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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

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

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

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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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正文收入恩格斯 1889 年 12 月至 1895 年 8 月所写的 92 篇

文章，其中包括 17 篇恩格斯为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再版所写的导

言、序言和跋；附录收入 21 篇其他人在恩格斯指导下或根据恩格斯

提供的材料所写的文章、关于恩格斯讲话的报道以及恩格斯同其他

人的谈话记录。

19 世纪 90 年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资本主义
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野心，使它们之间的矛

盾日益加剧，在以俄国和法国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

另一方的两大军事阵营之间开始出现战争阴云。欧美各国的工人运

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普遍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

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欧洲的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取得越来越多的

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是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辉煌胜利。 1889 年 7

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成立，工人阶级

的国际团结进一步加强。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

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

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见本卷第 627 页）。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不断推进国际工人运动，恩格斯进一步在理

论上和实践上加强指导。他加紧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再版

马克思和他本人的重要著作，以满足工人运动对科学理论指导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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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深刻总结革命经验，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阐释和丰

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精辟地论述了对待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科学态度；他一如既往地关注世界政治经济

形势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重大事件进行分析

和评论，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及时提出

新的理论判断和新的策略原则，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

他精心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大力促进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严厉批判

各种错误倾向，对各国工人政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

略进行有力引导。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为无产

阶级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恩格斯十分重视马克思经济

学著作的出版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一直把编辑出

版和再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在《关于（资本

论〉第三册的内容》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中，他简要介绍了

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以及它与前两卷的联系。 1894

年底《资本论》第三卷在汉堡出版，历时近十年的编辑工作终于完成。

在《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册》中，恩格斯谈到计划把马克思写

于 1861— 1863 年的一部长达 1 472 页的手稿中有关剩余价值理论

的部分”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见本卷第 615 页），可惜他未能

在生前完成这一计划。这一时期，恩格斯在编辑整理马克思的经济

学手稿的同时，还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1890 年）和第

二卷德文第二版(1893 年），并为这两个新的版本撰写了序言。

1891 年，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柏林出版新的单行本。

为了更准确地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依据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阐述的科学原理，对马克思年轻时代的这部著作中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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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法作了修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义得到确

切表述。恩格斯在为这个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言简意骸地说明了

修改的情况，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

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

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见本卷第 247 页）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了劳动力这种商品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向工人群众揭示了资本主义

剥削的秘密。

在《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这篇长文中，恩格斯对所谓马克思捏

造引文的澜言进行了严厉驳斥，挫败了资产阶级旨在以此全面否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企图。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

其他重要著作。他在为这些著作所写的序言或跋中，阐释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论述这

些著作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现实指导意义，总结过去几十年的革

命经验，分析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指明斗争方向。

本卷收入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再版所写的三篇序言。在

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

在各国的传播史，高度评价了《宣言》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

指出：＂《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现代工人

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

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于

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见本卷第 72 页）在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

和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还阐明了波兰和意大利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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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实现独立和统一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不恢复每个

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

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

（见本卷第 459 页）

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对马克思这

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著作揭示了

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

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见

本卷第 227 页）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

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揭示了公社失败后这两

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丧失影响力的原因。恩格斯高度赞扬公社”为
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个可

靠的方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

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

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

资。”（见本卷第 237— 238 页）最后，恩格斯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无产

阶级专政的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

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 239 页）

《卡·马克思0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是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

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导言中，恩格斯阐明了马

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阐释重大政治事件的初次尝

试，其结论经受住了历史的严格检验。这部著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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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

社会所有。”（见本卷第 622 页）恩格斯认为，这一公式是科学社会主

义区别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

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恩格斯阐述了 1848 年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发

展状况，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
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见本卷第

626 页）；因此他表示， 1848 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一次简单的

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分析了 1848 年以来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所发生的变化，指

出工人政党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他充分

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

”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见本卷第 631 页）。在德国工人那里，

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

崭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号召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

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同时又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无条

件地放弃革命暴力，决不能放弃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

｀历史权利＇ 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唯一权利”（见本卷第 637 页）。

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英国版和 1892 年德文
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自己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指出

“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

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

的地方”（见本卷第 392 页）。同时，他也说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

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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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夺取了大部分执政权的英国工业资产

阶级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试图建立一个以英国为世界工厂，以其他国

家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的世界市场体系。“当英国工业垄断地

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

地位的利益……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

未曾出现的原因。”（见本卷第 324— 325 、 405 页）但是，从 19 世纪后

期开始，随着德、美等国现代大工业的不断崛起，英国逐渐丧失作为

其现存社会制度基石的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即使在工商业空前繁荣

的时期，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当景气消失之后，这种

贫困就更为加剧。这是社会主义将在英国重新出现的原因。恩格斯

强调，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

本卷第 314 、 395 页）。他简要评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

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见

本卷第 317 、 398 页），指出鼓吹这种社会主义的“如果不是还需要多

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材狼”（见本

卷第 317 、 398 页）。他告诫工人阶级要善于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

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

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 407 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 年英文版导言》是一篇

有丰富理论内容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介绍了写作《反

杜林论》的背景以及由《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流传情况，指出它是传播最广泛的社会

主义著作。他简要回顾了 17 世纪以来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指出不

可知论实质上是力图与唯心主义调和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并

用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



前 言 7 

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第一次

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表述为“历史

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

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

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
卷第 370 页）。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宗

教执迷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先是打着宗教旗帜反

对封建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后又用宗教对抗唯物主义和工人运动的

历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妄图继续利用宗教来阻挡日益高涨的无产阶

级革命洪流的反动目的，指出“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

坠的社会”（见本卷第 385 页）。恩格斯还强调：“欧洲工人阶级的胜

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

证胜利。”（见本卷第 385 页）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 1875) 〉序》是恩格斯为

介绍收入文集的各篇文章的内容而写的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

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不把自己称做社会

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

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

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见本卷第 529 页）恩格斯强调指出，

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

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

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

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见本卷第 530 页）。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命运和俄

国革命前景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跋中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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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做直接过

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看法，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

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

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

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

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

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

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

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

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

第 518— 519 页）他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而这方

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

并对这些国家给予积极支持。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指出：

“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

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

526 页）在这种条件下，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

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

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

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 527 页）。在这篇跋中，恩格斯不仅

回顾和介绍了自己在 1875 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俄国

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而且还详细引述了马克思在 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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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以及马克思和他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

村公社发展前途的预测，并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阐述

和分析，充分体现了他在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时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 年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恩

格斯以大量研究材料为基础，评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等人

类学家在原始社会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研究上的贡献和局限性。他

高度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摩尔根对母权制氏族的发现，认

为这一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

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见

本卷第 268 页）。恩格斯的这篇序言为正确理解《起源》提供了理论

背景。

恩格斯始终非常关心并大力支持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各国

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和工人阶级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书信

和文章就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国内局势与他们交流看法。恩格

斯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和重大事件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对工人政党应采

取的对策的意见，对各国工人政党克服错误倾向、制定正确的纲领和

策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恩格斯十分关注德国的发展。德国的政治局势在 19 世纪 90 年

代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不

断取得巨大成功，对此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评述。在《德国

1890 年的选举》和《今后怎样呢？》等文章中，他分析了 1890 年 2 月

的选举对德国政局的影响：＂这次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

正的革命。可以说，它将开创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

时代完结的开端。”（见本卷第 52 页）这次选举后不久，俾斯麦黯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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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同年秋天，实施了 12 年之久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止。本卷

附录中收入的《弗·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

者的谈话》以及《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对英国（每日纪事报〉

记者的谈话》，是恩格斯在 1893 年帝国国会选举前后的两篇访谈录。

在前一篇访谈录中，恩格斯评析了 1893 年的德国政局、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在后一篇访谈录中，

恩格斯评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欧洲

局势的影响。这两篇访谈录都指出：工人阶级政党提出的要求是生

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这样的要求在德国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

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强调：“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

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

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

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

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
这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 683— 684 页）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致读者的告别

信。他在信中强调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指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应当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党的

原则，同时要具有生动的风格。恩格斯在信中还阐明了德国工人阶

级政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应当采取的策略,.指出它可以用自己

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必须以资产阶级也在法律

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反动当局用新的非常法或其他非法手段来

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再次把它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党就不得不重新

走上不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是它能够选择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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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

主党执行委员会 1891 年 6 月 18 日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

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党内出现的德国可

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

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

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见本卷

第 288 页），而在半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为“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

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

是多么大的幻想”（见本卷第 289 页）。他深刻揭露了工人政党内部

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

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

第 288 页）恩格斯还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

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特殊形式”（见本卷第 289 页）。《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对千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

导作用。

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以及《答保尔·恩斯特先

生》等文章中，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由青年大学生和著作家组

成的反对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恩格斯认为，在实践上，这个青年反对

派无视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条件，一味反对合法斗争，反对参与议会，

如果任凭他们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轻率的冒险主义势必对工

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带来严重危害。在理论上，他们声称马克思

和恩格斯与他们是一致的，而实际上他们所拥护的是一种巳经”被歪

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本卷第 85 页）。恩格斯指出：“如

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见本

卷第 98 页）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担任领导职务

应当具备的条件：“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

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

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

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

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 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

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

的地方要多得多。”（见本卷第 86 页）

《德国的社会主义》是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的请求为

《 1892 年工人党年鉴》撰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扼要地评述了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

权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了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应当

采取的策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充分利用合法性的同时，要警惕资

产阶级及其政府会破坏合法性，＂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见

本卷第 334 页）。他认为，反革命的暴力也许会推迟社会主义的胜

利，但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恩格斯针对俄国、法国

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阐明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应采取

的态度。他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德国，这就

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在这种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

责就是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

敌人投降”（见本卷第 340 页）。恩格斯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

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争取和平。

《欧洲能否裁军？》是恩格斯应倍倍尔的请求针对德意志帝国国

会有关军事法草案的讨论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了德国社会民



前 言 13 

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策略。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

“军队与其说要用来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要用来防御国内的敌

人”（见本卷第 463 页）。工人政党的目标就是逐步废除这样的常备

军，将军队从压迫的工具改造为”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见本卷第

463 页）。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德国通过改革军事训练方法和改良军

队作风而不断缩短各兵种现役期的可行性，指出这样做不但可以在

国内逐步减少常备军，而且还能引导其他各国以这种方式裁军，从而

遏制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使欧洲和平得到保障。这篇文章通过论

述如何改造资产阶级军队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重

要著作。

19 世纪 90 年代初，德法等国的工人政党围绕如何制定土地纲

领以争取农村选民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

派领袖福尔马尔在 1894 年 10 月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把保护

小块土地私有制写进纲领，并援引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的决议，

说该决议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恩格斯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中反驳了福尔马尔的说法，随后撰写了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法

德农民问题》。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德法等国的工人政党在农民

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农民作为工人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争取

农民支持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恩格斯

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见

本卷第 591 页），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

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 592 页）。他对农村中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状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

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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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

606 页）；对于在农业经营活动中普遍雇用长工的中农和大农，出路

在于“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

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尸个全国大生产合

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见本卷第 611 页）；而对于

大土地占有者，则应该实行剥夺，至于这种剥夺是否要以赎买的形式

来进行，这将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

地所有者的态度。恩格斯还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因

此共产党人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

共占有而斗争。

恩格斯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本卷收录

的儿篇与意大利有关的文章中，恩格斯结合意大利的具体情况，阐述

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和应当采取的革命策略。

在《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中，恩格斯通过分析一桩金融骗

局揭露了意大利统治集团的腐败。

在《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中，恩格斯驳斥了意大利唯心

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乔·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

轻视政体问题的指责，重申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

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指出：“马克思和我在 40 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

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

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

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见本卷第 348 页）恩格斯还驳斥了

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的指责，指出

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而这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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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革命如何实现，”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千这件

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见本卷第 349 页）。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是恩格斯分析意大利革命形势、

论述工人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著作。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经

济状况，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如果发生革

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

中制定的策略原则，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

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见本卷第 536 页）。恩格斯强调，工人

阶级政党必须牢牢坚持这个伟大目标，把每一个进步的或革命的运

动看做是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一步；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发展壮

大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时要保持独立

性，同时把农民看做“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见本卷第 535

页）。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他所强调的一般策略虽然是正确的，但是

怎样运用于意大利，“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

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见本卷第 539 页）。

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中，恩格斯驳斥了意大利

反动势力对意大利社会党的诽谤，简要论述了阶级斗争理论，指出：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

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

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见本卷第 585 页）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恩格斯应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要

求，为他们准备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一篇文章。

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对外侵略和战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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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制度是扼杀欧洲革

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凶，同时揭露了西欧反动势力同沙皇

俄国互相勾结的反动目的。恩格斯通过考察 19 世纪欧洲局势的演

变，揭露了欧淤1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指出：“欧洲

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

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

度的改变。”（见本卷第 50 页）基于这一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恩格斯阐

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义，指出俄国革

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与西欧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完成

自己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这个历史任务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见本卷第

49 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辩证地、历史地、富有预见性地分析形势

以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典范，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深

刻的影响。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是 1893 年 12 月恩格斯写

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希望从大

学生中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与从事体力劳

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斗。他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医生、工程

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

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

旬，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 508 页）。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伦敦的 5 月 4

日》、《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

局势》等文章，他写给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捷克、匈牙利、保

加利亚等国工人组织的书信，以及本卷附录中收录的一系列有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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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的报道，反映了他对工人阶级革

命斗争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其中包括：支持各国工人从实际情况

出发举行五一节游行和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游行，反对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争夺工人运动主导权，促进各国工人组

织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协作等等。这些文章、书信和报道

体现了恩格斯作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最为重要的领袖所起的举足轻

重的作用。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积极致力千人类学和宗教史问题的

研究，其有关论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内涵。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由恩格斯的译文和恩格斯的评述组

成，译文描述了生活在库页岛的尚处于群婚状态的吉里亚克人的社

会组织和生活。恩格斯指出，人类学家的新发现证实了唯物史观的

科学性。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和

阐述宗教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对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演变

过程和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根据对大量史料特别是对《启示

录》的分析，说明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社会底层的受苦受难的人，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他们只能在宗教领域寻找出路。

恩格斯指出，基督教作为诱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宗教，必

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这个世界宗教在产生 300 年之后便从奴

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宗

教，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

具。恩格斯把原始基督教同现代工人运动作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

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在产生时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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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者的运动，原始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要摆脱奴役

和贫困；但是两者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基督教诱使人们在天国中寻

求解脱，而社会主义则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通过斗争在现实世

界中、在社会改造中实现解放。

本卷收入了几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文章和关于马克思

家人的文章。《马克思，亨利希·卡尔》是恩格斯为《政治科学手册》

写的词条，文中简述了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国际工人运

动的伟大贡献，详细列举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在《致（每日纪事报〉

编者的声明的附函》和《关千已故的马克思夫人》中，恩格斯严厉驳斥

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家人的诽谤。附录中收入的两篇关于恩格斯的

传记条目是根据恩格斯提供的材料写成的，文中简述了恩格斯的生

平和著作。

恩格斯于 1895 年 8 月 5 日在伦敦与世长辞。他是马克思去世

后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杰出和最重要的革命领袖，深受各国工人的敬

重和爱戴。恩格斯在 70 岁生日时曾经表示：＂我将把我的余生和我

尚存的精力奉献给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

止。”（见本卷第 106 页）他用自己伟大的一生完美地践行了这一庄严

承诺。

本卷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相应卷次相比有如下变

动：第一，正文新增 3 篇文章：《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和从德国的社会主

义〉一文的草稿片断》；附录新增 8 篇文章：《伦敦的 5 月 3 日》、《反对

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

代表大会的贺信》、《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

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忒（德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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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工作

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苏黎世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弗·恩格斯

1895 年 1 月 1 日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弗·恩格斯 1895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同维 4 阿德勒的谈话》。第二，有 5 篇文章中文第 1 版

第 22 卷收入正文，本卷收入附录：《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弗·

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H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以及《马克思

的（资本论〉第三册》。因为前 4 篇文章是报刊对恩格斯演说的报道，

后一篇文章只能确定与恩格斯关系密切，不能确定是出自恩格斯的

手笔。

本卷所收文章，凡是有不同版本的，版本之间的重要差别都在脚

注中作了说明。

收入本卷的文章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1 卷(2002 年）和第 32 卷(2010 年）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弗·恩格斯

1889 年 12 月— 1895 年 8 月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

写于 1889 年 12 月 23 日前—

1890 年 2 月底

译成俄文载千 1890 年 2 月和 8

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1 期

和第 2 期，原文载于 1890 年 5

月《新时代》杂志第 8 年卷

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卷翻译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饥加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

备军叽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威胁和

危险。

第二， 对于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一直还强调得不够 因为

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的正常发展，

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

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霄内地理据点。

卡尔·马克思的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 1848 年指出，并从

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必

须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的斗争。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

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

0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

“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

一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而是“主要堡垒，同

时也是它最后的防御阵地和最强大的后备军”。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

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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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的事业。心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

道得相当少。这是由千，第一，在俄国国内，关千这一切只容许官方

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

0 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

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2 50 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
的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

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

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

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

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

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3看来，至今在英国

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4

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

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千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

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

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

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

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

国外交不早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

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对弈，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

是充当俄国的棋子，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

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

密的神秘的学说，充满了对许多鲜为人知的、儿乎从未得到过明确证

实的事实的暗示。他建议恢复追究大臣的法律责任的做法，并用枢密

院5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优势的万应良药。

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

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

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6“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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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

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

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敌

人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

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入它强大

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控制自己内部的贪污腐

化，而在外部则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

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措—迪—博尔哥；德

国人，如涅谢尔罗德；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如利文。它的创始

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世俗的私人利益和家族利益，他们并

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因为不

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

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

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

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首领地位；他的继

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

得像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

既定的目标，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

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俀，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

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CD向前进 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

0 指沙皇保罗一世(1796— 1801 年在位）被谋杀一事，见本卷第 21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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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出多大的伤夭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

纳河扩展到魏克瑟尔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

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的发源地，

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
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

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

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光辉，足以绰绰有

余地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吹

嘘夸耀足以绰绰有余地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

详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

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

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

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

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造成如此巨

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他

们只不过是正确地利用了现有的实际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

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

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

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

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

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贞不贰，吃苦耐劳，对千由密集的人群决

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出色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

只有一面边界，即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也只有这一面易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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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嫦和的中心；这个国家由于道路

交通不畅，幅员广阔，补给资源缺乏，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 这

里为任何善千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

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玩弄各种把戏，把任何一个别国政府拖

入无休止的战争。

俄国在防御方面强大到几乎牢不可破，而在进攻方面却相当软

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装备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

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

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具备大规模进攻能力的尝试都遭到了

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做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8 的尝试，

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方面障碍儿乎与需要组织的群

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

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

秘密；因此，俄国外交历来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做万不得

己的手段，并且只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

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来挑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领土承受战

场的破坏，由它们提供众多的士兵，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

大多数战斗中都受到保护，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相对少的牺

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 1813— 1815 年的战争9 中就是这

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

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竣

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

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

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

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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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回过来看看 1760 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

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

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征服对象。北部是瑞

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

的；查理十二由此毁灭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

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靴鞘

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还

算可观，但也 H益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

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人口多数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

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出现反抗。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

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 塞尔维亚人和保

加利亚人 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的使命

是保护被压迫的希腊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就会在这里为

在解放0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对

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

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

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希腊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

俄国名称 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

了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

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

0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而是“解放被压迫者”。－~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者“，而是“救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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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

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

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

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

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由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击，也可以返

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尔特

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它在海上也就会是不可攻克

的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德里亚海。但是

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

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

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

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

无法采取，因而使国家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

自己的说法，从本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

dem stoi) ；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

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 karczma zajezdna) ，不过他

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

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这样一

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

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

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

并卫此后，由于波兰文明程度更高，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

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 16 世纪，耶稣会会士统治波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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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信奉希腊正教的俄罗斯人。被迫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

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

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

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伟大的现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

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就并不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

独立的语言饥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希腊正教的维护者，要保

护东方礼天主教徒12 ，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

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不可挽回地陷入土崩瓦解状态的国

家 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在

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越来越接近完全的主权。他

们的同皇帝意志相对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自由

否决权14)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明确得到法国和瑞典的保障，因

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千对此加以阻挠的外国的同意。

而且瑞典由千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因而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

帝国国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

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

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

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法国的

0 在英译文中不是“波兰的信奉希腊正教的俄罗斯人“，而是“信奉希腊

正教的波兰人＂。一一编者注

@ 弗·米克洛希奇《斯拉夫语比较语法》1852 年维也纳版第 1 卷第 IX 页。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德意志罗马帝国“，而是“神圣罗马帝国”。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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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金，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保有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立“因此，

皇帝早已不在他的帝国内部，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

意志的）世袭领地寻找自己的支柱，因为帝国只是让他耗费金钱，而

且使他劳神费力、忧愁烦恼，除此之外，毫无裨益。千是普鲁士王朝

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绝

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

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不

仅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中所写的要

清楚得多）认识到，而且制定并开始实行了对瑞典、土耳其、波斯、波

兰以及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

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关注。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

一伸手就能拿到；土耳其离他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

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 这是

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办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

跻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无功；他只做到了同德意志帝

国诸侯结成姻亲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的纠纷。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变得进一步有利于俄

国了。这样，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

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

未丰，还要依靠法国或俄国的帮助 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

越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便越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

(D 见古·居利希《关千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

述》1830 年耶拿版第 2 卷第 201—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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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关系。

由此可见，在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

国。而要暧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获取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

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

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

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

因此，只要善于利用利益冲突，就能使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

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

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

经济生活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卷入永无休止的争吵，

彼此总是忙于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

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儿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

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

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追求权力的人，即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

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

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开明的“18 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

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

主 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 ，在找到好差

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0的开明

国际。这个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斯“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

俄国被叫做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同样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

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捷琳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

0 在英译文中不是“贵族资产阶级“，而是“半贵族半资产阶级”。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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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才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0中说明了，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人道主义“，在

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

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 18 世纪变成了

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

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一切不清楚自身

起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

“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活动，怎样利用相互竞争着

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

的目的 俄国的世界霸权。

0 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 年斯图
加特版。 编者注

@ 有 3 份恩格斯手稿片断和 1 份打字稿片断保存下来，在手稿片断中不
是“15 世纪和 16 世纪＂，而是“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一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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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 年饥当大淫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谋杀丈夫后登上王位的

时候，世界©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的侵略计划。七年

战争20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英国摧毁了法国在海上、在美

洲、在印度的实力，然后又背弃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鲁士国王

弗里德里希二世。这后者，在 1762 年，当俄国的彼得三世登上王位

并且©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凇这位被自己

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抛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敌对，在七

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拜倒在刚即

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获得强

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王国的主要

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目标。

1764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1 日），叶卡捷琳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

个彼得堡同盟条约21 ，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

0 在打字稿片断中没有“1762 年＂。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世界”被删除。—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登上王位并且“，而是“突然”。一一编者注

@ 在打字稿片断中，此处还有“因此而得救的弗里德里希从这时起也成

为俄国的奴仆”这句话。——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没有＂和唯一”这几个字。—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在必要的时候＂。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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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

义务。这就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

给普鲁士0的一根骨头，使它在 100 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

链上。

我不谈第一次瓜分波兰22 的详情细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

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

三大台柱叶卡捷琳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具有

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加以践踏，然

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

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23

这些开明、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捷琳娜是再有用不过了。

“开明”©是 18 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 19 世纪的

“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

迫，没有一次不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

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氮就

像同样幼稚可笑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

于保卫正统主义24 ，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

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

0 在打字稿片断和英译文中此处加有“这条狗＂。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族人民”，而是“解放受奴役的各族人民”。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族人民＂，而是“解放被压迫者＂。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欧洲”二字被删除。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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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阶级党派。俄国外交，也只有这种外交，被容许同时既是

正统的又是革命的，既是保守的又是自由主义的，既是传统的又

是开明的。这样一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貌

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 1778 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争夺巴

伐利亚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陷于纷争，这又只对叶卡捷琳娜有利。

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能再像彼得那样期待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

员的权利了©；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

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

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而它终于获得了这一地位。根据 1779 年的

泰申和约25 ，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

前各项和约，特别是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5 的执行。这样，

德国的弱势地位就被确定下来，德国被宣布为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

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

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捷

琳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26 。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占领了亚速海

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

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河。＠在这两次战

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

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

0 在打字稿片断中不是“普鲁士“，而是“德国”。一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而是“通过获

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一一编者注

@ 在打字稿片断中没有这旬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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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捷琳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

义首先提出了O“武装中立”的原则 (1780 年） 28 ，即要求限制英国认

为它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

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在 1856 年巴黎和约“中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

国本身所承认。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捷琳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

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

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

的“朋友和邻居也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莱奥波德在

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捷琳娜一个大好机会，

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借口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

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问题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

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落入了圈套。虽然普鲁士（它从 1787 年到

1791 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捷琳娜的同盟者的角色）还算及时地醒

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大的份额，虽然也

不得不补偿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

入叶卡捷琳娜手中笠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

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使用了

1792— 1794 年同盟31 的力量，它就削弱了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法

国这时就得以强大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

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

0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所谓的北方”。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它的军舰“，而是“战时它的海军”。一一编者注

@ 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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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

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捷琳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

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

居；把德国变成下一个瓜分对象；把夺取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

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

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 叶卡捷琳娜在排特烈港就是这样向国王古

斯塔夫三世提出的32 ；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

势；在土耳其信仰基督教的莱雅0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

和正统主义的词旬巧妙地结合起来，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相信

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捷琳娜逝世的时候，俄国已经拥有了超过甚至最肆无忌

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

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

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已为所有俄罗斯人的专制君主。俄国不仅

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

许多港口。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靴鞘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

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 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

其他民族来说，这都足够了。可是对千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必

考虑的），这只不过是为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打好了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 拿破仑。

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

CD 莱雅是奥斯曼帝国内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臣民的称呼。－~编者注

@ 保罗一世。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人民”被删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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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成就的机会：德国日益

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捷琳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

固执、任性、难以捉摸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行动；他变得

使人无法容忍，必须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

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

保罗被勒死了，随即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

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式而成了这帮耶稣会外交家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听凭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普遍存在的混乱

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

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 年）33 ，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

部地区，同时规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

从帝国僧侣（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

引它根据 1779 年泰申和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

的时候，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意志帝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共

同发表决定性意见。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贪婪，以及他们习以为常

的对帝国的背叛仇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的意见成为决定性的意

见。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订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

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订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

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 年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34

作为联邦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

0 在英译文中“德国的”被删除。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混乱“，而是“分裂和衰败＂。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而是“普遍不佳的名

声”。——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作为联邦的”被删除。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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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

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这些小邦的未来将会怎样呢？普鲁士还

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要求得到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

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要求得到德意志帝国的遗产。

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的紧

邻关系对各小邦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以胜利的荣誉完成了

其余的工作，使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

在当它 100 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千彻

底瓦解，已经精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俄国能容许科

西嘉岛的暴发户CD在这种时候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

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

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争取到自己

这方面来。千是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各个宫廷

充斥着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与此同时，人们又在公众中

散发神秘的小册子，宣扬俄国是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

的强国，而根据 1779 年的泰申和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

当 1805 年战争爆发时，稍微懂一点事的人想必都会明白，问题在于

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利茨城下被打败，

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巠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

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他们以往的生存方式©中

0 指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生存方式“，而是“政治制度＂。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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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恶劣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会战、埃

劳会战、弗里德兰会战和 1807 年的蒂尔西特和约。36 这里又一次表

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

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

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

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

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彼此

意见分歧以及卖身投靠，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

胆横越封冻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迫使斯德哥尔摩发生暴力政变

并将芬兰让与俄国。“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同拿破仑的关

系濒临决裂时，沙皇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奥

布，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

这样就在 1814 年实现了叶卡捷琳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

归你立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标，照旧是沙

皇格勒。在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38 ，拿破仑曾明确地答应把摩尔多

瓦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容许他瓜分土耳其，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

外。从 1806 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

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39但是，如果说下面这旬话对于波

兰来说只是讽刺，那么对千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靠混乱来维持

着。壮实而平凡的士兵，壮实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

0 在英译文中“芬兰归我，挪威归你”被删除。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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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才得以补救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

败，但是不能使之屈服，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心推进得非常

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 “40 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

系也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

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

笔下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当它有丰富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不需要金钱。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

市场 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太西方化了，以致没有钱就

无法生存。贸易封锁 H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

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蒂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

破坏了，于是爆发了 1812 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能看

清时局，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边，改组波兰，并在

0 在英译文中不是“沙皇格勒“，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一编者注

@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 1 章第 7 节。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自己的原料产品“，而是“本国产品”。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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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

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而基础又不稳固，

再也无法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

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把波兰人的忠告当做耳边风，向莫

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途中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

起义反对法国霸权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

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

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42 以后，莱茵联邦35 脱离了

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大约 18 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

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出卖的土耳其，于 1812 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

约39 ，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

了俄国，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己并入俄

国。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沙皇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

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

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

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回报。甚至西班牙王

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

而不只是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44 ，因为后者的胜利毕竟从来没有

能够推翻法兰西帝国。

俄国以前从来没有占据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在自己的天

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捷琳娜的侵略，俄国的

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 我不愿说是辩白 ，那么对千亚历山

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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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D45 是波兰人的。在这里

不再是对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同族部落进行合并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是明火执

仗的抢劫。

0 在英译文中不是“会议桌上的波兰“，而是“波兰王国”。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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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

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

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叨听腋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

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反而借助这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

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46 ，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

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

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

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是要利用对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

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

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经商的民族，

而商人最苦千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

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

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保持着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

土耳其人通常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

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

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与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也并非不

0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显然是为了迷惑沙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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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

存无法忍受。相反，自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希腊人的贸易摆脱了威尼

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这种贸易便迅速地繁

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

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

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

贪婪的劫掠；缺少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心的首要的基本条件，即保

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 1774 年起己做过

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47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

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必须使

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做好

了准备。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

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愤；在法国和德国开始

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48 。这一切阴谋和

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这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

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

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其所能地在它的正统主义的

同盟者的内部煽动不和仇它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

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

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49及西方其

0 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

易＂。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内部煽动不和“，而是

“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不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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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罗保、莱

巴赫、维罗纳的会议50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

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 1821 年派遣奥地

利人进入意大利，千 1823 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这并不妨碍他

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而与此同时却给这次起义煽

风点火，并怂恩西方的希腊之友加倍活动。愚蠢的欧洲又令人难以

置信地受到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仇向

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而前者和后者都

相信了它。

在维罗纳，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夏多勃里昂完全为沙皇所迷

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

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

又以一些有约束力的诺言来予以加强）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

1830 年，除了少数儿次中断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

迫的幌子下而自已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

获得预期的成功皇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

(1825 年 10 月 18 日 (30 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

0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而是“世界

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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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向欧洲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的

天然的敌人。”(D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饥俄国企图得到欧洲的崇高许可，

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但是，它的所有尝试都没

有成功。而与此同时，土耳其千 1825 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

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

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

措－迪－博尔哥 (1825 年 10 月 4 日 (16 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

(1825 年 10 月 18 日 (30 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

理会欧洲，甚至不理会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

这显然是俄国外交界的普遍看法。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

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具有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拿破仑这样叫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有

他们的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并对希

腊的起义者感到厌倦。他无所事事氮前往南方的塔甘罗格附近

旅行，在没有通铁路之前，当时那里儿乎与世隔绝。忽然传来了

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

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

不过了。

CD 引自《关千俄国的文件汇编。鉴千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大部分是秘
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 年巴黎版第 52— 53 页。

编者注

@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被删除。——编者注

@ 英译文在“他无所事事”之前加有“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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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

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0；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千一切，为了

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千发动了

对土战争，而没有受到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旬，对法

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都派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

于 1827 年 10 月 2OH 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里诺袭击了土耳其和埃

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

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千

1828 年 5 月 6 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 15 000 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

船开往希腊，并且在 8 月和 9 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千奥地利来说，

显然是在警告它不要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

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

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

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

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

脉退却。他只有 2 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

驻君士坦丁堡公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

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講和；用毛奇的话说，这

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0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

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

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意志力的表示＂。 编

者注

@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率领俄国军队”。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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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儿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

渊＂CD(毛奇《俄土战争》第 390 页）。

无论如何，这次嫦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

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两公国事务的新口实且多瑙河两公国从这

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52 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 karczma zajezdna饥在

这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在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利用这些优势以前，七月革命“爆发了。

这时俄国的代理人暂时收起自由主义的词旬；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

“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

发了波兰起义54 ，这次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

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我不来详细谈 1830 — 1848 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

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以土耳其的保护者的身份出面，保护土耳

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里的侵袭，派遣 3

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

凯莱西条约55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此

外，它在 1840 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一夜之间把威胁

它的欧洲反俄同盟变成反法同盟， 56 并且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

农民实行剥削副以及用组织规程57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8

0 赫·毛奇《 1828— 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

版第 390 页。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karczma zajezdna”后面作了注解：＂（餐馆）”。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

当中＂。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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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沁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两公国的

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这是

经过 20 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的。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次严重挫折：当康斯坦丁大公 1830 年

11 月 29 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

交档案、外交大臣©的报告原本和大使们的一切重要报告的官方副

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1825— 1830 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

揭露了雹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英法两

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 1834 年将它

们发表在《公文集》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

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利用它们的分裂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

的统治的那些阴谋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

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 1848 年二月革命58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

够把这次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蔓延到了维也纳，

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

(D 在英译文中括号里的话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

的法典，它把农民更多的工作时间置千贵族（农村土地贵族）的支配之

下，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英文版第 10

章第 218-222 页。”恩格斯在脚注里引用的是《资本论》第 1 卷 1887

年伦敦英文版，在正文里引用的是该卷 1883 年汉堡德文第 3 版。这

两个版本章节划分不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2—276 页。一编者注

＠卡·瓦·涅谢尔罗德。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 1825-1830 年间
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一编者注



34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

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

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

波兰被重兵驻守着，根本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两公

国59 ，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有了借口重新侵入摩尔多

瓦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

不仅如此。奥地利，即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伽强

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濒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

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

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又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

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

了匈牙利军队，从而确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

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

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唤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接受他的裁

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60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

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

侮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

式作出了裁定，他在确信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对沙皇政府的目

的有用之后，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

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难道俄国外交不是

很有理由对千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

0 在英译文中不是“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而是＂懦弱的低能

儿”。—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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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不应得的福分；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

军；克里木战争爆发了；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衷于以其

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62 。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千在匈

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回报，期望千它的是对俄国在

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

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奥尔绍瓦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这一次

奥地利竟敢千有自己的主张，这儿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仇在看这出戏

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

以无数的钱财和 100 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联军的头批队伍刚在保

加利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两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

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

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

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无

情的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

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真正的战争。这样一

场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氮因为俄国是通过普鲁士的领

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会

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

0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喜剧《错中错》的标题。——编者注

@ 参看皮·博马舍《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 3 幕第 11 场。在英译文中，

“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这旬话前面补充有法文原文： “Qui trompe-t-on 

ici”。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是“这场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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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危险。俄

国所希望的事情 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 ，恰好由

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且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

向俄国腹地进军，这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

利地变成了虚假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

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安营扎寨；

虚假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真正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虚假

的战争最有利，对真正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

力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边疆的据点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

强有力的因素 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资源匮乏，便

反转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侵略者的坟墓的南俄草

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毫无顾忌地以其特有的凶残

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

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不足、粮草给养很差的队伍在行军途中丧

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

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

拉完全陷于绝望。他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

后果。63

他的继承人也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29 比较起来，战

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

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

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狂热，用不断征服新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

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

0 亚历山大二世。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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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使俄

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使自己丢了丑。随之出现了惊人的觉

醒。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大大地醒悟，沙皇过于滥用了俄

国人民的忠诚，因此，再要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

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已进一步发展了；

除贵族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有教养的阶级 资产阶级。总之，新

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

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

开端，这种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

越来越不可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

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

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的目的而提供

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

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么赢得使

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

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

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

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一－俄国将和以往一样

难于攻破而且在进攻方面同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

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

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俄国不赌气，它在积聚力量 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

束后说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

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这种积聚(recueille

ment)受到政府本身的支持。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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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CD。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

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

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

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

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被根本破坏的同

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却由于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

他优惠办法而像在温室中一样©发展起来；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

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使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无法

平静下来。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

尤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做虚无主义66 的运动中。这就是俄

国积聚力量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

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 1856 年的巴黎

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矶他不但没有

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

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28 ，并

且建立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67而在 1859 年，当路易－拿破仑决

0 在英译文中不是“铁路和大工业“，而是“铁路、蒸汽机和现代工业”。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即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

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人为地”。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

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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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俄国向奥地利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当时马志尼

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68 ，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

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

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 1848 年起，各国

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背沙皇的意志，也违背路

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69

1859 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儿乎把军队增加了一

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

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

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竭

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70他以此使沙皇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

问题上放弃了自已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

1864 年脱离了丹麦卫然后是 1866 年的普奥战争72 ；这里沙皇又有

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

1849— 1850 年受了侮辱之后仍然忠贞不贰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了

力撞。 1866 年的战争导致了 1870 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

普鲁士“好样的舅舅“CD一边，直接钳制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

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 1866

年一样，亚历山大在 1870 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

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精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

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

队作为战俘被送入德国。

0 在原文中这儿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

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

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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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

协会总委员会。 1870 年 9 月 9 日，这个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

其中把 1866 年战争跟 1870 年战争作了类比立宣言中说， 1866

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73 ，但是一旦普鲁士获得胜

利，力量增强，就足以使法国立刻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复同

样， 1870 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

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战争期间他在外交上＠支持德

国74 。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俄国沙皇对德国的

传统的控制力，不过这种能力如今已遭到破坏。当革命运动开始在

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在国外丧失这

种威望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

俄国的怀抱，那么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

会是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 这场战争很

容易变成一场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种族

战争。

0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千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在

英译文中，由此到本段末尾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而是援引宣言中相

应的一段话，从“在 1865 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

起，到”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止。

编者注

@ 在手稿片断中此处有“从而导致 1870 年的战争”这几个字。－—-编

者注

@ 在手稿片断中不是“在外交上“，而是“从侧面”。——编者注

@ 在手稿片断中此处加有“直接＂。 编者注

@ 在手稿片断中不是＂掠夺“，而是＂扩张“。——编者注

@ 在手稿片断中不是“同时对俄法两国“，而是“对结盟的俄法两国”。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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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意志帝国为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阿尔萨斯—洛林75,

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

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彼此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

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 1877

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 1878 年 1 月

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

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

把自己拟定的圣斯特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76

尽管如此，巨大的胜利似乎还是获得了。罗马尼亚、塞尔维

亚、黑山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

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

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被暂时破坏；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

尔干山脉被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

耳其的附庸国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

国； 1856 年失去的那部分比萨拉比亚领土被收复了；在亚美尼亚

新的重要的阵地被占领了；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

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

的一切努力；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精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

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 按照

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O 暂时地为俄国守

护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

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我们房屋的钥匙”78

0 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

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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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阿尔萨斯—洛林

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

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

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

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其中一个阵营周

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心要采取最后的重大步骤，要真正

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

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千开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

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

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

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

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断粮来围困前者或后者（这要看当时

它站在哪一方面）©。但是，要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

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 150 年来力图避免

心 在英译文中“沙皇政府”被删除。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即使没有那种它曾长期享有

的、而按照 1856 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两个

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

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这个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

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

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曾确实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

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各个敌对集团；长

期保持中立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

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

到遗憾。但是，到那时，英国的海军优势将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表现出

其全部的威力和影响，试问除此之外还需他求吗？“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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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

皇政府来说也绝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夙愿。只有君主制复辟

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目前唯一可能发生的可

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千自己

的十分特殊的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

CD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
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

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 1857 年的印度起义80 以后，早在 1840 年就

已开始的对突厥斯坦的征服81 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865 年俄国

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药杀水上建立了据点； 1868 年合并了撒马尔

罕， 1875 年合并了浩罕，把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变成俄国的附庸。

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梅尔夫的艰难的进军； 1881 年占领了沙
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泰佩； 1884 年梅尔夫投降，于是里海

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河的查尔

朱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地位还远

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

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

度的统治还没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 1857 年的起义以及对

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

但是当在突厥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

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

势不可挡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

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

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

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

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

以致千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

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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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峡的前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

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

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

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 1 500 万法郎从事复辟运

动。 82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

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对

抗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

一般说来，正是在 1878 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越来越敢

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

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即俄国专门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

现的地区，也不再有任何收获。正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

列夫纳城下获得胜利的83 ，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

自己的那块土地比萨拉比亚，现在他们很难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

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

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

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

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 沙皇认为把

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 从那时起，至少是

在帝国的齐斯莱塔尼亚部分，自己行使统治权。84关千万能的沙皇解

放各国人民CD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千克里特岛或者亚

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笃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

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坎南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

0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

各国人民＂。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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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里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85 以后CD，甚至连格莱

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不会为了克里特岛和亚美尼亚而再冒欧洲

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核心问题。俄国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从 1856 年开

始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俄国

日益西方化；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仇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

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瓦解 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

越快的速度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

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显现出来。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

党成立了，政府只有用越来越野蛮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

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做主的日子已经不远 到那时，俄

罗斯民族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

去做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蠢事了。 1848 年停留

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俄国国内，它

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就只等为革命打开大门的时机了。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衷于沙皇的

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

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压迫

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

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

0 英译文中在这句话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

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86 。”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而是“现代制造业、蒸汽机和

铁路的发展”。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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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

么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

级自然热衷千把新的侵略看做是扩大俄国市场的手段。但是这种城

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87使俄国人民的

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

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心，而随后它又被迫取消

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应从这个经验中保证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俄国

的国民议会哪怕仅仅是为了克服最严重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

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欧洲当前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l）德国吞并阿尔萨斯一

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

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

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

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

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 1 000 万到 1 500 万武装的士兵

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

一，武器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

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

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最后成为胜利者。89

CD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的“地方自治机关”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
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县参

议会）＂。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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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俄国局势发生变化，使得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

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在国内的受

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将失去他的所有反法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

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奥地利还是意大利都不

会有丝毫的兴趣为俾斯麦雹K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德意志帝

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谁

都不喜欢它90 ，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甚至连为自由而斗

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都将是非

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也将是没有危险的。在这种情况

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

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

国，以便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

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

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走上战争的道路，相

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会诚心

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

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 作为防

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

峡，欧洲对于这个由形形色色的民族组成的复合体的存在就会失去

0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国皇帝”。 编者注



48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

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继续存在，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

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

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

人、阿尔瑙特人立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将终千有可能不受外来力量

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

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旰山脉和爱琴

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碎块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

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用所谓的解放这些民族的幌子来掩盖自己

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

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么革命的法国人民

对于与暴君，与残害波兰和俄国的剑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

国如果在战争中站在沙皇一边，一且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

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 1793 年的挽救手段 进行革命，通过

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以及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

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 1848 年起时代已

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到什么

是恐怖了91 。因此，与沙皇结盟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

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

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么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法兰西

共和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

0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 编者注

@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亚美尼亚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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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

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权势的

跌落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那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

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

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关于不断增加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叨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

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

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仇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也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

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的坚固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

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

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

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

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的危害。所以，一旦这个

主要堡垒＠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

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

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

0 在英译文中不是“西方“，而是“西欧＂。一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

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一一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

大人先生们”。一—编者注

@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一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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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 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 CD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

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

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

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

的改变。这种改变必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

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1890 年 2 月底千伦敦

CD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
皇政权，可是这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最好步骤。“接着还加了

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

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

的力械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

的政党，在总数 700 万张选票中，它拥有 1 437 000 张92 ，一切惩治法和

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
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

步，同时也满怀决心 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

坚定 去争回 1848 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

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

会为他们提供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

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专制和宗

法权力的德国皇帝展开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

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

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

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

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

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 －编者注

@ 在英译文中不是“工人政党“，而是“工人阶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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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1890 年的选举94

凡是注意观察近十年来德国政治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德国社

会民主党在 1890 年的普选中将获得巨大的胜利。 1878 年德国社会

党人受到了严酷的非常法“的迫害，根据非常法，他们的一切报刊被

查封，会议被禁止或被解散，组织被破坏，而任何想恢复这些组织的

尝试都被当做“秘密结社”而遭到惩罚；党员因此被判处的徒刑加起

来超过了 1 000 年。尽管如此，德国社会党人仍然秘密地每周定期

地把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大约 1 万份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运进了

德国，并分发出去，数以千计的小册子也是这样传播的；他们成功地

进入了德意志帝国国会（九名议员）95 和许多市镇代议机关，其中包

括柏林的市议会。党的力量的增长，甚至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

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社会党人在 2 月 20 日获得的胜利，甚至连他们中间最乐观

的人也没有预料到。已经获得了 20 个席位，也就是说，在 20 个选区

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社会党人还在

58 个选区进入了决选投票，这意味着，在 58 个选区里，社会党人在

所有提出候选人的党派中不是力量最强大的，就是居第二位的，而重

新进行的选举将在两个得票最多但是都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票的候选

人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至于社会党人总共得到的票数，我们只能

做大概的估算。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 1871 年不超过 102 0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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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 年 493 000 张， 1884 年 550 000 张， 1887 年 763 000 张， 1890 年

他们可能得到不少于 1 250 000 张选票，也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

目。92党的力量三年来至少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 1887 年只有三个党的选民超过了 1 000 000 人：民族自由

党961 678 000 人，中央党即天主教党“1 516 000 人，保守党98

1 147 000 人。在这一次，中央党将保住自己的选民，保守党失去了

相当多的选民，而民族自由党则失去了非常多的选民。这样，社会党

人在选民人数上同中央党比起来仍然处于劣势，但是却完全赶得上，

甚至会超过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

这次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可以说，它

将开创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下面

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

年轻的威廉由于自己颁布了关于劳工保护法和关于国际劳工保

护会议的诏令，摆脱了他的老师俾斯麦的监护。99俾斯麦认为，明智

的做法是给自己年轻的主子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安静地等待威廉

二世因为喜欢扮演工人之友而陷入窘境；那时俾斯麦就有机会作为

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出场了。这一次俾斯麦没有对选举的进

程表现出焦虑不安。一个一旦年轻的皇帝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就会将

其解散的无法驾驭的帝国国会，甚至会对俾斯麦有利，而社会党人的

巨大成功可以帮助他在帝国国会解散的时刻到来时提出一个动听的

口号举行大选。狡猾的首相现在也真的得到了一个谁都无法驾驭的

帝国国会。威廉二世很快就会认识到，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土地

0 原文“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

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

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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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资产阶级目前的情绪，他在诏令中所提到的那些目标甚至毫

无实现的可能。同时选举已经使他相信，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

能提供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自己的原

则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欺压人民

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

这样，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所有敌对的党派

就会把一切完全归咎于社会党人，一个新的选举口号就会应运而生，

那时俾斯麦在给他的主子和上司一顿必要的教训之后，就会采取行

动，解散帝国国会。

但是俾斯麦到那时就会发现，情况已经变了。社会主义的工人

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果断了。俾斯麦从来都不能信赖

贵族；贵族一向把他当做真正保守主义的叛徒，并且准备一且皇帝想

摆脱他，就把他抛弃。资产阶级是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但是它不再信

任他。俾斯麦和皇帝之间的不大的内部争吵100成了众所周知的事。

这次争吵说明俾斯麦已经不再是全能者，而皇帝也难保不产生危险

的怪念头。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人究竟会信赖这两人中的哪一个呢？

明智的人正在丧失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却不明智。的确，相信 1871

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稳定不变的信念，这个在老威廉做皇帝、俾斯麦执

掌政权、毛奇统帅军队的时候对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可动摇的信

念，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赋税负担的不断加重，由

于对所有进口物资，不论是食品还是工业品都课以不合理的关税而

引起的生活费用的高涨，难以忍受的兵役重担，对于战争，而且是全

欧洲规模的、将会有四五百万德国人被征入伍的战争所始终抱有的

和不断加深的恐惧，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作用，使得农民、小商

人、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只有少数从政府所建立的垄断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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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除外）越来越疏远政府了。当老威廉、毛奇和俾斯麦构成一个似

乎不可战胜的三头政治的时候，人们曾像忍受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

那样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现在，老威廉死了，毛奇已退休，俾斯麦必

须和年轻的皇帝打交道。俾斯麦自己挑起了皇帝的漫无止境的虚荣

心，因而使这个年轻的皇帝自认为是第二个弗里德里希大帝，而事实

上他不过是一个自负的、渴望摆脱自己首相的控制的纨绮子弟，而且

还是宫廷阴谋家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能再毫

无怨言地忍受这种极为沉重的压迫了。过去那种相信局势稳定不变

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以前看来没有希望的反抗，现在成为必要的了。

所以，虽说这一届帝国国会看起来难以驾驭，但是下一届帝国国会恐

怕会比它更难驾驭得多。

因此，俾斯麦很可能打错了主意。如果他要解散帝国国会，那么

甚至赤色幽灵这个反社会党人的口号也帮不了他的忙。然而他具有

一种毋庸置疑的特性 不顾一切地蛮干。如果他觉得合适，他可

能挑起暴动，尝试一下少量“放血”会产生什么作用。但是他这时不

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参过军。他们在军队里学会了

遵守纪律，这一点迄今为止帮助他们抵制了一切想要激起他们暴动

的挑衅。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大约写千 1890 年 2 月 25 日

载千 1890 年 3 月 3 日《纽卡斯

尔每日纪事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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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 2 月 20 日是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容克和金融巨头

为了剥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结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卡特尔102无非就是

这样的联盟）正在自食其果。烧酒税、食糖出口补贴、谷物和肉类的

关税像变魔术般使千百万的钱财从人民的口袋流进容克的口袋；正

当德国工业凭自己的力量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

一席之地的时候，实行了工业品的保护关税，而实行这种关税很明显

只是为了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在国外以倾销价格销售自

己的商品；整个一系列间接税的重担压在较贫困的人民群众身上，儿

乎不触动富人；为了抵补不断扩充军备的开支，赋税增加到了令人不

堪重负的地步；随着军备的不断扩充，世界战争的危险也日益临近
了这次战争可能使四五百万德国人“倒下去“，因为对阿尔萨斯—洛

林的侵占75 已把法国抛到俄国的怀抱里，从而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仲

裁人；新闻出版界空前腐败，每当重新进行帝国国会选举时，政府就

通过腐败的新闻出版界系统地向人民群众倾泻大量耸人听闻的谎

言；贪赃受贿的警察当局利用收买或胁迫使妻子背叛自己的丈夫，儿

女背叛自己的父亲；以前在德国儿乎闻所未闻的暗探诱捕手法现在

屡见不鲜；警察的专横远远超过了 1848 年以前的时期；一切权利都

遭到德国的法院，首先是高贵的帝国法院的无耻嘲弄；由于反社会党

人法93 ，整个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全部权利。所有这一切曾经大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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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且这样的时期由于德国庸人的怯懦持续得够久了，但是现在就

要结束了。卡特尔多数派已被粉碎，而且是彻底地和不可挽回地被

粉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重新把它拼凑起来，而且

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那就是挑起暴动。

今后怎样呢？为支持旧制度而拼凑一个新的多数派吗？啊，向

往此事的人是有的，而且不仅仅是政府当局。在自由思想党人103 中

有不少胆小鬼，他们宁愿自己投奔卡特尔，也不愿让阴险的社会民主

党人得势；同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被埋葬了的那些关于执政能力的

幻想，又死灰复燃了。但是政府不能利用自由思想党，因为自由思想

党还不具备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结成联盟的条件，而后者是帝

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阶级！

那么中央党97 呢？中央党里也有不少容克，威斯特伐利亚的、巴

伐利亚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等等，他们都渴望投入易北河以东地区自

已同胞兄弟的怀抱，并且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对容克有利的赋税。

在中央党的队伍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是够多的，他们力求比政府

可以做的倒退得更远，一旦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就会重新把整个中

世纪行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要知道，一个道地的天主教政党，也像任

何一个道地的基督教政党那样，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不可能同中央党组成新的卡特尔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党的统一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对

普鲁士的仇恨来维持的。中央党完全是由敌视普鲁士的人组成的，

他们是：莱茵河流域的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人，南部的德国人，汉诺威

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不言而喻，他们在天主教地区势力最为

强大。聚集在中央党周围的其他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反普鲁士分子

还有：韦耳夫派和其他分立主义者、波兰派、阿尔萨斯派。104一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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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党成为执政党，它就会分裂成容克行会反动派和农民民主派；属于

前一派的先生们知道，那时候他们将再也不能在自己的选民面前抛

头露面了。尽管如此，还是会作这样的尝试，而且中央党的大多数都

会赞同这种尝试。而这样做对我们只会有利。这个道地的反普鲁士

的天主教党本身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是道地的普鲁士主义统治的

产物。随着后者的垮台，前者也必定要垮台。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党和政府结成暂时的联盟是可能的。但是，

中央党不是由民族自由党96人组成的，相反，它是第一个在同俾斯麦

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而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105 的政党。可见，这种

暂时的联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卡特尔，俾斯麦只能利用新的卡

特尔。

今后怎样呢？解散帝国国会，举行新选举，利用对社会民主党这

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吗？这样做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如果俾斯麦想

这样做，他就不应当同他的新皇帝发生哪怕是片刻的不和，尤其不应

当到处张扬这种不和。100

当老威廉在世的时候，三头政治 俾斯麦、毛奇、威廉 在

德国庸人的眼里是稳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在，威廉不在世

了，毛奇已被迫退休，而俾斯麦正在犹豫不定，是等别人叫他退休呢，

还是主动退休。而继承了老威廉皇位的年轻的威廉则以他短时期内

的全部政绩，特别是以他著名的诏令“表明，殷实的资产阶级庸人无

论如何不能信赖他，同时也表明，他不希望受任何人的控制。庸人所

信赖的人已经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庸人不能信赖。相信 1871 年

建立的帝国内部秩序永恒不变的那种旧信念已经死亡，世界上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复活。以前政策的最后一根支柱 庸人 动

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散帝国国会能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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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政变？但是这不仅将使人民，而且也会使帝国诸侯不再有

义务遵守届时将被政变推翻的帝国宪法。政变将意味着帝国的

崩溃。

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旦把战争发动

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却是无法预料的。如果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河，

或者威廉渡过莱茵河，就会毁灭一个大帝国。106 但是，是谁的帝国

呢？是他自己的还是敌方的？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平，

只是由千军事技术不断发生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

已己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全无法估

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

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政府用残酷的手段挑起暴动，然后用加倍

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各地实行戒严，在恐怖的情况下举行新的选

举。然而，即使这样做也只能使毁灭延缓儿年。可是这是唯一的办

法，我们知道，俾斯麦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威廉不是也说过吗：

如果遇到最轻微的反抗，我就要下令把所有的人当场杀光？107 所以

这个办法一定会被采用。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刚刚赢得了胜利，他们正是凭着自己坚

韧顽强的毅力、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

力，才赢得这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大概也是出乎

意料的；它也使得全世界感到震惊。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每次新的

选举中都以自然进程般的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增加；暴力、警察的专

横、法官的卑鄙勾当 一切都无济于事；一支人数不断增长的突击

队一直在向前挺进，越来越快地向前挺进，现在它巳成为帝国的第二

大党。难道德国工人会仅仅为了把俾斯麦从致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而使自己卷入无望的暴动，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吗？当各种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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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共同作用有利于社会民主党人发扬自身那种令人赞叹不已的

大无畏精神，当整个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都有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

至他们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像得到报酬般地为他们效劳的时

刻， 在这样的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丢掉纪律和自我克制，而自己

冲向那对着我们的刀剑吗？不，决不能这样。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

了我们的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

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枪林弹雨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

刻到来。

大约写千 1890 年 2 月 26一

28 H 

载于 1890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 10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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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犹太主义108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私人信件

……然而您所说的反犹太主义109所造成的后果是否弊多于利，

这一点我要请您认真考虑。反犹太主义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

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

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

而在巴黎，德吕蒙先生的著作。虽然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要

高明得多，但也只引起一点点昙花一现的轰动，毫无影响可言。况

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份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

表白，他既反对犹太人的资本，同样也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即

使德吕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鼓吹反犹太主义的，是一些收入 1 万马克、支出 2 万

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

声附和反犹太主义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

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

级，那么它是在做它分内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 不管这资本

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人的还是行洗礼的人的，反

0 爱·德吕蒙《犹太人的法国。当代史评论》1886 年巴黎版第 1—2 卷。

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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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都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

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都化为

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这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

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

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

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

生产还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中世纪遗留下来

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 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

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

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

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花子。即使在英国这

里，譬如说同威斯敏斯特公爵CD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

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 95 年以前我们靠法国

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现在这里又何

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

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

太主义披着伪装的社会主义的外衣，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它是封建

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

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就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

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的。资本越强大，雇佣工

人阶级也越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越接近灭亡。因此，对我们

0 休·鲁·格罗夫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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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来说，我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能

够真正得到飞速发展，而决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再则，反犹太主义还完全歪曲事实。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声

嘶力竭地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

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

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

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

犹太工人罢工110 ， 我们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当成是反对资本的

斗争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自不待

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

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因为

投身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入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

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

格尔 所有这些人我都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

全都是犹太人！《凉亭》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说实话，假使要

我选择的话，我情愿做犹太人，而不愿做“贵族老爷”!

写于 1890 年 4 月 19 日

载于 1890 年 5 月 9 日《工人报》

第 19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4 月 19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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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111

摘自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如果在伦敦这儿，下星期日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

示威112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归功于艾威林夫妇（爱德华·艾威

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新工联中最优秀的煤气工人非常

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因为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他们已

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日还很不巩固。对他们来说，和煤矿工人一

样，最主要的是要争取到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马克思—艾

威林夫人作为银镇女工的代表参加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1“ 理事

会。煤气工人和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114 提出示威的倡议，

在较小的工联115和激进俱乐部116 （它们日益分裂成两部分，一部

分是社会主义工人俱乐部，另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格莱斯顿俱乐部）

中得到大批拥护者。事情做得光明磊落，它们建议主要由旧工联

（熟练工人）的代表组成的工联伦敦理事会1“参加计划在海德公

园举行的示威。工联理事会眼看回避不了，便企图通过夺权活动

来左右形势。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118 （海德门）达成了协议，并且抢在

别人的前面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预定 5 月 4 日使用海德公园。事

情是这样，凡是要在海德公园举行比较大的集会，必须事先向公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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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委员会主席申请，由他确定需要设置讲坛的数目以及其他问题。

因为在规章中也有规定，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内不能召开两个集会，这

些先生们就认为，他们现在是主宰，在垄断公园之后，就能指挥原来

的委员会119 。他们预定了七个讲坛，让给社会民主联盟两个，自以

为这样就能挽救对社会党人公正的表象，同时保住一个社会党的同

盟者。

因此，他们决定，只有工联组织，才能在游行时举旗并推选演说

人，政治性社团不得这样做。他们修改了决议，从中删去了在法律上

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而只谈通过工联的活动争取八小时工作

日。他们制定了游行程序、路线等等，这时才召集代表开会，而且只

召集了工联组织的代表。马克思－艾威林夫人没有获准参加会议，理

由是她本人没有在她所代表的那一行业中工作。一项把在法律上规

定八小时工作日问题重新列入决议的修改方案根本没有获准表决和

讨论，说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明确地向代表们暗示，工联理事会是

占有者；在 5 月 4 日公园是属于它的，如果他们对此不称心，他们可

以走开。

原来的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是第二天就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艾威林到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那儿去说，如

果在同一时间不给他们的委员会安排足够数量的讲坛，那就会大闹

起来。幸亏是托利党人3掌权（要是自由党人4就会敷衍捆塞，什么也

不会答应），他们不能在工人中树敌过多，于是答应给艾威林七个讲

坛，这就使工联理事会的先生们不得不让步，因为要是发生冲突，他

们的软弱无力就会立刻暴露无遗。

原来的委员会开始积极活动，详细地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和路线，

并且一完成就抢先公布出来。昨天(4 月 29 日）艾威林和希普顿会



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 65 

见并商定了一切问题，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冲突，星期日的集会将是这

里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

写千 1890 年 4 月 3O H 

载于 1890 年 5 月 10 日《纽约人

民报》第 11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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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120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

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

本121 ，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

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

会使原稿增色。 122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 60 年代初©由《钟

声》印刷所出版。 123 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

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

期(1848 年 1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

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

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

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

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

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

CD 指仄共产党宣言〉 1883 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 2 版第 28 卷。 编者注

@ 应为 1869 年。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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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

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

业资源，以致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

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

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

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

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 — 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

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千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

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CD

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

俘虏124 ，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芦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

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

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65 ，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

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

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

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

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882 年 1 月 21 13 千伦敦"

CD 尼古拉一世。一编者注

@ 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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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候，在 H 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

宣言》立

随后又于 1885 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

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

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

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

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 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

前为止最好的译文。125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

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126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

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

埃尔南·科尔特斯街 8 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 1887 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

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

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

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儿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 1888 年

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

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

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

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 1888 年伦敦，威

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 185 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

已收入本版。

0 即《共产党宣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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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

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

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随着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失

败127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 1852 年 11

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128 ，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

命58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

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129 。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

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

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115 ，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

西班牙的蒲鲁东派130 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D131 拒之于门外的纲领。

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

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

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

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

和变迁 失败更甚于胜利 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自自己

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

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 1874 年，当国际解

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

0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

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

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

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 指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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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

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至 1887 年在斯旺

西，工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

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132 而在 1887 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

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

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

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

在 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

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133 和法国的傅立叶派134 ，这两个

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

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

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

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

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

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

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

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135 ，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

义136 。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

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

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

解放应当是工入阶级自己的事情”137 ，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

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

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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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 42 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

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

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 1864 年 9 月 28 日，大多数西欧

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

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

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

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

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

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 1866 年 H 内瓦代表大

会138宣布、后来又由 1889 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139再度宣布的在法

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

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

好啊！

写千 1890 年 5 月 1 日

载千 1890 年在伦敦出版的

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弗·恩格斯

1890 年 5 月 1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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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 5 月 4 日 140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

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112它

还有助千证实各个国家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不

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大家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整个

大陆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隆重，而在奥地利又以维也纳进行得

最出色、最隆重；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

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儿乎完全停顿，

各德意志诸侯领地和各斯拉夫诸侯领地的工人分裂成互相敌视的党

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

人断言， 1890 年 5 月 1 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作出如何

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

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至今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

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断言巴黎无

法做到维也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 5 月 4 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

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了不起的是： 1890 年 5 月 4 日，从 40

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

这一点，必须回顾 5 月 4 日以前的历史。

大约在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 伦敦东



伦敦的 5 月 4 日 75 

头141 开始逐渐行动起来。 1889 年 4 月 1 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

杂工工联(Gas Workers'and General Labourers'Union)113, 目前会

员总数达 10 万人。这个工联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

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142主要就是

在它的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甚至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

其消极状态。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联一

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联现在也迅速地

振作起来。然而这些新工联与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

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带有排他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

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为自己造成了一种来自非

行会工人的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医

疗互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尤其对“可诅咒的“社会主义避之

唯恐不及。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联则接纳每一个同

行；它们基本上是罢工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而煤气工人的工联甚至

纯粹是这样的组织；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

它们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

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

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爱·马克思—艾威林女士和她的丈夫爱德

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儿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

部“116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

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

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 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143

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

给她们 3 英镑。去年冬天在同样也是位千东头的银镇举行的罢工，

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144 ；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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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

部，却因一次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 145 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

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有保障的。因此，工人们热烈响应

艾威林夫人提出的为争取在伦敦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而举行巴黎

代表大会139决定的五一节活动的建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

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其他工联一起，成立了

一个中央委员会119 ，负责为此目的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

发现今年任何想在 5 月 1 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尝试必遭失败

以后，示威决定改在 5 月 4 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大

度地对工联伦敦理事会117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

联，而且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联代表组成的，自然，其

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

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

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 H

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 每小时的工资

都一样多，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是为每

个小时的加班支付更高的工资，譬如说，支付相当千平时一个半小时

或两小时的工资。因此，这关系到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

取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硬

性规定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

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118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

样一个团体，它俨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

十分坚定地同法国的可能派146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联盟，还派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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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

大会147所决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

织来说，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

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

接管此事，如果节日活动不在 5 月 1 日而在 5 月 4 日举行，那就不是

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

尽管社会民主联盟在自己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

作日这样一条，它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这两个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对中央委员会耍

了一个花招，虽然这种花招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被认为不

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是欧美的工人们可能会认为

这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

向公共工程委员会(Board of Works)提出申请，并就活动的具体细

节与之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驶入草地的

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

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

而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得知这个消息，

立刻就申请 5 月 4 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而且

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C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 5 月 4 日那一天

公园由他们独占，他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工联理事会随后就召开

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

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

面前以全局主待者自居。工联理事会宣布，只有工联才能参加示威

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社团以及政治俱乐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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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

谜。工联理事会事先拟好了提交给会议的决议，其中把要求在法律

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删除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

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工联理事会竞拒绝艾威林夫人以

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

工联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 15 年的时间没有摸过

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们对于他们所耍的花招很气愤。示威似乎已

最终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

之中了。而且对此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

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

工程委员会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

讲坛。耍花招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

会收起了嚣张的架势，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示威的

具体安排进行商谈。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充分认识示威的性质和意

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得到了如此

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亚

于它们共同对示威的基本思想的敌视）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

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面是宣扬劳资平

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那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

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 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

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一次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

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 5 月 4 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

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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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无力但又热衷千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

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愿再听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

义148 ，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

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

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

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卑劣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

另一边是重新觉醒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即使眼

力最差的人也会看得出，在这次两边同时举行的集会上，哪一边生气

勃勃，哪一边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

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 10 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

不多也有 10 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

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

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差，一片混乱，而且

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巳经结束的时候才

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

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

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

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

委员会这边。

许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回家时都已深信，充当

伟大自由党的尾巴和投票工具达 40 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终于觉

醒过来，开始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行动。 1890 年 5 月 4 日英国工人

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立足千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

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 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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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1850 年的宪章运动149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 1848-

1880 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 终千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

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

社会主义团体应运而生，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

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 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

家 一直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差不多总是类似于 1849 年

巴登运动150 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 1 名、军官 11 名、

号兵和列兵各 1 名。 151 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

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地位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完全无

法令人满意。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奥地利那样停止下

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军官指

出他们应守的岗位，从而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小团体不复存在。谁不

喜欢这样，可以走开。免不了会有摩擦，然而运动将继续发展。不久

以后，比有些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

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

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大约写于 1890 年 5 月 6—
10 日

载于 1890 年 5 月 23 13 《工人

报》第 2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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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该报 1890 年第 105 号 (8 月 31 日）

发表的告别辞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

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会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时拉

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

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CD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153 的性

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么这些大学生的一个主要机关报的

原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不能不使我看清真相。原编辑部

和我”共同希望” 也就是说，我和它共同希望 以奥尔、倍倍

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只得到少

数德国工人的支持，而以原编辑部为代表的“原则性立场”则将得到

多数德国工人的支持。这就是说，原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

硬加在我身上，我得为此亲自向它追究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欲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著作家先生们挑起的争

0 《致本报读者》，载于 1890 年 8 月 31 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
105 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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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的意

见。如果爱争吵的先生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

办吧。

当这些先生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

团的时候，我曾惊讶地问自己：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这一切的结

果是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

庆祝五一节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

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由五个人组成，他们居住

在四个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 1“ 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

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它的

意见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

正确性。 155

国会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确实表现得

不够灵活。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是个别

人的问题，不能归罪于全体。国会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些地

方违反了民主准则。 156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

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 1871 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

议157也同样犯过此类程序上的错误，巴枯宁派的先生们立即抓住这

点，当做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

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派的委员会158

那里。巴枯宁派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秘密的

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国会党团曾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

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国会党团。159如果国会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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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真的做了对党有严重危害的事情的话，今天我还会这样做。但

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0

写千 1890 年 9 月 7 日以前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0 手稿在这里中断。一一编者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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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60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笔者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累斯

顿《萨克森工人报》现在的编辑部。

《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 年 8 月 31 日

第 105 号）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

数往往很快就会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时拉

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
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Q

原编辑部的这些话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

也是如此…… 关千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

这个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

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我不打算和它“共同“去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

动153 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么当看到有人竟极端无耻地企图

0 《致本报读者汃载于 1890 年 8 月 31 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
105 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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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我支持这些先生们的阴谋时，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已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

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一直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

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

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

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

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

对千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

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 70 年代末

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

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 “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61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

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千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给作

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

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

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

小宗派贸然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也不会不受到惩罚，关

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先生们的确已经取得独特的经验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国会党团或者说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

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先

生们乐意去滤出蚊虫，那也决没有道理要德国工人为了对此表示感

激就吞下骆驼。 162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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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

醉地看待自身的重要性，看待党内事物和所存在的观点的状况，以至

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先生们能记取这个

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深信他

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

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

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

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

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

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

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已列入战士的行列中

一旬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

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写于 1890 年 9 月 7 日

载千 1890 年 9 月 13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 37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9 月 7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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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告别信163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多次向其

他党派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

《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

都要发生变化。然而，一家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

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

的 12 年的报纸 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它应当

仍旧是原来的样子，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

一致。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不能不留下一个缺口。

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能

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

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千本报

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一家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可以通过

报刊发挥作用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

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与之对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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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 1848 年到 1849 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

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真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

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

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

期，从党在维登代表大会164 上重新恢复并且此后“用一切手

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 又重新开始斗争时起。《社会民主

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

国宪法165 ，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166 统统不在话下。

《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立法，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

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

防岗哨 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

里，差不多像汇票一样准；德意志帝国邮局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收件

人手里，任何一个斯蒂凡也阻止不了。而且当时在德国有 1 万多订

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 1848 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

出钱支持自己的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 12 年的过程中一直非

常及时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

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

得 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始终周复一周、

年复一年地准确无误地进行，我这个老革命者的心里总是感到说不

出的高兴！

为推销这个报纸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是值得的。这无疑是党

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

自由。它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

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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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报刊一片死气沉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充分反映出我们

的工人日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轻松的幽默。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绝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 1885 年党

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

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

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

续了整整四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的和国外的党

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 4 月 2 日禁令发布，而在 4 月 23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中可以看出，党团撤

回了自己的命令。 159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

的瑞士避难权。 167正如 1830 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

里也暴露出，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

灵的。如今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 1830 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

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条件是它

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

太弱了，它不能不作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

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

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千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圣

洁无瑕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 12 年的斗争，党获得

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经被推翻。强大的德

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

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

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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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

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有关“合法“手段的那一条重新列入

纲领，这并不重要。应当努力暂时运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来应对局面。

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享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

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收

效最大。但是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

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

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

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

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即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

英国人这个酷爱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

他权力因素同样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

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构筑街垒，诉诸武力

吗？党一定不会给自己的敌人帮这个忙的。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

所赋予它的实力地位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得到 20％的选票，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也表明，联合在一起的对手总还拥

有 80％的选票。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

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

那么，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 20％对 80% ，而且面对军队

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 25 年来占领的

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过彻底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

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版。

为应对这种局面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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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

疑的：德意志帝国下一次将坚持不了 12 年。

写于 1890 年 9 月 7 日— 9 月中

载于 1890 年 9 月 27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终刊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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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68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1890 年 9 月） 169 ，比利时

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工联出席可能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代

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

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他

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当

时还没有确定。147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么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出

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他们有单独举办权的唯一的代表大会。而

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们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真诚被

愚弄了， 1891 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

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

1889 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

动170 ，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

会，那么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择

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他们

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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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可思议

的蠢事而把他们拒之门外；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可能派是不

会做的。

这种状况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留下

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糟糕

的是这个问题儿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大会的事

委托给了两个全国委员会一一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全国委员

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 这是使什么都做不成的

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171 以后那样，不

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权限，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想

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大会，而置与他们同

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

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

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只是接受了自己所犯错

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分地责备比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

托，几乎是促使他们不去严格执行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使自己动弹不得，而我们的对手

却能够活动的境地。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作出种种新的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

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对于

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生这种

＂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

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涉嫌制造分裂的

人在工人们看来始终是错误的。因此，如果在 1891 年召开两个代表

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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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新的尝试肯定是要做的，那么我们是否应

当消极等待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即在最后关

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们提出设满圈套（我们很熟悉这些圈

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广大公众

不能看透其中的弊害，然而这又是我们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们

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

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们因过于固执而破坏社会主义联合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

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己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们要

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们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们来

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依靠：（ 1）法国集体主义派172 和布朗基主义

者（尽管后者的人数由千大批投奔布朗热主义者阵营82 而减少了）；

(2)德国人；（3）奥地利人；（4）西班牙社会主义者；（5）占丹麦社会主

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173 ; (6) 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威

人；（7）瑞士人；（8）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1）法国的可能派；（2）代

表人数可能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从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高涨中

获利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18; (3) 比利时人；（4）荷兰人；（ 5）巴塞罗

那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6）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代表；（7）意大

利人；（8）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改良派“，他们大概还

0 以下到“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见本卷第 95 页）前的 6

段在手稿中用竖线划掉。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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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这

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儿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 1889 年更庞大得多的队

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么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这些

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我们拥

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

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远地落在

后面。加之，如果我们仍然在沿用至今的体制上无所作为，那么，分

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大会的人数再一次

减少。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分

裂＂丑事”至今还严守中立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而壮

大起来；联合了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睿智的优秀分子的英国

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

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专

横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

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在其中能够发挥先进作用的代表大会

（可能派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

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做到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

么，作为他们队伍中最优秀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

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

他们绝不是可能派。

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 1889 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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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和

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们的委托。到底采取哪种方

式，必须确定。

(2)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规章、

议程和决议对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例的限制而

自行规定自己的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议程。任何一

个委员会，不论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关于合并问题

的谈判期间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约束。

(3)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的条件和比例都要事先规定好（最好提

出一定的比例，但这不是我的事情）。

(4)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待确定）拟出关于规章、代表资格

审查方式和议程的草案，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写于 1890 年 9 月 10— 15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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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 9 月 16 日的马格德堡《人民呼声报》立

我在上面看到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用｀大学生骚动 '153 来指称我们反对派，那么我就要请

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持有过同他自己和马克思本人不同的观点；如果说

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么

恩格斯只需看一看他本人 1887 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中所

写的内容。”

我同德国著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已经使我积累了许多极其离

奇的经验。然而，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

须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持有过不同的观

点云云。对于“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

垂头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用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来指称的

“反对派“，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儿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

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根本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问题同他对

0 这号报纸现已无法找到。一编者注
@ 指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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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因为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意与

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郑重”0的通信来烦扰读者。

今年 5 月 31 日，恩斯特先生从格伯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

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在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妇

女运动时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仇因此问我能否

给他

“用几旬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

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 6 月 5 日答复他说，我不能介入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

而且我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

写道：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

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

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

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

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

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

面前。

CD 双关语：德文“Ernst”（恩斯特）是姓，作为普通名词又有“郑重”的含义。

—一编者注

@ 海·巴尔《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载于 1890 年 5 月 28 日《现代生活自

由论坛》（柏林）第 17 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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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

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

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

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部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部宪法都要民

主得多的宪法。175

第二，挪威在最近 20 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

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娥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

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

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

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

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了的发展的产

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

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

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

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

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

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

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

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德国小市民

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而是一幅

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

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和德国的小资产者绝不是处于同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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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

而在挪威，掺杂着少量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

和 17 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

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伟大运动的失败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

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

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

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点点大工业，可是在那里

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

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轮船都在排

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

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

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 1720 年前后的英国那样。但是这

样一来，旧有的停滞状态毕竟开始运动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

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

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

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与堕落的德国小市民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人心

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虽然

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与德国相比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

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

愿先把它们彻底了解清楚。”

0 在恩格斯 1890 年 6 月 5 H 致保·恩斯特的信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一句

话：“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与德国的小市民妇女相比也不知要

好多少倍。”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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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

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

的那篇文章叨里。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当做纯粹的公

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这正是我责备那些先生们对这个

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的一个例子©。接着我通过他自己所举的挪

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把以德国为样本的小市民阶层的公式套用于

挪威，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事先而且是以他本人为例证明了

我同样用来责备那些先生们的话：”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

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

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的纯朴

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像受辱的贞女

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要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

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初他鲁莽而自信地大声喧嚷，似乎在空

洞的喧嚷背后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

候，他就声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并且抱怨别人可耻地侮辱了他

的纯洁的感情。受辱的贞女在他给我的信中抱怨巴尔先生“极端无

耻地对待了他＂！受辱的贞女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十分天真地质问：

“在什么地方？”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答案了。被误解的君

子也在马格德堡《人民呼声报》上质问曾经恰如其分地警告过他的老

布雷默：＂在什么地方？”176

CD 保·恩斯特《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载于 1890 年 5 月 14 日《现代生活

自由论坛》第 15 期。——编者注

@ 见本卷第 85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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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声叹息都是在问：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还想更多地知道”在什么地方？“ 那好吧，例

如，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沁的文章

中，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

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

而完全自动地演进的，人完全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而它们本身就

是人创造的！）的摆布。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

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

这种事。

但愿我可以不用再回答更多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恩

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

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终于穷尽了的时候，他又声

称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既然我们这样的人跟

不上趟，就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能让人给他自已开点什么药

吃一吃。

另外，恩斯特先生还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

性质，那么恩格斯只需“云云。

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

报》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

0 保·恩斯特《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载千 1890 年 8 月 9 日《柏林人民论

坛》第 32 号附刊。——编者注

@ 见本卷第 84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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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拥有多数。而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斯特先生只

想提出这样的论断：国会党团”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又是这个被误解的君子，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于他。但

是，如果说不仅在国会党团中，而且在整个党内都有小资产阶级派别

的代表，有谁会提出异议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社会民主党

的右翼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全部问题仅

在于此，那么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注意这个老

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国会党团中乃至在党

内占多数还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等待

这些古怪而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反

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177 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使

这种小资产阶级因素日益失去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

则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

的国会党团并不那么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扔到废物

堆里去，而更危险得多的是高谈阔论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集团，特别

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判断经济和政治形势时不

能毫无偏见地权衡现存各种事实的轻重和参与斗争的各种力量的

强弱，所以他们想强迫党接受一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

维勒先生和泰斯特勒先生公开阐明，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

方式阐明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

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到党

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报刊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

12 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种在当时就已经临近

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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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愿这一事实能让保尔·恩斯特先生明白，为什么我极力反

对把我同这类集团的分子混为一谈。

写于 1890 年 10 月 1 H 

载千 1890 年 10 月 5 日《柏林人

民报》第 232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0 月 1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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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8

在我 70 岁生日之际，我收到了这么多真挚的关怀，这么多意想

不到的荣誉，很遗憾我不可能对这些祝贺亲自一一作答。来自各个

国家，尤其是来自德国各地的电报、信件、礼物、党的报刊上专门为我

写的文章真是如雪片般飞来。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 11 月 28 日如

此友好地挂念我的新老朋友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不应该归功于我，不

应该算做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 卡

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能发誓，要以自己的余生

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以求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那些荣誉。

写千 1890 年 12 月 2 日

载千 1890 年 12 月 5 13 《柏林人

民报》第 284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2 月 2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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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9

公民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我 70 岁生日之际对我的亲切祝贺。

请你们相信，我将把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奉献给为无产阶

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但是，你们，以及我们在德国、英国、奥匈帝国、俄国 总之，在

一切地方的弟兄们所打的胜仗，构成一系列如此辉煌的胜利，这些胜

利足以使比我更老朽衰弱的人也变得年轻起来。而最使我高兴的

是，法国无产者和德国无产者不顾我们堕落的资产者的沙文主义叫

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永久地建立起真诚的兄弟情谊。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

家 法国、英国、德国 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

第一个国际条件。180我希望看到，这一同盟，这一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

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欧洲同盟的核心，将由三个国家的无产者实现。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写于 1890 年 12 月 2 日

载于 1890 年 12 月 25 日《社会

主义者报》第 14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2 月 2 日千伦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
《人民言论》编辑部181

布达佩斯

107 

1890 年 12 月 3 日千伦敦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 11 月 26 H 

的来信里对我 70 岁生日的祝贺。

我深知，你们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一天给予我的荣誉，绝大部分只

是由于我是马克思的仍在世的代表，因此，请允许我把这一切作为荣

誉花环敬献在马克思的墓前。你们尽管放心，我会竭尽全力地工作，

以求今后在他面前无愧于心。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地邀请我参加匈牙利党代表大会182 。可惜

我不可能亲身赴会，但在 12 月 7 日和 8 H 我的心将同你们在一起。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

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

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因此产生两者之间的阶级斗

争和一个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在匈牙

利，正如我从你们盛情寄给我的《工人纪事周报》上看到的，这个工人

政党如今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从一开始



108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

它就是国际性的政党，其中包括马扎尔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塞

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请你们向这个年轻的党转达我对它的代表

大会的最良好的祝愿。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万岁！

写千 1890 年 12 月 3 H 

载于 1890 年 12 月 14H 《工人

纪事周报》第 50 号，并用匈牙

利文载千 1890 年 12 月 14 日

《人民言论》第 50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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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183

1890 年 12 月 11 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为你们上月 28 日给我的贺信中的良好祝愿，谨向你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尽管稍晚了一些。我同你们一样深为遗憾，我的朋友马克思

未能亲眼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目前这种势不可挡的发展，他

为奠定这一运动发展的基础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但愿你们的愿望实现，胜利在望！

致以真诚的敬礼

写于 1890 年 12 月 11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81 年俄文第 2 版

第 50 卷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手稿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

第 27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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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G. 布卢默184

汉堡

1890 年 12 月 27H 千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以受 596 000 名德国工人委托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的名义给我

的亲切的贺信，已由施廷茨莱先生转给我了。我无需刻意向您表白，

人们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想到我，这使我多么高兴。可惜，我不能向现

在又回到德国各地的代表们表示感谢，所以我只好向代表大会主

席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真诚地保证，只要我还有一份力量，我就要

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载于《对 1890 年 12 月 8-11

日在柏林举行的互助储金会代

表大会决议的说明》1891 年汉

堡版

O G．布卢默。——编者注

忠实千您的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37 卷翻译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185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写千 1890 年 12 月初— 1891 年

2 月初

载千 1891 年在汉堡出版的小

册子：弗·恩格斯《布伦坦诺反

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

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113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0里，我曾经认为有

必要回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一个匿名作者千

1872 年在柏林《协和》杂志上首先发动的仇 1883 年剑桥的塞德利·

泰勒先生又在《泰晤士报》上将它重新挑起皇这位匿名作者 泰

勒先生已经揭露就是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当时控告马克思捏造

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书所附的文件中，编号第 12 号奶里

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简短说明，根本不打算取悦布伦坦诺先生；他要答

复我，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他果然在一本小册子 路约·布

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

题》，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出版社， 1890 年版 中这样做了。

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说它提供得太

多，是因为它向我们详细地”兼“论了布伦坦诺先生对“工人阶级的进

步及其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和争论的问题根本没有关系。我只

须指出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一再声称劳工保护立法和工会组织有助

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但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发现。马克思和我
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起，到《资

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对此曾谈过几百遍，不过，我们有很多的保

留。第一，首先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工商业处千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

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 编者注

@ 见本卷第 168-170 页。－—编者注

@ 见本卷第 194-195 页。-—－编者注

@ 见本卷第 206-212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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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

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见这是可笑的夸大

之词。第二， 其他次要的保留就不说了 无论劳工保护立法

还是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必须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始终不断

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

关系。雇佣工人群众注定终身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

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

越宽。但是，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

奴隶，所以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工保护、工会的抵抗、补缀性的社

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倒这些夸

大之词，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说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在这次论战的文件中它

只提到了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往来答辩的文件，而没有谈到后来

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因此，为了使读者能够对整个论战作

出总的判断，我在附录中收入了：（ 1）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和

《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2）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之间的论战；

(3)塞德利·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战；（4）我为《资本

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先生对此所作的反驳；（5）与格莱斯

顿给布伦坦诺先生的信有关的材料。自然，我同时也从布伦坦诺的

议论中删去了所有那些与捏造引文问题无关，而只是“论进步问题”

等等的地方。

0 路·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 年柏林版第 7 页。－－

编者注

@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编者注



1872 年 3 月 7 日柏林《协和》杂志第 10 期刊登了一篇匿名文

章，对 1864 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的作者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攻

击。这篇文章说，马克思在这篇宣言中捏造了出自当时英国财政大

臣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H 的预算演说的一处引文。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文字收入附录，文件第 1 号立《协和》杂志

的文章也收入附录，文件第 3 号皇后面这个文件提出的控告

如下：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

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只有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

国免缴所得税。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

的范围，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

于有产阶级＇这句话强加给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

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

句话！”

这就是匿名作者（现在已经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约·布伦坦诺）

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应该说是唯一的控告。

0 见本卷第 163— 165 页。一编者注

＠见本卷第 168— 170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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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千 1872 年 5 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 10

期。 186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儿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

的机关刊物”。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了

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辩（文件第 4 号0) 中指出，

这旬话不仅在 1870 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引用仇而且还

在成立宣言发表之前就在 1864 年伦敦出版的《兑换理论》©一书中

被引用，最后，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包含着在形

式上和实质上与他所引用的这句话完全相同的句子：＂我刚刚描述的

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如果说《汉萨德》©中没有这旬话（此话出自英国财政大臣之

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只是因为格莱斯顿非常明智地按照英国

议会的传统惯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关

于格莱斯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说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

这句所谓增添的话。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

关报。

当时隐姓埋名的布伦坦诺先生又怎样回答呢？ （ 1872 年 7 月 4

0 见本卷第 170 —-174 页。一—编者注

@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载于 1870 年 11 月 1 日《双周评论》

（伦敦）第 47 期。 编者注

@ 亨·罗伊《兑换理论。 1844 年银行法》1864 年伦敦版。一编者注

@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H 在下院的演说，载千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4535 号。一一编者注

@ 指《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70 卷。一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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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协和》杂志，文件第 5 号奶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时永远不会有的勇气，重复他的控告，说马

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说，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是真正毁灭性的＂。

这个证据无非就是《汉萨德》中那个没有这旬话的地方。因此，

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萨德》上没有的倒霉的

话本身来说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要掩盖这样一个不愉

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话被《泰晤士报》的报道证实是真实存在的。

而我们这位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对他的控告

来说，这一证据已经是相当“确凿“，而且 H 后可能成为“真正毁灭

性的“，所以他拼命地向比斯利和《兑换理论》所引的引文进攻，千

方百计地把问题弄模糊，说什么比斯利引用时所根据的是成立宣

言，而马克思根据的是《兑换理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次要

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说明这旬话是格莱

斯顿讲的还是马克思腌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它们

的性质而论，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论，我现在也不能下定

论。这些东西不过是用来转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泰晤士报》那

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冒险谈论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各种骂人的字眼来

为自己壮胆，什么“近乎犯罪的轻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

毅然决然地说了如下这番话：

0 见本卷第 175— 180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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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

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

报》从第 7 版第 5 版＜应为＂栏＂〉第 17 行起，是这样报道这一演说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说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汃亦即其数据以

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千占有财产的阶级。”

所以，人们对马克思“无耻地撒谎“感到吃惊，他竟然还敢断言，

《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等等完

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

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我刚刚描述的增长（甚至布伦坦诺先生到现在

也没有匿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增长就是上文所说的财

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

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千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用自己的食指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

那旬因为《汉萨德》中没有所以他就硬说是马克思增添的话，从而

证明了正是他自己像他给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之后，得

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萨德》的〉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

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

载。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

句子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

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 6 月 1 日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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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

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

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

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就是“增添＂，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旬子“,“完全

是捏造的＂。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莱斯顿的话：＂我刚刚描述

的这种增长，即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就不过是比没有这句话的《汉萨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

要“，并且意思“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也就是同一个〉声名狼藉的句

子正好相反”。于是，当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

作证明时，布伦坦诺先生说道：

“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意思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

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颜无耻＂。而马克思的额头©

无论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别的地方。

匿名作者，即路约·布伦坦诺，以一种确实与马克思迥然不同的

“厚颜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莱斯顿说，他“相信，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

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而事实上，无论根据《泰晤士报》或

《汉萨德》，格莱斯顿都说，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财

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

0 忒伦底乌斯《兄弟》第 5 幕第 3 场。——编者注

@ 德文“Stime“有＂额头”的意思，也有“厚颜无耻＂的意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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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说，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有

产阶级”。

最后，这位义愤填膺的匿名作者指出：＂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

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 257 页CD) ：简直｀可耻'。”

谁的行为，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0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第 257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281 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他的答辩(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文件第 6

号奶中十分宽厚，他认真分析了布伦坦诺先生关于比斯利教授、

《兑换理论》等等的一大堆废话；我们撇开这些次要问题不谈。但

是在结尾的地方，马克思还引用了两件对主要问题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事实。除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外，另外两家伦敦的晨报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报道中也有这个“增添＂的句子。根据《晨星

报》，格莱斯顿说：

这种增长一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一”是一种完

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根据《晨报》：

“这种增长＜刚刚被说成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
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对千其他任何一个对手来说，这个证据都会是“真正毁灭性的＂。

0 见本卷第 180— 190 页。 编者注

@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伦敦）第 2219 号。一一编者注

@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H 在下院的演说，载千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报》（伦敦）第 22418 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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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匿名的布伦坦诺来说却不然。他的表现得一如既往地厚颜

无耻的答复(1872 年 8 月 22 H 《协和》杂志，文件第 7 号0) ，马克思

从未见过，因为在 7 月 11 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收到过《协和》杂志。我

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诺的翻印本（《我和……的论战》1890 年版）中才

读到这一答复仇因此在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谈谈它。

“他＜马克思〉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

段地实现自己的颠覆计划的人都感到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

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诺先

生下此断语时的武断，较之他突然向我们讲下面一段话时的“厚颜无

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的德译文中干脆删掉

了一个关系从句，从这个关系从旬中可以看出，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

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

据所得税的材料尤法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

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说，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

也和表述同样内容的那旬＂增添＂的话意思相反。至于那个“干脆删

掉了的关系从旬＂，只要布伦坦诺先生肯耐心等待片刻，他就一定会

看到。在他顺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较容易

地颠倒黑臼了。既然他已经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用太担

0 见本卷第 190— 193 页。 编者注

@ 路·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 年柏林版第 21-23

页。 编者注



123 

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马克思的J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

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诺这样断言＞财富和

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限千处千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

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

千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在上下文中的意义和它的用法清楚

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

加和说法＜原话如此！＞。”

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发明这一格言的耶稣

会7会士与匿名的布伦坦诺相比不过是小学生。当《泰晤士报》、《晨

星报》和《晨报》一致声明，布伦坦诺断言马克思“增添＂的那旬话格莱

斯顿确实说过的时候，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当

马克思一字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话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
撒谎"、“完全是捏造的＂、＂谎言“，等等。而当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

的时候，我们这位名叫路约·布伦坦诺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

为这“简直可耻”。

那就让我们把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段话的报道

都列举出来，以此彻底搞清楚这个所谓的“增添＂吧。187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们已经援引过了。

《每日电讯》：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

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一财富问题完

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述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CD

0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每日电讯》（伦敦）第 2439 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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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晨报》：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这种令人

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确

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巨大增长，完全限千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

贫民阶级。“CD

《晨邮报》：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种巨

大的增长，如果我相信，它的益处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确切

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贫民阶

级的财富的增长。”@

《每 H 新闻》：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种巨

大的增长，如果我相信，它的益处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确切

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增长，完全限千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贫民阶

级的财富的增长。”©

《旗帜报》：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种令

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

0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先驱晨报》（伦敦）第 25630 号。 编者注

@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邮报》（伦敦）第 27872 号。一—编者注

@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5282 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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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完全限千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

意到贫民阶级。”CD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所

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确凿的＂。其中四家报纸 《泰晤士报》、

《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 转述了这个和马克思所“增添＂的

话完全相同的旬子。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

这种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另外四家报纸 《先驱晨报》、

《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 以一种“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

简明扼要＂的说法转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语气更强了：这种增长“完

全限于资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派驻议会的一整套记者班子。

但是，他们同样也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此外，总的来说，他

们是无党派的，因为他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旬根本无法隐

瞒的话的上述两种说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3人，也有辉格党188人和

激进派。根据其中四家报纸，格莱斯顿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根据

另外四家报纸，他说：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可见，八个无可辩驳的

证人都证明，格莱斯顿确实讲过这句话。问题只是，他讲这旬话时用

的是马克思所援引的较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强

语气的说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萨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但

是《汉萨德》不像这些晨报那样无可辩驳。《汉萨德》的报道要受检

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照惯例“应该根据《汉萨

0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千 1863 年 4 月

17 日《旗帜报》（伦敦）第 12069 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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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进行引证。

八个可靠的证人对一个可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们这位对胜利

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晨报的报道都

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强加在格莱斯顿身上，正因为如此，＂它们

是在为＂匿名作者”说话＂，它们恰恰更是以此证明马克思＂增添”了这

个句子！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诺的“厚颜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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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诺先生那种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厚颜尤

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那个“增添＂的旬子进行的

攻击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阵地。他已经找到

了这样的阵地；现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阵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 5 号0) 中，

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样做的

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这个“声名狼

藉的"、“增添＂的旬子，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问题。因为，既然这篇报

道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它说的就“同这个声名狼藉的旬

子意思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句子。因此，重要

的已经不再是这个“声名狼藉的旬子＂的原文，而是它的意思。现在

要做的已经不再是否认有这个旬子，而是要断言它的意思和它所说

的正好相反。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声明，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

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仇此后，这位匿名对手就越

发放心大胆地在这个暧昧的题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第二篇

中见本卷第 175— 180 页。一一编者注

@ 见本卷第 189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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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 7 号CD转载在这里。

他断言，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

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

cumstances® 一语的不正确的译文。这一点，作为十分次要的东西，

我撇开不谈。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语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诺先生完

全不同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当时说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

者说，他是否真的想到什么，这一点，在已经过了 27 年之后的今天，

大概连他自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某个“关系

从旬＂。相关段落已经全部援引在前面第 2 章第 7 页上仇布伦坦

诺认为，马克思删掉这个关系从句是想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事实：

从所得税的材料可以看到的财富的增长之所以限千有产阶级，是因

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

况；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国民财富

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外。

关千《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旬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

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马克思别有甩心地“删掉＂的关系从句，是由以下这些文字构

成的：＂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

他认为，马克思两次 因而也就是顽固地 删掉这些非常

0 见本卷第 190— 193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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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文字，是想向自己的读者隐瞒：这里所说的增长仅仅是应纳所

得税的收入的增长，换旬话说，就是“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责别人＂撒谎”而义愤填膺，从

而弄得双目失明了？或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因为反正

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无论在成立宣

言或《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是以这些话开始的：“从 1842 年到 1852 年，

国内应纳税的收入<the taxable income>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则增加了……"。

除了应纳所得税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诺先生是否知道在英国还

有别的什么“应纳税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关系从旬“给

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谈的只是应纳所得税的收入，增添了什么东

西？也许（看来的确是这样）布伦坦诺认为，如果引证格莱斯顿预算

演说的人不像布伦坦诺那样同时还向读者大发一通关千英国所得税

的议论，而且在其中对所得税进行＂捏造“，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文件第 6 号）＠，并像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文件

第 7 号）仇那么他就是对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进行捏造“，就是给

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中“删掉”了某种东西？如果这个“增

添＂的旬子只是说，格莱斯顿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千有产阶级，那么，

难道这个句子在实质上谈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吗？ 因为只有有产

阶级才缴所得税。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一边在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

大吵大闹，说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捏造，是无耻地撒谎，一边又自己从

后门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0 见本卷第 165 、 165— 166 页。 编者注

@ 见本卷第 184 页。——编者注

@ 见本卷第 193 页。一一编者注



130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布伦坦诺十分清楚，马克思援引的格莱斯顿的话，所谈的是“应

纳税的收入“，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次攻击（文

件第 3 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 taxable 一词

译为“应纳税的“CD。如果布伦坦诺现在在自己的第二篇反驳中“删

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刻起直到他 1890 年出版小册子，一直反

复地断言，马克思故意地别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即格莱斯顿在这

里谈的只是应纳所得税的收入，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把“撒谎＂、＂捏

造”、“无耻地撒谎"、“简直可耻”等等这些他自己的用语奉还给他吗？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

致，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

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在他给匿名的布伦坦诺的第二篇答辩©中证明了那个

“声名狼藉的＂旬子不是他“增添＂的，此外，他还驳斥了匿名作者的这

样一个蛮横的论断，即在这个唯一的争论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和

《汉萨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

一有争论的旬子，而后者则将它完全删掉了。至于格莱斯顿对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则和这个唯一的争论点毫不相干。

相反，在成立宣言 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诺据以提出捏造引

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 第 4 页©上，就在那个“声名狼藉的“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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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几行，明确写道，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通

知下院说：

“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

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诺说马克思别有甩心地删掉的话。

在整个论战中，从 1872 年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 5

号奶起，至 1890 年《我和……的论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止，

布伦坦诺先生——以一种我们当然绝对不可称之为“无耻地撒谎＂的

巧妙手法 闭口不谈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切地引

用了格莱斯顿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改善的断言。而在布

伦坦诺的第二篇反驳中 如上所述，这篇反驳，马克思直到去世时

还不知道，而我也是直到 1890 年《我和……的论战》小册子出版之后

才知道的 关千增添旬子的控告只是作为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

实际上已被抛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认，那个增添的旬子确实

是格莱斯顿的原话，而且断言，它是“为我们＜即为布伦坦诺〉说话

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驳中，布伦坦诺向新的防线退却了，说什么马

克思篡改和歪曲了格莱斯顿的演说；说什么马克思硬说格莱斯顿说

过，财富大大地增长了，但是穷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

穷了，而格莱斯顿则明确地说，工人的状况获得了史尤前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中，恰恰

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莱斯顿的这些话，这第二道防线又被突破了。

而布伦坦诺先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协

和》杂志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0 见本卷第 175— 180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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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句，至于格莱斯顿先生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

们还要多少谈一谈。

最后，布伦坦诺先生想必是因为第一他是匿名的，第二马克思声

明不想再和他周旋，所以便自娱自乐起来：

“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么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

种意味着承认自己软弱无能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

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读者自己去查找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口

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已经展示过他精选的文雅之词的

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谎"、“假

引文”、“简直可耻”等等，确实是在以发人深省的方式”承认软弱无

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明确无误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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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的大型政治历史剧189 的第一幕就到此结束了。虽然不是

枢密大臣但也神秘莫测的布伦坦诺先生，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奢望能

做到的事情。诚然，他在所谓｀增添“旬子的问题上没有得手；这个最

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道新的防线，

并且在这条防线上他有最终话语权，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德国的大学

教师圈子里说，阵地守住了。于是，他便可以至少在与他同类的人的

面前吹嘘，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献方面将马

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自己已在《协和》杂志上

被打死的事却一无所知；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了 11 年，而

且这 11 年是他的成就越来越大的 11 年，是他在世界各国的追随者

的数目不断增长的 11 年，是他的贡献越来越得到普遍承认的 11 年。

布伦坦诺先生及其同伙明智地防范着，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戳

穿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也不让他知道他其实早已死去。但是当

1883 年他真的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受

不了了。千是，塞德利·泰勒先生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

第 8 号奶登场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没有和埃米尔·德·拉

CD 见本卷第 194— 195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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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莱秘密商定（看来似乎如此），那么这件事就是泰勒自己挑起的。

他的装腔作势表明他多少意识到自己干的是件毫无把握的事情。他

说，在他看来，“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

露了＜马克思的〉这种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诺

的巧妙攻击，大谈声名狼藉的马克思随即所作的垂死挣扎等等。实

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千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

伦坦诺关千增添旬子的断语。

最后，他在结尾部分说：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

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

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

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

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有争论的

旬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

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

报道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要证明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没有那个所

谓马克思＂增添＂的旬子，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个旬子；或

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个旬子，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

说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

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

论战，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利·泰勒先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

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诺提出了

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的报道也同样载有那个“增添＂的旬子。



四 135 

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 9 、 10 和 11

号0)首先证明，塞德利·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打算要坚持最初的、

关于增添旬子的控告。他竟说，这“完全是次要问题”。这又是对他

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

我们向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那么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直接在布伦坦诺先生的第二道

防线上提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

思 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

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

题是关于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个旬子？现在谁都不否认，

这一控告已被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原意地进行引证这

一新的控告，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

相同的。好尚各异。就引证本身来说或者就引证的目的来说，这一

个人认为不重要的，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

保守党3人的引证永远不会使自由党4人满意，自由党人的引证也永

远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的引证则永远既不会使这两者中

的任何一个满意，更不会使这两者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

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通常会觉得，引文中

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所以谁也不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

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

0 见本卷第 195— 197 、 197-200 、 200-205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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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那么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利·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

转折，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第一次背弃

布伦坦诺的是，他抛弃了布伦坦诺最初的和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

告，甚至否认这一最初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再一次背弃布伦

坦诺的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 只引证《汉萨

德》，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例＂。 弃置一旁而利用了《泰晤

士报》的用这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是“必然很粗糙的报道”。他第三

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第一封信的

是，他不再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

文”。而这只是因为他手头从来就没有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

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在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

不久，他便到英国博物馆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

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

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

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 11

号仍哪怕增加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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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本卷第 200-205 页。一—编者注



五 137 

五

第三幕。文件第 12 号趴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

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说明了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须

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利·泰勒先生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

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先生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

马克思的论战……汃路约·布伦坦诺著， 1890 年柏林版。他在这本

小册子中转载了他在《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现在他终于公

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马克思的答

辩，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们无论愿意与否都不

能不谈一谈。

首先我们发现，这里也不再谈“增添“旬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

上同样援引了成立宣言中的旬子，接着断言，”和卡尔·马克思的说

法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莱

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

纳税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改善（格

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那段有争论的引文上面九

行）。我建议读者自已将成立宣言（文件第 1 号©)和布伦坦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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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本卷第 163-165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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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断（文件第 13 号奶做一比较，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没

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因

为关于增添旬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所以布伦坦诺先生明知违背

事实，仍不得不力图蒙骗自己的读者，说什么马克思想掩盖这样一个

事实：格莱斯顿在这里说的只是“应纳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

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

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直接驳倒

了第一个控告。

在他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志

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文章

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旬地转抄如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顺应编辑部为了它的刊物的声誉而提

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从马克思先前进行的那些

论战来看，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

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为了它的刊物的声誉”而希望布伦坦诺

先生隐瞒自己的名字！这需要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

样的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这位先生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

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他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这

件事就让他自己以及《协和》编辑部去解决吧。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

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

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

0 见本卷第 212-215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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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毕竟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

是为了刊物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

烦。他自已开始放肆地”攻击“起来，先是用黑体字突出关于“增添＂

的控告，然后又大骂“无耻地撒谎"、“简直可耻＂，等等。由此可见，不

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在这里显然是写错了。不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

很可能会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隐姓埋

名的布伦坦诺很可能会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

击“ 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

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并不

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

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 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 是靠牺牲

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

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

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

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

击说成是“他那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
易·库利埃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曾被他们的对手 容克、神父、

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 叫做“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

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俗之作“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

作。而我们从诸如此类的＂丑角式论战”的典范著作中得到了太多的

享受，以至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向下拉到德国大学式论战

的战场上去，那里流行的无非是由纯粹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恶

毒中伤和极端无聊乏味的空话。



140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再次骗过了自己的读者，因此现

在可以放肆地对他们大放厥词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格

莱斯顿的〉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马克思〉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CD,

像墨鱼那样用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抓住毫无意义

的小事不放，竭力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

道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个旬子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

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这除了说明关于

“增添＂旬子的控告被完全 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

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

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连这第二个

阵地，我们也已经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彻底地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

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此时典型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

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

墨鱼那样把水弄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争论的问

题弄模糊。

耶稣会7会士常说： Si fecisti, nega如果你做了坏事，你就矢口否

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了坏

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理论》和比

斯利教授的话， 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有争论的

CD 《柏林， 8 月 12 日。卡·马克思先生……汃见 1872 年 8 月 15 日《协

和》（柏林）第 2 年卷第 33 期第 263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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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墨鱼布伦坦诺就用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们紧紧＂抓

住“，并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至必须盯紧了，抓牢

了，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问题“，即那个所谓的增添的句子，不致从

眼前和手中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

首先就“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CD一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

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先生迫切希望的＂弄模糊＂

告终。随后他又就那个出名的关系从旬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关系

从旬据说是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而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是完

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

莱斯顿演说的话中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

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便再次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他断言，马克思又

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旬子 一些和那时两人

之间的唯一争论点，即那个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

旬子。

我们面前的这份自我辩护也同样在乱喷墨鱼的墨水。首当其冲

的自然又是《兑换理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

向我们喷射过来，众所周知，马克思和它没有关系，就像布伦坦诺先

生和火药的发明没有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知道，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表示，不对拉萨尔的任何推论担负任何

责任＠，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写为各种可变量的

函数，具有极大的弹性，因而远不是什么铁的规律。既然在喷射墨

水，于是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把哈雷代表大会19叭李卜克内西和倍倍

0 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 173 、 185 页。－~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13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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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格莱斯顿 1843 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联——一切可以扯上关

系的，都牵强附会地牵扯进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诺先生的自我辩

护和他的那些受到不怀好意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则来

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人们还认为，有一大群墨鱼在这里帮他“瞒

天过海”。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已知道，他关千＂增添＂旬

子的论断无可挽回地破产了，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放弃这一

论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现在＜布伦坦诺〉干脆承认，他被这

本书＜《汉萨德沁误导了…… 那么，虽然人们会感到惊奇，他竟相信

这样的材料＜绝对可信〉，但是错误至少会得到纠正。然而，他没有这

样做。”相反，为了把问题弄模糊，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说在这

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

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把事情弄模糊的墨水，以便盯住和抓紧真正的

争论的问题。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的消息。事实上，他遭受了值得怜悯的挫折，以致如果不向我们哭诉

他所有的不幸，他就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起初《协和》为了自己刊物

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美

好的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

作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

旬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那

家专业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公众对这种争论不感兴趣。”

这就是这位品德高尚的人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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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由于人们的堕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我们这位被埋没

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旬地转载全

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编辑

部，恐怕还需要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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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

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理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

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

谈论这一新的乱喷墨鱼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

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没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诺

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思怀

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

于是要没完没了地讨布伦坦诺先生的欢心。

在这篇控告中，在引文结束后，他天真地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

演说的原文“，也就是说，布伦坦诺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

证。然而，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么引证任何

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发起进攻，说我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中给那段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

个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以便再次用喷射墨水

的办法把最初的争论点，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弄模糊；他不

再攻击这句话，转而攻击塞·泰勒先生曾经援引过的《资本论》中的

一段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思的那段“假引文“只

可能出自《兑换理论》，布伦坦诺先生以儿栏并列的形式刊载了《泰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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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

在本书中（文件第 14 号 bCD) 。

布伦坦诺先生硬说，《晨星报》的报道的开头是“我从自己方面应

当说……”(I must say for one etc. ）。千是，他以此断言，前面关于

1842 年到 1852 年和 1853 年到 1861 年应纳税的收入增长的那几句

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论，马克思引用的不是

《晨星报》，而是《兑换理论》。

“他很看重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反正是无法监督他的＂！但是

别人有办法监督他，而且他们发现，在《晨星报》上的确有这段话。我

们把它转载在这里，把《资本论》中的那段话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

文和德文都写出来，以飨布伦坦诺和他的读者。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 《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第

639 页；第 2 版第 678 页；第 3

版第 671 页；第 4 版第 617 页

注 103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the From 1842 to 1852 出e taxabl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by 6 per cent, as nearly as I can m咄e per cent··· 

out—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en 

years.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by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ble. 

0 见本卷第 216—219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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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德文就是：

在从 1842 年到 1852 年的 10 年

中，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就我所能查

明的，增加了 6%－这在 10 年内是

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 1853 年

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

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儿乎到了难

以置信的程度。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

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

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

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D

在布伦坦诺先生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他用

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换理

论》，而不是《晨星报》。在并列栏中，他用那个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驳

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旬话，并且正和

马克思引的词旬完全一样，可见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诺

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捏造“，那么这些词就

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在引文的开头进行了＂捏造“，如果说

他现在已经小心翼翼地不再断言马克思在这段引文的中间”增添”了

一旬话，那么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删掉

了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第 44 卷第

751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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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旬子到此还没有结束。

在用一个逗点断开之后，接着是下面的话：

”可是我们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是异乎寻常的＜《泰晤士报》登

载的是：“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

是异乎寻常的＂汃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

前例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把旬子从中间截断了，＂迫使格莱斯顿

在旬子的中间结束“,”因此这句话变得毫无意义”。布伦坦诺先生在

第二篇答复（文件第 7 号0) 中就已经称这段引文是一个＂毫无意义

的版本”。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

是一句十分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独地

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那么不管用一个“可是“给它添上无

论多么长的尾巴，这一尾巴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旬话在马

克思的引文中“毫无意义“，那么这不应该怪引用这句话的马克思，而

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先生。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布

伦坦诺先生的＂惯例“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无谬误的

《汉萨德》。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那里说：“我不敢断定，极

富和极贫之间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 句号。

而正是在这个旬号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旬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

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也加了一

个句号，那么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样，而如果布伦坦诺

0 见本卷第 190— 193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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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根据这个旬号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硬说什么马克思迫

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那么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很粗糙的

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

这个旬号把旬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论断；旬号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

先生的，让布伦坦诺先生去和格莱斯顿先生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

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当然，我们

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向

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中的

两个干巴巴的句子（文件第 16 号切，关于这两个旬子我在自己的答

复（文件第 17 号句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

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

信而发表片断旬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千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个干巴巴的旬子只能作最有利于布
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前

大臣的话，据说 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写信

的习惯 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旬＂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

添”了那旬话呢？当然不等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的八家晨报

会一致证实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

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

0 见本卷第 221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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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我虽然比他年轻 12 岁，对于 27 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

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 那么，《汉萨德》中没有这

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利千《汉萨

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一点放在一边，那么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

在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权威性。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放在一边，

我们就完全陷入了任何人的意见都没有什么权威性的领域，在这个

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格莱斯

顿先生在自己的话被引证时，宁愿赞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

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

方法，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对我们

来说，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忠实地还是不忠实地进行引证这个问题

来说，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未参与争论的第三

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

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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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 1863 年预算

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说了

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

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瑕疵的

《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内）的 10 年中，国内应纳税的收人，

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 6% ；但是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和作

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

奇的事实，以至它儿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段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

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理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

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原

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来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

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来的

引文是：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

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

0 见本卷第 168— 169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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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如果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

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

或者，换旬话说，虽然这些数字对确定一般真相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

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 4 月

17 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旬话：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

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完全限千

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单纯的资本增长对工人阶级来说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

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旬＂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说

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饥这对演讲人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但

是，虽然他对此深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千不属于工人阶

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单纯的资本增长”!

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读

到了一旬话，发现这旬话揭示的内容令人很不愉快，他拿来《汉萨德》

的文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旬令人很不愉快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

界宣布：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旬话！ 马克思向他

指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都有这旬话。这时，布伦坦诺

先生终于不得不 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仔细地对比不同

0 马克思关千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 173 、 185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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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

《晨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

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

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可见，整个这场争论，纯粹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

比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利·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

且他实质上甚至没有弄明白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

讲的是什么。的确，要弄明白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

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论述清晰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

人士的注意和赞扬“，但是，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

用的是极其装腔作势、复杂和费解的语言，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

重复的词旬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

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

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

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

大的好处”！有儿家伦敦的晨报，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很粗

糙的“报道中，偷偷地换掉了上面这旬莫名其妙的话，而代之以格莱

斯顿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这就是：资本的增长会降低主要消费品的

价格从而对工人有利。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

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不得不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

话，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外

的另一种财富的增长，即他所认为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

一时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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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别的增长， 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

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千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

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莱斯

顿先生本人，过了 27 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威。而且不

管怎样，这与我们无关。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纳税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

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常遗

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仅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纳税的收入；

所以，这是单纯的资本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
厂
匕......

现在看马克思引证的话：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D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

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经

没有人再提成立宣言了，全部攻击都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

引证。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
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旬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

物”“实质上“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

生讲过的话，“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唯一可以指责马克

0 见本卷第 165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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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

顿先生的原本毫无意义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分享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这是一件给人深切而难以估价的安慰的

事情。我不敢断定，极富和极贫之间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

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

度已经缩小。”CD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个直白的正面论断，这两句话在《汉

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故作庄重的空话中的。可以肯

定地说，这两旬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增色

不少。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 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

人或有技术的工人一—的一般状况，那么我们从大掀的无可置疑的证据看到，

最近 20 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儿乎可以说，这种增长在一

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旬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

话前面儿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

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

院说：

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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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巳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

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CD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

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段

话，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给他们每人赠送一册成立

宣言，就像赠送给塞德利·泰勒先生那样。

注意：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 6 号黔中只是为成立

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资本论》中的这

段话列入他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

件第 7 号©)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而且这个

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

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国工人

的状况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

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

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

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

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穷困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先生所

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史无前例的幸福状况的

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已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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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任

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

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工商业处于良好，甚至中常状态的时期

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

顿自己不到一年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

在 1864 年 4 月 7 日发表的下一篇预算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

缘＂的群众和“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为生存而挣扎又是什

么呢？“CD

但是，马克思紧接在 1863 年预算演说之后就引证了格莱斯顿先

生的这篇预算演说，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 1864 年 4 月 7

日宣布，他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

0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这里，让我们根据《汉萨德》再从这篇演

说中引证一些话：领取救济金的赤贫者的人数下降到了 84 万。｀其中

不包括靠慈善机构度日和从私人救济中得到帮助的人…… 除了这

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千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勇

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维持高于赤贫状况的水平而挣扎的工人。，在

伦敦东头141 的一个教区里， 13 000 人中有 12 000 人经常处千赤贫的

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说，在伦敦东头，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

看不到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

丐…… 自然，为生存而挣扎的手段较前略有改善（！）…… 在许多

地方工资提高了，但是在其他许多地方工资没有提高云云。而这首哀

歌是出现在夸张地宣称状况获得｀史无前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

的时候！”其中的引文引自威·格莱斯顿 1864 年 4 月 7 日在下院的演

说，见《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74 卷第 587—

588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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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幸福状况是子虚乌有的，那么马克思也就没

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甚至对格莱斯顿先生来

说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演讲人承认，虽然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

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

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演讲人这样的自自对马克思来说就足

够了。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话

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大喊

大嚷，那么他的反驳就会没完没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 农民或矿工，有

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 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史无前

例的增长吧。191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

在 1861 年共有农民 1 098 261 人，其中作为雇工生活在农场的有

204 962 人立从 1849 年到 1859 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一先

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是名义

上的。 1863 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狗窝

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 1864 年》）：

＂雇用农业工人的费用被固定在仅能让他活命的最低水平上。”@

根据同一个报告，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品供给（尤其是在八个被

CD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 1861 年的调查统

计，部分根据 1863— 1867 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编者注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 7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第 242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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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量。而格

莱斯顿先生政治上的支持者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在 1866 年曾说

（《农业史和价格史》0) ，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而且，如他详尽地

证明的，是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的农奴，比他们在阿瑟·杨格时代

(1770— 1780 年）的先辈差得多，比 14— 15 世纪的短工更是差得

远。 因此，在“农民”问题上格莱斯顿是一点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 1866 年的议会报

告仇 1861 年联合王国有 565 875 名矿工，其中在煤矿做工的有

246 613 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

是 8 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 14— 15 小时。矿山视察制度

纯粹是开玩笑： 3 217 个矿井只有 12 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死于

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故。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然后

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已得到补偿。根据

1864 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氮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共

有 396 998 人。其中机械钳工有 7 万到 8 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成

立已久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

金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

从 1859 年和 1860 年重新开始的工商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

相反，同业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伯明翰及其郊区就有 1 万名女工和

少 詹·埃·索·罗杰斯《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 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

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 年牛津版第 1 卷第 10 页。一一－编

者注

@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66 年伦敦版。一一编者注

@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 年伦敦版。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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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名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钉子的铁

匠(26 130 人）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 456 646 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外还要加上 12 556 名

印花工）是工人的主体。 1863 年 4 月，正是棉花奇缺、美国内战正酣

的时候，当时(1862 年 10 月） 60％的纱锭和 58％的织机停工，其余的

每周只开工 2-3 天； 5 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依靠

济贫所或救济委员会的救济度 H ，而（ 1863 年 3 月） 135 625 人为不

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

（瓦茨《棉荒实况》1866 年版第 211 页）。在这种时候，如果他们听说

自己竟史无前例的幸福，一定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

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儿

增多了。

至于一系列较小行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心给我们

做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 12 万工人，其中只有 4 000 人得到工厂

法的保护，其余的人（其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超负荷地工作；

在大都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 15 万工人中

只有 1 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童工和青年女工大量超负荷地工作；

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 4 万人，儿乎全是劳累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

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 370 218 个缝制外衣的女工和制帽女

工， 380 716 个缝制内衣的女工，以及 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

士 573 380 个男工，其中有 273 223 个鞋匠和 146 042 个裁缝，

其中十或十的人年龄在 20 岁以下。在这 125 万人中，充其量有

0 《童工调查委员会。 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第 1—6 号》1863—

1867 年伦敦版。恩格斯引用的数据出自第 1 、 2 、 4 、 5 号报告。-编

者注



160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30％为私人顾客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

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商、代理人、小业主这些

在英国被叫做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

况：从事大量超负荷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谈到工人的“史无前例的“幸福，造纸业(10 万工人，其中一半是

女工入陶器制造业 (29 000 工人入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

15 000 工人）、玻璃制造业(15 000 工人）、印刷业(35 000 工人入假

花制造业(11 000 工人）等等行业的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

140 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应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以使他们

免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损健康的超负荷劳动。

最后，领取由公共资金支出的救济金的赤贫者的数目在 1863 年

为 1 079 382 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 1863 年无疑生活很差的工人的大略数字

了：按整数计，农业短工为 110 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 469 000 人，缝

纫女工和制帽女工为 751 000 人，裁缝和鞋匠 除去 30% 为

401 000 人，花边业工人为 15 万人，造纸业工人为 10 万人，织袜业工

人为 12 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较小行业的工人为 189 000 

人，最后，领取救济金的赤贫者为 1 079 000 人。总共有工人

4 549 000 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 1863 年还是工商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各行各业已经完

全从 1857 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

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史无前例的“改善在哪

里呢？

40 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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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1863 年，从中受惠的只有在毛纺织业、亚麻纺织业、丝纺织业中

从业的工人，共约 27 万人，而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白和

染色业中，法律保护只是一纸空文。此外，在只需要男劳力的行业和

往往还需要技能的行业，由于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

商业情况良好的时期为自己争得了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

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男工的重体力劳动的行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一

般来说确实有明显提高，虽然把这一提高说成是“史无前例的”还是

可笑的。但是，尽管大蜇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体弱的男工、女

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只把强壮的从事重体

力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的

状况。

同上述 450 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领取救济金的赤贫者相

对的，是 27 万境况好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

以假定，在 376 000 名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

一还可以过得去，只有余下的三分之一，即 18 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

钉工人、制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 566 000 名矿工的状况可以

认为一般来说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

算做是好的。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吸

血鬼(sweaters)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超负荷的

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 20 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言

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能够说其状况随着工商业和资本家利润

的增长而获得了改善的工人也难以凑够 100 万；其余的人处于中等

状况，他们从工商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体来看只获得很少的利益，

换言之，由千劳动力在性别和年龄上参差不一，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

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超负荷劳动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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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那么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

而之所以要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正是因为在到 1863 年为止的最近

20 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史无前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

及其他种种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终从工人住宅区也

蔓延到城市的富人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

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史无前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

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饮食则只能勉强达到，甚至低

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

总之， 1863 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顿

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史无前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说

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莱斯顿先生的

那些吹嘘的话，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结论：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没有＂删掉“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抱怨的任何东西。

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

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

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也就是说，他的引证

是正确的。



文件

被指控的引文

第 1 号成立宣言°

第一版用的标题：《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

立》弗利特街波尔特巷 10 号蜂房报社 1864 年出版。定价一便士。

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

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

前例的。”宣言从公共卫生报告书中引用了城市各类工人和农村短工

食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继续写道：

"Such are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Parlia

ment in 1864, during the millennium of free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0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恩格斯下面引用的文字参看该卷第 5 、 7— 8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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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has improved in a degree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Upon these official_ congratulations jars the dry remark of the 

official Public Health Report: 

'The public health of a country means the health of its masses and the masses will 

scarcely be healthy unless, to their very base, they be at least moderately prosperous.' 

凶zled by the'Progress of the Nation'statistics dancing before 

his eyes,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exclaims in wild ecstasy: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dds Mr. Gladstone,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192 

翻译成德文就是：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

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

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 Public

Health Report（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旬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

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CD

0 到这里为止的德译文是恩格斯自己翻译的，以下至本文件结束的德译

文引自 1872 年 1 月 17H 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第 5 号所载的《卡尔·

马克思的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第一部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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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

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

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

实令人惊奇得儿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

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第 2 号 《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版第 670—672 页 193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列颠国

民户籍总署署长194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101)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

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

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

增长。”(102)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 1843 年 2 月 13 H 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

了 20 年，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101) 《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11 页。

(102) 格莱斯顿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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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 。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

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

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

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
缩小。 ”(103)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

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

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

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

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么官方的统计材料，例

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 1860— 1862 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

平均比 1851— 1853 年三年间上涨了 20%。在随后的 1863 — 1865

年三年中，肉、奶油、牛奶、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

价格又继续上涨了。 (104) 格莱斯顿在 1864 年 4 月 7 日所作的下一个

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

的平达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

“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

幸福：

(103) 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104)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

分》1866 年伦敦版第 260-273 页。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

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

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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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105)

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

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

高，但是，由千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千贵金属贬值造成的〉，

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

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

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106)

(105) 格莱斯顿 1864 年 4 月 7 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著作家195

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莱斯顿的预算

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

（《兑换理论》1864 年伦敦版第 135 页）

(106)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 年伦敦版第 67 、 82 页。至

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

动和中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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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第 3 号控 告

1872 年 3 月 7 日《协和》杂志第 10 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O中有下面一段话：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至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

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

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

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

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

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第 3

辑第 170 卷第 243 页及以下各页）：

"1842— 1843 年的每英镑 7 便士的所得税（只是在大不列颠实行，并且在

那里只是对 150 英镑及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对总

数为 15 600 万英镑的收入征收的。在同一区域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计算的

1860— 1861 年的应征税收入为 22 100 万英镑。而我并没有听说，税务机制有

0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转载于 1872 年 1 月 17 日《人民国

家报》第 5 号。”—-－编者注



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169 

什么改变或者征税方式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常

常作出让步或减轻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毋宁

说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 6 500 万英镑，也就是说，竟

达上述区域国内应征税总收入的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结果；而且这个
结果的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段时

间内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比较

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 1853 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 1853 年开始（这一年征税

起点发生了变化）。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内）的 10 年中，国内应

纳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 6% ；但是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这是如此异乎寻

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至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千我自己，我应当说，

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

的增长，如果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增长局限千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

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

的状况，或者，换旬话说，虽然这些数字对确定一般真相已足够准确了，但是

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单纯的资本增长对

工人阶级来说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

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

众分享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这

是一件给人深切而难以估价的安慰的事情。我不敢断定，极富和极贫之间的

鸿沟和以前相比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

人一一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 的一般状

况，那么我们从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看到，最近 20 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

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增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

史无前例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

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只有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

国免缴所得税。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

的范围，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

千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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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

了这句话！

第 4 号马克思的答辩CD

1872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

一位朋友©从德国给我寄了一份 3 月 7 日出版的《协和。工人

问题杂志》第 10 期，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

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旬话，而这旬话在半官方出版物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任性

逻辑轻率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

此它显得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地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语写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在格莱斯顿的眼皮底下出版的成立宣

言中有一旬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旬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

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千被柏林的德国工厂

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实在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旬话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0 马克思的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的标题为《致（人民国家报〉编辑

部》。－~编者注

@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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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成立宣言》第 6 页0) 。

（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

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 年 11 月）上的一篇轰动一时并被伦敦各家

报刊纷纷评论的文章©中，伦敦某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

518 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An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s Mr. Gladstone ob

served,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的令

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

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区写的、不仅在成立宣言

发表以前，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前就已出版的专著吧。它

的名称是：《兑换理论。 1844 年银行法》， 1864 年伦敦威尔柏克街 30

号托·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出版。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

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 134 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旬话：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

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旬＂话”

0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 年伦敦版的页码，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8 页。 编者注

@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载于 1870 年 11 月 1 日《双周评论》

（伦敦）第 47 期。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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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顿的另

一段话，他在这段话里胡说什么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 20 年来获

得了“异乎寻常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改善。

黑体字是要暗示，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

恰恰强调指出了这种无耻的空话与英国官方关千这个时期的报告中

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appalling statistics”) 比斯利

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 之间的尖锐对比立

《兑换理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

伦敦报纸引用那旬话的。这家报纸在 4 月 17 日发表了 4 月 16 日的

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 1863 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

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

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确信，没有哪一家报纸

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 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

关报 并在第 7 版第 5 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

段话：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

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0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谄的辩护词我在《资

本论》一书（第 638— 639 页）中曾予以批驳。”注文中出现的页码指马

克思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的页码，参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1— 672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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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译成德文是：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

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

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CD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

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 1863 年 4 月 16 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

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

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

分人，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那部分人，他就有点惊恐。

意大利！意大利！ 196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

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

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

统，而绝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197 把《泰晤士报》上

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

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关于这位装腔作势、空话连篇、咬

文嚼字、笃信宗教、诚惶诚恐地展示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情怀的资

0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 easy classes' 和｀ classes in easy circum

stances'这两个用语，是由韦克菲尔德最早使用的，指的是有产阶级中

确实有钱的那部分人。”韦克菲尔德的相关著作为《英国和美国。两国

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 年伦敦版第 1 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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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英雄的笑料。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

官方材料来评述工厂主的经营管理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

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

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

他们便向伦敦的生意伙伴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

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上白纸黑字

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

生产秘密了。我不仅伪造了原文，而且还伪造了引文。他们陶醉

千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

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彻底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

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

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

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

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1872 年 5 月 23 日千伦敦

0 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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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

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杂志第 27 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 3 月 7 日本刊第 10 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

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旬

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尤其是经常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有说

服力的证据，证明如果当今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保持不变，工人阶级的状况

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

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

人陶醉的增长“，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

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

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题是，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

税。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的范围，而马克思

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

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旬话。格莱斯顿说

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

人＂。因此，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

明：“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对千在我们社会民主党

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那位伦敦先知无人能比的渊博学识、诚实和绝对

正确的信念来说，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千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驳，或至少采

取类似反驳的行动。在 6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上O马克思曾试图反驳。

0 《协和》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

了差不多整整三个月之后。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

辩刚刚两个星期之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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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能够驳倒关千恶意引证的指责。他的辩解方式如果

说能证明什么的话，毋宁说是正好证明了这种恶意。他又利用了《人民国家报》

的读者无法核对他的材料的准确性这一情况。这种做法的无耻，更超过了他的

引证方式的卑鄙。

自然，马克思没有走得这样远，以至对我们从议会速记记录中摘录的引文

的确切性提出异议。对他说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善意，为了达到这

一目的，他以别人的引文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道：

”在《双周评论》(1870 年 11 月号）上的一篇轰动一时并被伦敦各家报刊纷

纷评论的文章中，伦敦某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 518 页上引用了这样

一句话：｀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

千有产阶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

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记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

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对每一位询问者所说的那样，是根据

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

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而只是指出，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旬引文。比斯利写道，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转而谈到关千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

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纳税的收入 8 年来增加了 20%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

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 这实在是一种绝妙

的证明方式！人们用一份捏造的材料欺骗某个对我们的不诚实一无所知的人，

后者轻信地进一步加以转述，然后人们就利用这一转述，并且利用转述者的诚

实，来证明这份材料是确实的，而且自己是诚实的！ 马克思继续辩护说：

“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区写的、不仅在成立宣言发表以前，而且

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前就已出版的专著吧。它的名称是：《兑换理论。

1844 年银行法》， 1864 年伦敦威尔柏克街 30 号托·考特利·纽比出版社出版。

保持沉默＇。《人民国家报》如此急千读到对它的主人和导师的第二篇

更尖锐的反驳文章，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另外，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

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

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有关材料

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千版面有限，我们

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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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 134 页上引用了

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这种令人陶醉的……＇，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

差。－这一切巳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旬｀话＇是｀我

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谎'!……“马克思继续说道，｀＇《兑换理论》的作者

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引用那句话的。这家报

纸在 4 月 17 日发表了 4 月 16 日的预算演说。”

确实，这本书（顺便说一下，它是一本粗俗的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和马克

思一样，也不是根据《汉萨德》引用的。不过，如我们下面就要指出的，马克思甚

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报纸引用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我们说马

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旬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
都并没有断言，这句话是他自己编造的。这只有在马克思本人是这本一直默默

无闻的书的作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而根据该书的那种可怕的风格来判断，

倒是可以这样设想的。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的出处正是这本书，正因为如此，

所以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从自己 1863 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

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把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提到格莱斯顿

演说的那个地方和《兑换理论》加以比较，马克思的引文的这个来源就一目了然

了。在《资本论》第 639 页，尤其是在注 103 中，对这一演说引述的是那个与《兑

换理论》第 134 页上的引述一字不差的毫无意义的版本。马克思对千这个版本

的引文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 640 页

注 105 中援引的布瓦洛的文句也已经有了；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页上我们

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

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了材料本来的

出处（见《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4) 。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明明知

道真相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也是撒谎？我们认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马克思重述包含在《兑换理论》中的谎言，他这样做时难道不是明明知道

真相，或者至少应该知道真相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很简单的。马克思

先生无疑十分了解，作任何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对于那些初看起来含有矛盾

因而没有意义的地方，要通过解释去除矛盾，如果对一段话无法这样做，那最好

是对这段话进行考证，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对千一篇特别是由于资料详实

和论述清晰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赏的演说，尤其需要这样

做。最后，如果作者没有认真地去考证，而是蓄意地把构成那个版本的引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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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矛盾的一半的一旬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作为对有产者的控诉抛给全世界的

无产者，那么这就是一种近乎犯罪的轻率。所以，单是出千普通教育、科学和责

任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应该放弃采用那个版本的引文了，而他竟然

引用这个假引文，这一犯罪的轻率行为对他来说是尤其不能宽恕的，因为他完

全可以知道格莱斯顿演说的原文。第一，英国的报纸在演说发表后的第二天就

转载了这篇演说，即使不是逐字逐旬地转载，至少也是忠实于原意的。其次，在

演说发表之后不久，格莱斯顿就一字不差地将它收入了他的一本受到很大注意

的著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 年伦敦版，在该书第 403 页上，演说的内容

与我们援引的一模一样。最后，马克思可以在《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中找到这

篇演说的速记记录。而且按照惯例，应该根据速记记录引证议会演说，即使这

些演说在必然很粗糙的报纸报道中并不包含矛盾。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

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

报》从第 7 版第 5 版第 17 行起，是这样报道这一演说的：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
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

种增长局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0，完全限于

占有财产的阶级。”（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

证。）”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

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听啊！听啊！）然而，给我们深切的并且

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

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获悉，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

0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马克思在他发表在《人民国家报》

的德文引文中删去了最后这个关系从句，然后加上这样的话：｀他（格

莱斯顿）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这种增

删也是为了故意使读者误解格莱斯顿的话的意思。按删去的关系从

旬以及整个上下文来看，演说的意思是：从所得税的材料看出的财富

的增长只限千有产阶级（因为只有收入在 150 英镑以及 150 英镑以上

的人才要缴纳这种税），至于工人阶级，我们知道……“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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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状况已经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

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掌声）”

将《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和 3 月 7 日《协和》杂志刊载的《汉萨德》的报道

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两个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

在形式上更为简明，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但是，虽然

《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旬子正好相反，

虽然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

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 6 月 1 H 的《人民国家报》上

写道：

”可见，格莱斯顿先生于 1863 年 4 月 16 H 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

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已经根据《汉萨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说的完整的

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话来消

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说“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萨德》中经

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

句话”。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莱斯顿先生或许是有鉴千 1864 年才问世的诽谤

性小册子《兑换理论》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说呢！首先是根据一本默默无闻的诽谤性

小册子向我们提出一段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

容的自相矛盾就证明了是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马克思声明说，别人

的引文同他的一样，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输以这种谎言的人的话作为

证明。接着，他企图利用他的被弄模糊了的引文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

为替自己辩护和证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论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
无可非议的第三个来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

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意思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

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

第 257 页）：简直”可耻”。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辩护时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

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

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请读者来判断，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结局的究

竟是哪一方。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马克思先生说明，我们认为格莱斯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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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CD发表在 1872 年 7 月 11 日《协和》杂志第 28 期上，

它与本题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第 6 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

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在 7 月 4 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

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

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

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旬话，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 10 期）声明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完全都是我

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旬话的。

《协和》说：

“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强加千格

莱斯顿。”

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兑换理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

心 路·布伦坦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第二部分》。一编者注

@ 马克思答路·布伦坦诺的第 2 篇文章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的标题

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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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文，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在

此之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

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

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这句话是他自己编造的。”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

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生意伙伴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绛

带，声称每盘绛带有 36 埃勒0，而实际上只有 24 埃勒，这样一来，他

事实上增添了 12 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这 12 埃勒＂。增

添的绛带是这样，那么增添的旬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

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

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心）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理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

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

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学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

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旬子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

而是从《兑换理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另

一个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引证的话和我

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0 埃勒是德国旧长度单位， 1 埃勒约合 0. 667 米。-编者注

@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366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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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千这个版本的引文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 639 页0上我的评论针对的是格

莱斯顿演说中的这一段话：＂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

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关千这段话我评论

道：“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

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

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

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

已经增大。”……这些“评论”在《兑换理论》中是根本没有的。

“……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援引的

布瓦洛的文旬也已经有了。”

”而且“我也引证了布瓦洛，这样一来，就给《协和》的“博学之士”

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

《兑换理论》中摘录下来的！而实际上在《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

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理论》的作者“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

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

关千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

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了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4) 。”

0 指马克思在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的页码，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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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非常谨慎，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

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摘引了

格莱斯顿的演说中的一段话，但不知道它本来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

明的呢？是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

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 年 11 月）上发表的那

篇文章0中摘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对每一位

询问者所说的那样，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也没有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大。我认为，没有人比

他更了解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资料。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资

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千他的帮助。”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

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从上面

引述的他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来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至《星期

六评论沁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

立宣言的作者皇

心爱·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载于 1870 年 11 月 1 日《双周评论》

（伦敦）第 47 期。 编者注

@ 指匿名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载于 1870 年 11 月 12 H 《政治、

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伦敦）第 30 卷第 785 期。—一－编者注

@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

张冠李戴。”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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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段可

疑的话，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阐述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事业的最令人信服、最有力的一个

文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 12 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真希望我有篇幅

来容纳我从宣言中所作的大量摘录！”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之后继

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转而谈到关千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

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纳税的收入 8 年来增加了 20%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

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

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竟然成了《协和》的证据，可以精确地

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

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那位伦敦的生意伙伴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

说，也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

所得税”（见《协和》第 10 和 27 期）。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固守的观念

是，只有收入低于 100 英镑的人才免缴所得税。

关千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旬子，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

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

他“儿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

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千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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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 stances 的话” 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韦克菲尔

德的话解释说，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这个语

旬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 意思是“确实有钱的人“，有产

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那部分人＂。韦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

阶级叫做 “the uneasy class", 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 die

ungemachliche Klasse”[“不太富裕的阶级”]立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

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

字，想让它的读者以为，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

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

阶级“，而是译成“处千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相信它的读者有足够

的智力，可以认识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有产阶级看成是“优良条

件“，但是并非这个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

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的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也是把他所描述

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

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

道，这种“增长完全限千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

“博学之士”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报道中认定格莱斯顿说

的那旬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认定他所

说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捶着自己充满信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 6 月 1 H 的《人民国家报》上写

0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 ［中等阶级或

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 1833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85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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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报道，格

莱斯顿先生千 1863 年 4 月 16 H 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

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

么呈献给他的读者！

我已经在 6 月 1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

的读者相信，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有所改善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了这种讲

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

7 月 4 日的回答中又故技重演。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

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

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

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

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

顿紧接着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

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

了＂。最后，他宣称，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

悉“一个情况 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 ，这就是，

“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

寻常的，我们儿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

描述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儿句关千

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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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黄金时代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

到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的理由

是否正确。这里的问题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

“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

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代言人 而格莱斯顿先生

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代言人之一 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

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

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

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卫我们把这两个报

道对照一下吧：

摘自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

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

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

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

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

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

千富裕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话。这里完全没有

摘自《汉萨德》1863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28 日议会议事录

第 170 卷所载的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说

“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

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

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

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

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

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

人(the class of persons who may be 

0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

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 编者注



188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

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千有产

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

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described as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话。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

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

的状况，或者换旬话说，虽然这些

数字对确定一般真相＜！〉已足够准

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

民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收入

的增长。单纯的资本增长对工人

阶级来说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

好处，等等。”

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中的这种装腔作势的、费解的、复杂的

Circumlocution Office（繁文绸礼局沁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

道比较一下吧。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就够了，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旬

话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我所描述的增长……

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在《汉萨德》中一部分被篡改了，一部分被删

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都不

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预算

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

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The augmentation 

0 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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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n augmentation)完全限千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 (But that augmentation)对工人

居民来说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报》（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预算

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 的心情来看待财

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局限千真正富裕的阶级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

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 augmentation stated)是一种完

全限千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

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其演说的半官方的《汉萨德》版本中

偷偷地删掉了他于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

旬话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生意伙伴送来的摘要中找不

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旬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

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应

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

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教

养“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臣民见识。198 由于没有时

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该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

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

章中向敌人 按其地位来说至少和《协和》相当 说过下面这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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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量的话：＂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叨

卡尔·马克思

1872 年 7 月 28 日千伦敦

第 7 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

1872 年 8 月 22 日《协和》杂志第 34 期

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

马克思先生在 8 月 7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 27 期上登载的《卡

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一文作了答辩。他坚持从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H 预算演说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

现自己的颠覆计划的人都感到吃惊。实际上这种顽固的撒谎癖性只能说明，作

者害怕如果承认这段引文，即成立宣言中那个曾经获得轰动一时的效果的句子

是捏造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悄况下会给它的作者带来很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辩护文章中承认：在载千《汉萨德》的格莱

斯顿演说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段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莱斯顿先生删掉了这

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旬子！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中

引证这篇演说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论述

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莱斯顿的这篇演说。所以我们指出，首先，这

篇文章谈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作者的材料写成的。

对此，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只是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没有一个字提

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并没有

这样说，甚至也没有暗示这一点。我们也完全相信马克思先生的话。如果他向

比斯利教授表明《兑换理论》是自已引文的依据，那么比斯利大概就不会转载这

段引文了。其次，我们回答说（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没有从格莱斯顿

的演说中引证那个有争论的旬子，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们从

0 马克思在他所加的注中对这旬话的翻译是：“你永远是一头驴子。”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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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旬地引述了那旬话，这从《协和》第 27 期上可以看到。

马克思现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

个字放在引号外面CD这一情况，想使读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自己的

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说了这几个字！！

马克思找来的想要证明格莱斯顿事后从自己的演说中删掉了那旬有争论

的话的第二个证据是：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兑换理论》一书引证的格莱斯顿

的预算演说，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们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的，

并且一切都说明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摘引他的引文的。可以证明这

一点的主要证据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639 页，尤其是在注 103 中，对这一

演说引述的是那个与《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的引述一字不差的、毫无意义的版

本。此外，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兑换理

论》第 134 页上那样引证格莱斯顿演说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

的另一段引文，并给它们附上了同样的评论，这也证明《兑换理论》是马克思引

文的来源的论断。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驳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兑换理

论》中所没有的评论。但我们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明确指出了《兑换

理论》的作者就是引用布瓦洛的文旬的作者。但我们并没有说与此相反的话。

最后，至千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 640 页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兑换

理论》第 135 页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么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

字不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们的确切性。因而马克思自

已证明了：他给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评论，是取自《兑换理论》。

这样他自已证明了：我们用来支持我们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

书中摘引来的这一主要论据的各点是正确的。而对千下面这一主要论据，也就

是认为他对格莱斯顿演说引述的是那个与《兑换理论》的引述同样的、毫无意义

的版本这一点，他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最后，第三，马克思力图根据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关于格

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速

记记录中对他自己的预算演说做了篡改。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

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读者看不清这一

0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引自

成立宣言的这段话，是他从成立宣言中一字不差地照抄下来的。不过

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旬自然没有加引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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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题外话，这个手段同时

还会更加激起《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渊博学识的钦佩之情。即

使根据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是肯定地说，他认为他所

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千“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

stances” ，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马克思援引《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

级》一书的作者韦克菲尔德的话，断言格莱斯顿说的是，他相信这种增长不是只

限于“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那部分人“，而因为我们没有注

意所有这些解释，所以他现在指责我们隐瞒。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一新的编

造谎言的企图保持缄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因为不管韦

克菲尔德把中等阶级叫做不太富裕的阶级是什么用意，格莱斯顿演说的总的意

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莱斯顿所谓的“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千工人居民的阶级，因为他

是拿它们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翻译的这个报道的德译

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关系从句，从这个关系从句中可以看出，格莱斯顿只是说，

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

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无法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

说，工人阶级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外。如我们刚刚

看到的，马克思曾经毫无道理地指责《协和》隐瞒，而他现在却又心安理得地删

掉了上述的关系从句，虽然我们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

们根据真实情况，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而《汉萨

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晤士

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那个关系从句

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他很看重的《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反正是无法监

督他的！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

致，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

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我们指出了这一

点，并且全文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虽然如此，马克思

仍然欺骗自己的读者，断言似乎我们想让人们以为，我们引的《泰晤士报》的话

是他的译文！！另一方面，他自然只字不提我们指出（在第 28 期）的这样一点，

即马克思所谓格莱斯顿关千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获得改善的论断同官方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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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了这一指责。

此外，马克思在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

据，证明他对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

《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核对，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时是

否做了新的歪曲0。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

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限千

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

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

意到“一语在上下文中的意义和它的用法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

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但是引证这两个所谓的新证据不过是要炫耀自己治学严谨，依靠它来维持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信仰。马克思发表在 8 月 7 H 《人民国家

报》上的文章，就是这种自我吹嘘的标本，值得我们的读者亲自见识一下。我们

还应当举一个这类自我吹嘘的例子，以免马克思先生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向我

们的读者隐瞒他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修正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曾说年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先生嘲笑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只

有当收入在 100 英镑以下时才免缴这种税。实际上根据 1842 年的法律，所有

150 英镑以下的收入都不纳税，而在 1853 年纳税收入下调至 100 英镑，但是对

新纳税的收入有优惠，税率较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为低。后来在 1863 年享受

优惠的人扩大到了收入低于 200 英镑（不包括 200 英镑）的人，并且以下面这样

的方式保持减税，即所有在这个数字以下直到 100 英镑为止（包括 100 英镑在

内）的收入，始终应扣除 60 英镑作为不纳税的收入。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

同我们的愉快来往。我们理解，马克思先生很愿意借机躲避那些指证他捏造的

人。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么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

种意味着承认他被揭露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

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0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再版时补加的注：马克思在这里也

同样删掉了他在转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删掉的那些话。关千这两

个报道，请参看附录。”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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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德利·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德译文）

第 8 号塞·泰勒的攻击

1883 年 11 月 29 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编

请允许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 1863 年 4 月 16 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

演说的一段使人发生误解的引文——甚至像埃米尔·德·拉夫莱教授这样卓

越的政论家也被误导，根据德文来源转述了这段引文，并在今天的《泰晤士报》

上对此作了更正一—早在 1864 年就出现了，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

员会发表的一份宣言中。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

教）终千在八年之后，在一家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

说时所怀的恶意。

卡尔·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

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千断言，格莱斯顿

先生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

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

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

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

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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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将它们掩埋起来的报纸

的合订本中发掘出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

面那位在写作方面的诚实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

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塞德利·泰勒

(1883 年） 11 月 26 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上述文章刊登在 1883 年 11 月 29 日的《泰晤士报》上。 11 月 30

日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给《泰晤士报》寄去了她的答辩。答辩没有被

刊登。写给主编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千是爱·马克思又

写信给《每日新闻》，结果仍然是徒劳。于是她把塞德利·泰勒的控

告以及自己的答辩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今 H 》1884 年 2 月号

上。我们把她的答辩收录在这里。199

第 9 号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

1884 年 2 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报》主编

塞德利·泰勒先生在 11 月 29 日的《泰晤士报》上提起了一段引

自格莱斯顿演说的话，说这段话

“早在 1864 年就出现了，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的一份

宣言中”。

往下他继续说道（这里我摘引了泰勒先生的信，从“使人特别惊

异的是“起，到“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止）。



196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事情的实际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是

1863 年 4 月 16 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中的几句话。在格莱斯顿

先生描述了 1853 年和 1861 年之间国内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

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诺教授）在 1872 年 3 月 7 日的

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其中说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

这旬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

马克思在他刊登在 1872 年 6 月 1 日和 8 月 7 日莱比锡《人民国

家报》上的答辩中，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报道。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

千有产阶级。”

4 月 17 日《晨星报》：

“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4 月 17 日《晨报》：

“上面所说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很快就被“他的＂巧妙的攻击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诺，在“垂死

的挣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说法来辩护，说即使引文不

是捏造的，它也是“使人发生误解的“，是“怀着恶意“，是＂狡猾的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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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义“，等等。恐怕您不会给我篇幅来对布伦坦诺先生的这一过了

11 年，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告作答辩。而且，这或许也

不需要了，因为泰勒先生说：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将它们掩埋起来的报

纸的合订本中发掘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完全赞成这样做。这对于纪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

上关于这个有争论的演说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有出入的问题，

应该留待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于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的确切性引

起了争辩。经济学教授们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且不怎么恰当的例

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说明问题的。用泰勒先生的话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马克思）在写作方面的诚实程

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

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忠实于您

爱琳娜·马克思

1883 年 11 月 30 日千伦敦

第 10 号塞·泰勒的反驳

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马克思女士被拒绝发表她的答辩，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了，

她显然有权利发表答辩。不过，她认为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诺教授之间的“唯

一的争论点“，就在千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旬话，对于这个看法，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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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

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讨论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这场牵涉很广的辩论的内

容，而不占用贵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女士在贵报

上说我公开表达的看法是＂诽谤”和＂诬蔑＂O,所以我不得不请求贵报用两栏并

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贵报读者自己就能判断，马克思

博士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引证 1863 年预算演说时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读

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先生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为什

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1863 年 4 月 17 H 

《泰晤士报》

“在从 1842 年到 1852 年 (1852

年包括在内）的 10 年中，国内应纳税

的收入，就我们所能确切查明的，增

加了 6% ；但是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

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事

实令人惊奇得儿乎到了难以置信的

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

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

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

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

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

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

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

《资本论》第 2 版

第 678 页注 103@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

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

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

奇得儿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

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

0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致《今日》月刊编辑部的附函199 中，该

附函这里没有收录。”一一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751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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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

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

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

价格。然而，给我们深切的并且应当

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

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

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比过去缩小，

但是我们幸运地获悉，最近 20 年来

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

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

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

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

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

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

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

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格

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

演说。

我请您特别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着重强调的那两段话的意思。

“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阶级的话”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看法是：刚刚

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的确，和后面“我刚刚描

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旬
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的是

什么，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税的材料为根据的数字，只

包括应纳所得税的收入CD。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说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额

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但是……工人的一般状况"

到结束，十分明确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根据和所得税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

为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获得了无疑是异乎寻常的、儿乎是史无前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像马克思博士书

中那种引人注目的样子，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然是：把格莱斯顿

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词句任意拼凑起来，让人们误认为似乎他断

言，工人居民的工资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阶级的收入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

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驳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论断。

0 塞·泰勒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 1842— 1853 年 150 英镑以下的收

入免缴所得税，而 1853 年以后是 100 英镑以下免缴所得税。”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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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资本论》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译

文后面，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莱斯顿语旬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千有产

阶级财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诡辩＂的轻蔑的惊叹。

阁下，我忠实于您

塞德利·泰勒

1884 年 2 月 8 H 千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第 11 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

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我断言当匿名的诽谤者攻击马克思博士的时候，唯一的

争论点在于，格莱斯顿先生是否曾经说过某一旬话，塞德利·泰勒先

生对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问题实际上在于，

“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 (1872 年 3 月 7 日第 10 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

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现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匿名作者

先引证了国际成立宣言，接着引证了《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

生演说中有关段落的全文；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心意

把这些话做了归纳；最后，他在结尾说：

“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的范围，而

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

级＇这句话强加千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

演说中说的和这旬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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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是

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话而歪曲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在

控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误解”或“狡猾的断章取义”。

问题仅仅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旬话”。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布伦坦诺先生的攻击文章和

我父亲的答辩，如果是这样，他的说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的实

际情况。要么他没有读过。那将如何呢？这个人从剑桥大学三一学

院投书，莫名其妙地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坻毁我已故的父亲在写作方

面的诚实，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就不能不成

为＂诽谤＂。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说就是布伦坦诺教授）和我父亲

在 1872 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词描写圣乔

治 布伦坦诺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龙马克思

陷于“垂死的挣扎”；他能十分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这位圣乔治“通过仔

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绩。这一切使我处于这

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至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测：对于

他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没有读过。

泰勒先生如果读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这

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话：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明明知

道真相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也是撒谎？”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诺在他反驳我父

亲的第一篇答辩时说的话(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第 27 期第 210

页）。尽管如此，在同一页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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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千富裕阶级”。

所以，如果说连布伦坦诺都好像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争论点在哪

里，那么难道塞德利·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吗？在他给《泰

晤士报》的信上谈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给《今日》

月刊的信上谈的是《资本论》中的一条引文。阵地再一次发生了转

移，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现在把《资本论》第 678 和 679

页上引证格莱斯顿演说中的那段话，和《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萨

德》的报道中的同一段话并列放在一起。

“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

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读者”之列。因此，为

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别人能够理解，而他自己提供的论据却使我们

相信，他本人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从绝对正确的《汉萨德》转向这样一个

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诺（就在《协和》同一页

即第 210 页上）曾指责我父亲，说他采用了“必然很粗糙的报纸报

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一

定是“理解＂的。

对我来说，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

增添的那旬话(“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的报

道中有，其他日报的报道中也都有，而在《汉萨德》中这旬话不仅被

＂匆忙地修改”了，而且被整个＂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马克思所查明。

泰勒先生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

大发雷霆，可是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谬误的《汉萨德》，而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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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坦诺所谓的“必然很粗糙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辩护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们特别注意他着重

强调的那两段话。在第一段话里他承认：

＂的确，和后面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旬话对照起来，这里

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

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神学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教解释

圣经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自相矛盾，但是，如果本着基督徒的真

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么就会发现，它的意思和这种真正的信仰不矛

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莱斯顿先生解释圣经那样来解释格莱斯顿先

生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教徒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要么是讲英

语，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么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对我们来说都没

有意义。如果是，那么他就说过：如果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

长只限于富裕阶级，他会非常愧惜；而增长确实是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这也正是马克思引证的话。

第二段话是一段常见的套话，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

英国预算演说中都要重复这些套话，尽管每次词旬略有不同。下面

摘自马克思给匿名诽谤者的第二篇答辩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这

些套话以及整篇演说的看法：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

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

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
顿紧接着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
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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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后，他宣称，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

悉＇一个情况 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 ，这就是，

｀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

寻常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

描述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儿句关于

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

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黄金时代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

到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的理由

是否正确。这里的问题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

｀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代言人 而格莱斯顿先生

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代言人之一 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

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1872 年 8

月 7 H 《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为了使泰勒先生满意，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

先生的演说中的这段话，在成立宣言第 5 页上是全文引证了的

就在有争论的引文前面。可是泰勒先生最初指责的不就是这个宣言

吗？难道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关于原始出处的提示，就像从道勃雷那

里听到任何合理的话一样不可能吗？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叫

我们参看的《资本论》那一页（第 679 页）上注 105 所指出的问题。的

确，看来很像是马克思出于“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这样的矛盾似

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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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

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旬话重新恢复，使它不

致被人们遗忘。

爱琳娜·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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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CD

在此期间出版英文版时，许多引文作过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

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

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

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

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

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

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

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

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 1843 — 1845 年在

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

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

意 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

现在用的都是英文原文。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

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6—44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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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

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

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 4 版第 562 页注

47切；马克思大概把书名写错了200 。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

充分的说服力，甚至以其现在的确切形式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

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 年 3 月 7 H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

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

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了从格

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旬话（这旬话在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并且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4 版

第 617 页＠即第 3 版第 670— 671 页上再次引用了）。这旬话就是：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

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

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

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

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 5 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186 ，他在 6 月 1 日的

《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吼因为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

CD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690 页。 编者注

@ 即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751 页。一一编者注

＠见本卷第 170— 174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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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

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

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

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

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

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千有产阶级；至于

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

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

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绝不是小

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197 。”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 (7 月 4 日《协

和》杂志）中，抛开了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

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

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旬话）”在实质

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

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小心翼翼地避

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这篇报道

显然还恰恰包含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如此，匿名作者自

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在自己那篇像

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中，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

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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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

时他又觉得有必要使争论的问题转向另一个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

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

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

这另一篇文章在 7 月 11 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 8 月 7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饥这次

还引用了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

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

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这两种报

道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旬话。马克思接着

把《泰晤士报》的字旬同《汉萨德》的字旬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

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

证明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而这旬话在根据某种众所周知的＂惯例”

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

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

作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件事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

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

《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罪，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

确实的结果。可是， 1883 年 11 月 29 El ，即马克思逝世后 8 个月，

《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利·泰

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料地使

0 见本卷第 180-190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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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

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

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

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

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 1863 年 4 月 17 H 《泰

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

删掉了一旬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

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

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

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

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

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20八进行“巧妙的攻

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

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

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

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

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 年 2 月）上对泰勒作了答

辩一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仅仅归结

0 指路·布伦坦诺。 编者注

＠指塞·泰勒。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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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先所涉及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旬话？塞德

利·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

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旬话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旬话

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

盾＂，但是，整个上下文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

莱斯顿的意思加以解释，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

(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

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

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
《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旬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

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 1872 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

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

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

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再也不敢支

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

说马克思＂增添“，而是说马克思删掉了一旬重要的话。其实这旬话

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 5 页上，只在这旬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

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那么，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

（《资本论》第 618 页注 105CD，即第 3 版第 672 页） “1863 年和 1864 年

(1) 这里引用的是《资本论》第 1 卷 1890 年德文第 4 版的页码，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752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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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

利·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

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

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

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旬

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利·泰勒先生也觉得够了。这帮大学教授们

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 20 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

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而且可以设想，正如布

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利·泰

勒先生今后也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 年 6 月 25 日于伦敦

第 13 号布伦坦诺的答复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1890 年柏林版第 3— 5 页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人、法

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马克思向大会提交了即将成

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这两个文

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 1863 年 4 月 16 H 
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引起人们的

注意：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

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 。事实令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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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儿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

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千有产阶级'。”

1871 年冬天，我在写作《现代工人公会》第 2 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参看该

书第 2 卷第 241 页）一下，增加工资就要减少未来对劳动的需求这个至今仍不绝

千耳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英国工会

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人们总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它们。那时我想起了这段

引自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别的许多人那样以国际宣言

上的话和 1867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 639 页上的相应的地方为依

据。我查阅了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发现它虽然指出，1842— 1861 年期

间工资的增长丝毫没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劳动的

需求，可是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

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

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一一一无论是农

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 的一般状况，那么我们从大扯的

无可置疑的证据看到，最近 20 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几乎可

以说这种增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 在现存的国家和

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者必然愈富，贫者必然愈贫 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

请当时在柏林出版的《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编辑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

《协和》编辑部建议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 1872 年 3 月 7 日

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顺应编辑部为了它的刊物

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从马克思先前

进行的那些笔战来看，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

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辩。从论战后来的情况看

出，不是马克思本人捏造了引文，而是他从一本诽谤性的书中借用了那句捏造

的引文；这本书是在 1864 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兑换理论。 1844 年银行法。

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辩论录看议会，对（交易所和 J．贝尔纳德

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补充》，伦敦威尔柏克街 30 号托·考特利·纽比出版

社 1864 年出版。这是一个变态的瑟息替斯O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

CD 指亨·罗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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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演说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诗

句以及嘲讽的评论。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问津的。

如果现在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误导了，并且在此之后开始引用正

确的引文，那么，虽然人们会感到惊奇，他竟相信这样的材料，但是错误至少会

得到纠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

于订正引文而取消宣言的这个卓越的论点，在宣传鼓动方面可能会很难堪。因

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

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们宁愿自曝明知铁的工资规律是

错误的，却还是利用它作为宣传手段，而不愿承认自己已被证实的错误。202 所

以马克思不放弃他的引文，力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删改了自己预算演说的速记

记录；他现在用自己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来攻击那位在英国生意伙伴的协助

下想抓住他的话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中的工厂主，而当证明了在格莱斯顿发表

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

这篇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用黑

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抓住毫无意义的小事不放，竭

力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而最后他就逃之天天，声言由于｀没有时间＇他不能继

续进行这一论战”少。他始终没有对我刊登在 1872 年 8 月 22 日《协和》杂志上

的反驳他第二篇答辩的文章再作答辩。

我是发表在 1872 年 3 月 7 日、 7 月 4 日和 11 H 以及 8 月 22 H 《协和》上的

文章的作者，这一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出版的梅林的社

会民主党史第二版＠中也公开指明了我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剑桥大学三一学

院的塞德利·泰勒先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研究了这一争论，并就这件

事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由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这封信是马克思的女

儿爱琳娜·马克思出面作答的，她在社会主义的《今日》月刊 1884 年 3 月号上

不仅为她的父亲的诚实辩护，而且最后指出，她的父亲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

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

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0 《柏林， 8 月 12 H 。卡·马克思先生……汃载千 1872 年 8 月 15 H 《协

和》（柏林）第 2 年卷第 33 期第 263 页。 编者注

@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1878 年不来梅增

订第 2 版。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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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考虑用逐字逐旬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这种顽固地坚持错

误引文的做法。但是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千

做这件事的那家专业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公众对这种争论不感兴趣。恩格

斯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回

顾了这一论战，但是他在叙述这一论战时，自然没有揭露马克思在论战中所表

现的不诚实。此外，他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第

617 页中强加给格莱斯顿的一句和他实际讲的相反的话；不仅如此，马克思在

第一版中给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处只是： “1863 年 4 月 16 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

演说“，而第四版在这个出处之外又加上了“1863 年 4 月 17 H 《晨星报》兀好像

这家报纸的报道中包含着和马克思所转述的一样的引文似的！可是就是在《晨

星报》的报道中，也包含着所有那些被《兑换理论》删去、而且后来也被马克思删

去的话；这些话表明，格莱斯顿在他的预算演说中谈到所得税材料的地方，谈的

只是缴纳所得税的人的收入，他是拿这些人和收入较少的、免缴所得税的人相

对照的；这些话也表明，他根据所得税的表册肯定财富和实力有了令人陶醉的

增长，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表册肯定的收入的增长只涉及富裕的人，这是十

分自然的事，因为其余的人的收入没有载入这些表册中；可是他并不认为，这种

增长只限于这些阶级，因为从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状况也同时获得

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改善……

（以下的话和控告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兼论……问题”等

等。 弗·恩格斯）

第 14 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a)摘自《兑换理论》， 1864 年伦敦版，第 134 页。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

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 ！我

的一位可尊敬的朋友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黄金造成的。我很遗憾，他深深

0 路·布伦坦诺《我与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 年柏林版附录第 24—

26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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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了黄金问题的无稽之谈的蒙蔽。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

于有产阶级，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

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

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

“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获得了我们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在一切

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史无前例的改善，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欣慰的事情，因为·…..

工资几乎不能使人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为了确定《兑换理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 639 页所作的

论述之间的关系，还应该注意下列情况。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用引自《兑换理论》

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来反驳格莱斯顿说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

缩小”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反驳格莱斯顿 1864 年 4 月 7 日的预算演说；《兑换

理论》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评论了 1864 年的预算，作为对刚才转载的儿页

的补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题外话中我们发现了

下面的话（第 234 页）：

”可是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 ｀请想想那些处千这种境地边缘的

人…… 工资……在其他部门确实没有提高……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

是为生存而挣扎'。”

现在我们把这些话和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第 640 页、第四版第 618 页上

的话比较一下。这里仍然没有转述预算演说的原文，而是同《兑换理论》完全一

样，转述的是用一些断章取义的旬子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并且在这里他也仍然

没有注明《兑换理论》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 1864 年 4 月 7 日格莱斯顿

在下院的演说是引文的出处。下面更进一步说：“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用布瓦洛

的下面的文旬来说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

著的矛盾。”（以下是前面引用过的布瓦洛的文旬）

显然，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布瓦洛的文旬，而且还借用了《兑换理

论》的作者所膀想出来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b)如在说明这次转载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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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四版第 617 页上，给照旧错误地引用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加上

了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这样一个出处。这篇演说的有争论的地方已经

根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转载在前面第 8— 9 页上。虽然在第 13 页上已经

同与《汉萨德》意思完全一致、只是为了便千报纸刊载而文字更为简明扼要的

《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了对比，我们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报》的报道、恩格斯

提到的《晨星报》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一次

对比： CD

1863 年 4 月 17 日

《泰晤士报》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inclusive,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s nearly as we 

can make out,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by 20 per cent 

That is a fact so strange as 

to be alm岱t incredible. … I 

1863 年 4 月 17 日

《晨星报》

"I must say, Jor one,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I should look with a p

look almost'Wl.th appre- prehension and with 

《资本论》第一版

第 639 页注 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hension and with pain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 …This intoxicating aug-

0 《泰晤士报》和《资本论》的引文的译文，见本卷第 198— 199 页和第

165-166 页。《晨星报》的引文和《泰晤士报》的引文大致相同。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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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is intoxicating ing augmentation of mentation of wealth and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ealth and power, if it power 

andjJ<.龙er, if it 如“~ my were my belief that it 

belief that it 血s confined u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who are in easy circum-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wealth takes no cogni-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tion of the labouring 

described, and which is population. The augmen-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 tat1on 1s an augmentation 

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

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Now, of property.But that aug- classes of property, but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mentation must be of in-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is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direct benefit to the la- to the labouring popula

labourer, because it cheap- o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ens, the commodity which it cheapens the commod-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in the business of pro- ities which go to the gen- consumption— 

duction comes into direct eral consumption. So that 

competition with labour. we have this profound, 

(Hear, hear.) But we and I almost say, inesti-

have this profound, and, I mable consolation,—while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must say, inestimable con-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solation, that while the richer, the poor have have been growing less 

rich have been growing been growing less poor. poor! At any rate,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Hear, hear.) At any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growing less poor. Whe-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ther the extremes of are less than they were I 

poverty are less extreme do not presume to say,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presume to say, but the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poverty are less,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 

如上面那段转载的

话所表明的，《兑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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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四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has improve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a degree which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which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to be unexam

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and of any 

age. (Cheers.)" 

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to be extraordi

nary, and that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it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

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Cheers.)" 

在这里把句子从中间截

断，加入了布瓦洛的文

句；如前面的对比所表明

的，马克思绝不是从《晨

星报》引的这段引文，而

是用一些圆点表明了被

他删去的一个地方之后，

一字不差地从《兑换理

论》引来了这段引文，迫

使格莱斯顿在旬子的中

间结束……

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

来作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混合物，无论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

《汉萨德》中都没有，而只有在《兑换理论》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疏

排O的句子，正是亨利·罗伊，特别是卡尔·马克思——请比较最后一句

话一一删去的句子，其目的是把同格莱斯顿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反的东西强加

给他。

第 15 号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报纸上的

议会报道摘录©

《先驱晨报》。 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

中本卷用的是斜体。——编者注

@ 这里摘引的各报的引文译文，见本卷第 123-125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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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opinion that it i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晨邮报》。 I may say,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每日电讯》。 I may say for one, that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alarm 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

stances. This question to wealth takes no cognis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stated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

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每日新闻》。 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

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旗帜报》。 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

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accurate returns is con

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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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号格莱斯顿致信布伦坦诺

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周报》第 49 期

简讯

221 

路约·布伦坦诺教授在《德国周报》第 45 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马克思

的论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转载这次论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

这次论战主要涉及格莱斯顿在 1863 年发表的一篇议会演说，这篇演说被马克

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组织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

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

布伦坦诺两封信CD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11 月 22 日格莱斯顿

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 ”11 月 28 日他又写

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论证方法

的特点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最终解决了，而结果对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是不利的。

揭露骗局是布伦坦诺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争论是特别合乎时

宜的。

奥·阿· @ 

第 17 号恩格斯对第 16 号的答复

1891 年《新时代》第 13 期第 425 页

关千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的问题203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

0 这两封信没有找到。 编者注

@ 奥·阿伦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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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路约·布伦坦诺先生以他最喜欢的匿名的方式对马克思发

动的攻击——他控告马克思从格莱斯顿的一篇演说中捏造了

引文。

对此，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

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出版社， 1890 年

版 中作了答复。我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相应的反击。

在此期间， 1890 年 12 月 4 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 49 期上又刊

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评，其中说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

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

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11 月 22 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

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 '11 月 28 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

任何修改。'“

这应该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马克

思绝对错误＂？对什么东西“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

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说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指。为什么

布伦坦诺先生的简讯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旬话呢？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不准他把这两封信全文刊登出来。那么这

就充分证明，这两封信什么也没有证明。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允

许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么只发表这两旬什么问

题也不能说明的摘出来的话就恰巧证明，格莱斯顿先生的话整个说

来对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好处，因而布伦坦诺把它“炮制”成了上面

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旬话的价值，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格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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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顿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应该看到布伦坦诺先生的相应的信。在

用原文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于解

决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们的纸张。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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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204

这里刊印的手稿。 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

信 曾于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205 召开以前不久寄给白拉

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

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190 已把关千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

议事 H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

的 也许是最重要的 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

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

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尤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

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 这一切在 15 年以后的今天

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萨尔分子只是还有个别的残余存

在在国外，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当做完全不

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放弃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

锐的词旬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

心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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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这是

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

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

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206 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

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

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

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旬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

还由于新闻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也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

在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号。其他地方

都按手稿付印。 CD

写千 1891 年 1 月 6 日

载千《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18 期

弗·恩格斯

1891 年 1 月 6 13 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CD 最后这两段文字恩格斯写在一张纸条上，粘在校对稿的右边，并标注
了插入位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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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207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

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

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

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立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

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

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

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

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

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

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

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

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208之后所遭

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

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 20 年的俾斯麦统

心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国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一编者注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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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蛊惑者的迫害209不是换成了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

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

兼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

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

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

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兼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

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 20 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

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

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

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

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

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

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 1 500 万或 2 000 万武装士兵的揉蹦；这场

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

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

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 1870 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

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

的。 5 月 28 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千寡

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 5 月 30 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

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

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

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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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从 1789 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 50 年来

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

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

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

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

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千这一点如何

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

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

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

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

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 1848 年。属于议会反对派210 的自由派

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

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2“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

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

进阶层和共和阶层走在前面。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

他们从 1830 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

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

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

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

“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

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

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

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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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 1848 年的六月起义127 。政府

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

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

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

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

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

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 1871 年的狂暴比较起来， 1848 年事件还只

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尤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

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

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212 和一个共和

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

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 1851 年 12 月 2 H 把资产阶

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213 开创了这样一种

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

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狭窄、畏缩不前的体制下，在

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

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

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

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

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

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糜集在皇帝宫廷周围，从繁荣

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 1814

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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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 1815 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

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

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

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

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

帝国存在，要求收回 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 莱茵

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 1866 年的普奥战

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

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

别尤他法。这场战争在 1870 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214,

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215 0 

必然的后果就是 1870 年 9 月 4 H 的巴黎革命216 。帝国像纸牌

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

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

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

政府”。由于这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

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

所以人民就更欣然地同意组成这样的政府。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

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

了。 10 月 31 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

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儿个

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

困的城内引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 1871 年 1 月 28 日投降了，但这是

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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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团和别动队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

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

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

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

困了 131 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

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

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

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

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

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

黎投降了，和平了，75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

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 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 的

统治就时刻处千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

武装。 3 月 18 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

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

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

的战争即告开始。 3 月 26 日，巴黎公社被选出， 3 月 28 日正式宣告

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

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

藉的巴黎“风纪警察”。 3 月 30 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

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

量。公社免除了从 1870 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的全部房租 把已付

的租金转做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

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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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立 4 月 1 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

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 6 000 法郎(4 800 马克）。

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

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 4 月 8 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

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

革除出去心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 4 月 5 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

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押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

没有贯彻执行。 4 月 6 H ，国民自卫军第 137 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 4 月 12 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

上由拿破仑在 1809 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

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 5 月 16 日执行的。

4 月 16 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

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

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 4 月 20 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

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

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种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 20 个区

的区政府接管。 4 月 3O H ，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

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

权利相抵触。 5 月 5 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

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 3 月 18 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

叩 引自《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 1871 年 3 月 3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

报》（巴黎）第 90 号。 编者注

@ 参看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 1871 年 5 月 11 日发布的命令，见

1871 年 5 月 12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32 号。一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233 

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

社委员儿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

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

资产阶级只是由千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

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

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

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

一个开端。从 5 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

大军作战上去了。

4 月 7 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

口；但是， 4 月 11 H ，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

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

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

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

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 5 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

在 4 月 23 日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天，梯也尔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

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

教。及其他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
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

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

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 5 月 3 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

堡， 9 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 14 日占据了旺沃

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

0 若·达尔布瓦。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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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墙的脚下； 5 月 21 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

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

军队，准许凡尔赛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

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

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不

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

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

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

尔维尔和美尼尔芒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

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

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

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

士墙“至今还立在那里，作为尤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

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

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

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

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

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

更加服从时，往往装做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

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 20 年之后来回顾一下 1871 年巴黎公社的

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

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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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129会员，

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130社会主义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

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

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

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

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

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芢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

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 1 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

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

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

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

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

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

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

都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的嘲弄。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

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

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

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

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最。只是作

为例外 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 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比如

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适用（见《革命的总观念畔第 3 篇）。

0 皮·约·蒲鲁东《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68 年巴黎—布鲁塞尔—莱

比锡—里窝那新版。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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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 1871 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

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规定要把大工

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

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

社仇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

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仇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

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

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

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146 中间丝毫不亚于在

“马克思派”172 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217 中间还有蒲鲁东

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

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

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

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

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

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

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

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已建立的全国性组

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

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 1798 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

0 参看本卷第 232 页。－—-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3 章。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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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

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

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

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

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

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

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一一为首的是国家政权 为了追

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

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

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

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

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

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

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

人在最近 30 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秷桔，可是却

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

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

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

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

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

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

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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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

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

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

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

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 000 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

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

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

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

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

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

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

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

所卫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

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

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

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

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

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

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

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

0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 年柏林版第

257 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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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

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218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

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

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写于 1891 年 3 月初— 3 月

14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28 期

弗·恩格斯

189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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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公民们：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219

3 月 17 日千伦敦

正好 20 年以前，巴黎工人像一个人一样起来反击受梯也尔领导

的资产者和地主们的罪恶侵犯。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看到巴黎工人

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梯也尔

企图夺取巴黎工人曾经如此光荣地用来抵御外敌侵犯，后来还要更

加光荣地用来迎击凡尔赛雇佣军进攻的武器。为了战胜起义的巴

黎，地主和资产者们向普鲁士人乞求援助，并且得到了这种援助。巴

黎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被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压垮并被解除了

武装。

巴黎工人已经 20 年没有掌握武器了，到处的情况都是如此；在

一切文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都被剥夺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工人阶

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到处都握有全部武装力量。

但是，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要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军

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

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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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当东京

佬。敢于觑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时候，我们在巴黎看到了这

种情况； 220现在我们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俾斯麦的继承

人卿要求帝国国会拨发经费，以便用金钱收买军士来巩固军队中的

服从精神，而且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在军士中有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

者太多了！ 221

既然发生了这类情况，既然军队中也出现了曙光，那么旧世界的

末日显然就不远了。

让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发生吧！让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让位或者

死亡吧！无产阶级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写千 1891 年 3 月 17 日

载千 1891 年 3 月 25 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 27 号

0 茹·费里。 编者注

@ 莱·卡普里维。一一编者注

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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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一书的西班牙文版222

给何塞·梅萨的信

1891 年 3 月 24 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萨：

从您本月 2 日的来信中得知您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的西班牙文译本即将出版，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用说，我们是

热烈赞同这一版本出版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无疑

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被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鲁东理论，毫无疑问从巴黎公社

失败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

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搜寻麻痹工人的空洞词旬的一个巨大武库。

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蒲鲁东

的空洞词旬，那么，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套妮妮动

听的空话就还能引起反响。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那里残存的唯一

的蒲鲁东派130 ，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217 。如果

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议会里和你们的报刊上也有

这类共和派，他们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只是因为他们看到蒲鲁东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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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一种十分合适的手段，以便用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来反对

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意志的正确而扼要的表现。

致兄弟般的敬礼

写于 1891 年 3 月 24 H 

第一次用西班牙文载于 1891

年底在马德里出版的卡·马克

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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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

劳动权利国际群众
大会的委员会223

[18]91 年 4 月 9 日

亲爱的公民们：

万分遗憾，我不能够应你们这样盛情的、对我说来这样荣幸的邀

请来参加你们在本月 12 日举行的大会。 20 年以前，我曾经担任过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的职务224 ，我觉得同你们的国家

有特别亲切的关系，因此，我就更感到遗憾。这个国际从那时以来在

正式的形式上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

上，它是始终存在着的；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生命力，更加强

大了；它现在是这样强大，以致 1864 — 1875 年的旧的正式形式，对

于团结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红旗下的千百万欧美工人说来，已显得太

狭窄了卫我同你们一道，希望你们 4 月 12 日的大会将把新的战士

队伍引导到国际尤产阶级的大军中来；希望大会将对巩固意大利工

0 在草稿中此处删去了两句话：＂是的，朋友们，我们在过去的 20 年中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来迎接胜利的那一天。”

恩格斯将这两句话略作修改后用做致词的结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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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他们的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兄弟们 法国人、德国人和斯

拉夫人的团结一致的联系作强有力的推动；最后，希望大会将在意大

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

20 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才

能指望取得迅速的和有把握的胜利。因此，要前进，永远前进！

写于 1891 年 4 月 9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弗·恩·

1891 年 4 月 9 日千伦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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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1891 年单行本导言225

这部著作从 1849 年 4 月 5 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

茵报》上。它的基础是 1847 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

会226作的儿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在第 269 号上的文章

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一点并未实现，因为当时接连爆发的事

变 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227 ，德累斯顿、伊瑟隆、埃尔伯费尔德、

普法尔茨和巴登发生起义228 使报纸本身被迫停刊(1849 年 5 月

19 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229

《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好几种单行本，

最后一次于 1884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所

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动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

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发行量至少应当是 1 万册，因此我不免

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修改地

重印呢？

在 40 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

个工作只是到 50 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沁出版(1859 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

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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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59 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

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

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

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

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

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

一个字。

但是，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

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

于 1849 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我在

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

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

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 1849 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

像在 1891 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

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重印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

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

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

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

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

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工

人对最艰深的经济学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有教养的人“对这种复

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

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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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

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

和混乱。

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在经济学

中被称做“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由于那些

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商品的

价格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

况来决定的。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

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

上却在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

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经济学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

的稳定的轴心。一旬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

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

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

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这样的解释。

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

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

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

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给这

一商品追加一个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价值量。因此，如果我们

现在还是简单地采用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指出商品的

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总是以

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

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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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 CD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

这个商品上去，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

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

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

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

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对一小时劳

动的价值就绝对地毫无所知。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

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

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

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

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

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

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

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

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居民中的一

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

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

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

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

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19-445 页和第 44 卷

第 47— 102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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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

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

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 3 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 3 马克的工

资。资本家借此让他一天工作比如说 12 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

致是这样盘算的：

假定我们的这个工人 一个钳工 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

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 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

铜 值 20 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

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他所占的

份额计算，值 1 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 3 马克。总共算

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 24 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

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 27 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费用多

3 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 3 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

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

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千是，我们所说

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 27 马克 就和它的价值相等，即

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 27 马克当中，有 21 马克

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 20 马克

包含在原料中， 1 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

时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经按这一价值额降低了的机器和工具中。

剩下的 6 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

家自己的假定，这 6 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

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 12 小时的劳动创造了 6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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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价值。因此，他的 12 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千 6 马克，这样我们

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 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 “6 马克吗？但是

我只拿到 3 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 12 小时劳动的价

值只等于 3 马克，假使我向他要 6 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

子里走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

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千我们所需要的。对于

工人说来， 12 小时劳动的价值是 3 马克；对千资本家说来却是 6 马

克，资本家从这 6 马克中拿出 3 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 3 马

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

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矛盾

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 12 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 6 马克的新价值。

这就是说，在 6 小时内创造的是 3 马克，即工人劳动 12 小时所得到

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 12 小时，而他当做等价物得到的却是 6 小

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

一倍，或者是 12 等千 6 ！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

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

学的最后一个分支 李嘉图学派230 ，多半是由千不能解决这个矛

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

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做“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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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

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

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叮）因此，他最多只能

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有待去完

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

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

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

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

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

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

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

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

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 3 节黔。

那么，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

预先讲定的工资 计 H工资或计件工资 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

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个工人带到自

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

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

作起来。假定他一天的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 3 马克， 至

于他是以计日工资还是以计件工资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

0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615 页。 编者注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194-205 页。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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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 12 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

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 6 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

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 6 马克中，他付给工人 3 马克，剩下的 3 马

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 12 小时里生产 6 马克的价值，那

么在 6 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 3 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

家工作了 6 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 3 马克等量价值偿

还给资本家了。在 6 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 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 “我雇工人是雇的

一整天，是 12 小时。 6 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 6 小时做完，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

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 6 小时的劳动产品，

应该去工作整整 12 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 12 小

时内制成了 12 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

2 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2少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
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 25 分尼。 12 件就是 3 马克；要得到

这 3 马克，工人必须工作 12 小时。资本家从 12 件商品上得到 30 马

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 24 马克外，还剩下 6 马克，从这 6 马克

中，他拿出 3 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 3 马克放进了自己的

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 6 小时，即

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 6 小时（在 12 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

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 6 小时。

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

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当代

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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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这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

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 在适当使用

的时候 是比自已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

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

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

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

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

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

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

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

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

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

动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

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需和

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

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

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

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 H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以前所未有的

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

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

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

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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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

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

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社会的这种状况 H益显得荒

谬，日益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状况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

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

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 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

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 ，通过有计

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

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

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现在工人们

正日益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这一点，明天(5 月 1

日）和星期日 (5 月 3 El)231将在大洋两岸都得到验证。

写千 1891 年 4 月底

载千 1891 年 5 月 13 日《前进

报》第 109 号附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 年 4 月 30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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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1 年德文第四版序言232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

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 1883 年 3 月第一版问世以来

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 1 万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

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

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

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

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 年贝

内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 年日内瓦版；丹麦文

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千《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

1885 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1886 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6 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

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有点

过于简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千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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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233 0 

写于 1891 年 5 月 12 日

载于 1891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

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的发展》一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 年 5 月 12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258 

关千原始家庭的历史

（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23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笫四版序言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

者心早就希望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

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千原

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

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文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

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

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希望在这些补充

中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

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

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

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

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

0 约·狄茨。 编者注

@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样大

的印数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其

他类型的书籍的出版来说仍然是非常罕见的＂。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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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效尤英国。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

1885 年贝内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 1885 年 9 月至 1886 年 5 月在雅

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松·特里尔 1888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

利·腊韦从现在的这个德文本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 CD

在 60 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

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235 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

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

古的形式，而且把它 除一夫多妻制外 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

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

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 诚然，

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和西

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

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千说在古代历史的个别民

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照父亲而是依

照母亲计算，因此，女系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

间，某些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

且这种习俗在各大洲都可见到 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

0 由昂·腊韦翻译、劳拉·拉法格校订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法文版 1893 年在巴黎出版。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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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

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勒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

(1865 年版） CD一书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

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

稽怪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 1861 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的出版开

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l）最初人们实行着毫无

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来表

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确切认知的父亲，因此，世系只能依

照女系 依照母权制 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

(3) 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

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

全的妇女统治 (Gynaikokratie); (4) 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

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就是说，实际上侵犯

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

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地搜集来的古代经典著作的无数段落中，

为这些论点找出了证据。由“淫游”到专偶婚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

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 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 是由于

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挤入体现旧观念的

传统神内部；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

0 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 年伦敦版。

编者注

@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

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 年斯图加特版。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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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

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

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

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益获

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

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

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

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按照母权制，杀

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

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

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

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

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

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

的她呢？回答是明确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个女凶手的丈

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

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谋杀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

赎的大罪。这时，阿波罗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护人；千是雅典娜就把

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 雅典娜的陪审员们 投票表

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判刑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

0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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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

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

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

全书中最美妙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

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信仰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

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用父权制推翻母权制的

奇迹。显然，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

底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

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绝非始终值得的事情。不过，所有这

一切并不降低他开辟道路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性关系杂乱

的尚未认知的原始状态的空谈，而证明古代经典著作向我们提出了

大植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希腊人及亚洲人那里，在个体婚制之

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

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

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必须在一定限度

内献身于外人，以赎买实行个体婚的权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

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计算；女系的这种唯一有效性，在父亲的身份已

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

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

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

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 他

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

1861 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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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

书一直湮没无闻。 1865 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

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

反。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

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

振振有词的推论。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

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

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

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

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么这种“抢劫婚姻"

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妻子时，是没

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

间，有一些集团（在 1865 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

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

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

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

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

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虽然他

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即

使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乃至一切场合，它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

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

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代相

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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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此毫不相干，因为这些观念只是

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

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与此有关。他说，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

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

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

于是，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计算，这就是母权制。

部落内部妇女缺少 这种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

除 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千同一原因 两性数目的不等，那么我们就应

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 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

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
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 年版。《原始婚姻》第 124 页）236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

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没有

理解这个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的更早的个别记载 这些正是

麦克伦南的材料来源，莱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

人237 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 年版），并且说，这种制度曾普

遍流行，在各大计1、I都可见到 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

而且，我们的摩尔根早在 1847 年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

于《美国评论》杂志）中，以及 1851 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238 ，也

证明了在这个民族集团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

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

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想象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

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

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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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

到“只依照女系计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 ，并

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

些发展阶段，而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依照女

系计算，但亲属关系也依照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

的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用语，然后就一成不变地把

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

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应该说依照

男系计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第 140 页）。

而且，他又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

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杀婴的习俗。”（第 146 页）

这两点都是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

更加混乱的假说来反驳它们。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在英国，

麦克伦南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

他那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

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

成了眼罩，使得任何不抱成见地通观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任何决

定性的进步都成为不可能。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

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即他那纯

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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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于他的研究叨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纤巧框框

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

制和个体婚制。但是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越来

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一列男子共同占有

一列女子的婚姻形式；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 年版©)则认定

这种群婚(Communal 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 1871 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

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那种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

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

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是直接矛盾的。他促

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了解有关其他各

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情况。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

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有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

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 (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

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 (3)但是，在这些

岛屿上，与这种婚姻形式并存而流行的亲属制度，则是一种只有用更

为原始而如今业已消失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

集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

度》(1871 年版）©－书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

0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中不是＂研究“，而是“发现＂。 编者注

@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

会状态》1870 年伦敦版。 编者注

@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 年华盛顿版。

—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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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之相应的家庭形式，这就开辟了

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追溯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

能够成立，麦克伦南的精巧设计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 年版）中起

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

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

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确凿证

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的舅甥之间的

密切关系（塔西伦《日耳曼尼亚志》第 20 章），根据凯撒关于布列吞人

每 10 个或 12 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

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

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

时可以信口开河，然而却要求辩护人每旬话都要有最明确的、有法律

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虚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他

认为，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

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

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

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

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

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被攻破。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

”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

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作的解

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相矛盾。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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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

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

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日罗－特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 年版），甚

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 年第 4 版）。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 年版）（本书即以这部著作

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 1871 年仅仅模糊地推测到

的，在这里已经得到十分明确的阐释。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

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

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 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处盛行 ，一

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

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

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

那么包括了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

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满足于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帮助他在他

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

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 即我们在古希腊

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 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

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对于迄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来说都是

一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

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

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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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

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

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

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

所得的结果。因此，目前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

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史前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

确切些说，所窃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

观点上的革命恰恰应该归功于摩尔根。在英国，人们对他的书尽可

能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成绩来敷衍

一下；对他的叙述中的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

却顽固地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

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看来是一贯受到压制；这本划时代

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立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

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史前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

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

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 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

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令英国的史前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

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

料所应用的一般观点方面，一旬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要依赖两

个天才的外国人 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还

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

0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91 年斯图加特版。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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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

子。239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史前史学派的创始人

和领袖；史前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一种规矩，只能以莫大的

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到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再到母权制家庭的人

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

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

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在打破这

些教条时，又是用一经说出便立即人人明白的方式；因此，一直茫然

彷惶于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用拳

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怎么会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

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非把摩尔根冷漠地撇在一

边不可，那么他还有一个实在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用类似傅立

叶使用的方式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

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卡尔·马克思才能说的话来谈论这一社会

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就罪有应得，麦克伦南愤然地责难”他

根本厌恶历史方法”趴而且日内瓦的教授日罗－特隆先生在 1884 年

也重申了这一点仇可是要知道，这位日罗－特隆先生在 1874 年

（《家庭的起源》）还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

全仗摩尔根才被解救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

0 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 年伦敦一纽约新版第 250 页。

编者注

@ 亚·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 年日内瓦—巴黎版第 464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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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

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 14 年了，这 14 年间，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

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

学家以外，比较法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

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

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

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

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

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越将获得大

家的公认。。

写于 1891 年 5 月 20 日— 7 月

初和 8 月底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41 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 年 6 月 16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0 我于 1888 年 9 月从纽约返欧途中239 ，遇到一位罗切斯特选区的前国

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

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份住在罗切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

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曾在华盛顿国防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介绍，

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加以关注，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

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

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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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四版准备札记240

第 37 页皇家庭（群婚制 一般情况 男人仍处千群婚状

态 还从未真正地尝试专偶制。）＠

杂乱的性关系。怀疑这一点现在已成时髦。出现父母和子女结

婚的例子，可以看做退化吗？很难。 动物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

为哺乳动物呈现了一切形式，甚至猿猴也是这样。关于类人猿我们

了解什么？难道这些材料比传教士关于蒙昧人类的材料更可靠？＠

关于易洛魁人的氏族氮 氏族第 19 页。正是氏族超出了目的，

证明兄弟姊妹婚姻被排除，而这种排

除或是无意识地自然发生的，或是由

0 恩格斯在本文标注的页码都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 1

版的页码。 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83— 84 页。一编
者注

@ 同上，第 46—51 页。在这段文字以及从“普那路亚家庭被当做典型形

式”至“不消除妇女经济上的依附就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的这几段文字

上，除“第 40 页。当骑士睡在……”之外，恩格斯划有“I”或“\＂的标
记。——编者注

@ 这几个字恩格斯写在左边页，没有标注所要插入的位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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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观念促成的。。

普那路亚家庭被当做典型形式，因为它完全符合那种亲属制度。

但是可能不断偏离，而且肯定发生过偏离。群婚随生活条件而变化。

普那路亚家庭最适合大的共产制家户经济（美洲印第安人）。在不可

能有普那路亚家庭的地方（澳大利亚）有其他形式。克洛基和库米

德。澳大利亚的级别。向氏族过渡。

然后是关于群婚的一般情况。＠

第 27 页。南美洲仍然存在群婚。＠

第 28 页。为个体婚制赎罪。姑娘们在结婚前的自由。＠

第 29 页。是家庭公社的还是氏族的亚伯拉罕皇

第 39 页。德意志人没有完全的专偶制，因为他们贫穷，没什么

可继承的。＠

第 40 页。当骑士睡在……241

第 43 页。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仅仅＝无产者在法律上的

平等 不消除妇女经济上的依附就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J)

男人仍是群婚一一 1．群婚制， 2．奴隶制和多妻制， 3．卖淫和

9@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52— 53 、 105 — 106

页。一编者注。

以上两段文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58—61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65 、 67 页。~编者注

同上，第 83-84 页。一一编者注

同上第 70 页。一一编者注

同上，第 86 页。－~编者注

同上，第 90—92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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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奸。。

至于我们的庸人如此热衷的专偶制的未来，只有当男人也实行

专偶制，而女人不再需要出卖自己，一个习惯于严守婚姻原则的世代

成长起来，不再有淫游行为时，才能谈论它的未来。那时就会见分

晓。那时女性也会摆脱主要束缚 对后果的担心。＠

第 188 页。日罗－特隆第一版中的猿猴。242

动物家庭中的忌妒，人类群婚中的忌妒。＠

群婚 包括多妻制在内的奴隶制 卖淫和通奸。＠

写千 1891 年 6 月中一7 月初

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9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9 卷翻译

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92— 93 页。一—编

者注

@ 同上，第 93-94 、 100— 101 页。 编者注

@ 同上第 49-50 页。 编者注

@ 同上第 86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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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1891 年 6 月 19—27 日

第一次（没有《第一部分的附

件》）发表于《新时代》杂志

1901— 1902 年第 20 年卷第 1

册第 1 期；全文第一次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

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一绪论共十段 279 

现在这个草案244 大大优于以前的那个纲领245 。陈腐传统（无

论是道地拉萨尔派131 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

已经被清除掉了；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

础上，因而有可能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

要求。

一绪论共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想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

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

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冗繁和拖沓。在我

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

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那也无妨。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

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而言简意骸的旬子，一经

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

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

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

而且，如果说反社会党人法“时期难于对新参加进来的群众进行充

分的教育，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这种教育，那么现在，当我们

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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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将

随函附上0，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

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 三个词是一

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因为在我国，即使

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这样说，要是我，就用最常用的词来表达一

切。不过我认为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第二段。我会在这里加上：“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

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加上：＂……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

者）的依附”等等。

这些先生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在第

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

这里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丝毫增加。而在

一个纲领中，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一—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

它也行，但现在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直接地或间接

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 都是社会的劳

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当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

CD 见本卷第 294—295 页。——编者注

@ 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版本中这里还有一句话：“第一部分的附件是

我对草案的建议。”杂志编辑部给这句话加了一个脚注：“很遗憾这个

附件找不到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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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不致产生歧义。

如果这段结尾是模仿国际章程的绪论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

照着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入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立体质

衰退巳经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上的无权

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慷慨激昂的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

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占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应当从经济上去说明。但

是“个人占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原因在于那

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第二，属于这种个人占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

“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什么？是第三

类个人占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

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

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

是“个人占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

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这类个人占

有者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 (1)劳动资料、 (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

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

0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534 页。一一编者注



284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把两者联结起来，这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如

果这里只需举出资本家，那么上面也只需这样提就够了。如果要详

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根本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

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

活没有保障。我以为这一点要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旬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

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

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

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

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

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

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

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慷慨激昂的词旬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

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愧惜，要是我，就不这样说，而只讲一个简单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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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由于城乡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

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旬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

修改方案。。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属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场、矿井“，见第一段。“私人生产“，见前面。

我会这样说：＂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

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正在为

这个转变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

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会像第一部分附件中那样说。＠

第八段。我不会说“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

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

我会说“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旬：＂……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

迫的权力集于一身”。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儿个字。消灭

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

可思议的事。我建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

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

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

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0 见本卷第 294 页。——编者注

@ 见本卷第 295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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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适宜于“，我看不如删去。“适宜

千改善……”“一般人民（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一切意思都可

以包括在内：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

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痐和禁止种症，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要

说的，前面的旬子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包括了它的

各个部分，完全没有必要作特别说明，我认为这样会冲淡印象。如果

是想用这个旬子把话题转到具体要求上去，那么大致可以这样说：

“社会民主党大力支持一切使党接近千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

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不如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涉及的

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

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心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

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CD 见本卷第 295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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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大错误。这里没有本来应当说的东西，

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多得到些达到主要政治目

标所需的不同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绝不能达到。帝国宪

法165 ，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纯粹是 1850 年普鲁

士宪法246 的抄本，而 1850 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内容，

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
这个宪法在宪法冲突247时期证明，政府可以用它为所欲为。帝国国

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

国国会称做“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

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赖茨—施莱茨－洛本施泰因248

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

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

然毫无意义。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要着手去解

决。这样做多么有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

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

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

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足以使党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

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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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去考虑，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

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

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

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秷桔。可以设想，在人民代

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

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

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

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

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

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

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

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长此以往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

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

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紧迫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

果就是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突然不知所措，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

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难道还要重演

当年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悄吗？当时有人宣称保护关税问题

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因此谁想怎么投票都行250,

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衷千保护关税主

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

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148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为了眼前

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

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

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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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

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我

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大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

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在今

天的意大利也同样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

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

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

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

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

写到纲领里去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消除。 只要

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保留权利251 依然存在，而例如图林根的地图仍

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252 ，看你怎么使这个社会革命化

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划分为若干自治省，以使

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

士主义就是现在正钳制着德国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

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

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

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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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将是一个进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

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法律体系同时并存。在小国瑞士，联邦制

共和国早已成为一种障碍，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

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

邦制，那就是一大退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

是：每个加盟的邦，每个州都有它自己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

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

州不分大小，都以州为单位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

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

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

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从上面进

行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从下面进行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的

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统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

的共和国，因为它同 1798 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253 没有什么不

同。从 1792 年到 1798 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

完全的自治，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安排自治和怎样

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

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

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远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在瑞士

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

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

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

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政府顾问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不多。我之所以谈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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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 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

论这类东西的，同时也以此说明，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

搬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

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没有这两项我们

也总是要前进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

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

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讨论过，没有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到那时该怎么

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的，并且至少可以间接

地作为对不能直言的事情的暗示：

“省、县和市镇通过依据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

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讨论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

我在这里不如你们在当地好作出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

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

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区别，那么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

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有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

的？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代议机关的决议，应当加以

补充。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

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资助，排除宗教

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办

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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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略去，归入前一条。

(8)和 (9)这里我提请你们考虑：这两条要求对 1．律师， 2．医师，

3．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有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

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有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托付给卡普里维先生

呢？而这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呢？

(10)这里，我会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的一切靠征

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

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起削弱作用的解释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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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得到保

障以防止国家的侵犯。

最后一旬”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

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

会里各占半数，那我们就上当了。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多数总是

会在企业主方面，只要工人中出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不商定

在争论的时候两个半数分别表示意见，那么，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

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好得多。

我请你们在定稿之前再参照一下法国的纲领254 。在那个纲领

里，正好对千第三部分来说，有些东西似乎写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

领255可惜因时间仓促来不及找出来了，它也有许多方面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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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的附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

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

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沉沦、政治依附的

基础。

(3)在这种剥削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在剥削者

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 手中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

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

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其生活状况越来越没有保障，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间等级，

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

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
明，社会劳动资料的占据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

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 ……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

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

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

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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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

人阶级既不可能由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来

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解放，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正被

大剥削者的竞争所压倒，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

外，别无其他选择立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

权力集于一身。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仇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

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

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

所，必须扫清大撮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

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由于过千怯懦而不能完

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

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CD 在手稿中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沦为尤产阶级，
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尾巴”。后

来被恩格斯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 编

者注

@ 在手稿中“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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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256

1891 年 6 月 26 日千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入请

接受我最真诚的感谢；同时请接受我的歉意，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大

会；我谨在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大会各项工作取得成功。CD

自从奥地利的工人政党在海恩费尔德258重新站稳脚跟以来，你

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你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取得新的更大

胜利的起点的最好保证。

我们党具有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它用来证明这点的，不仅是它

迅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饥不仅是它今年在奥地利就像去年在

心 这封贺信恩格斯以私信形式寄给了维·阿德勒，编辑在发表时对文字

做了少量改动。在信的草稿中，从“1891 年 6 月 26 H 千伦敦”到本段

结束的文字是：“亲爱的阿德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召集人通过你盛情邀请我参加这次大会，我请你向他们转达我最真诚

的感谢；请转达我的歉意，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大会；并转达我最良好

的祝愿，祝大会各项工作取得成功。” 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外部胜利”。

—编者注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297 

德国那样彻底结束了非常状态259 。它用来证明它的这种力量的，尤

其还有这样一点，即它在所有国家都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而其他

所有由有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在这样的困难面前都是无能为力踌躇不

前的。当法国和德国的有产阶级怀着势不两立的仇恨相互攻击心

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行动起来©。而在你们奥地利，

当各诸侯领地的有产阶级由于盲目的民族纷争而丧失最后一点点统

治能力时，你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将向它们显示出一个没有任何

民族纷争的奥地利的面貌，一个工人的奥地利的面貌。

写于 1891 年 6 月 26 日

载于 1891 年 7 月 3 日《工人报》

第 27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在草稿中不是“怀着势不两立的仇恨相互攻击“，而是＂陷入势不两立

的争吵＂。一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行动起来“，而是“法

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却手携手地一致行动＂。 编者注

@ 草稿中没有署名。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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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

欧洲局势260

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

1891 年 9 月 2 日于伦敦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261

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满意。

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262是很好的：旧的国际

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代表大会206 的决议

在过了 19 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向英国工联敞开大门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步骤证明

大家对局势看得是何等的清楚。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

雇佣劳动“约束的表决结果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

让步。263

多梅拉·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空话盛行的时期

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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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战斗＂的政党、重视”事实”的政党的阶级。264 而事实说明，形势

越来越革命了。

欧洲局势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 265其他国家

的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 1891 年小麦歉收估计为 1 150 万百

升，黑麦歉收为 8 700 万或 1 亿百升，而这后一种歉收主要影响两个

消费黑麦的国家一一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 1892 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

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千出难

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

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抓住这个时机

来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至少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

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被迫采取主动来召集这样一个议

会。俄国 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 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

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心）。这

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

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

自给自足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

0 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0 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载于《新时代》杂

志 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47— 51 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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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照例在为时已晚的时候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

消谷物税。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派的

分裂。大土地占有者、＂乡绅 “CD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工业品税，

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

会党人法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

策的多数派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裂，

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

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

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

派失去自己的阵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

政府的新多数派。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

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 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那些

有可能执政的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

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以及一部分主张自由贸

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

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

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么，在 1898 年左右我党

就能取得政权。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

们的影响没有这样厉害。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引起了我们已期待

0 原文“ruraux“ ，是对 1871 年 2 月 12 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

中的保皇党多数派的蔑称，他们主要由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地主、官

吏、食利者、商人组成。恩格斯在此用这一称呼来指德国容克。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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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之久的英国的工业危机……那么等着瞧吧！

写千 1891 年 9 月 2 日

载于 1891 年 9 月 12 13 《社会主

义者报》第 51 号

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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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
草稿片断266

德国的资产阶级总是很晚才做他们要做的事情，这次恐怕也是

媚媚来迟。但是，不论是早是晚，社会主义者们都要做好准备。资产

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 267

如果和平不被破坏，那么德国社会主义党的机会来了。因为，

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会改变一切。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政府无

力对付社会主义。但是，一场战争，正如如今非常可能发生的那

样，一场以德国为主战场供 1 000 万到 1 500 万士兵交战的战争，

足以在 6 个月内使这个国家倒退到三十年战争13结束后的虚弱状

态。在 1648 年，新教资产阶级的革命虽然在荷兰、瑞士、苏格兰和

英国都取得了胜利，却在战败的德国被镇压了；德国的新教代表的

不过是王侯们决定自己的臣民的信仰的权利。如果战争爆发了，

而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的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打击也不会比 1648

年的德国新教所遭受的更糟，如果战争确保了社会主义在别的国家

取得胜利，这就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大

会发生的。

我们要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敢于面对现实，不论它是好是坏。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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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大约写千 1891 年 10 月 13 日

载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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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民之友》编辑部268

1891 年 11 月 13 日于伦敦O

亲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人民之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

最真诚的感谢。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参加大会，因为马克思《资本

论》第三卷的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这一卷终究要出版才行。因此让这

封信来代表我吧。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衷心地向你们光荣的纪念日表示祝贺。我知

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治安法的限制下，像《人民之友》这样的战斗

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维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至

少大体上也了解你们©为此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你们能够排除万

难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是十分光荣的，因为奥地利的出版法认为，有

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说来是没有危险性的，它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

对工人报纸的经费施加压力，使它们不是沦于破产，就是变得驯服听

话。如果说布吕恩的工人不顾这种财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

十年内一直出版自己的报纸，而且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么，

CD 在手稿中为“1891 年 11 月 13 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编者注

@ 在手稿中这里加有“在这 10 年当中”。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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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在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牺牲精神的

又一证明。

当我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再一次对此表示最大的喜悦，

因为正当青年捷克派资产者和老年德意志派资产者269 到处相互争

吵的时候，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却团结一致肩并肩地为整个无产

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和祝贺你们。

你们的老头弗·恩格斯

写千 1891 年 11 月 13 日

载千 1891 年 11 月 25 日《人民

之友》第 2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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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
声明的附函270

阁下：

兹对一项凭空炮制的无耻之极的诽谤2“ 作出答复，随信寄

上饥请予刊登，以明历史真相。

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纪事报》，竟允许自

己的外国通讯员发表对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的诽谤性报道，

对此我感到遗憾。

您的忠实的

写于 1891 年 11 月 17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1940 年俄文第 1 版第

28 卷

0 见本卷第 307—308 页。 编者注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阁下：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272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307 

贵报巴黎通讯员在贵报今天早上发行的那一号上，除对我的亡

友卡尔·马克思的家庭作了其他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外，还讲到，在

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司法部长。曾下令逮捕最近在里尔当选为议员

的保尔·拉法格先生。2“这位通讯员接着继续写道：

”据说当时马克思夫人，以不抓走其女婿为条件，对当局讲出了一个武器库

的所在地点。在此以后，拉法格先生就越过国境逃往西班牙。”

由千马克思夫人的女儿艾威林夫人©此刻不在伦敦，我就有义

务来驳斥上述加于她母亲的诬蔑性的指责。事实是这样的：当拉法

格先生同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两个姐妹＠在巴涅尔－德吕雄的

时候，一位同情他的共和国警官事先向他透露了即将逮捕他的消息。

当日，拉法格就骑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入西班牙。273那时马克思夫

人在伦敦，因此，她即使有援救拉法格的意图，当时也不可能插手并

0 茹·阿·斯·杜弗尔。－~编者注

@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一一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一编者注

@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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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向法国政府透露任何事情。所谓武器库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其

用意是要在这位品德高尚、不畏自我牺牲因而根本做不出卑鄙之事

的妇女去世之后破坏她的声誉。

阁下，我是忠实于您的仆人

写于 1891 年 11 月 17 日

载于 1891 年 11 月 26 日《每日

纪事报》第 9269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 月 17H 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歌咏团274

托登楠街

309 

1891 年 11 月 28 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同志们：

考茨基夫人。刚刚告诉我，我的朋友列斯纳通知她，说你们打算

在今天晚上为我 71 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但我已先同一位朋

友©约好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而且因为他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人，现

在要取消这个约会已经绝对不可能。因此，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我不

可能在家。

亲爱的同志们，这样我只好写信为你们的深情厚谊向你们表示

我真诚的感谢，同时也对于我未能及早得悉你们的计划表示遗憾。

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

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有生之年为我

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会的

0 路·考茨基。——编者注

@ 爱·艾威林。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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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稍有所闻，我就会及早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要求歌手同

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出

于不得已而只好请求你们取消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计划，我只

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把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

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 50 年的伟

大事业 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忠实千你们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1 年 11 月 28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0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8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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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275

[18]91 年 12 月 1 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我衷心感谢你们在我 71 岁生日之际给我的良好祝愿。

致以真诚的敬礼

写于 1891 年 12 月 1 日

第一次发表千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

1970 年第 10 期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手稿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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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英国版序言276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 1845 年在德国出版。那时

作者还年轻，只有 24 岁，所以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

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没有使他感

到羞愧。这本书于 1886 年由美国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

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

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0和一篇附录©。那

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在

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 原来的序言 则大

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

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

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

0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8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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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那些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

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

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

那些狡猾手段就显得过时了，无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

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待上几个

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

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然这些手腕和花

招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段在大市场

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

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工厂主对待

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 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

法277 的废除以及随后进行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发展所必

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

矿278 。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

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

H益被打开。但经济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

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美国当时只是一个

殖民地市场，不过是最大的一个，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最

终，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 铁路和海船 现在已

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

场。这个世界市场起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

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 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

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

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相比之下 1844 年的



3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英国版序言

状况现在已经显得原始和微不足道了。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

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

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

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来说已毫

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只要能在任何地方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

生意人保持竞争活力还有用处。于是，实物工资制279被取消了，通过

了十小时工作 H法案280 ，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其他改良措施，

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

家在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中更具优势。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

用的工人越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

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大的工厂主，就产生了一种新

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

后甚至发现罢工 发生得适时的罢工 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

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

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

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可以更为迅速而有效地压垮那些

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

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并且成了实际的障碍。这

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 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

这样 ，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

早期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

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

小的弊端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

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英国版序言 315 

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

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他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

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

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

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

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

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

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

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 这个事实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

1847 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

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

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

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

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

写的那些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

“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281 。但是这有什么

意义呢？我在 1844 年还能用儿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

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

地。只是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的贫

困状况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

善，这一点从 1885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炒的报告中

0 《皇家调查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第 1 号报告》1885 年伦敦

版。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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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

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

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

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

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

长却迅速得多，而且令人惊奇的是，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

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

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竞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

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

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

并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

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

制282,“老板”就是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 1886 年，当

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 12 000 名宾夕法尼亚矿工

大罢工283 的报道时，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 1844 年英格兰北部

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心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

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

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状况，或详

细地一一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

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

0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矿业无产阶级》一章。——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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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它的英译本已经出版284) 已经详细

地描述了 1865 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

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 1844 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

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儿乎完全是由千马克思的功绩，社

会主义才真正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

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

先鱼类的鲍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

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

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

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

无益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

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

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 1789 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

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

断 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 很快

就变成了一旬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

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

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

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

是披着羊皮的材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

短的结论，显然是从 1825 年到 1842 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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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1842 年到 1868 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

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 1868 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

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

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

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

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

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

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

把我的一篇曾经以《 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为题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1 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文章照录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

地叙述了这 40 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其内容如下：

“40 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

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

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

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

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

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

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

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

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侵占这些地区仇城市

0 恩格斯《 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编者注

@ 《反谷物法鼓动》，见《评论季刊》（伦敦） 1843 年第 71 卷第 141 期第 273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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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 实行人民宪章285 ；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

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千是应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道义

力量来实现宪章。这时 1847 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

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 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

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

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应当显示全部力最

的时候，它却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

了。286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

胜利。

1831 年的改革法案287 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谷物法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

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

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

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

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

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

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千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

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

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

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

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

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

尔兰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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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思想比较狭

隘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 1847 年危机过

去之后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

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

党'4 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

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149所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

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

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

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

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

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几乎所

有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

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

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 1848 年还被认为是穷凶极恶的罢工，现

在也逐渐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

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千雇主或不利于工人

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

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

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

成为本国的法律。 1867 年和 1884 年的改革法案288 已经大大接近于

'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

千重新分配选区的法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

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 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

会＇ 显然不久就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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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

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

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289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

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

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

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

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

1850— 1870 年这 20 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

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

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

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 1857 年有一次危机， 1866 年又有

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

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

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

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

口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

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议会法令把他们的工作 H规定在

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

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

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

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

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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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

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主要使用或全部使用成年男子

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

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

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

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

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 15 年多

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

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

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

范工人290 ，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

在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

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141 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

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

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

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

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

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

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

它们的轮子碳压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 20 年的统治所造

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破产之

后， 1873 年前后有过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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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
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

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

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 这就是我们将近

10 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

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妄想。现代工

业存在的条件 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

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

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

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

处。于是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

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

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

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

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

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

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

的商品 H 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那

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

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绍斯

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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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

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 CD

但是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它必须

持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

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

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

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

必须持续扩大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

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

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

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

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

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

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

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

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

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

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

0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 1883 年 9 月千绍斯波

特》1884 年伦敦版第 608-609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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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133

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

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

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

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对于我在 1885 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

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

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

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

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

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

会＂的可怕暴君 资产阶级舆论 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

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

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

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

的实际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数

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濮；

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

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

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

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

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

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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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

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

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貌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

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

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

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

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

的前辈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

者直到今天还在犯这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尤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好，来

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

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

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大约写于 1892 年 1 月 7 —

11 日

载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

弗·恩格斯

1892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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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1-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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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 1892 年工人党年

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

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

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

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

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彻底地

摆脱了一切资产阶级党派 从保皇派到激进派217 所大加炫

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狂热的影响。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

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 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 ，在这篇文章中，我只

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

属千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

自己 50 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

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

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

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CD

0 开头的这两段话是恩格斯专门为德文版而写的，发表于《 1892 年工人

党年鉴》的法文原文中没有这两段话。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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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

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

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

义136 。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

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 1848 年 1 月出现的《共

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

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

过去的哲学家，都经受住了考验皇

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

是在 1862 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

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

利益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贷款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

1848 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纯粹的共和派的＠《国民报》的那一

派292 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

0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纯粹＂一词。——编者注

@ 即《共产党宣言》。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都经受住了考验＂，而是”都做到了全力以赴"。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纯粹的共和派的“这儿个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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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的《劳动组织》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

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北心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

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激情和无限充

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

做出的一切饵邹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

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

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主要在李卜克内

西和倍倍尔的努力下，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 1848 年《宣

言炒原则的工人政党293 。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 1867 年，

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

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

派131也不例外 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

地、大张旗鼓地转到＠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

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与拉萨尔派相互公开敌视的地

步；而最尖锐的斗争 甚至使用棍棒 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

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

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

0 在法文原文中“它“后面有“在舞台上的出现“这几个字。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而是“十

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宣言》＂。一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在“转到＂的后面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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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秩序党叨面前，这种社会主义

者之间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

是在 1875 年进行了合并205 。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

远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

点儿可能，那么承蒙俾斯麦在 1878 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千非

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93 ，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

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

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

的正式版本294 ，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

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我们党©在其历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波折、

斗争、失败和胜利呢？当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

有两个议员和十多万选民；295现在它有 35 个议员和 150 万选民，即

比任何一个党在 1890 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 11 年的非法

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

1867 年时，秩序党的议员＠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

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则不得不把

这些同仁看做是未来力量的代表笠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

0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秩序党“，而是“资产阶级议员＂。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我们党“，而是“德国党＂。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普选权”后面有“在 1866 年“这儿个字。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秩序党的议员“，而是“资产阶级议员”。 编

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未来力量的代表“，而是“代表未来力量的先进部

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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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11 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

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农村地

区0，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

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1871 年............101 927 

1874 年............351 670 

1877 年............493 447 

1884 年............ 549 990 

1887 年............ 763 128 

1890 年............1 427 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

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

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

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 1895 年选举中至少得到 250 万

张选票；而到 1900 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 350 万至 400 万置好一个

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

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 1890 年保守党98人（两派合

在一起）得了 1 377 417 张选票；民族自由党96人得了 1 177 807 张选

票；德国自由思想党＠103 得了 1 159 915 张选票；中央党＠97 得了

1 342 113 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拥有 250 万张以上

心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农村地区“，而是“旺代296”。—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增加到 350 万至 400 万＂，而是“增加到在选民册

上登记的 1 000 万选民中的 350 万至 400 万＂。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德国自由思想党“，而是“进步党人（激进派）”。

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中央党“，而是“天主教徒＂。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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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0的主要力量绝不在于选民的人数。

在我们这里 25 岁才能成为选民，而 20 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

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

国军队将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

我们这边，再过儿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 1900 年，这支以前德国最具

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命中

注定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

点，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

待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

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

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现在确实并不是我们处在“合

法性害死我们“297 的时候。相反氮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

劳，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而我们却要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
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

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

们，你们先开枪吧！ ”267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

将对旁观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感到厌倦；他们将诉诸非法行

为，诉诸暴力行动。这又有什么用呢？暴力能够粉碎一个有限地

CD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德国社会主义”。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不可阻挡地”这几个字。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相反“一词。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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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

地的、拥有 200 万至 300 万0人的党。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也

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

和更巩固雯

0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200 万至 300 万“，而是“200 万＂。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而是“反革命暴力”,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和更巩固”这几个字。 编者注



336 德国的社会主义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千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和平环境中继续

发展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

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

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

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

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其结果会怎样呢？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

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

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气的、令人厌烦的、同一个伟大

民族也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

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

强行吞并阿尔萨斯一洛林75 ，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

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

如此明显，以至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会战214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

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国际总委员会在 1870 年 9 月 9 日的宣言中说：

CD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一个伟大民族“，而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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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

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

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

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或者

是。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

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

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

表革命 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

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

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

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

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

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

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仇而允许

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

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千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

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

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

0 在法文原文中此处加有“短暂休兵之后”这几个字。 编者注

@ 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千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而是“背弃

自己的革命作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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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石勒苏益格和

阿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

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

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

能在阿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

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

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阿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

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

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么，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

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

坏置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

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

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由于前

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

则相反，它由千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

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

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

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瓦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

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

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

0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这儿个字。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从“这两个国家“开始的这句话为“这两个国家尤其会

因遭到破坏而付出代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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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

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估砸碎了，那么它就得把旧普

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石勒苏益格割让给丹麦，把

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

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久性的纠

纷的苹果立永远敌视的根源。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

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完成它在欧洲历

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仇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和约36

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

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

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

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

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

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

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 30 年来的不断战斗＠，以及

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

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

0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这几个字。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无力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而

是“无力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战斗“，而是＂努力”。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世界上“这几个字。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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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

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直到最后一个人0,

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么

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

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

放弃他们也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

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

其所有同盟者 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 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

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体俄国人的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么德国的

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

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

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

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

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

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

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

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 1793 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298 0 

1793 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

(1)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直到最后一个人“这几个字。一一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这里有”已经争得的“这几个字。 编者注

@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无疑”一词。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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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

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么，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

世界0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299,

1893 年能够同 1793 年娥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

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

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

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 15 年到 20 年期间不能恢复。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

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

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不会希

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兰西资产阶级共

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

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

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 1 500 万到

2 000 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浩劫的战争，

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

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

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 10 年或 15 年，以后

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CD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向全世界”这几个字。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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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CD上的这篇文章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

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椋酒灌得晕

头转向300 ，而在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 1814 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

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 那个以大报刊

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 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

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

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至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

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

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

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265 。接着俄国又在巴

黎公债上遭到了失败301 ，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

产。据报道，4 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

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

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

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

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

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 16 000 万马克的债券，这

样，公债就只推销了 24 000 万马克，而不是 4 亿马克。其结果是俄

国另一次已得意扬扬地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 此

次高达 8 亿马克 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

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

耀武扬威。

心 指《 1892 年工人党年鉴》1892 年里尔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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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

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

连神圣的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

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

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由这场

社会革命引起的慢性病，这个慢性病由千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CD的

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

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

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

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

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

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

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

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

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

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

想侵略巴尔千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

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

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

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0 见本卷第 36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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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绝不相容的。这

种关系在 1861 年垮台了。302但又是怎样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

是普鲁士从 1810 年到 1851 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摇役

制303 的方法；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

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

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

于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

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世代

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

且大部分是贫痔的荒芜土地。公社65 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

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 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 ，他必须

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

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

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

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

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

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缴纳不多的税以外，儿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

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

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

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缴纳比以

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

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

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工业的市场，而家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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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

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

人、萨克森式的中间商或英国式的吸血鬼摆布，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

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 30 年

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千

“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 24 章第 5 节）心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

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

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304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

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

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

条件的变革也要深刻得多。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

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旋涡，如果说工场

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么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 1891 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

人觉察到的那场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

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

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

力，更不用说把自己的官吏训练得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

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 1861 年后

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

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

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854— 859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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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

只有很少的县种上了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

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

工具 耕畜，起初是没有东西可吃，后来则由千同样无可辩驳的原

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

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

怪的呢？

一旬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

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

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

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解体，促进农

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

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

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千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千

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

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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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305

不无名气的乔万尼·博维奥在今年 2 月 2 日《论坛报》刊载的

一篇文章里指责最近一个时期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

党议员，说他们太轻视政权形式问题。这一点我倒确实并不在意；

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

文章（载于 1892 年 1 月 16 日的《社会评论》）心，把同样的指责加在

全体德国社会党人，尤其是我个人的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

问题的议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说社会党人不久将取

得政权，但不明确说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错的和为什么错

的。恩格斯竟然根据数字（而我早就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证

据）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为期不远的年份。好极了；

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

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 1848 年 1 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

0 指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 330 — 335

页），以《德国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胜利》为题载千 1892 年 1 月 16 日

《社会评论》（米兰）第 2 期。 编者注

@ 即《共产党宣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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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136 去呢？

——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一一真是这样吗？…．．． 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可

能谈论它。可以说，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中产生出

形式，但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忽略形式。”

对此，我的答复是，我决不承认可尊敬的博维奥的解释。

首先，我没有说过“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

反，我强调过，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

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

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

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 1848 年 1 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

空想去呢？”

这里，我冒昧地采用可尊敬的博维奥本人的一个说法。只有确

实成为一名”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一丝一

毫怀疑。

整个忠于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

国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 40 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

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

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

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维奥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国

皇帝会从社会党中选出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退位为前提

的条件（因为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大臣就无法指望得到自己政党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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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博维奥担心我们会“回到魏特林的空

想去“，老实说，这却使我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

太天真了。

也许可尊敬的博维奥提到魏特林是想让人们明白，照他看来，德

国社会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没有他们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

这一次他又错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

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这一

经济革命将怎样进行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

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维奥

自己说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中产生

出形式”。可是，如果明天由于某种出乎意料的事变，我们党担负起

执掌政权的职责，那么我会非常清楚应该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

纲领。

”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

来没有说过这旬话，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这只是可尊敬的博维

奥说的。我很想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这样一句＂蠢话“记在我们

账上。

另外，如果可尊敬的博维奥能够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载

于 2 月 1 13 的《社会评论》）也发表出来，并且读完它的话，也许他就

不会费神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

0 指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第二部分（见本卷第 336 — 346
页），以《德国社会主义党与和平》为题载于 1892 年 2 月 1 日《社会评

论》第 3 期。一—编者注



350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

为一谈了。

写千 1892 年 2 月 6 日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载于 1892

年 2 月 16 日《社会评论》杂志

第 4 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 2 月 6 日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 2010 年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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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306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

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

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

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

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

越增长。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

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
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

从 10 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

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45 ，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

工业区。俄国的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

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

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的大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

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

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

CD 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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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千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

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迅速传

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

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

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

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

个民族自已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 1848 年革命在无产阶级

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

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289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

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 1792 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

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 1863 年在十倍

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

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

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

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

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

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写于 1892 年 2 月 10 日

第一次用波兰文载千 1892 年 2

月 27 H 《黎明》杂志第 35 期

弗·恩格斯

1892 年 2 月 10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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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公民们：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307

355 

1892 年 3 月 17 日千伦敦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红旗，同时向飘扬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旗

和飘扬在普鲁士人占领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到今

天已经过去 21 年了。这面红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阶级已站得这样高，

在它眼里，战胜者与战败者都同样消失了。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

义的，是它真正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

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了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

们的 7 月 14 日或 9 月 22 H 吧。尤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 3

月 18 日。 308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心资产阶级才给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

无耻的诬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129才敢于从公社存在

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把

自己看做是战败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败以后，国际也无法再

继续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社员！＂的叫嚣下，在欧洲各地被摧

0 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手稿中，此处加有“国际”一词。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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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了。309

自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趴到今天

已经过去 21 年了。 1871 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由于统

治阶级的愚蠢，他们当了士兵，他们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学习组

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

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 1871 年要更

加强大 20 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仇响应我们号召的，现在已不

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老国际只能预见并为之做准备的国际

无产阶级联盟，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 1871 年在公社的巴黎

近郊占领过炮台的那些普鲁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目前正同巴黎公

社社员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

级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写于 1892 年 3 月 17 日

载于 1892 年 3 月 26 13 
《社会主义者报》第 79 号

0 见本卷第 231 页。 编者注

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在手稿中，这旬话为“当初的几百人如今变成了几千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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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310

对千第二版，我只想说几旬话：在法文本中误作霍普金斯（第 45

页）的这个名字，现已改正为霍吉斯金；在同一个地方，威廉·汤普森

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更正为 1824 年立希望安东·门格尔教授

先生的文献学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写于 1892 年 3 月 29 日

载于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 3 月 29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CD 威·托·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 年

伦敦版。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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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 年英文版导言311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 1875 年，柏林大

学非公聘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

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

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

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

派 刚刚合并205 ，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

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

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

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

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

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 Grii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

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

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

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

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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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

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

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31入在外观上和内容

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

革“ 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

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31丸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

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

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

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

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

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i.i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

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 1886 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

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

1880 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

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 1883 年，我们的德国朋友

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

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

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 10 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

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 1848 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CD和

0 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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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

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畔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千德国土地所有

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

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

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

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

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

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

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

（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314 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

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

分割卢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

文版284 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

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

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

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

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

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尤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

卖价超过其支出的盈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

0 恩格斯《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一—

编者注

@ 参看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

年斯德哥尔摩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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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l）手工业，小

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

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

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

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

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

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及英国“体面人物”©的偏见，那么我

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

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

“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 17 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

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

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315 。唯名论是唯物主义

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

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

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3“和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

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

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

0 本文的德译文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在德

译文中，从开头到此处的这 7 段文字被删去。一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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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

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

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

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

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仇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

萌芽。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

方面，那种格言警旬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

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

抽象经验饥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

为了能够在对手，即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唯灵论的领域制服这种唯

灵论，唯物主义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这样，

它就从感性之物变成理智之物；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了理智所特有

的无所顾忌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

CD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 'Qual'按字

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人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

者伯麦把拉丁语 'qualitas' ［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语词；他的

'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 Qual' 支配

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

展。”在德译文中此注被删去。不过，德译文中在“物质的痛苦”后面加

了一旬话：“物质的基本形式是物质所固有的、产生种的差别的、活生

生的、个体化的本质力量。”——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后面加了一句话：“物理运动让位于机械运动和数学运动。”

一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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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

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

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

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

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

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

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

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

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

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

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

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

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

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中

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

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

神学藩篱。无论如何，自然神论317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

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D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

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

0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201-

204 页。318



36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

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杰出的法国唯物主

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

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 18 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

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

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呢。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

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

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

自由思想者319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儿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

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

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千创世记心的神话；

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

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133 0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 1851 年的博览会©给英

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

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

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

随着色拉油(1851 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

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至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

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

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320 。我时

0 《旧约全书·创世记》。 编者注

@ 指 1851 年 5— 10 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一一编

者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 367 

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

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

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321 ，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

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 200 年前已经走得比今天的后代子孙所敢

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

来说沁＂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

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

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

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

点价值，那时拿破仑曾问拉普拉斯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何他的

《论天体力学沁只字不提造物主，对此，拉普拉斯曾骄傲地回答：＂我

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千宇宙的概念中

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

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

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

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

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

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

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

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

(D 在德译文中，括号里的话被删去。 编者注

@ 指皮·拉普拉斯《论天体力学》1798-1825 年巴黎版第 1-5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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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

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

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

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

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

用也绝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

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

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

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

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 我们把这叫

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

们的行动只限千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

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

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

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

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

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

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

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

CD 见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3 场《书斋》。——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被删去。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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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

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

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卫还可以补充一旬：在康

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

去猜想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

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

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

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

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

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

宣称：只要知道不管何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

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

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

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

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

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上的保留，

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

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

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

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

CD 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参看他的《逻辑学》第一部《客观逻辑》第二编《本

质论》。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而是“在各

个事物背后＂。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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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

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

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

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

一种功能；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

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

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

就把他的尤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CD

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

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

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

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

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

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

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也是有益

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

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

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

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

0 在德译文中没有“显然”一词。 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后面加有“用德语来说叫做庸人＂。—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人物”。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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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

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

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

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

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尽管发生

了各种内部战争，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

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

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

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

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

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

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

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氮弄清自然力的作

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

0 在德译文中，在本段之前，恩格斯把英文用语“middle-class”(“ 中等阶

级“)译为“Mittelklasse”(“中等阶级”)。从本段开始，直至以“资产阶

级的第二次大起义”一旬起首的那一段结束（见本卷第 373 页），恩格

斯将英文用语“middle-class” 和 “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

"Btirgerthum”(“资产阶级”)；后面，恩格斯又把 “bourgeoisie” 译为

"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没有“成功地”一词。——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此处加有＂逐渐“一词。——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物理特性”，而是“特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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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

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

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

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率先振臂

一呼的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

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

和尘世的封建主0搏斗。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

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

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

层贵族的起义(1523 年），然后是 1525 年伟大的农民战争。322这两次

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

决， 至千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

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畿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 200 年中被排

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

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

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派，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

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323他的宿命论的

0 在德译文中此处加有“艰苦”一词。——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欧洲资产阶级”。——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帝的中央政权＂。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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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

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

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全凭未知的

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

商路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打开大门，甚至最神圣

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

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

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派已变

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派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

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

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

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

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而农民恰恰成为在胜利后由于胜利

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克伦威尔之后 100 年，英国的

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

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哪怕

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

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 1793 年和德国在

1848 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0 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小诸侯＂。 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这旬话为：“无论如何，只是由于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

的参与，斗争才得以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得以被送上断头台。”——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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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

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立经过多次动

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

史上被体面人物©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斗争，

以自由党历史学家誉为“光荣革命”324 的©较为不足道的事件而告

结束。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

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向法国的路易－菲力

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转变了。对英国幸运的

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325 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

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

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

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

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

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 17 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

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

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

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

心 在德译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

的目的＂。一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 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此处加有“1689 年的＂。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到“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见本卷第

376 页）这句话为止（个别地方除外），恩格斯将英文用语 “middle

class”(“中等阶级”)译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没有“间接地”一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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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

1689 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

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

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

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

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

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

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

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

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

尊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掀多和尽量

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

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

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

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

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

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

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CD学说，不仅震撼了中等阶级＠的宗教

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于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

完全不同于适合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的宗教。它随同霍

0 在德译文中这里加有“无神论的＂。 编者注

@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气恩格斯把它译为德文词“Mittelstand”(“ 中

间等级”)。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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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那个强壮而心

怀恶意的小伙子326 ，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

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

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既是由于

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千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

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

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

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

学学派，即笛卡儿派327 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

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

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

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

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

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

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 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

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

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

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328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

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

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

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

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

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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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329 中把古

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

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 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

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

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

要忘记，英吉利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

的经济关系， 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

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

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 但是，只有英吉利法把古代日耳曼

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

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儿个世纪立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

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

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

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

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

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

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

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

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

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

外©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

0 在德译文中不是“保存了好几个世纪“，而是“原样保存下来”。——编

者注

@ 在德译文中没有“海外”一词。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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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

这次革命，330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

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331 没有证明，群

众一旦失去宗教本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

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

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

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

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

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

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

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

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

1689 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调整以后，也

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

有所改变； 1830 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

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

的野心，这种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

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撒的胜利。首先，在

1830 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287,

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

除277 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

CD 在德译文中没有“本能“一词。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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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

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

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

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

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

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

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 1824 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

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0的法律。332 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

派的激进的一翼；当 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

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285 ，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

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333 。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

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 1848 年 2 月和 3 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

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

1848 年 4 月 1O H 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被

镇压；再其次是 1849 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

是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

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

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

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

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

0 在德译文中不是“禁止工人结社“，而是“禁止结社自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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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

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o，从美国输入了奋兴

派334 ，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

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做是上

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

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

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伽完全

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 1830 —

1848 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统治那个王国，大部分资产阶级则

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

即 1848— 1851 年仇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

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213 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

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 20 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

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

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

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

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 1832 年的胜利，也还

是让土地贵族儿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等阶级何以

如此恭顺，在自由党4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

心 乔·特朗布尔。一一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整体“，而是＂阶级整体＂。 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没有”即 1848-1851 年”。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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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演说割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

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仇他

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

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

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

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

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

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

0 参看《福斯特先生在布拉德福德》，载千 1871 年 10 月 3 H 《泰晤士报》

（伦敦）第 27184 号。-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而是“他说”。一－编者注

@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德译文为屯ourgeois”(“资产者”)。 编

者注

@ 民族沙文主义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业上，也是会坏事的。直到最近，

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尊

严的，当他们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英国，使他们免去向国外推销

产品的麻烦时，还引以自傲。他们根本没有觉察，这些外国人，大部分

是德国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都受

到控制，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

美洲了。他们也没有觉察，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

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

40 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

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

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 10 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

便询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们再也不能维系自己的顾

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

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

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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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

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

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

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 20 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335才为他们敞开

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

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

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

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

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

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149 和大陆

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 1848-1866 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

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

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

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

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188 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

＂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3

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镇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饥并且重新划

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 1884 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

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336这一切措

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 150-200 个

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

0 在德译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中的文字是

“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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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

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趴那么，工人群众则以

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等阶级置的

确，大约在 15 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

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337学

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

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 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 比德国的

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

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

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

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

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

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了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

持各种奋兴派趴从崇礼派338直到“救世军”320 0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

0 见约·曼纳斯的诗集《英格兰的托付》1841 年伦敦版第 24 页。——编

者注

@ 英文原文为 “middle-class" ，德译文为 “Bourgeoisie“(“资产阶级”)。

-—编者注

@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 ，德译文为“Bourgeois”(“资产者”)。 编

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以维待各种奋兴派”，而是“以从事各种可能的宗教

鼓动”。——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体面的英国庸人”。-—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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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

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

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

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

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

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叨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

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

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

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吃素339 ，德国资产者每

逢星期 HCD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

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 “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

den" “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340 ，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

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来说，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

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

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材！这个我早在 200 年前就可以告诉你

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

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

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

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

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

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

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

0 在德译文中没有“每逢星期日＂。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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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

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

泥千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

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 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

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

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

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

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

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愧惜地把

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341 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

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

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

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

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141 的

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

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

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

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化

为乌有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

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

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

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

动的进展在最近 25 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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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

气、活力和毅力仇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已具备这些

品质。 400 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

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

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写于 1892 年 4 月 4—20 日

载千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

弗·恩格斯

1892 年 4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0 英文原文为 “middle-class“，德译文为 “Bourgeoisie”(“资产阶级”)。

编者注

@ 在德译文中没有＂毅力”一词。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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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342

1892 年 5 月 31 日千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曾两度被禁止的党代表大会，希望代

表大会这次能够开成343 。我虽然不可能作为客人去参加你们的会

议，但是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参加大会的奥地利同志们表示敬意和

我的最恳切的关心。我们在这里享有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活动

自由，对于奥地利工人能够克服限制他们的活动空间的无数障碍，争

取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荣地位，我们无疑要给以高度评价。我可

以向你们保证，在这里、在大工业的故乡，工人的事业也正在向前推

进；当前最独具特色和最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无论我们往哪里看，

工人运动到处都在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你们的老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2 年 5 月 31 日

载千 1892 年 6 月 10 日《工人

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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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肖莱马344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了一座新墓，在墓前哀悼的，

不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

学家，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

的一员，并且按时缴纳党费。

卡尔·肖莱马千 1834 年 9 月 30 日生于达姆施塔特；他在故乡

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德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 1858 年

移居英国，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当时的英国提供了

不只一种大展宏图的机会。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衷于搞工

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斯密斯当助

手，后来给不久前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345化学教授的罗斯科

当助手。 1861 年，担任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被聘为欧文斯学

院正式的实验室助手。

在 60 年代，他完成了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

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

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选择最简单的有机物作为研

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原本仅由碳和

氢构成的物质，若用其他简单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

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完全不同性能的另外的物质；这种仅由碳和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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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物质就是烧经，石油里就含有人们较为熟知的儿种烧经，从烧

经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酪等等。我们现在关千烧经所知道的一切，

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炾经类的物质，把它

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他还发现和制

取了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烧经。这

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的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深入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也

就是说，研究了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以及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

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

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拒绝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

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

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

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

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

一点。

我是在 60 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

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烧经打

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

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

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

的只是对他早已确立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他通过我们

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一直怀着很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一运动，

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阶段131 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

我在 1870 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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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但他仍留在曼

彻斯特，还是尽可能地谦虚为人。后来情况不同了。 1871 年他被提

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 很难得地一一

马上就当选了； 1874 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新设了有机化学的

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但是这些身外

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他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

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价值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

他把这些荣誉当做是自然之事，因而也就淡然置之。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家

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239然而那

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 1890 年我们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

1891 年，我们一起旅行刚刚开始346 ，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

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今年 2 月起，他儿乎已经不能迈出

家门，从 5 月起便卧病在床； 6 月 27 H 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六七年前，他

由瑞士去达姆施塔特。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出

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

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谁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

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总之，他母亲0和他兄

弟霍家遭到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他在那

里的住所也遭到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

0 菲·肖莱马。 编者注

＠路·肖莱马。一编者注



卡尔·肖莱马 391 

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

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住了手：同英国发生外交纠

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施塔特成为一大丑闻而告

终，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 500 票。347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墓前献了花

圈，花圈上系着红饰带，写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

写于 1892 年 6 月 30 日— 7 月

1 日

载千 1892 年 7 月 3H《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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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276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 1845 年夏天出版

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

迹。那时我是 24 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

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

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

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

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

(1892) 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 1887 年在纽

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 1892 年由斯旺．

桑南夏恩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是根据美国版序言＠写

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现代大工

业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

趋千平衡，以至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

0 见本卷第 312— 326 页。 编者注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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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

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

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

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

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狠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

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

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

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

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

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

然这些手腕和花招在他本国被看做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是，随

着大工业的发展，据说德国的许多情况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

费城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会战348 以后，连那条德国市桧的老规矩

也声誉扫地了，那条规矩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鳖脚货

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

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

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

白费时间和辛劳。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

样的变化。

1847 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

法277 的废除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

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

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278 。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

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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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

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

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产

品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未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 铁路和海

船 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

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

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

心 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

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

和空前的发展，以致 1844 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

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

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

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

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

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

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

资制279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280 ，并且实行了一系列

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

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

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

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

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釐，最后甚至发现罢工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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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适时的罢工 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

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

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

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

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

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

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 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

是这样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

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

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

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儿小时工作之后，

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

他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

的儿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

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

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

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

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

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

这个事实目前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

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

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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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

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

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

“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

失，“七 H规“跟着也将被清除281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 1844

年还能用儿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

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当然，猪和垃圾

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

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 1885 年皇家

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黜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

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

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

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

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

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

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

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

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

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

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

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

CD 见《皇家调查委员会关千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第 1 号报告》1885 年伦

敦版。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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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282,“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是利用

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 1886 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

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283 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

读我自己描写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CD一样。同

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

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

山管理处的房屋，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

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不打算详细地一一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

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

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

描述了 1865 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

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 1844 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

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

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

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

类的鲤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

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

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

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

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

0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矿业无产阶级》一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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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

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

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 1789 年的法国资

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

不肯同意，这一论断 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

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 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

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

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

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

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材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

短的结论，显然是从 1825 年到 1842 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

但是 1842 年到 1868 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

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 1842 年以后 H 趋消失。从 1868 年起情

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

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

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

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

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

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

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0

心 恩格斯《 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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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1 日伦敦《公益》

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 6 月的《新时代》第 6 期上。

"40 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

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

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

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

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

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

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

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

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立城市工人群众要

求参与政权 实行人民宪章285 ；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

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

章。这时 1847 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

同时出现了。

1848 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

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

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149应当显示全部

力量的时候，它却在 1848 年 4 月 1OH 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

崩溃了。286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

全线胜利。

1831 年的议会改革287 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0 《反谷物法鼓动》，载于《评论季刊》（伦敦） 1843 年第 71 卷第 141 期第

273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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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

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

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

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

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

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悄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

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

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

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

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

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

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

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

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

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 1847 年危

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

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

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 '4 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

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149所激烈反对

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

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 H益清楚地了解

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

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

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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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

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

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 1848 年还被

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

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

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

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

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

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 1867 年和 1884 年的议会改革288 已经大大接

近千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

关千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

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 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

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 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

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

它的遗嘱执行人。289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

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

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

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

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

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

果，同 1850— 1870 年这 20 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

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

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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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 1857 年有一次危机，

1866 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

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

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

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

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

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

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

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

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

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

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

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

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

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

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

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钳工、粗细木工、

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

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们的状况

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 15 年多的时期中，不

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

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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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

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290 ，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

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

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141 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

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

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

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

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

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

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

它们的轮子辗压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 20 年的统治所造

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危机之

后， 1873 年前后有过一次短暂而微弱的工商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

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

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

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

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 这就

是我们将近 10 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

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

业存在的条件 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

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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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

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

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

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

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

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

果是每隔 10 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

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

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

的商品日益大最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

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

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绍斯

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

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

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 CD

但是整个事态的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

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

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

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

0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 1883 年 9 月于绍斯波

特》1884 年伦敦版第 608-609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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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

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

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

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

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

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

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

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

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

死气沉沉的萧条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

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

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

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

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133

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

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

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

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 1885 年所写的文章。在 1892 年 1 月 11 日写的英

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 1885 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

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

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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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

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

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

会＇的可怕暴君 资产阶级舆论 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

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

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

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

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数

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

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

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

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

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

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

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

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

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掀的群众，都是

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貌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

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

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

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

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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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辈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

者直到今天还在犯这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

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

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

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 保守党和自

由党 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

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成员正在摆脱种种

传统的偏见 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

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

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至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

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O参加竞选，并且公开以社会主义

者的身份参加；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他们竞争，这两

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料的压倒多数当选了。在米德尔斯伯勒，一

个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

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

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工人

代表中，即在那些一心要把自己的工人本色淹没于自由主义海洋，以

求得别人宽恕的人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

德赫斯特很不光彩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

CD 詹·基·哈第和约·白恩士。 编者注

@ 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 乔·豪威耳。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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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德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

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

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

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

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

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

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他们

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 统治了英国工

人儿乎 40 年的迷信 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

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

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1892 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

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

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

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奋斗精神。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现，新议会

奈何不得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议会；到那时，

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

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写于 1892 年 4 月底—7 月 21 13 

载于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

第 2 版

弗·恩格斯

1892 年 7 月 21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关千英国的经济和政治

发展的若干特点349

409 

像英国的这种渐进的、和平的政治发展，由于无休止的妥协，造

成一种充满矛盾的形势。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形势由于有相当多

的好处，实际上为人们所容忍，可是它的逻辑上的荒谬却使有思想有

头脑的人受到真正的折磨。所以，一切＂掌握国政的“政党就必须在

理论上进行伪装，甚至辩解；当然，办法只能是诡辩、歪曲，以致纯粹

用空话来支吾捎塞。于是，在政治领域里就培植出一种重复神学护

教论的所有拙劣的伪善词旬和欺人之谈、把神学的精神毒素也移植

到世俗的土壤中去的书刊。于是，保守党3就自己给道道地地的自由

党4伪善园地施肥、播种、松土。于是，神学护教论也就从普通人的意

识中得到一种它在别国所得不到的论据：福音书里讲的事情同新约

里宣扬的教义正相矛盾，这有什么关系？难道这就意味着那些东西

不是真实的吗？英国宪法里的矛盾还要更多，它到处自相矛盾，可是

它毕竟存在着，350 因此就是真实的！

[18]92 年 9 月 12 日

1868 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

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或者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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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千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

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领域，在美国特有的投资场所，以及在印度贸

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

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351 。但是，所有

这一切都证明，一场特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中。

大约写千 1892 年 9 月 12 日和

随后儿天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352

亲爱的同志们：

411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在 9 月 8 日的会议上通过

了一项决议，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这项决议是难以保持沉默的。

根据 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受托筹备在 1893 年召开

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353 的苏黎世委员会，向工联代表大会发出了邀

请信。尽管煤气工人工联书记威廉·梭恩同志一再要求，这封信在

代表大会的三天会期内仍未被宣读，因此，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对苏黎

世委员会的邀请表示意见。

最后，马特金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委托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

会354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就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进行

讨论并形成决议。

帕涅尔同志(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奎尔奇同志回

答说： 1893 年已经有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要召开，一个在苏黎世，

另一个在芝加哥355 ；苏黎世临时委员会已经邀请工联代表大会参加

这个代表大会；所以应当接受邀请去苏黎世，而不是召开第三个代表

大会。

保守的旧工联的代表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苏黎世和芝加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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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都不是英国工联召开的；同英国工人相比，大陆上的工人组织涣

散、软弱无力；英国人不应当对大陆社会主义的任何荒谬理论(wild

theories)承担责任，等等。只是在此之后，才宣读了我们苏黎世委员

会的邀请信。

最后，以 189 票对 97 票拒绝了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并且通过

了一项提案：“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就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

法定工作日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对全欧洲大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侮

辱。英国无产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在感情上巳经是社会主义者，

但目前对这个字眼还感到恐惧，因而让老的保守主义者牵着自己走，

我们希望这些比较明智和比较坚定的分子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改

正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有必要使大陆上的工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上述决议

的侮辱。我已经将格拉斯哥事件告知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友，希望他

们对应当遵循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因为法国的同志们过几天就要在

马赛举行代表大会356 ，他们可以在那里对工联进行第一次反击。

而作为光荣的国际总委员会的前西班牙书记224 ，我认为自己有

责任把这个涉及西班牙同志不亚千其他国家同志的事件告知西班牙

全国委员会。

敬礼和社会革命！

写千 1892 年 9 月 16 日

第一次发表千《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的
补充材料357

补充材料

413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书记。224

(2)《状况沁的新版。 1892 年版。

(3)《路·费尔巴哈》(2) 0 1888 年斯图加特版。

大约写于 1892 年 10 月 10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CD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编者注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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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总统选举358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天命，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运。这是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指的是使人的一切愿望和追求终成泡影，

使人的一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是从那

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种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而这一点我们

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

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为

认识自己本身即将灭亡的必然性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

道，命运、天意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它们今天结合于世界
市场之中。

美国总统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世界市场来说是一个头等重

要的事件。

四年以前，我在波士顿用英文，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发表了一

篇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文章立我在这篇文章中指

出：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

的；美国在内战后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证明，美国人力图摆脱

0 《前进报》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

易》， 1888 年 7 月《新时代》户恩格斯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8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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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垄断的束缚；依靠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利坚民族所具有

的智慧和道德禀赋，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因而在美国，保护

关税已成了工业的秷桔，其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接着我又说，如果

美国实行了贸易自由，那么再过十年它就会在世界市场上击败

英国。

果然， 1892 年 11 月 8 日的总统选举为贸易自由开辟了道

路。359麦金利的那种保护关税360 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秷桔；不合

理地抬高一切进口原料和进口粮食的价格反过来也影响了许多本

地商品的价格，这样也就堵塞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部分

销路，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内市场则已经苦于美国工业产品过剩。

事实上，近年来，保护关税制度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小生产者被

结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大生产者所挤垮，让后者，即有组织的垄断

势力支配市场，从而剥削国内的消费者。美国要克服这个由保护

关税制度造成的持续的国内工业危机，只有使自己向世界市场开

放，为此它就必须摆脱保护关税制度，至少要摆脱像现在这样不合

理的保护关税制度。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舆论上的大转变，证明

美国已决定这样做。一旦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它就

会 和英国一样，而且是借助千英国 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一

往直前地走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竞争。在所有的市

场上，英国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和钢铁产品，将被迫投入一场同美国

产品的竞争，而且最终要遭到失败。美国的棉麻织品现在就已经在

排挤英国货。读者想知道，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奇迹，使得兰开夏郡的

棉纺织工人经过短短一年光景就从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激烈的反对

者转变为热烈的拥护者吗？3“那就请翻开今年 10 月的《新时代》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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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56 页，在那篇文章0里你们会看到，美国的棉麻织品正一步一

步地把英国货挤出中国市场；英国货的进口在 1881 年以后就再也没

有赶上美国货，而在 1891 年只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

和印度一样，是棉麻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这再一次证明，随着新世纪的临近，一切关系都在变化。如果纺

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话，英国要么将变成

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 H 的强盛苟延残喘，而无

产阶级则饿肚皮的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组。前

一条出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所不能容许的，英国无

产阶级的人数和发展水平已经大大超出了可以容忍这一点的程度。

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出路。保护关税制度在美国的废止意味着社会

主义在英国的最终胜利。

而德国呢？ 1878 年已经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自己的地位的德

国，现在正由千它愚蠢地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逐渐丧失这种地位，它

现在是否会仍旧顽固地通过对原料和粮食征收关税来给自己关

上 而且是在面临着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的美国竞争的情况

下 世界市场之门呢？德国资产阶级是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以美

国为榜样，还是仍旧消极地等待，让已经强大起来的美国工业把容克

和大工厂主结成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卡特尔102强行压垮呢？目

前的情况是，德国正要投入一场工业竞争，对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

最强盛的国家，它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偿还了巨额战争

债务，它的政府正不知如何支配收来的税款；而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

心 《美国纺织工业在中国市场》，载于《新时代》1892— 1893 年第 11 年卷

第 1 册第 56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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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用难以承受的新的军费负担362压垮德国的经

济力量，它们会不会最终认识到这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呢？

德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次 可能是最后一次 终千干成一件

大事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由于它太狭隘，太怯懦，它只

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它的戏已经彻底演完了。

写于 1892 年 11 月 9 日—14 日

之间

载于 1892 年 11 月 16 日《前进

报》第 269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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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亨利希·卡尔363

1818 年 5 月 5 日生于特里尔，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当过律师，后

为司法顾问。从儿子的洗礼证书可以看出，亨利希·马克思于 1824

年同全家一道放弃犹太教而改信新教。364卡尔·马克思在特里尔文理

中学毕业后，从 1835 年起先后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以后又攻读哲

学； 1841 年，他在柏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论述的是伊壁鸠鲁

哲学。365 同年，他迁居波恩，打算在波恩大学谋求一个教职；但是，政府

对他在这所大学讲授神学的友人布鲁诺·鲍威尔百般刁难，鲍威尔最

终被大学解聘366 ，这个事实使马克思很快就清楚地看出：在普鲁士的

高等学校里是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的。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莱茵激进

资产阶级年轻一代的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人，在自由派领袖康

普豪森和汉泽曼的同意之下，决定在科隆创办一家大型的反对派报

纸；马克思和鲍威尔也被列为有才干的主要撰稿人。当时办报所必不

可少的许可证，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悄悄地领到了，于是，《莱茵报》就

从 184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出版。马克思写了—些长篇文章，从波恩寄

给这家新创办的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有：一篇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

批评文章，一篇关千摩泽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的文章，以及一篇关

于林木盗窃和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文章。CD 1842 年 10 月，马克思担任

0 马克思的这三篇文章分别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

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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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的领导，并移居科隆。从这时起，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对派性

质。而同时，对报纸的领导又是如此巧妙，尽管该报先是受到双重

的，后又受到三重的检查（先由普通书报检查官检查，然后呈交行政

区长官复查，最后还要由专门从柏林派来的冯·圣保罗先生检查），

政府对这样一种报纸还是无可奈何，所以决定从 1843 年 4 月 1 H 起

禁止该报继续出版。在这一天马克思退出了编辑部，报纸以此为代

价获准缓期三个月，但是后来报纸终于还是被查禁了。367

于是马克思决定到巴黎去，阿尔诺德·卢格在《德国年鉴》大约

同一时间被查禁之后，也准备到巴黎去。动身以前，马克思在克罗伊

茨纳赫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368燕妮是马克思青梅竹马的

女友，马克思早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同她订了婚。 1843 年秋，这对

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

鉴》，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

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

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掷蹋于黑格尔哲学和政治激进主义的

路线，马克思则投身于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

史，从而转向了社会主义。 1844 年 9 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

克思，停留了儿天；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

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两人合作的第一个成

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性著作（随着黑格尔学派的分

裂，他们同布鲁诺·鲍威尔也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神圣家族。驳

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184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

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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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参加了在巴黎以《前进报》这个名称出版的一份篇幅不大

的德文周报的编辑工作，该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度和冒

牌立宪制度的拙劣。普鲁士政府以此为借口要求基佐内阁把马克思

驱逐出法国。这个要求得到满足； 1845 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

恩格斯不久之后也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

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

版），以及《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此外，马克思有时还给《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写文章。369 1848 年 1

月，他同恩格斯一起受秘密的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370 中央委员

会的委托撰写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春加入了

这个团体）。从那时起，《宣言》出版了许许多多经作者授权的和未经

作者授权的德文版本，并被译成儿乎所有的欧洲文字。

当 1848 年二月革命58爆发并且在布鲁塞尔也引发了人民运动

时，马克思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比利时；这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邀请马克思重返巴黎，于是马克思又回到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首先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反对组织军团的儿戏，因

为这给新政府的多数派提供了一个摆脱”已经成为累赘＂的外国工人

的方便手段。很清楚，这样在众目揆唉之下组织起来的比利时军团、

德国军团等等，只能在一出国境之后就堕入预先设置好的陷阱，而后

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

人，为 400 名失业的德国人争取到了和参加军团的人同样的路费，使

他们也得以返回德国。

4 月间，马克思迁往科隆；在他的领导下，《新莱茵报》千 6 月 1

日开始在科隆出版，该报在次年 5 月 19 日出版了最后一号；编辑们

面临着或者根据法庭命令被逮捕，或者作为非普鲁士国民被驱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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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危险。马克思遭到的是后一种命运，因为他在居留布鲁塞尔期

间脱离了普鲁士国籍。3“ 在该报存在期间，马克思曾经两次被陪审

法庭传讯： 1849 年 2 月 7H 被控违反出版法， 2 月 8 H 又被控煽动武

装对抗政府（在 1848 年 11 月拒绝纳税期间）；两次他都被宣判

无罪。372

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是在 6 月 13

H 示威373 以后他被迫作以下的选择：或者是留在布列塔尼被拘禁起

来，或者是再次离开法国。不言而喻，马克思选择了后者，于是他移

居伦敦，并且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 年在

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

《 1848 年至 1849 年归阐明了这儿年所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

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撰写了

许多书评和政治述评。在前一著作发表后不久，他又撰写了该著作

的续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H 》 (1852 年在纽约出版， 1869 年

和 1885 年在汉堡重版）。科隆发生的重大的共产党人案件128 ，促使

他撰写了又一本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 年在波士顿

出版，最近一版于 1885 年在苏黎世出版）。从 1852 年起马克思担任

《纽约论坛报》的驻伦敦通讯员，并且在许多年当中可以说是该报欧

洲栏的编辑。他的文章一部分署了他的名字，一部分则以社论的形

式发表；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而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论述欧

洲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文章，而且往往是完整的系列文章。其中的

0 指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 1— 3 章，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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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章 论克里木战争、印度起义等 是恩格斯写的。马克

思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有几篇。曾经在伦敦作为小册子出版。

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他才停止为《论坛报》撰稿。

1859 年，马克思一方面同卡尔·福格特展开论战，这场论战由

意大利战争69引起，以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 年在伦敦出

版而结束。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进行了多年的经济学研

究有了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在柏林

出版）。可是，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

如何阐述以后儿个分册的基本思想的一切细节；迄今保存下来的手

稿374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于是他立刻重新开始工作，这样，他没

有继续出版那几个分册，而是直到 1867 年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 年在汉堡出版）。

马克思在写作全部三卷（资本论》 第二卷和第三卷至少是初

稿 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到机会在工人当中进行实际工作。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129成立了。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命为该

协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立的。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

懂得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 1848 年就向世界发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在建立国际时，朱泽培·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

的人，使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的、以“上帝和人

民”作为口号的民主，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

0 指马克思系列文章《帕麦斯顿勋爵》的第 1 、 2 、 3 、 4 、 5 、 7 篇，参看《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 编者注

@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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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获得通过；375从

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国际的领导地位。总委员会的宣言都

是马克思写的，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被翻译成大多数欧

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在这里不可能叙述国际的历史。这里只需指出一点：马克思成

功地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性绪论，在这个章程之下，法国的蒲鲁

东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得以团结一致地

合作共事；协会的和谐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

从出现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 出现才遭到破坏。当然，

协会的力量完全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

前所未闻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没有任何其

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

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债务。用这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

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如果继续

用旧的形式同政府以及在所有国家都同样狂怒的资产阶级进行斗

争，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还要在协会内部进行反对尤政府主

义者以及同他们同流合污的蒲鲁东分子的斗争。不值得为此花力

气。因此，当海牙代表大会206在形式上取得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

之后，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这样就保证了协会

继续存在下去，准备迎接由于局势的变化而必须在欧洲恢复协会的

时刻到来。但是当这样的局势实际到来时，旧的形式已经过时了；运

动大大超越了旧的国际。

从那时起马克思不再进行公开的鼓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积

极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他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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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信，他们遇到重大的事情，只要有可能，总是亲自向马克思请教。

他越来越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公认的和有求必应的顾问。但是，尽

管如此，这时马克思得以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上来，同时研

究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了。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

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

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

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使《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的撰写具有

前人从未企及的完善性。马克思除了能以所有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

自由阅读以外，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很可

惜，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去利用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 1881 年

12 月 2 H 他的夫人。去世， 1883 年 1 月 11 日他的大女儿＠去世，就

在同一年的 3 月 14 日，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中静静地与世长辞了。

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都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

于自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 1878 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

恩格斯）。＠

现在把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尽可能详尽地开列如下：

1842 年在科隆《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千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关于摩泽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该报 1842

年 10 月至 12 月的社论。

在《德法年鉴》（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合编， 1844 年在巴黎出

版）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

CD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 燕妮·龙格。 编者注

@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

一编者注



龙子各，，，，今
午上上尹：

今人龙.,,,_ -. 

丘夕人众乙
夕上今之4

夕～贮丑4”丿

夕之名上7 
“乙乙

佐今吟；上乍
“人＾

乡产之
产夕c

凸尸少乞^-－......:.泸

夕么~ -4么＿＿

千午歹气方今一夕-~ 
仁，夕夕

乞序气产
.:..._,,生多．

忑吵--峰～

7之

恩格斯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单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 42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

尔及其伙伴》， 184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844 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未署名）。376

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184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上

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汃 1847 年在布鲁

塞尔和巴黎出版。德文版，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二版。西班牙

文版， 1891 年在马德里出版。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英文

版， 1888 年在波士顿出版。德文版，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

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 1848 年在伦敦出版。最新

德文版， 1890 年在伦敦出版；儿乎所有的欧洲文字都已有译本。

在《新莱茵报》(1848— 1849 年在科隆出版）上发表的文章及社

论等。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曾多次出版单行本，最新版 1891 年在

柏林出版；已有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译本。377

《两个政治审判案》， 1849 年在科隆出版（包括马克思的两篇辩

护词）。

《新莱茵报。评论》， 1850 年在汉堡出版，共出六期。其中发表

了马克思的文章《 1848 年至 1849 年》。同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和每月

述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第三版

1885 年在汉堡出版。已有法文译本。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3 年在巴塞尔出版（该版被没

收）； 1853 年在波士顿出版。最新版 1885 年在苏黎世出版。

1851 年至 1862 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儿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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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帕麦斯顿的文章于 1856 年在伦敦作为小册子出版（增订本）。

1856 年 6 月至 1857 年 4 月在设菲尔德和伦敦出版的《自由新

闻》上发表的《 18 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辉格党188大臣们对俄国

的长期卖身投靠）。

在《人民报》（1859 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关于 1859 年意大利

战争的外交史的文章378 0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 年在柏林出版。 1890 年出

版波兰文译本。

《福格特先生》， 1860 年在伦敦出版。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1864 年在伦敦出版；此外还有总委员

会发表的所有文章，其中包括 1871 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最

新德文版 1891 年在柏林出版；已有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 1867 年在汉堡出版；最新

第四版 1890 年出版。已有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译本。

《资本论》第二册， 1885 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在印刷中。已有

俄文译本。第三册将在 1893 年问世。

写千 1892 年 11 月 10 日— 23

日之间

载于 1892 年《政治科学手册》

耶拿版第 4 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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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人民论坛》发表了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写一篇短文予以驳斥。

虽然作者立表面上似乎尽力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地阐述自己

的主题，但实际上，他的叙述却正中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下怀，与

这些先生们自己的叙述如出一辙。譬如说，他对巴枯宁派的材料旁

征博引，对巴枯宁派的 H 内瓦对手们所公布的材料则引用得很少，至

于伦敦总委员会的材料，那就根本只字不提了。

我只从一篇文章(11 月 12 日第十篇）中举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

谎言。

说总委员会 1871 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157,

“只有瑞士无政府主义各支部没有接到通知；但是，它们得悉这一意图“云云。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公开和秘密的程度，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

任何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无二致；这次会议没有在报纸上宣扬，也

没有邀请记者到场。

汝拉各支部当时公开与总委员会对抗，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正

0 路·埃里蒂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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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联系。相反，在总委员会里却有两个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巴枯

宁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罗班和巴斯特利卡，他们是根据“独裁者“马克

思的建议当选的。尤其要指出的是，罗班保持了同汝拉各支部的联

系；他早在 1871 年 3 月就以它们的名义建议召开那次后来又被它们

否认的代表会议，而且还把召开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了它们。其他的

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鬼话。

说代表会议

“准备在马克思家里召开……在马克思的住宅里举行了……"

愚蠢的谎言；代表会议是在所谓的法兰西区的托登楠法院路附

近一家名为蓝柱的小酒馆里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成员也说得不对；有争论的地方也不是章程中的一

段话，而是章程的绪论部分中的一段话：＂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

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叮）巴黎的第一个

（蒲鲁东主义者的）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法文译本里把它歪曲成

这样：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让位于它的伟大目标。”380

H 内瓦代表大会138 的文件在通过法国国境时被波拿巴的警察

没收了，只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这些文件最后才物归原主，

就在那段时间里，巴黎的旧译文在日内瓦被匆忙地重新印了出来，因

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能够断言，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如此。

总委员会受这次 H 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于 1871 年出版了章程的英

0 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

第 16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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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文和德文标准文本饥此举当然令巴枯宁主义者大为扫兴，他

们的招摇撞骗行径也就收场了。现在在我面前就放着马克思把日内

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改动记在上面的那份章程仇这些改动只限千章

程的条文本身，完全没有涉及绪论部分。

此外，说伦敦代表会议决定把

“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置千 H 内瓦委员会的号令之下“,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里，我对作者的真正意图产生了一些怀

疑。他究竟是识字还是不识字。如果说他识字，那么他在代表会议

的决议里只能够读到：（l)撤销汝拉委员会（擅自使用）的罗曼语区委

员会这一名称，并把这一名称授给原先的日内瓦委员会；（2）敦促汝

拉方面妥善解决他们同日内瓦方面的争端；（3）如果这点不能做到，

那么他们应当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381 因此，代表

会议所做的，只不过是完全让日内瓦方面和汝拉方面拥有各自的自

主权。

总而言之，这位作者要么真正是，要么假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他对可怜的被诽谤的无政府主义者恙羊的话全都深信不疑。对于这

些先生们认为最好不谈的事情，我们这位如此权威的作者根本一无

所知，所以他对整个争端的内幕也一无所知。在巴枯宁创建的公开

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58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同盟382 ，它的目

的是要把整个国际的领导权弄到无政府主义者手里。这个秘密的同

0 分别指《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871 年伦敦英文版、

1871 年伦敦法文版、1872 年莱比锡德文版。 编者注

@ 这份留有马克思手迹的章程没有保存下来。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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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汝拉、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党羽广布。总委员会最先是从西班牙

获得这方面的证据，后来又从日内瓦得到了与这一反对欧洲工人运

动的无辜的阴谋有关的章程和大批其他文件。就是根据这些文件，

海牙代表大会在 1872 年才作出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

际。 206为搞清这件事情以及许多其他事情的始末，以便纠正目前又

在冒头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历史所作的歪曲，可以读一读受海牙代表

大会的委托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1873 年伦敦和汉堡版；科柯斯基的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

谋》1874 年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

写于 1892 年 11 月 15 日

载千 1892 年 11 月 19 日《柏林

人民论坛》报第 47 号附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 11 月 15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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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383

尊敬的同志：

[18]92 年 11 月 30 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衷心感谢同志们的友好祝福。愿协会将来到我的年龄时，能像

我现在这样感到幸福。

致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写于 1892 年 11 月 30 日

第一次发表千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

1970 年第 10 期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国

际科学通讯》杂志 1970 年第 10

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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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384

最近有些唯理论的民族志学家以否认群婚为时髦；因此，下面这

篇我译自旧历 1892 年 10 月 14H 的莫斯科“Russkija Vjedomosti" 

（《俄罗斯新闻》）的报道。是值得一读的。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了群

婚，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相互性交的权利还在盛行，而且肯定了这

种群婚具有跟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婚姻，即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

阶段非常接近的形式。典型的普那路亚家庭是由一群兄弟（同胞的

或血统较远的）跟一群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姊妹结婚而组成的，而在

库页岛上，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是跟自己兄弟的所有妻子和自己妻子

的所有姊妹结成婚姻的，如果从女子方面来看，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

有权跟她的丈夫的兄弟和她的姊妹的丈夫自由发生性的关系。可

见，它跟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形式的区别，只在于丈夫的兄弟和姊妹

的丈夫不一定是同一些人。

其次应该看到，这篇报道也证实了我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四

版第 28-29 页叨听讲的话：群婚绝不像我们的庸人的惯于妓院的幻

想所描绘的那样；实行群婚的人们，并不是公开过着庸人暗中所过的

(D 《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载千 1892 年 10 月 14 日《俄罗

斯新闻》（莫斯科）第 284 号。－—－编者注

@ 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 年德文第 4 版，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60-61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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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淫荡生活；这种婚姻形式，至少就我们现在还可以遇见的例子来

看，与不牢固的对偶婚制或一夫多妻制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是

许多在其他条件下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性交情事，在这里却为习俗所

许可而已。至于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正在逐渐消亡，那只不过证明

这种婚姻形式本身正在消亡，这种婚姻形式很少能见得到，也可证实

这一点。

此外，整个这篇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再一次表明：处

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是相似的，其基本特

征甚至是相同的。关于库页岛上这些蒙古种人的记载，大部分都适

用于印度的德拉维达部落、南太平洋各岛屿发现时岛上的土人，以及

美洲的红种人。这篇报道写道：

“尼·安·杨楚克 10 月 10 H （旧历；新历为 10 月 22 日）在＜莫斯科〉自然

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上宣读了施特恩堡先生关于吉里亚克人385 的有

趣的报告，吉里亚克人是一个生活在库页岛的很少被人研究的部落，这个部落

还处在蒙昧人的文化阶段0上。吉里亚克人不懂农耕和制陶术，主要靠渔猎为

生，用投入炽热的石头将木槽里的水温热，等等。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的家庭和

氏族制度。吉里亚克人不仅把自己的生父叫做父亲，而且把自己生父的一切兄

弟也叫做父亲，把生父的兄弟的妻子和自己母亲的姊妹全都叫做母亲，把所有

这些｀父亲＇和｀母亲＇＠的子女通通叫做自己的兄弟和姊妹。众所周知，北美的

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的一些部落，都有这样的称呼法＠，不

过在他们中间，这种称呼法早已跟现实不相符合了，而在吉里亚克人中间，这种

称呼法却是迄今仍然存在着的状况的标识。直到现在每一个吉里亚克男人对

自己兄弟的妻子以及对自己妻子的姊妹都享有丈夫的权利，至少人们并不认为

0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 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

亲属＂。一—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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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这些权利是被禁止的事情0。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群婚＠的残余，颇似本

世纪上半叶还在桑威奇群岛存在着的有名的普那路亚家庭。这种形式的家庭

和氏族关系＠是吉里亚克人的整个氏族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吉里亚克人的氏族，是由他父亲的一切兄弟（血统较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

和名义的）＠、由这些兄弟的父亲和母亲(?〉386 、由他兄弟的子女及他自己的子

女组成的。显然，这样构成的氏族，可能有大量的成员。氏族生活遵循下面的

原则。氏族内部绝对禁止通婚。死者的妻子，根据氏族的决定，转嫁给死者的

同胞兄弟或名义兄弟＠当中的一个。氏族养活自己的一切没有劳动能力的成

员。一个吉里亚克人对报告人说：｀我们没有穷人，谁有需要，哈里＜氏族＞就来

养活他。，氏族成员还通过共同的祭祀和节日、共同的坟地等联系在一起。

氏族保障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安全不受非本氏族的人的侵害。＠报

复的手段是血族复仇，＠但是在俄罗斯人的统治下，这一手段的使用已经大大

地减少了。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氏族复仇的行动以外。氏族也收养其他氏族的

人，但这只是一些罕见的个案。通例是死者的财产不得出氏族。在这一方面，

吉里亚克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十二铜表法的一项有名的条文： si suos heredes 

non habet,gentiles familiam habento一如无继承人，应由同氏族人继承。387吉

里亚克人生活中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有氏族的参与。在不久以前，即大约一两

CD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被禁止的事情”，而是“罪恶＂。一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

—一－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关系“，而是“家庭和亲属关系”。

一一－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统较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

而是＂（所有亲等的）”。一一－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兄弟或名义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

兄弟”。——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非本氏族的人“，而

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报复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

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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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前，氏族长者还是氏族的首领，即一族之｀长＇。不过，现在氏族长者的作用

几乎仅限于主持宗教仪式了。氏族成员往往散居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不

过，同氏族人即使不生活在一起，也会互相恬记，互相来往做客，互相提供帮助

和庇护等等。而且，吉里亚克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舍弃自己的同族人和

自己氏族的墓地。氏族生活给吉里亚克人的全部精神生活，给他们的性格、习

俗和制度，都打上了非常显著的烙印。共同讨论一切事情的习惯，长久维护同

氏族人利益的必要性，血族复仇CD时的团结一致，和十几个同伴一起住在一个

大帐篷里的必要性和习俗，总之，他们几乎总是生活在人群当中，这一切使吉里

亚克人养成了一种非常合群非常健谈的性格。吉里亚克人是非常好客的，他们

爱招待客人，自己也爱做客。好客的美好习俗，在不幸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明

显。在困难的年月中，当吉里亚克人自己和狗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并不伸

手去乞求施舍，他可以有把握地去做客，而且常常可以在那里吃住很长时间。

在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中间，几乎完全没有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吉里亚

克人把自己的贵重东西存放在一间仓库里，从不锁门。吉里亚克人极富于羞耻

心，如果他被揭露千了什么不名誉的事，他便会到树林里去上吊。在吉里亚克

人中间，杀人事件是十分罕见的，而且几乎都是由于盛怒，而从来不是出于贪图

私利的目的。在和其他人的关系＠上，吉里亚克人表现得真诚、守信用和忠厚。

吉里亚克人虽然曾长期隶属于汉化了的满族人388 ，虽然受了阿穆尔边区

移民＠的极端有害的影响，但是在道德方面仍保存着原始部落所固有的许多美

德。不过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再过一两代，大陆上的吉里亚克

人将完全俄罗斯化，他们在接受文化上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将承受文化上坏的

东西。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距俄国人定居地的中心多少远一些，因此有可能

保持纯洁稍微久一些。不过邻近的俄国居民对他们也已经开始有所影响了。

他们走村串户地做生意，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打工，而每个从谋生处返回故乡

的吉里亚克人，便带回了像工人从城市带到俄罗斯乡村的那种气氛。此外，在

城市里打工而且机遇变化无常，愈来愈使构成吉里亚克人这样的民族的简单经

济生活的主要特征的那种原始平等遭到破坏。

0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 编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一~编

者注

@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赖居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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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恩堡先生的论文还搜集了有关吉里亚克人的宗教观点、宗教仪式、法

律制度CD等方面的材料。该文将在《民族志学评论》(Etnografitscheskoje Oboz

renie)上全文刊载饥＂

大约写于 1892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4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2— 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1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律习惯＂。 编者注

@ 列·雅·施特恩堡《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汃载于 1893 年《民族志学评

论》（莫斯科）第 2 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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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389

尊敬的同志们：

[18]92 年 12 月 9 日［千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衷心祝贺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正因为你们长期坚持斗争，所

以你们能够隆重地举办这个美好的庆典。

奥地利境外也有不少人赞赏你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毅精

神。你们的过去也是我们大家未来的保证。

衷心感谢你们的友好邀请，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庆典。

再一次表示祝贺，无产者的庆典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万岁！

永远忠于你们的

写于 1892 年 12 月 9 日

第一次发表于 1978 年 3-4 月

《党史出版》第 2 期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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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390

尊敬的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遗

憾的是，我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我不能不对你们队伍中发生的纠纷391 表示

深深的遗憾。我决不是要进行干预，对于这些问题我不宜出面解决，

而且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我也没有能力解决。我只能表示愿望，希

望在党代表大会上能顺利解决意见分歧和CD消除分裂的危险。

衷心祝愿党代表大会获得成功。

大约写于 1893 年 1 月 2 日或

3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你们的弗·恩·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心 手稿中在这后面有一句话被划掉：＂为匈牙利党留住帕·恩格尔曼同

志这样一个无疑是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编者注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
不久前的行径392

441 

巴黎的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说什么警察当局破获了一个极

其卑鄙的阴谋。据说有几个“俄国虚无主义者”66密谋要把那个温和

的所有俄罗斯人的沙皇和君主CD送上西天；但是警察当局有所戒备，

“谋杀案的凶犯”被抓住了，俄罗斯祖国的慈父得救了。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弄明白，“俄国虚无主义者”之所以荣

膺这样一个称号，只是因为他们同俄国人的关系是虚无的，也就是说

两者毫无关系。这仅仅是一些不幸在彼得堡的慈父沙皇统治下出生

的波兰人；他们非常安静而规矩地居住在巴黎，决没有幼稚到要去搞

暗杀阴谋， 有理智的人现在都知道，干这种事是警察当局的专

长。这些“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波兰姓氏不得不公之于众，单是这一

点就足以表明，连警察当局也觉得暗杀和阴谋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了。警察当局不得不通知它的哈瓦斯通讯社和路透通讯社说，这些

人只是即将被驱逐出法国。

到处都掀起这种叫嚣，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简单。

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者 部长、参

议员、众议员 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巴拿马丑闻393 ：有的是受贿

0 亚历山大三世。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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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的是同谋犯和包庇者。然而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公众对他们

这一方面的握捉活动已经关注太久了。他们想：世人说我们以骗人

勾当败坏了共和国的声誉，这种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现在让他们

看看，我们在政治方面也能使这个共和国威信扫地，我们让他们看

看，在对沙皇卑躬屈节方面，我们能够大大地超过已故的俾斯麦。俄

国公使馆希望了解波兰流亡者的档案，那我们就来证明我们强烈希

望把它所想要的一切都敬献给它，不仅把档案，而且连波兰人也一

道，要是有必要，则把整个法国都敬献给它！

如果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而自取灭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它

的继承者已经等在门外：它的继承者不是保皇派，保皇派虽然又在大

搞阴谋活动，但是他们并不危险；它的继承者将是社会主义者。然而

法国现今的统治者的愚蠢也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他们讨好官方的

俄国，央求它的恩宠，他们婖它的长靴，他们在这帮俄国窃贼面前低

三下四，他们把沙皇奉为法国的真正主宰和法国政治的领导者，

而沙皇自己却处于软弱无能的境地，根本不能给法国以任何实际的

帮助。今年冬季证明，俄国的饥荒265将持续若干年；国内的资源已

枯竭，并且长时期不能恢复，财政状况简直是糟糕透顶。不是法国需

要俄国，恰恰相反，正是俄国没有法国的道义支待就会完全丧失活

力。只要这些法国资产者稍微有点理智，他们无需用金钱和战争就

能够迫使他们的俄国同盟者去做一切。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屈服

于它，并且让自已被利用来满足俄国的国家目的，这一点甚至普鲁士

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394也是没有做过的。可是他们还自以为很

精明；他们没有想到，彼得堡正在嘲笑他们这些蠢人！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一很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这是

亨利四世说过的话，当时他以改信天主教换得了巴黎投降。 La



关千巴黎齐察当J,＇}不久前的行径 . I · 13 

France vaut bicn une Marseillaise—－很伯得为法国妗吹＼＇t赛

曲》，这是亚历山大三世说过的话．当时他在政治l：束手儿策．．1&儿出

路，而悔军上将热尔韦却把法国作献给他395 0 

写于 1893 年 1 月 9 日或 10 日

战于 1893 年 1 月 13 1:1 《前进

报顷第 11 号

原文丿上饱文

中文根据． l }克思恩格斯个 U;

201() 年历史 g hl．．版涫 l 部分

第 32 巷翩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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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396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 德国的

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蛋这样唱道。可是，那里

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美丽的意大利坚持不

懈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巴拿马案件393 的国度

美丽的法兰西，也不亚于敬畏上帝和虔诚信教且有韦耳夫基金397 的

国度 贞洁的 H耳曼尼亚398 0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在托斯卡纳，一家在那

不勒斯，一家在西西里，还有两家在罗马，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行。

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通用的支付手段

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后来一年又一年

地延长，一直延到 1892 年 12 月 31 日，最后，又延长了三个月 到

1893 年 3 月 31 日。

早在 1889 年，由千这种银行特权必须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有

令人不安的流言四处传播，克里斯皮内阁曾经下令调查这些银行的

经营情况。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议员孔西利奥进行的，对罗马

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议员阿尔维西进行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还派

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员比亚吉尼作为专家协助他。孔西利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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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至今一无所闻；而阿尔维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据的副

本，在阿尔维西死后，落到了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得到授权的人的

手中，由此而爆出了意大利人所说的 Panamino，即小巴拿马骗局。

当时克里斯皮内阁一声不响地把阿尔维西的报告搁置起来。阿

尔维西在参议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丑事抖搂出来，但是每

一次都被人堵住了嘴。后来，当曾下令进行调查的大臣米切利为了

使银行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一年而在议会委员会中作了一个大肆美化

罗马银行的报告，并且坚决请求他的朋友阿尔维西不要以揭露来损

害他和国家信贷机关的声誉时，阿尔维西也保持了沉默。不久，克里

斯皮垮台，鲁迪尼上台；后来鲁迪尼垮台，现在执政的乔利蒂内阁上

台。但最终的银行法 其中规定要改组银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

年 仍然没有着落。谁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诱饵。就像在儿童

游戏“火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辗转相传，直到 12
月 21 日，最后一点火星因有人擅自爆料而最终被无情地踩灭了。

还在 1892 年 12 月 6 日，乔利蒂曾授意提出一个关于把银行特权

延长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一些令人不快的流言不胫而走，说在银行

管理中有严重舞弊行为，因此乔利蒂在 12 月 21 日只要求把该法律的

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 3 月 31 日。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议员

科拉扬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宣读了阿尔维西关于罗马银

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吉尼关于他对账本和库存现金进行核查的结果的

专门报告中的若干段落。于是丑事就暴露出来了！非法超额发行的

银行券达 900 万法郎立银行的现金同黄金储备混在一起，这样做虽

0 此处及以下数值的货币单位在恩格斯所参考的文献资料中均为”里
尔”。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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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银行行长和出纳员来说极其便利，但却是银行章程所禁止的；有

价证券全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票据； 179 个特权人物从银行基

金中支取了 7 300 万借款，其中仅 19 个人就支取了 3 350 万。在银

行的债务人中，有借款超过 100 万的银行行长汤隆古和借款 400 万

的银行监事长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等等。科拉扬尼没有提到别

的名字，但他暗示他知道的比说出来的要多，并且要求议会对银行进

行调查。

接着另一位议员加瓦齐宣读了阿尔维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其

中谈到罗马银行给律师、新闻记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额贷款，这些

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钱达 1 200 万，而在已经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内却

没有列入。

在克里斯皮内阁时期下过调查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位上

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内阁首相乔利蒂、克里斯皮和鲁迪

尼也相继跳了起来，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们表现得多么义愤填膺啊！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销员在被人揭

露拿好样品给人订货，却用次品交货的时候，也不会如此义愤填膺。

同一天，议员们在议会出纳处换掉了 5 万法郎以上的罗马银行

的银行券，而银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 1 000 法郎）下跌了 100 法郎。

然而在大臣们发表豪言壮语之后，到傍晚时，证券交易商们又重新振

作起来了。人们以为这桩丑闻已经了结，事情已经过去了。

可是科拉扬尼所说的每一旬话都是真实情况，而且他所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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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怕还不及调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银行行长汤隆古、总出纳员

拉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出于家长般的温情，批准发放了近 900

万的贷款。而且，按照汤隆古的说法，这家银行的管理总的来说体现

了“家长般的温情”- patriarcalmente；家长般的温情到如此程度，

竟然把本来用做工商业优惠贷款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法兑

现的抵押发放出去，有的还是凭不断延期的票据甚至未结算的往来

账户，发放给了那些把工业理解为纯粹投机的人。家长般的温情到

如此程度，竟然渐渐使儿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不少于 150 位本届众

议院议员，成了银行账本上赫然在列的债务人，其中大部分是显然没

有支付能力的人，有的甚至还是纯粹靠借债度日的人。阿尔维西的

报告还附有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议

员阿尔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议员，而且每人借款额

高达 50 万—60 万法郎。在这些人中间，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

界尊敬的人0和本届政府的两位大臣 格里马尔迪和马尔提尼；

格里马尔迪甚至还是银行的法律顾问之一，年薪 25 000 法郎。这已

经够精彩了，但这些都是 1889 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根本称不上

是小巴拿马骗局，而只不过是 Panaminetto，即小小巴拿马骗局。

在科拉扬尼的发言的推动下，诸如此类的事情（其中当然也夹杂

着夸大其词的谣言），就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在公众中流传开来。人们

开始从罗马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内就从存款总数 1 400 

万中提取了 900 万以上），并且对它的银行券持不信任的态度。政府

感到，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多年来一届政府推给另一届政府的事

情——整顿银行和纸币 ，现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 1 月初开始

0 梅·加里波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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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把两家罗马银行和两家托斯卡纳银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贷机构

的谈判，同时内阁发布了关千重新检查银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

构核心的国民银行自然拒绝未经仔细检查就承担罗马银行的一切过

失；因此它设置障碍，讨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信

任变成了恐慌。罗马全市从罗马银行中提取了 100 万以上的存款，

储蓄银行也从那里取出了 50 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罗马银行票面价

值为 1 000 法郎的股票在科拉扬尼发言后跌到 670 法郎， 1 月 15 El 

的牌价只有 504 法郎。在意大利北部，人们开始拒绝接受这家银行

的银行券。

这时又传出了关于对罗马银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结果

的流言輩语。诚然，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偿还了债务： 1 月 13 日

他还了 400 万法郎， 14 日又还了 60 万， 15 日还了余下的 200 万。诚

然，行长汤隆古和出纳员拉扎罗尼为了偿债而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

部交给了银行。诚然，”一位显贵” 《那不勒斯信使报》显然是在

暗指国王0 偿还了大臣格里马尔迪及其家属的银行债款。诚

然，激进立宪派议员福尔蒂斯声称，他是作为银行的法律顾问取得贷

款的。但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更有甚者，有消息说，重新检查的

结果表明，只有权发行 7 000 万银行券的罗马银行，共发行了 13 300 

万银行券；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银行账本上开列了一些虚构的债权

人，在他们名下记了总数达 4 900 万的账；行长汤隆古凭一张 1893

年 1 月 3 El 才开出的普通收据领取了 2 500 万(1 月 21—22 日的《世

纪报》＠）。有人还说，黄金储备虽然没有发生问题，但只是因为：总

0 翁伯托一世。——编者注

@ 《罗马银行丑闻》，载千 1893 年 1 月 21-22 日《世纪报》（米兰）第 9627

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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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员的侄子米凯莱·拉扎罗尼男爵专门为此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

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现款，挪用几天，答应在检查后立即原物归还；不

过，这需要作一番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在此期间已经把罗马银行的

全部基金查封了。此时事情的揭露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150 个议员

的名字被或多或少准确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

三届内阁是知道这件事的，它们为了选举活动，经常把大笔银行现金

交给自己的拥护者使用，它们常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盗用公款的事，

它们完全了解自己对盗用公款所应负的责任，但有意识地加以隐瞒，

因而就默许了继续盗用公款。

与这一切相比，终于在 1 月 19-20 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

发表的比亚吉尼的报告。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马骗局确有

其事。

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银行一道千过欺骗勾当、挥霍

浪费过银行基金 不言而喻是用诚实贷款的方法 的人中间，

一部分人握有公权力，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掌握公权力。一旦刀子架

到他们所有人的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这岂不

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吗？一个共犯者作出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剑

子手的崇高决定。这同法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那里也是鲁维埃、弗

CD 《比亚吉尼关于罗马银行的报告》，载于 1893 年 1 月 19— 20 日《那不

勒斯信使报》第 19 号。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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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凯和弗雷西内之流把莱塞普斯和丰唐这些人牺牲了，而莱塞普斯

和丰唐正是经常被他们及其共谋者“把刀子架到脖子上“（照沙尔·

莱塞普斯的说法），来为他们从巴拿马骗局中椋取政治活动的经费。

同样乔利蒂和格里马尔迪也把自己的挚友汤隆古牺牲了，他们以及

他们的前任曾向汤隆古勒索银行的钱财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

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下一条出路 破产。而当格里马尔迪的

债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

捕汤隆古了。

但是汤隆古是一个饱经世故的意大利老江湖，在骗人行当中

绝不是像曾不得不为雷纳克之流设计巴拿马骗局的沙尔·莱塞普

斯及其他愧偏那样的没有经验的新手。汤隆古是一个笃信宗教的

人，他每天清早 4 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和中间人是他不

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 “小乖乖，你不要使我难为

情”O ， 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做交易。汤隆古同梵蒂

冈的关系很好，据说他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利警察当局鞭

长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

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这种文件他是不愿仓促地

托付给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小巴拿马案件中的情形也同法

国在巴拿马案件中的情形一样，人们非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

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证明文件，而是为了使证明文件完全

消失。所以汤隆古认为，为安全起见，这种能对他起保护作用和揭

露事实真相的文件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预审法官手里，而只能保

存在梵蒂冈。

0 这里套用了海涅《（还乡曲〉补遗》中的两旬诗。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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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着上面的说吧。内阁同国民银行达成了协议，后者根据协

议承担罗马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且负责将每张票面价值为

1 000 法郎的股票按 450 法郎付款给股东；内阁认为，这样一来那些

欠银行钱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就不会被公之于众了。这样的协议一达

成，可敬的汤隆古就遭殃了 也就是说，领略到在资产阶级政治中

屡见不鲜的忘恩负义。从 1 月 16 H 傍晚起，他的家门口就布置了岗

哨； 1 月 19 日，他和总出纳员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来说，这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

《议会报》的一个编辑说过：

“他们会把我关起来，但是希望他们明自，他们打错了算盘……如果想要我

为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那么我就不得不把丑事揭出来…… 他们不是想毁掉

我吗？届时我要公开那些曾经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字。我一再

说这些钱我不能给，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钱是必需的 (occorrono) 。而且我

有证据……总是这样；我越是为他们效劳，他们越是往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

我垮台了，那么跟我做伴的大有人在。”。

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千 1 月

25 日被带往雷季纳·切利监狱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员说道：＂我

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权利。”他对他的家属说道：”他们希望我死在

监狱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屉来为自己报仇。”@）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讯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马案件中的经理们

O 载有汤隆古这次谈话的《议会报》已经找不到了，不过 1893 年 1 月

21~22 日《晚邮报》C米兰）第 21 号有关报道也转述了这次谈话。

编者注

@ 《汤隆古被押送至监狱》，载于 1893 年 1 月 25 — 26 日《晚邮报》第 25

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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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百依百顺，不用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

用沉默来乞求宽大判决。虽然汤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报纸说他是

一个瘦骨鳞呴的高个子，是“一名七十高龄的真正的胸甲骑兵”0；他

过去的一切证明，他懂得：只有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顽强的反抗才能救

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名的金匣子将会从梵蒂冈搬到法庭，里

面的东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请看好戏！

然而就在 1 月 25 日那一天，议会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

也闹开了。乔利蒂只能对他的 150 名议员高声叫喊鲁维埃曾对自己

的 104 名议员高声叫喊过的话：要是我们不拿这些钱，你们就不可能

坐在这里开会！也确实如此。克里斯皮和鲁迪尼所能说的也只有这

些了。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揭露 不

仅在议会中，而且在法庭上。399小巴拿马案件也同巴拿马案件一样，

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这一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巴拿马案件和小巴拿马案件以及韦

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治，不论是各资产阶级政党

之间的愉快争吵，还是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冲击的联合抵抗，不花费大

笔金钱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金钱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说明的目的；由

于资产者先生们的吝啬，政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不可告人的

目的而用不可告人的方式去谋取资金。想必深谙此道的俾斯麦曾经

说过：＂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就从哪里取用。心）至于“我们在哪里找到

CD 《罗马银行的破产》，载于 1893 年 1 月 22 — 23 日《世纪报》（米兰）第

9628 号。——编者注

@ 参看《根据 1863 年 11 月 1 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省议会两院的辩论速记

记录。第二议院》1864 年柏林版第 3 卷第 533 页及第 2 卷第 811 页。

-—编者注



钱“，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大约写于 1893 年 1 月 22-

29 日

载于 1893 年 2 月 1 、 2 和 3 日

《前进报》第 27 、 28 和 29 号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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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年五一节致

奥地利工人400

奥地利的同志要我在他们的五一节报纸上给他们写几句话。我

能向他们说些什么呢？应当怎样庆祝五一节，他们比我知道得更清

楚。他们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 1890 年起，奥地利工人每年

都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兄弟们表明：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五

一节意味着什么。他们做到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同样做到，甚至也无

法效仿。

的确，五一节在奥地利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重大得多的意

义。在德国， 1890 年可以举出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这是一次

对德国工人阶级战斗力蜇的大检阅，“在它面前，任何五一庆祝活动

都要显得逊色。在法国， 1892 年 5 月 1 H 恰逢在普选权基础上举行

市镇选举，这次选举也给工人带来巨大胜利401 ；在那里， 5 月 1 日这

一天人们得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工作，而不是举行庆祝活动。可是在

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至于工人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利

等情况，从政府参事查普卡男爵先生在帝国议会回答质询时所作的

说明402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当奥地利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丝

不苟地坚持举行五一庆祝活动时，他们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是正确

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这一节日主要是国际的事务；因此也



1893 年五一节致奥地利工人 455 

可能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节日要退居次要地位。对于奥地利

人来说，它不仅是国际的事务，而且也是，也许还主要是国内的事务；

因此在他们那里，它无条件地始终居于首要地位。

但愿今年的五一节也像以往那样过得有声有色。

大约写于 1893 年 1 月 30 日—

2 月 12 日之间

载千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庆

祝 1893 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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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大利读者403

《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 1848 年 3 月 18 日这个

H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404 ，其中

一个处于欧洲也大陆中心，另一个处千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

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

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

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 1848 年 3 月 18 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

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 1848— 1871 年期

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

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 1848 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

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289 0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

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

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

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

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

0 本文的法文草稿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没有“欧洲”一词。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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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

利、德国、奥地利趴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千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

1848 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 意

大利、德国、匈牙利 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 1848 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

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 45 年来，资

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

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 正如《宣言》

所说 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

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

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 1848 年以前的

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

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 1848 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

到今日的这 45 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

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

产阶级胜利的吉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吉兆

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

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

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

0 在草稿中，此处加有＂匈牙利”。-编者注

@ 在草稿中，此处加有“欧洲”。一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宣言》“，而是＂《共产主义宣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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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

诗人。现在也如 1300 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

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写千 1893 年 1 月 31 H-2 月

l H 

载于 1893 年在米兰出版的意

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弗·恩格斯

1893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笫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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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汁｝1| 能否裁军？405

写于 1893 年 2 月 13 日—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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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里重印的儿篇文章曾于 1893 年 3 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

案406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 H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

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除非常备军及时改组为以

全民武装为基础的民兵，否则，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因为军费重

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对目前的各国政府来说和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

暂且只提出那种任何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

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

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么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

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旬话，军队与其说要用来防御国外的

敌人，不如说要用来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现役期（这是我

的中心论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

装的最简捷的途径。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随签订协议的政府

的性质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而且现在的情况是再好也没有

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最多两年的现役期作为起点，那么再过几

年也许就可以选择短得多的期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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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对全体青年男子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

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说明：绝对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议的民兵制

度和现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一谈。

弗·恩格斯

1893 年 3 月 28 日千伦敦



整个欧洲以空前规模扩军备战，已经有 25 年了。每一个大国都

力求在军力和战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都竭尽全

力要压倒对方。恰好在此刻，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

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巨大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裁军

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大量兵员和缴纳巨

额赋税义务的各阶层民众都在呼吁裁军。而且各国扩军备战都已经

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有的国家是新兵不足，有的国家是缺钱，也有

的国家二者兼而有之。要想走出这个死胡同，除了进行前所未有的

毁灭性战争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我敢断言：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

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之后，配备有预备军和后备军的普遍

义务兵役制407 甚至就是在当时畸形的普鲁士形式下 相对

于可以找人代服兵役的征兵制408 的优越性，最终得到了证实。大陆

各国都采取了这种制度409 ，并对它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这件事情

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坏处。基干兵员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

其性质来说，比起根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

易－拿破仑的军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由于阿尔萨斯一洛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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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使得法兰克福和约75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蒂

尔西特和约36对普鲁士那样。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军备

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军的服役期限。法国给地方部队配备了由年龄

较大的人组成的预备军；德国则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甚至恢复了非

常国民军。410这样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直至达到自然的年龄极限，

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招兵员额，并相应地建立新的教官队伍；但是在这方

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而在法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极

限。最近儿年来，在法国军队中应征入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

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负起兵役重担的青年。曾经观看过 1891 年在

香棕举行的大演习的英国军官完全承认，有时甚至是带着赞叹的口

吻承认，当前法国军队的战斗素质很高，他们在这方面持论公允，但

他们一致指出，有太多青年士兵在行军和战术演习中掉队。在德国，

诚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备人员完全用光，但新的军事法草案

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一旬话，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接近能

力的极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现代化的、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一个

具备服役条件的男子在他可以服役的整个年龄段内都要为国防出

力。而在 1870 年以来各国军队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出的唯一革命

性的变化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象中实现的这个

要求，各国政府现已不得不 常常是违反意愿地 越来越多地

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对于服役年限，还是对于所有具备服役条

件的青年都要服兵役，现在都不会有人反对了，至少在德国是这样，

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反对，相反，也只有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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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完全付诸实施。

因此，要满足栽军需要，就只剩下一个着力点了，这就是现役期。

其实，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德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

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我认为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

是有个条件，即一旦大家确认这个期限有可能缩短，就要立刻缩短，

并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标。我坚持认为，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出

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即使

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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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国

的军队。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军队

来说，现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内是战局初期衡量它们在各种战争

环境中的战斗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别是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的情

况下更是如此。 1870 年，我们的战士们充分领教了长期服役的帝国

步兵刺刀冲锋的法兰西狂暴411 ，以及沃尔特和色当城下骑兵冲锋的

威力；而在施皮歇恩城下，他们同样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们甚

至用数量处于劣势的兵力就能把对方同样装备的步兵赶出设防坚固

的阵地。412所以一般来说应当承认：在随着民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

限度内，现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队的一般战斗能力·

特别是他们的进攻能力。

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最长现役期，那么各国军队的战斗能

力的对比关系将保持大致和现在一样。一国军队在它的直接作战能

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军队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现在不

可能突然袭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现役

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现在为止还是无足轻重的；

而在服役期缩短的情况下，正如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国

的军队各自如何利用协议所规定的服役期。而且，这两国军队的人

数之比将与两国居民的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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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真正实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

人的百分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军队人数的标

尺。那时就不会有像 1813 年普鲁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413 ；这种

便宜事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规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各

国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些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话

可说的，因为，由于缺钱，各国都不得不对一部分新兵只＂匆忙地”训练

几个月。这样就不得不限于最主要的东西，而把大量传统的繁文缗节

抛在一边，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把一个体格健全的青年人变成一个

士兵所需要的时间是那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谈到，这一点

如何让训练德国补充兵的军官们感到惊异。414在奥地利军队中，许多

军官断言，服役期和德国的补充兵几乎相同的后备军，优于常备军。这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后备军中没有常备军中浪费在传统的、因而被奉

为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时间，正因为如此，时间也就不会被白白浪费。

1888 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术性的战斗队形仅仅局限于必要

的方面。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奥地利人从 1859 年起就已经推行

在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的操练；黑森—达姆施塔特人几

乎同时组建了由四个连纵队简单合成的各种营纵队，而在 1866 年

后，他们在普鲁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合理的队形。415 在其

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被神圣化、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

仪式；而我对此是绝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因为在 1870 年的战争

以后，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于现代作战方法的连和营的

密集队形和运动的示意图仇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未来国

0 恩格斯提到的这个示意图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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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416 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

盛行于普鲁士军队中的死板的军事操练，使得已经明令废除了的那

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又通过大检阅的后门恢复了。校场操练作为对抗

自由放任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真正的纪律的唯一手段

等等，等等，忽然间成为完全必要的了。这无非是说，秩序和纪律只

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废除

“正步法”这一项就可以腾出许多个星期来做合理的操练，更何况到

那时外国军官再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阅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给士

兵的技能－——如果他们还没有掌握这种技能的话 是整整站两个

小时的岗而决不想任何事情，似乎这样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

别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营区警戒勤务

训练条例之下，在有各种治安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经失去了任

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二十的服役期来做军

事训练，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连

队中的勤杂人员、军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也有一些东西是可以

改变的。

那么，骑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骑兵不是需要较长的服役期

吗？ 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骑马、又不会照料马匹的新兵，服役期

当然是长些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事情可做。假如马匹饲料

定量不是定得这样少 要知道，现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专门把马

匹喂肥，以使它们达到正常的体力标准！ 假如在每一个骑兵连

中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额外的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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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一句话，假如认真地设法精练重要的东西，去掉多余的东西，以

此来弥补服役期缩短的不足，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事情也可

以进行得很顺利。至于说到预备军马的训练，现在人们经常以此作

为论据，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绝对必要性，那么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

方法和途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骑兵中志

愿兵或超期服役军人服役三年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们在预备队

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补偿，否则这是不能实现的。

如果去听军事权威的意见，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们看

来，这一切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么也改变

不了。但是我已经看了 50 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吹捧为神圣不

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扔进垃圾堆，而且做这些事的都是同一

批权威；此外，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

支军队里却被认为毫无用处；我曾屡次看到，最久经考验而又备受赞

扬的习惯和组织，在敌人面前却被证实是荒谬的东西；最后，我还经

常看到，每一支军队都有其因袭下来的特殊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为

下级官员、普通士兵和群众而定的，是由高级官员来维护的，但是只

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一到战场就会完全化

为乌有， 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所以我要

奉劝大家，绝对不要相信军队方面的“专业意见”。



这是多么奇特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官正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内大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

领域。在我当年在库普弗格拉本使用过的六磅滑膛炮或七磅榴弹

炮4“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大口径滑膛枪和现在的后

装五毫米弹仓枪之间，似乎相隔有儿百年之久；而这还并非是终点，

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做

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

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对无法预测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

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越来越

多地考虑这种无法预测的因素。

40 年前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 300 步；在这个距离上一

个战士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经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有的射

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 1 500-1 800 步的

距离上就已经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 600 —

1 000步，火炮的有效射程最远是 3 000 —4 000 步。而新的、还没有

经过战斗考验的小口径步枪的射程却接近千火炮，这种步枪射出的

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 3 到 5 倍；因此，一个装备弹仓枪的排现在在火

力方面等千以前的一个连；诚然，火炮的有效射程不能说有同样的提

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现在却装有威力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不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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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将不得不经受这种威力的是谁，是射击手还

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军事这样越来越快地不断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我们要

面对的却是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

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0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

技艺，并把条例奉为神明，按照条例，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

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这些权威直到现在甚至还不敢要

求去除士兵制服上的发光钮扣和金属镶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

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前挂着宽宽的红带子的枪骑兵和虽然没

有胸甲 ，总算没有了！ 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骑兵送进枪

林弹雨，他们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还是拿那些虽然极其庸俗、但却

因此越发受到尊崇的带穗肩章，而不是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

做祖国祭坛上的牺牲要好些。

我认为，无论是对德国人民来说，或者甚至是对德国军队来说，

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彰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

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朝气蓬勃、勇敢无畏的

人物，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这种人物不够多，断言

渴望摆脱在 20 年和平时期内又盛行起来的陈规陋习和死板的军事

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是在这些人鼓

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信念以前，我们这些局外人

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们在军事方面也

学会了一些东西。

此外，我在上文试图证明，如果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

0 弗里德里希二世。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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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而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那么，所有兵种现在

就可以实行为期两年的服役期。但是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说明：不应

当安千两年。其实问题在于，关于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两年服役期的

提议只是进一步逐渐缩短服役期的第一步 比如说，首先缩短到

18 个月（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然后缩短到一年，然后……？未来

的国家、真正的民兵制度就从这里开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事情

真正开始的时候再来详细论述。

主要的问题在于开始这件事。只要睁眼看看事实，看到缩短服

役期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保持欧洲和平都是必要的，那么最直接

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军事训练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对青年的教育上来。

当我流亡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莱茵的时候418 ，我感到惊异而高兴

的是，在各地农村学校的操场上都看到了双杠和单杠。这很好，但遗

憾的是，仅止于此。这些器械是按照规定以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添置

起来的，但是这些器械的利用情况常常是不好的。这些器械没有派

上应有的用场，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没有派上用

场。终于认真地利用这些器械，难道是要求过高吗？在各年级学生

的四肢还很柔韧灵活的时候，有计划地认真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

械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 20 岁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他们出一头

汗，自己也出一头汗），白费气力地企图使他们因工作而变硬了的骨

骼、肌肉和韧带恢复以前的灵活性和柔韧性，难道是要求过高吗？任

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劳动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畸形，

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

影响各不相同，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畸形。先使

人们变成畸形，然后在服兵役时又竭力使他们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

这难道不是发疯吗？如果在中小学以及业余进修学校中及时预防这



475 

种畸形现象，士兵的素质就会提高两倍，难道这样的认识高度是官员

们所不能达到的吗？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军事密集队形的

构成和运动。中小学生天生就站得直，走得正，特别是如果他们有体

育课的话；而我们的新兵是什么站相，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站立和

行走时姿势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兵役时都看到

了的。以排和连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练会，其容易

程度是在军队中闻所未闻的。有些在新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

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对中小学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

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转弯时保持间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来说

很难做到，但中小学生只要系统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学

会。如果在夏季有充分的时间用于野外行军和训练，那么这无论对

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或是对军事财政（它将因此省下整整几个月服

役时间的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远足尤其适宜用来教会中

小学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学生

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专门的军事训

练， 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鲁士军官）在他

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现代军事很复杂的情

况下，不预先对青年人进行军事训练，就根本不要想向民兵制度过

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鲁士的心弦。普鲁士国家最重要的

问题是：如何安置退役的军士？到现在为止是用他们去当宪兵、边防

军看门人、抄写员、各种文官；在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中，直至不起眼

的角落，到处都要安插有权任文职的军士。总之，你们千方百计地给

军士们安排职位；你们固执地把他们放在他们不适合的岗位上，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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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做他们一窍不通的工作；难道现在还不该把他们用在那个他们

多少懂点行并且能做出一些成绩的领域吗？让他们去做教员，但是，

不是让他们去教读、写、算，而是去教体育和队列训练，这对他们和学

生都是有益的。而且，军士们一旦脱离了隐秘的兵营而置身于众目

揆揆的学校操场，并且不是受军事法庭的管辖，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

的管辖，那时，我敢打赌，即使过去最恶毒地折磨士兵的军士，我们的

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年学生也会教他们改邪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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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面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通过国际协议普遍而均衡地逐步缩

短服役期限，这样的建议是否有可能被接受。我们暂且假定这个建

议已经被接受了。那么，这个建议能否由一纸空文变成现实呢？各

方面是否会诚实地执行这个建议呢？

总的说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一种值得花力气去做的

规避协议的做法都是隐瞒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民自己也会

监督协议的实施情况。如果让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限继续服役，那

么谁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就各个国家而言，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

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样的协议，把它当做一种解救的措

施，而乐千一丝不苟地遵守协议。关于俄国，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谈

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无疑是具有决定意

义的国家。

法国一旦签署并且批准协议，那么毫无疑问，它总的说来应该是

会遵守这个协议的。但是我们承认，有产阶级和还没有接受社会主

义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复仇派暂时占了上风，并且可能直接地或

以诡辩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协议的条款。不过，这样的破坏永远不

会有多大意义，否则巴黎就宁可宣布废除协议了。而德国处千有利

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欺诈宽宏大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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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尽管法国作出种种值得称道的努力，力求使 1870 年的失败不会

重演，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更多得多的优越

性。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的优势，现在已经达到 1 200 多万，而且

差距还在逐年扩大。第二，在普鲁士，现在的军事制度已经存在 70

多年，居民已经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在许多次动员中经过

仔细的检验，在这方面出现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

经受到实践的考验并且已经知道得很清楚， 德意志其余各邦的

军队也都具有这些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试行第一次总动员，

而且是在一个就此而言要错综复杂得多的组织中来试行。第三，在

法国，实行志愿兵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419 ，遇到了不可

克服的障碍；服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服役一年的士兵从军队

中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说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许的

政治制度的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从政治

方面看是缺点的东西，从军事方面看却成了优点。毫无疑问，从人口

比例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样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

和高等学校的教育，而志愿兵服役一年的制度，无论它多么不民主，

政治上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给了军事指挥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用

来对大多数已经受过充分的通识教育的青年人再进行以培养军官为

目的的军事训练。 1866 年的战争“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

那时起，特别是从 1871 年起，德国军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殊

的、差不多是过度的关照。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军官中有不少人

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拿这些军官同

他们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较，那么，这些军官总体上在军事方面还

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预备军和后备军中，受过军官训练

的人的百分比，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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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军官充裕的独特优势，所以德国在动员时期就能比任

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地编组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训练的军队。

根据李希特尔的说法（见 1892 年 11 月 26 日《自由思想报》们，

据我所知，无论是帝国国会或是军事委员会都没有否定这种说

法， 每 1 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 1 个机动的预备团、2 个

后备营和 2 个补充营。这样一来，每 3 个营就可以提供 10 个营，换

句话说，和平时期组成 173 个团的 519 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 1 730 

个营，猎兵和射击手还不算在内。而且这一切可以在任何其他国家

都难以企及的短时间内完成。

一位法国的后备军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军官的数量要少得多；

可是要为根据正式公告建立的新部队配备干部应当是够了。这位军

官还承认，这些军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编成的成问题的部

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说的德国所能提供的军队。而且，法国所能

提供的军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感到缺少军官。

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现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德国拥有无穷无尽的

军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协议规定的期限

而把士兵的训练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吗？

0 《老一套的诡计汃载于 1892 年 11 月 26 H 《自由思想报》（柏林）第 278

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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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在我们来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

国是否遵守关于均衡地逐步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关紧要，就

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

看，实际上我们儿乎可以根本不用考虑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 1 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

但是它所拥有的军事进攻力量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德国的

5 000 万人口集中在 5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我们从军事上加以

考虑的最多 9 000 万至 1 亿的俄国人口，根据保守的统计，散居在

3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德国人因为人口密度大得多而取得的优

势，还由于他们拥有尤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

长时期中 1 亿人能比 5 000 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

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终究

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新兵，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

非常糟。在俄国，只有贵族和城市居民有望成为军官；但是贵族比较

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

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

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合适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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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8

第一，要把一个普通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的成败是由步

兵以密集队形进攻来决定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们的

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村是仍处于

半共产主义的公社65 ，在城市是劳动组合420 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

是连环保，即伙伴之间互相担保；一句话，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

一方面，团结协作则万事大吉，另一方面，单打独斗则孤立无助。俄

国人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儿乎是

坚不可摧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

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补偿了俄国士兵的不

少欠缺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显而易见的危险。现在密集的人

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线之间的

协同作战，因为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挥又常常迅速

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

独立行动，随机应变，同时保持同整个部队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

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合群本能，而只有通过发展每一个人的智

力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所达到的那种“个人主

义“高度发展的文明阶段，我们才能看到实现这种协同作战的先决条

件。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最大优点

的这种特质变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

把一个俄国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

时间，而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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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么俄国又如何能做

到呢？在俄国，只有有文化的居民才能被培养为胜任的军官，这部分

居民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但是，俄国的士兵，甚至是受过

训练的士兵，却需要比任何别国的军队都更多的军官。

第三，大家知道，在俄国，官吏贪污和盗窃成性，而且往往军官也

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一有战争就立

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

纸空文。当归休的预备役军人和民军CD（后备军）归队，需要供给他

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员时不

是一切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

混乱。但是，如果一切都要通过惯千盗窃和贪污的俄国官吏芷之手，

那又怎么能够一切顺利呢？在俄国进行动员 这将是一场滑

稽剧。

总之：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人征集沙皇所

需的任意数量的士兵，让他们服随便多长时间的现役。但是，他未必

能征集到比目前的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必能及时做到这

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科夫诺到卡缅涅茨的全部边

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处于自己境内的充满敌意的地区，陷入波兰人

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

只要俄国打几次败仗，战场就会从魏克瑟尔河转移到德维纳河和第

聂伯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与德军结盟

0 原文为“Opoltschenie气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 编者注

@ 原文为“Tschinowniks“，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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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兰军队；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

的波兰，那么这也将是它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纯军事方面的状况，我们看到，在

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而且，只要我

们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

显了。



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儿乎是绝望的。 1861 年的农民解放302 以

及与之有关的 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

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向

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一过

程目前主要是破坏性的。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债券提供的补偿，这些债券在

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此事完结之后，新的铁路为他

们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让人砍伐林木出卖，在

卖得的钱还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奢华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经形成

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耕种的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差；无

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的庄

园在产出上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占用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

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们失去

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要由本人用

现金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 也是用现金 分期支付利息和偿

还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wykup) ；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

经济状况全面恶化外，又加上突然强制性地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

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果，农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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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思是吃

公社的人）和 kulaki（高利贷者）变本加厉的剥削。而且所有这些好

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新的大工业，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破产。

大工业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工业

生产，而且还夺去了他们用于出售手工制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

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劳动依附于资本家“包销商“，要么更坏，依附于

资本家包销商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古老的共产主

义公社制度，突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已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

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必然无可挽

回地走向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九，因

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 至少暂时是 俄国的破产。。

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延续了 20 年之后，其他一些后果也显现出

来。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

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严重的水灾；但到

夏天河流却水量很少，土地千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

位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谷物的根系就由千接触不到水分而

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贫痔了，

这种土地贫痔的状况至少要延续一代人之久。

1891 年的饥荒265使这一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

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 1891 年起俄国始

终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毁掉了农民大部分最后的和最重

要的生产资料 牲畜，并使他们债台高筑，而高额债务必然要摧毁

0 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新时代》杂志 1891— 1892 年第 19 期上发

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421 中已经谈到了。



486 欧洲能否裁军？

他们最后的承受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走投无路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

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借

债度 H ，国家尤其要靠借债度日。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钱是众所周

知的：超过 40 亿马克。它在国内借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第一，因为

人们既不知道它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纸币的数目；

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了。 40 亿马克的俄国国家债券已经使

西欧的金融市场完全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

“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

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的情况就说明

了这一点；总数 5 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 3 亿，其余 2 亿，俄国财政大

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收回。301 这证明，在

最近时期内，要发行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没有取得成功的任

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有人说这个国家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

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

们自己不这么愚蠢，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

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法国，沙

皇CD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

方和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

到它所想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

0 亚历山大三世。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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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躬屈节。

由千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出口巳经遭到了破坏。

现在主要的出口项目只剩下黑麦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

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现在的沙皇和大资产阶

级的官方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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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们对我们的邻邦、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敌人已经批评得够多了。

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虐待士兵现象被一劳永逸地彻底

根除，那么逐步缩短服役期对于军队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虐待

士兵现象近年来呈蔓延之势，在军中已习以为常，远远超过了人们愿

意承认的程度。

这种虐待士兵现象是死板的军事操练和校场操练的对应物；普

鲁士军队只要得到一段和平时期，就会在军中普遍推行这两种操练，

而虐待士兵现象又从普鲁士人那里传给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等等。

虐待士兵是真正的“旧普鲁士”时代422 的遗产，那时士兵不是招募来

的流浪汉，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不得不毫无怨言地忍受容克军官们

的一切虐待和侮辱。尤其是那些没落的贵族穷光蛋和寄生虫，他们

在易北河以东地区为数不少，现在还在充当虐待士兵的恶棍，在这方

面只有喜欢硬充容克的虚荣的资产阶级子弟才能与他们比肩。

折磨士兵的行为在普鲁士军队中从来没有完全消除。但是以前

它比较少见，比较轻微，有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是后来，一方面

需要教给士兵越来越多的科目，另一方面又没有想到把过时了的、失

去任何意义的战术练习这些无用的废物抛弃掉，从那时候起，军士就

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多得到默许的权力，可以采用只要他认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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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训练方法；同时，军士受命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样或那样的东

西教给自己班里的士兵，并且效果要令人满意，这也间接地迫使他采

取强制手段。加之士兵的申诉权纯粹是一个笑话，常见的旧普鲁士

方法在士兵顺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因

为我确信，在西部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最大城市居民的团队中，虐待

士兵现象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组成的团队中要少

得多。

从前有过一种 至少是实际上的 对等回应。在使用前装

滑膛枪的情况下，演习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块小石子放入枪管，使

它落到空包弹上，因此常见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由于疏忽大意而被

击毙。有时也出错；我知道有一个科隆青年，在 1849 年就是这样死

千别人本想射向他的长官的子弹。而现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的

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那么难以觉察了；军队中自杀事件

的统计数字423 因此成为虐待士兵现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一

旦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实弹，自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旧的做法是

否又会死灰复燃，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这种情况就时有发生；要知

道，这对取胜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CD

英国军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赞扬 1891 年在香嫔演习时法国

军队中官兵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军队中根本不可能产生

0 文章在 1893 年 3 月 9 日《前进报》第 58 号连载时删掉了这一段文字，

代之以下列按语：＂（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从前受虐士兵的走投无路所

常常引发的后果。尽管他的叙述是客观的，但我们没有登载出来，因

为我们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它常常从客观转述事实的警世之言中

读出试图引起这种事实再度发生的意图。 编辑部）“在后来的单

行本中恢复了这段话，删掉了编辑部的按语。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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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报刊上所经常披露的我们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现象。还在法国大革

命以前，想在法国军队中效法普鲁士采用杖刑的企图就遭到了失败。

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213 的最糟糕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长

官敢把我们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些做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法国

士兵。而现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哪一

个法国军士敢命令士兵们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如果

法国士兵听到或读到，自己未来的敌人逆来顺受地让人侮辱的种种

情况，他们一定会十分鄙视这些敌人。而设法使每个法国兵营中的

士兵都读到和听到这种情况， 这是一定会有人去干的。

现在在法国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之

间的关系，正是 1813— 1815 年在普鲁士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且

曾经两度使我们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们现在

却反而日益接近 1806 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士兵

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 这一切把普鲁士军队引到了耶拿42丸当了法国的俘虏。

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人们有如此之多的高谈阔论！

可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统地消灭

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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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们在前文假定，均衡地逐步缩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

兵制度的建议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

接受。

我们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提出了这个建

议。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

己也许还要缩减得更短。在奥地利军队中，人们似乎比在德国军

队中更坦率得多地谈论正在部分部队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

果。许多奥地利军官直率地说，只服役儿个月的后备军是一支优

于常备军的部队；至少有一件事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有人肯定地告

诉我，后备军的一个营在 24 小时内就可以做好战斗准备，而常备

军的一个营则需要儿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军中人们害怕

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规旧套，而在后备军中一切组织

都是新建立的，人们反而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规旧套。无论如

何，在奥地利，无论人民或政府都渴望减轻军事负担，而他们本

身的经验就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缩短服役

期限。

意大利也会举双手接受这个建议。它正被军事预算的重担拖得

筋疲力竭，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缩短最长服役期

在这里也是最简捷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同盟425要么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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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们建议的措施。

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提

出这个建议，那么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议，它

丝毫不会使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事状况恶化。相反，它将有可

能改善这种状况。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不过 20 年，这在某些方

面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中也包含着优点，即一

切还都是新的，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

度，可以很容易地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见的顽强

反抗。所有的军队在打了几场大败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

所以，在法国，更好地利用协议中所规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其他

国家都要来得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军队一样处于彻底变革的

状态，所以法国也能比任何其他国家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

年的一般体育训练和专门军事训练。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力

量比起德国来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

义的潮流 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

蠢 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议的政府，尤其是当这

种建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假定，法国将拒绝这个建议。

那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们

不应忘记，俾斯麦的 27 年统治使德国理所当然地受到各个国家的憎

恨。吞并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不遵守以致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

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426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75 ，以卑鄙

的手段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427, 所有这些都和实现“国家统一”

毫无关系。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图别国领土的坏名声；德国沙文

主义资产者抛弃了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可是仍然企图用一切手段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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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般地统一”从埃奇河到梅梅尔河”0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

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佛兰德、瑞士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所谓

“德意志“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德国沙文主义者诚心诚意地帮助

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直

的德国人”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

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目前的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国决

定提出我们的建议，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会以不容置疑的

方式作为和平的捍卫者出现。它会宣布自己准备率先进行裁军，而

这样做对曾经发出扩军备战信号的国家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不信任

一定会变为信任，厌恶一定会变为同情。不仅三国同盟是和平同盟

这个套语终将成为现实，而且现在仅仅虚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

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

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抵消在我们的建议中还可能

会被挑剔出来的军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它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处

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 他们是一股最为强大

的势力 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如

果有朝－ H 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只要它稍有理智就会

明白，它所面临的形势绝对不允许它发动战争。不管法国如何表现，

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的一方。这样

它就不仅会遭到各个小国的反对，遭到英国的反对，而且它甚至没有

把握取得俄国的援助，哪怕是取得俄国的这样一种传统援助，即俄国

0 这是套用霍·冯·法勒斯莱本的《德国人之歌》中的一句话。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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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挑咬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又背弃它们。

我们不要忘记，下一次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

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如同与俄国被敌国领土隔开的法国一样，都

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而海路是由英

国绝对控制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舰队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

方就会挨饿，粮食补给就会被切断；这将是规模大大扩大了的巴黎饥

僅428,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自由党4 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

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莱斯顿本人又是俄国人的朋友。

如果爆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在上述形势下，甚

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果

德国提出我们的建议，并遭到法国的拒绝，那么德国就不仅会克服英

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绪，保证自已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还几乎

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加入德国的敌人一方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议。那时由于不断扩充军备而引起的战争危

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建议的

倡议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议。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恶化，

而使德国的处境好转，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争，而且它可

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们才会成为它的真正的盟

国）一起自主地逐步缩短服役期限，并为实施民兵制度做好准备。

是鼓足勇气迈出可以摆脱困境的这一步呢？还是坐等法国最终

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获得荣誉呢？



1893 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429

今天如果我不对德国工人。谈谈在英国这里即将举行的、正是

在今年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一节活动，那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

可谈呢？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亨利希·海涅笔下的那个＂虔

诚的育儿所”仇那么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再是温顺的德国讲坛社会

主义者337 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再是顺从的工联和合法进步派不

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

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149 时代以失

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现在

无疑地已经重新行动起来了。这里现存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

CD 手稿中没有“对德国工人”这几个字，而且手稿中此旬之前原有下面一
段话没有登出（可能是在眷抄时略去，也可能是在发表时由于情况改

变而删掉）：“当我要把这封信寄给准备出五一节专刊的德国报纸的时

候，在柏林，军事法草案406危机爆发在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

草案被否决，帝国国会就会被解散，那时选举运动将会压倒和盖过五

一节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固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断

定，人们所渴望的妥协还是会取得，帝国国会的寿命可以再延长两年。

但是，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足以改变这一切。既然德国工人的五一

节将在什么情况下来庆祝还不得而知，那么，关于他们的五一节我能

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编者注

@ 见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一诗。－—－编者注



496 1893 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强大

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声称饥英国工人不是想消灭

雇佣劳动制度，而只是想对它加以“改良＂。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工人群众已经觉醒，越来越认识到，他们要想得救，与其靠同个别企

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靠工人阶级组

成自己的政党，首先争得政治权利仇争得议会。这在 1892 年大选

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们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中把自己的三名候

选人©送进了议会，而且还在 20 多个选区里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

了他们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强大力量。这就使工人们的自信心空前
地加强了。＠

在英国，即使目前选举权受到限制，工人也至少在 150 个选区里

占了绝对©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草案430 获得通过，他们

就将在 200 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

票现在就已经能决定选举的结果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

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

反他们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识的觉醒也表现于今年五一节的筹备工作。协商第一次

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吵和无谓的竞争，大家同心协力，积极热情。

CD 手稿中此处加有“他们的话实际上不无道理”。——编者注
@ 在手稿中不是＂争得政治权利“，而是＂争得政治权力”。一一编者注

@ 詹·基·哈第、约·白恩士和约·哈·威尔逊。一—编者注

@ 手稿中这里还有一句话没有登出：“现在儿乎任何一场补选，能否胜出

都取决千工人如何投票。自由党失去了两个议席，因为他们不重视工

人。教训是深刻的。” 编者注

@ 手稿中没有“绝对“一词。一一编者注



1893 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497 

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千社会主义者，这个庆祝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

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写于 1893 年 3 月 13 日

载千 1893 年 4 月底前进报社

出版的专刊《五一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 年 3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手稿中不是“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而是“无可争辩地

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编者注



498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431

回忆 1848 年的一件往事

当时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432会晤布拉格书商博罗施，他是奥

地利国民议会中波希米亚德意志党团的领袖。博罗施痛心地诉说了

波希米亚的民族纠纷以及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

敌视。马克思问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博罗

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

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团结在一起了。”

波希米亚这两个民族的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现在他

们理解到了：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统治时

期才有的，民族纠纷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统治服务的，捷克工人和德

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一

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阶级就其内在本性来说

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写于 1893 年 4 月 8 日

载于 1893 年 4 月底在布拉格

出版的专刊《 1893 年五一节》

弗·恩·

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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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433

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要推翻时间顺序。至少在

西班牙，同任何历法相反， 5 月 1 日是跟在 5 月 2 El 后面的。过去西

班牙工人纪念 5 月 2 日 434 ，而现在他们庆祝这个月的 1 日。

从 5 月 2 El 到 5 月 1 日， 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实

际上， 1808 年 5 月 2 日发生过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另

一方面是马德里的人民卫从表面上看这很简单。实际上情况错综

复杂。为了反对外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暴政，西班牙人民必须同时

反对法国革命心为了重新争得本国的独立，同一个西班牙人民不得

不恢复贵族和僧侣所支持的狂热的自痴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独裁。

意大利、德国、甚至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意大利和德国只

有把自己交给君主的、封建的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任其摆布，才能

摆脱拿破仑的压迫。

就是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初看起来极其简单明了的局势

0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在外国军队后面的是拿破仑，即所谓资产阶级革

命的代表，实际上他在本国是暴君，对邻国人民是侵略者。在马德里

人民后面的是愚痴的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僧侣。这是一种惊人的混

杂！”一编者注

@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而法国革命的直接产物就是拿破仑＂。 编

者注



500 1893 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变得错综复杂了。

然而从 5 月 2 日到 5 月 1 日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 5 月 1 日标

志着一个清楚而明显的形势 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和彼此对立的

阵营：一边是在普遍解放的红旗下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而另一

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特权而联合起来的各国有产阶级和反动阶

级。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经在握。前进！

写于 1893 年 4 月 13 日

第一次用西班牙文发表于 1893

年 5 月 1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73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尽管如此435

1893 年五一节致法国工人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

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欧洲CD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奥地利想使五一示威游行具有

头等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了。

同普选比较起来，今年五一节©的意义，在法国436 无疑是、在德

国437很可能是、在英国438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选中，将号

召无产阶级占领新的阵地，而且必然会占领新的阵地。＠）

因此，如果五一节由于普选的临近＠而在某些方面砌受到些许

0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有两份手稿保存了下来。在第 1 手稿中没有“欧

洲”。——编者注

@ 在第 1 手稿中此处加有“游行”。——编者注

@ 在第 1 手稿中接着有如下一段被删掉：”在比利时，就在五一节的前

夕，无能的政府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正在玩火，他们似乎急于想引

起一场能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439“一一编者注

@ ”由于普选的临近“在第 1 手稿中为“由于要致力千我们所期待的普

选“，在第 2 手稿中为”由千我们所期待的普选的影响＂，可能是由茹．

盖得改为”由千普选的临近＂。 编者注

@ 在第 1 和第 2 手稿中不是“某些方面“，而是“某些地方”。——编者注



502 尽管如此

影响，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不安立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更弱了，而是

恰恰相反。

示威游行是一桩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斗争

手段时才是这样。

请资产阶级不要得意得过早吧。

我们还要同他们在选票箱旁见面，以后还要在波旁王宫440

见面！

写于 1893 年 4 月 14 日

载于 1893 年 4 月 23 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 135 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 月 14 日千伦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CD 在第 1 和第 2 手稿中不是“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不安“，而是”又能有

什么坏处呢？“ 编者注



503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编辑部441

亲爱的同志们：

1893 年 6 月 9 日千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 2 期；

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

言卫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 1848 年以前，人们可以

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

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

的进展，我在晚年甚至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

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毗邻亚洲的这些东南方前

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

黑海和爱琴海岸—一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

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以此来

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

0 在恩格斯的信中，“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是用保加
利亚文写的。一一编者注



504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加利亚文，我非常高兴。442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写千 1893 年 6 月 9 日

第一次用保加利亚文发表千

1893 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

第 3 期

你们的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这句口号在原信中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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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443

致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尊敬的同志们：

1893 年 9 月 18 日于柏林

大格尔申街甲 22 号

收到你们 13 日的来信时，我们正要离开维也纳，因而未能立即

回信。

很遗憾，我们只是在旅途中匆匆地路过你们的城市，因此我们未

能满足你们的愿望，去拜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会见那里的

同志们。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我都对此深表遗憾，但是，旅行计划一

旦确定下来就不便更改。而且，由于当时布拉格已处千紧急状

态444 ，所以你们的愿望也会因为其他障碍而无法实现。

衷心祝愿捷克工人运动取得成功！

写千 1893 年 9 月 18 日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于 1981 年

3 月 24 日《红色权利报》

你们忠诚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为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的手稿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

第 27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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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445

谨向党代表大会446致以衷心的谢意和最真诚的祝愿！

写千 1893 年 10 月 23 日

载于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

莱茵河畔科隆代表大会记录。

1893 年 10 月 22 — 28 日》1893

年柏林版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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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447

尊敬的同志：

1893 年 12 月 1 日千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请您转达我对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最真诚

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 73 岁生日的盛情祝贺。祝协会永久繁荣，愿

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率先举起的传统的红旗！

致真挚的敬礼

写于 1893 年 12 月 1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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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社会主义者

大学生代表大会448

1893 年 12 月 19 日千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

憾，我不能应邀出席，因为我有一些刻不容缓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

努力将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

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

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政治

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

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千不仅要掌管政治机

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旬，

而是扎实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写千 1893 年 12 月 19 日

第一次用罗马尼亚文载于 1893

年 12 月 31 日《劳动报》第 43 号

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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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 449 一文削百

为了便于了解下面这篇札记，这里按时间顺序提供儿段资料。

1873 年 2 月 9 日，国王亚马多厌倦了他的西班牙王国；他

第一个罢工的国王 退位了。 12 日 0，共和国宣布成立；接着在

巴斯克各省又一次爆发了卡洛斯派450起义。

4 月＠ 10 13 选出了制宪议会，它在 6 月初开会并在 6 月 8 日宣

布成立联邦共和国。 11 13 组成以皮－马尔加尔为首的新内阁。同时

选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但是极端的共和主义者即所谓的不妥协派

被排除在外。当 7 月 3 日新宪法颁布＠的时候，不妥协派认为，新宪

法在把西班牙分裂为“若干独立的自治州”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因

此，不妥协派马上在各省举行起义，在 7 月 5 日至 11 13 的几天之内，

他们在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加的斯、阿尔科伊、穆

尔西亚、卡塔赫纳、巴伦西亚等地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所有这些城

市中成立了独立的自治州政府。451 7 月 18 日，皮－马尔加尔辞职，萨

尔梅龙上台，他立即派军队对付起义者。起义者的抵抗软弱无力，几

0 应为 11 日。一—编者注

@ 应为 5 月。——编者注

@ 应为 7 月 17 日新宪法草案颁布。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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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夫就被打败了； 7 月 26 日，由于加的斯陷落，整个安达卢西亚又

恢复了政府的统治；差不多同时，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也被制服了；

只有巴伦西亚在战斗中表现出一点坚毅精神。

只有卡塔赫纳坚持住了。这个连同舰队一起落入起义者手里的

西班牙最大的军港，在陆路方面，除了要塞围墙以外，还有 13 座独立

的堡垒，因此要攻下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政府要避免破坏自己舰队

的停泊处，所以“拥有主权的卡塔赫纳自治州”一直延续到 1874 年 1

月 11 日，最后，由于完全走投无路而投降了。

在整个这次可耻的起义中，我们在这里只谈一谈更为可耻的巴
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是把这些所作所为比较详

细地描绘出来作为对当代人的警示。

大约写于 1893 年 11 月底—

1894 年 1 月 3 日

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

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

论文集(1871-1875) 》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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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452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

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义者”。这

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

的惯例，在西方面前表现自己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

的小册子里实际上还为受到我拌击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仿

佛我的押击是针对他本人似的。453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待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

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

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概论畔中得知，他的庄园里

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

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千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印度

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度 H耳曼语系各民族中的占有形式，

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

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

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

0 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

论》1847— 1852 年汉诺威—柏林版第 1-3 册。 编者注



512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

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

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

命 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

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

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

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

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454

这就是说，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

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特卡乔夫像赫尔岑一样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虽

然在 1875 年他已经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

是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

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

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

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

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

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

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扞击就是针对这种幼稚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远比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高明

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尼古拉·车尔尼雪夫

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难以估量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

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谋杀，这将给“解放者”

亚历山大二世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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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千俄国的思想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当《资本论砂问世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

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思想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

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儿乎不存在的或

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说他在某些地方有弱点，他的视野有局

限性，那么令人惊奇的，只是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

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

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

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

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

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在西欧，个人已经习惯于

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

相互让步的益处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

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

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 有些

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

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 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艰难

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

的人民风尚…… 我们看到，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

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已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

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 5 卷第 16— 19 页；转引自普

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 H 内瓦版。）455

而在谈到乌拉尔哥萨克那里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然后在各户之

CD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872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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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配产品的制度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产中使用机器的

时候，那时乌拉尔人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

百俄亩O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 131 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出千军事考虑才保留下

来的土地共耕制（我们这里也有兵营共产主义）在俄国是非常独特

的，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户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

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保存现有的制度到他们能够使用机器的

时候，那么，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自己，而是奴役他们的

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

身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

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如果说

在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

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会所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

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这个只是行将建

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难道不能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

点，以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

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一切生产资料的现代社

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里表述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

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

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

CD 1 俄亩约合 1. 09 公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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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

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

已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

克制度、凯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

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

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

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

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说可以提出俄国的

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

的错，而完全是由于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

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

和最后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

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千这些内部矛盾及其

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

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

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

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

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

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 1861 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

0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143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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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

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314) 中还存在着的土地共耕，已经让位

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

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

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

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

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

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

的生产资料 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

使它把自已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

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

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

公有原则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

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

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儿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

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 5 000 万人，却对

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儿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

1800— 1840 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

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

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秩序和

习俗中、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

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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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

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

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

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

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

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

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

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

点对千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

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

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取

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

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

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

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

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已故

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

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

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

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

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

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

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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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 1882 年 1 月 21 日给普列汉诺夫翻

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沁写的序言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

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

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所有。

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

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还是

它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对于这个问

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

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

发展的起点。”122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大遭破坏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

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52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

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

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

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

速灭亡的时代。农民负担了赎金，加之捐税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

土地更少、更差，自然使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

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开放了谷

物销售市场，同时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结果排挤了农民的家

庭工业，这类产品原先是由农民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

售。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

0 即《共产党宣言》。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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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

别 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曾经

因货币经济的渗入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过程，在这里开始导致俄国

公社解体。。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

的干预，来解放债务奴隶，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

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

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

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12 年，目的就在于使

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

有者。

早在 1877 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

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份在

俄国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上刊登过

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在《祖国纪事》上出来回答

他皇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

的编辑，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

文于 1886 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

内发表。457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

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

0 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 1892 年斯图加特第 5 版第 109 —

113 页。 456

@ 尤·茹柯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载千 1877 年

《欧洲通报》（圣彼得堡）第 9 期。——编者注
@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

上汃载于 1877 年《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 10 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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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强加给他的观点，文章硬

说他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

民公有制和急速进入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

德文第一版注释的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什

么。这一评语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类的资

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

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

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

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

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

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资本论》德

文第 1 版第 1 卷第 763 页切马克思接着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

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

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

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

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

斯基〉心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

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

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

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

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801 页。——编者注

@ 同上，第 44 卷第 17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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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

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

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

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

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

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

切灾难性的波折。”。

接着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评者的其他一些错误观点；涉及我们

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资本论》中关于原始

积累的叙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

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最近几年已经

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 ，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

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

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

这样。”@

马克思在 1877 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

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458 。这个秘密的

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

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

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

动，并且为它创造尤比有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

0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140— 143 页。一编者注

@ 同上第 145 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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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

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

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 17 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目前，在 1894 年，情况怎样呢？

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

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

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

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靠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

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

化。一方面，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

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

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

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

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

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

农民从农奴地位下解放出来，有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

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

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

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连根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

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

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么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

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213 的时候，当英

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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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千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定会发

生什么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正如在

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人们多半只

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的新时期，同时也就

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

同的运动。这一运动在这里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冲锋的形式，目的是

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自由。认为农

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

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

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

些人不过几百，但是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

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 我们不去同这

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

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

近恐怖主义者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让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它的宫廷豪华生活，它的

官僚，首先是为了它的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

为了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

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

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

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

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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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

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

俄国政府由千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

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

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没有黄金，因为流通的是纸币。

一部分黄金来自规定以黄金支付的几种关税，顺便指出，这种规定使

这几种关税提高 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

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票据，俄国

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到国外提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

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举借新的外债，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

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

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拼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

义达到高水平。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

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宣布国家破产。在

这两种情况下，俄国对外政策都会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

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

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

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

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

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

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

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

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至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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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 1882 年叨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

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

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这个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

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

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

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

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

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

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

社会主义的改造。

大约写于 1893 年 10 月中—

1894 年 1 月 3 日之间

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

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

论文集(1871— 1875) 》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一—编者注

@ 原文为"mir“，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这个词既有＂村杜”、

“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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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 — 1875) 》序 459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以外，还有

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460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461 ，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

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

商同马克思在 1859-1860 年就意大利战争69 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

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我们所讲的福格特先生的身份是被收买的

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 1860 年的《福格特先生》中自然

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46气描述西班牙 1873 年

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出过单行本。无政府主

义，是对工人运动的滑稽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顶峰早已过去，

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并花费过多

的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

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人的声明》463涉及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常常为人们所

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判断，这个方

面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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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874 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464 ，目前又有了特殊

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

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465 。从 1880

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466 以来，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

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在 1887 年，在格雷维辞职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

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他是镇压公社的

可耻的剑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

椋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467 的卑劣透顶的代

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达成的协议，起

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

军官是从他们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的将领埃德取

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

面对这场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220

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

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

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

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

义团体的协同行动，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

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后面这篇文章里，

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

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

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在法国，社会民

主主义者指的是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真实的、但总是捉摸不定

的同情心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 1848 年的赖德律—洛兰式的人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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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

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131 ；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越来

越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

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唯一得到他们公开承认的纲领要点。

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

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

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

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

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

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468 ，在 1875 年也出过单行

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立关于俄国农

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间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

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对千我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封信，俄国社会

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国内外

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长期以来我都

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细节了解得很不够；

我怎么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

国用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欢用的说法）的真正堆

积如山的文献呢？既然人们迫切希望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

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去尝试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

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

未必给俄国公社指明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

0 见本卷第 511-527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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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瓦解，也将使俄国

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写千 1894 年 1 月 3 日

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

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

论文集(1871— 1875) 》一书

弗·恩格斯

1894 年 1 月 3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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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469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正如《前

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仇将在今年秋天问世。大家知道，第一册研

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生产和流通的单独过程在

这里将不再是各自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资本运动的

统一的总过程的前提和单纯的环节来加以研究。既然前两册的每一

册都只是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内容

来说，它们还需要补充，从形式来说，它们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下述

情况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两册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

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为限；只能一般地

指出，这第一个占有者并非一定是，或者甚至也并非通常是它的最终

的所有者。然而，剩余价值是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即在商人、放贷

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进行分配，正是在这种分配中，资本的总运

动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就是在社会的表层进行的。这样，在剩

余价值走完前两册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

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册。第三册逐项分析了这一分配的各个规

0 “正如《前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这句话可能是卡·考茨基加上的。

《前进报》的相关报道见本卷第 705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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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关系；同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一平

均利润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下降的趋势；商业利润的单独分离

出来；借贷资本的干预以及利润之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在借贷资

本基础上产生的信用系统及其主要体现者银行和投机中心交易所；

超额利润的产生以及这一超额利润在一定场合下转化为地租；获得

这种地租的地产；作为结果 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在三种收入形

式即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之间的总分配；最后，这三种收入

形式的所得者：工人、资本家、地主 现代社会的阶级。可惜，这最

后一部分－—阶级，马克思没有完成。

这个对全部内容的简要概述足以说明，同研究对象有关而在前

两册中必然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大约写千 1894 年 1 月 8 日或

9 日

载千《新时代》杂志 1893-1894

年第 12 年卷第 1 册第 16 期

弗·恩. (1)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弗·恩·”可能是卡·考茨基加上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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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470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69 ，但是

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它的胜利。它既没有消灭封建

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产阶级0模式重组国民生产。它

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

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它

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471 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

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

人＠一一一方面受到陈旧的弊病的压迫，这些弊病不仅是封建时代

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典古代（分成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

被牲畜所排挤）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制度所曾发明

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的压迫。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矶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整个西欧大陆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

0 本文的草稿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本主

义”。——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资产阶级”。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而是“工人”。——编者注

@ 在草稿中引文只写了开首 3 个单词，其余省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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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

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

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

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

苦。死人抓住活人！＂。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

些地方巳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状况的缘故还太软弱，

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

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典型的无产阶级人

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千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

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仇这些人的大多数©目前还不是无产

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始终＠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目

前吭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

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

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通过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

0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18 页。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这些人的大多数“，而是“这些人”。一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没有“始终”一词。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没有“目前“一词。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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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卡瓦洛蒂这一帮重新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472将会上台；如果

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面对这些可能性，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 1848 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

《共产主义宣言炒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

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

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

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因此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经历的每个发

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

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

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

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社会的利

益＠看做分期偿付的债款。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

动看做是沿着自己道路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

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

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

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一一不论

0 即《共产党宣言》。 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2 章和第 4 章。恩格斯在引证

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了“社会党人＂。在草稿中，这段引文没有写

出来。——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这两个阶级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

争”。——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经济的利益＂。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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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 无法避免的，因为

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重新集

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CD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

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

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

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活动自由和活动场所

更加扩大，至少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仇资产阶

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

形式。©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

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

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

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显然，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派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

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俚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

0 在草稿中不是“共和主义者“，而是“马志尼主义者”。——编者注

@ 在草稿中没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几个字。一—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 2 版第 11 卷第 139-140 页。一编者注

@ 在草稿中，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而我们要看看他们是否是认真

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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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绝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

声明，还是他们的阴谋，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

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

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

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

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

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

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

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

满足，它对千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

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锦，并

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

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从已经获得的阵地继续挺进，去占领新的阵

地的十分激进的左翼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儿个位子

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 1848 年二月革

命58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

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职位的错误。473作为政府中的少数

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派(D292 组成的多数派作出的、

针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些

先生们加入政府就使他们自称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彻底陷

心在草稿中此处加有＂（《国民报》派的马拉斯特、巴斯蒂德、玛丽）”。

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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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瘫痪。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

而且有很大保留。至于一般的策略趴在我的一生中饥我已经确信

它的有效性；对我来说，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

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

决定，而且必须由处千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写于 1894 年 1 月 25— 26 日

第一次以意大利文载千 1894

年 2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

第 3 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在草稿中不是“至千一般的策略“，而是“至千我所提出的一般策略”。
——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在我的一生中“，而是“长期以来”。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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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474

1894 年 3 月 18 日千伦敦

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 3 月 18 日 308 的即将来临而干杯，这个

日子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

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

写于 1894 年 3 月 18 日

载于 1894 年 3 月 25 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 183 号

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475

541 

1894 年 3 月 22 日千伦敦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送来请柬，邀请我参加奥地利党代表大

会476 ，可惜，我不能亲自使用这张请柬。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

到会的党代表们表示我最真挚和最热烈的祝愿，祝你们工作

顺利。

今年的党代表大会要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奥地

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

里要比受过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弹仓枪射得更远、打得

更准的武器。统治阶级 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

级 正在千方百计地反对把这种武器交给工人。斗争将是

长期的和激烈的。但是，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

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

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成就的品质，那么，最后胜利一定是

属于他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

全在他们一边起作用。虽然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不可能一下

子就争到手，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为奥地利帝国议会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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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无产阶级代表高声欢呼了。

写千 1894 年 3 月 22 日

载于（非全文） 1894 年 3 月 27

H 《选民报》第 69 号，载千（全

文） 1894 年 4 月在维也纳出版

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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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 5 月 15 日千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要我参加党代表大会478 的盛情邀请，我是 5 月 8 日接到

的。很抱歉，由于当时有点不舒服，我不能立即作复，因此只能在今

天事后向你们表示感谢并祝你们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匈牙利最近的运动立在匈牙利，也

像在其他各地一样，资本日益控制整个国民生产。它不仅创建新的工

业，而且使农业也屈服于它，它推翻传统的农业方法，消灭独立的农民，

把农村居民分裂成为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捎客吼另

0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个运动证明了，资本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到处

控制国民生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而在东欧，农业是

最为重要的部门。”——编者注

@ 手稿中此处加有“少数”一词。一编者注

@ 手稿中不是＂捎客“，而是＂租地农场主”。可能是报纸编辑为了强调资

本主义发展对农业的影响，而将“Pachter”（租地农场主）改为当时在说

德语的匈牙利人中很流行的带有贬义的法语词 “Faiseur“ （捎客）。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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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大批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立资本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革命

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我们不久前在霍德梅泽瓦沙海伊看到

了。479这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有朝一日也得要经受。它给广大人民

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但是也只有它才能创造使新社会制度成

为可能的条件，并使唯一拥有力量和意志来建设这种新的更好的社

会的男女应运而生。

致真挚的敬礼

写于 1894 年 5 月 15 H 

载于 1894 年 5 月 18 日《工人新

闻》第 20 号，并译成匈牙利文

载千 1894 年 5 月 18 日《人民言

论》第 22 号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CD 手稿中不是“无产者“，而是“农村无产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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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千 1894 年 6 月 19 日— 7 月

16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 、 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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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

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

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

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

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

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

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

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

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已开辟前

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 300 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

教，而社会主义则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里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

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

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

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

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481 ，那是他恰

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

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一一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

教一一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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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于年王国”482 中实现

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

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

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

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仇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

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

博尔派484 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

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 1830 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

0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

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

一方面适合千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千贝都因游

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

沉涧千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

着严厉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

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叛

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

收归已有。 100 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

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

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

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

人483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

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

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

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

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

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

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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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者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

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129 的一个地方支

部。”485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

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到先例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

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0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

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

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厂的时候，他的旧

日的伤口，至少在某一方面的伤口，能不迸裂开来。这整篇使徒书

信，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

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 捐款没有来！好多 60 年代的最

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信作者 不论他是

谁 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

也有话要说的 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

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

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

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待怀

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

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

笑 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

他那肤浅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

0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八卷集） 1863— 1883 年巴黎版。 编

者注

@ 即《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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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

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

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被拿获，按当地

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

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486:”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一些基督徒

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

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一

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

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 由

于这种原因＜即由千做基督徒汃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

当他因此而身戴僚铸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

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

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

督徒则买通狱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

书 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

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

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

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

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

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

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

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智者并

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

外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 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

的教义。千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

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

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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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

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

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

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 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

团体。”。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

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 1840 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

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487处千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

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

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不那么无

害的后继人 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

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

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

特·贝克尔也被他引诱。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千

1845 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

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

的话：

“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渴求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

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

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千新世界或体现千现实中

的精神王国的学说。”488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

的半圣经味的词旬，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伤感

的胡谄。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

0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 11— 14 、 16 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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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

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

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

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

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

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

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

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

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

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

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儿十个类似

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

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

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

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 种癒反对

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

散掉的自由公理会489 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

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

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 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

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

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 基督教是唯一

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

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婬

蟒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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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

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

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无比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

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

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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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圣经批判 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

唯一科学基础—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490 ，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

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

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也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

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信中，最多有四

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

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

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

使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

＂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

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做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

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

或伪造的东西而摒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

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491 。他的

0 指《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

音》。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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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

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

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

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

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

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

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340而不惜损害科

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492 和希腊罗马

庸俗哲学 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493 的 给予在君士坦

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

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

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

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

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

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

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

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

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

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

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

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

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

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

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

山大里亚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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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蒂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

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

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

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

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

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

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

内：它大概是在 67 年 6 月和 68 年 1 月或 4 月贬之间写成的；所以属

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

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

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

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

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

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

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

《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

164 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

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时的纪元 250 年止，根据勒南的统

计，传至今 H 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 15 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

0 这里关千《约翰启示录》的写作时间的表述与后文（见本卷第 570 、 574

页）不一致，可能是书写或印刷疏忽所致。一—编者注

@ 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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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算在内0（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

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

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

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

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

喀巴拉494 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

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

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

草书吼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495 曾在基督纪元 2

世纪时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

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 根据塔西伦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

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

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

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

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

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496)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

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

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 164 年名王安条

0 厄·勒南《反基督者》，载千《基督教起源史》1873 年巴黎版第 4 卷第

358 页。 编者注

@ 《荷兰莱顿公共古物博物馆的希腊纸草书》1843 年莱顿版。－—－编

者注

@ 塔西伦《编年史》第 12 篇第 52 章和《历史》第 2 篇第 62 章。一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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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

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

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

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

示录》果真是那位署名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

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

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

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
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

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

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

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绝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

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

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

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497所制定的、

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

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

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

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

是俄梅戛0，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

0 “阿拉法”和“俄梅戛“分别是希腊字母表的首末字母。参看《新约全

书·约翰启示录》第 1 章第 8 节、第 21 章第 6 节。——编者注



559 

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

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

“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恙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

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

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

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恙羊“，各族各方

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

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

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

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

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

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

远被赦免。千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

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

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

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

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

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

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

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

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会的人。”CD

0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 2 章第 9 节、第 3 章第 9 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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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

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

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

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

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前来

归附的先是 144 000 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 12 000 人，随后才是无数

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

督纪元 69 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

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

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

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

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

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

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

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 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

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

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

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

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

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千先知们起初在运动

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

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

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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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

有谨守 1848 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

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136 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370 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

主义者130 ，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

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

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

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

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

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

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

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拌击

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拌击这些宗派。这里

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

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帕加马的

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

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

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

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

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

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

1869 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一书中（第 303-305 、 367— 370 页）收

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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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书信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

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 60 年，因而其

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为可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

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

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

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

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

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

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 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

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

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

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

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

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

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

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

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

上的 144 000 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

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

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

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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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

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

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

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

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

肉欲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

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

也是这样。 30 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498 德文译做“Wie

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 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

所＂。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

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

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

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

些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

给较为理智的而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

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

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

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 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

气概的狂热者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

0 见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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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 69

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

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

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

的“受苦受难的人＂o，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

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

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

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

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

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

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

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

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

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

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

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

CD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1 章第 28 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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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

个或儿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

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 只是由于

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

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审判权、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

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

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

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

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

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

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

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

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

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

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

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

能是在宗教领域内。千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

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

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

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

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

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

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

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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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

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这种天堂乐园绝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

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

被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

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

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

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

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吨）我们以

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

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

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

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
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

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一—总之，书中的全部材

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

0 这里的 6 处引文分别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 1 章第 1 、 3 节，第

3 章第 11 节，第 22 章第 6 、 10 、 12(20)节。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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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

没有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

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

过但又复活了的煞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

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

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

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CD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

更多的殉道者被杀。 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

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

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

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

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

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

来放牧他们，并一脚踏翻盛满全能的神的炽烈怒火的酒醉，但又说有

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

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 在揭开第七

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

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

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

0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 6 章第 10 节。一一编者注

@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43 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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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

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

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坐落在七座山上

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

“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

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

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 42 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

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

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

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 1 000 年，在

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做王。但在 1 000 年完

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

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

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

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

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

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

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

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

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

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

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

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 主要是殉道者一一

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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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

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

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

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

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

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

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千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

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

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恙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

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

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 （第 13 章

第 7— 18 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

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

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

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做第一，第二该是提比里乌斯，第三是卡利

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

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

巴做王是从 68 年 6 月 9 日至 69 年 1 月 15 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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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

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

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

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 “第七位” 的三个月（到 69

年 4 月 15 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

是谁呢？ 666 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 迦勒底人和犹太人 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

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 300 年开始，希伯来字

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l;b=2;g=3;d=4 等等。喀巴拉494 占卜

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

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

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

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 gematriah 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

被塔西伦称做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

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 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

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 2 世纪末在 666 这个数字之

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 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

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心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

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499 那名字就是尼禄。

数字的根据是勹口，，＇ 1勹，（尼禄皇帝）为希腊字 Ner6n Kaisar（尼

CD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论》第 5 卷第 30 章。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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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塔木德500 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

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 n (nun) = 50; r 

(resch) = 200; w (waw)代替 o= 6; n(nun) = 50; k(koph) = 100; s 

(samech) =60; r(resch) =200；合计＝ 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

法 Nero Caesar 作根据，去掉第二个 nun= 50 ，我们就得出 666 —

50=616 ，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

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

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

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

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

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

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

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启

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多的归附者盘踞在

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

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

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

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

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

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

然赴死的千年王国482“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

明， 666 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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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 3 世纪末的人一样，知

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

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

已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

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 1836 年出现世界的末 H 和末日的审判。这

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 H 的审判没有落到罪

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
因为正是在 1836 年，斐·贝纳里给 666 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

匙499 ，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

个可怕的末日。

关千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

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

每边长 12 000 斯达第＝ 2 227 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 500 万

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

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

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

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

民＂0（勒南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荼叶 《反基督者》第 542

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 68 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

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

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

心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 22 章第 2 节。一—编者注

@ 厄·勒南《反基督者》，载于《基督教起源史》1873 年巴黎版第 4 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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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

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

傲慢者立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

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

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恙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

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

“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

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千神。恙羊自已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

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

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做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

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

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

步，曾德—阿维斯陀501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

诸具体神，这种悄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502 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

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

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

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

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

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

9 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第 1 册第 227 页）。只有现

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

异的神的一神论。

0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6 卷第 853 行。一—编者注

@ 雅·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 1836 年斯图加特一－

蒂宾根版。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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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

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

除恙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

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

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

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

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

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 144 000 个犹太信徒曾受“印

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

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用煞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

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

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

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

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

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

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千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 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

在路德的译文中写到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

里并同他进圣餐503 ，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蕊沪—

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 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 68 年或 69 年

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

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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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构旬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

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

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

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信，也如布鲁诺·鲍威

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0，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经

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 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

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

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

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

对于 4 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

西伦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

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504 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

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

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

最古老的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

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492 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

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

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

0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旬话是这样写

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信，也都如布鲁

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更晚时期的作品。”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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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

式。但找到 f这样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

助于希腊罗仿 f仕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

合．才能成为 1仕界宗教。



亲爱的同志们： CD

致英国的工人和
社会主义组织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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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通知英国的工人

和社会主义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506将

于 8 月 29 日和随后几天©在马德里举行，英国的朋友们如能按信末

所附地址＠寄去几旬贺词（用西班牙文或法文），他们将不胜欣喜。

1893 年在贝尔法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507通过了要求一切

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的决议，从而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的机关 议会委员会354 也列入

寄发本邀请信的名单之中。＠

本邀请信寄给：

CD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加有“1894 年 8 月 6 日于西北区瑞琴特公园

路 122 号“，信的称呼不是“亲爱的同志们“，而是“亲爰的先生”。

编者注

@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不是“8 月 29 日和随后几天“，而是“本月 29

H”。一—编者注

@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此处加有“给他们的书记＂。 编者注
@ 在手稿中，这一段放在方括号内；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这一段被

删掉了。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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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同盟119,

社会民主联盟118,

独立工党508,

费边社509,

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113 0 

尊敬你们的弗·恩• CD 

贺词请寄：＠马德里，埃尔南·科尔特斯街 8 号，帕布洛·伊格

列西亚斯

写于 1894 年 8 月 6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心 在写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落款为“亲爱的先生，我是尊敬你们的弗·

恩格斯“，后面附有收信人姓名地址＂滨河路 276 号费边社书记爱．

雷·皮斯先生＂。 编者注

@ 在写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此处加有“西班牙”一词。一一编者注



亲爱的公民：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510

给卡·德拉瓦勒的信

579 

您 8 月 30 日的来信寄到伦敦，而我不在那里，信是给我转到这
里心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迟迟未复的原因，我为此深感遗憾。我感谢

您个人和您所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511 人对我的盛情邀请。可是遗

憾，我不能应邀参加卢但是，既然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你们的讨

论，我就在此一并向你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

而进行的工作取得成就。

意大利社会党人正在遭到前所未闻的非常法的迫害，毫无疑问，

非常法还将使他们遭受好几年的艰苦的磨难。512这有什么！别人也

曾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曾饱饮无产者的

鲜血，可结果是：在法国议会中有了 50 名社会党议员436 0 

在德国，俾斯麦曾在整整 12 年中把社会党人置千非法状态，但

CD 伊斯特本。－—编者注
@ 手稿中从本段开头到这里的文字在译成意大利文发表时略去了。

一编者注



580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是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93 ，把俾斯麦赶下了台，现在他们是帝国中

最强大的政党。

法国和德国工人己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工人也同样能做到。在

梯也尔、麦克马洪和俾斯麦遭到失败的地方，姓克里斯皮的也绝不可

能获得成功。胜利属千我们叨

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致兄弟般的敬礼

写千 1894 年 9 月 6 日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非全文）载

千 1894 年 9 月 22 — 23 日《阶

级斗争》周报第 38 号；法文原

文（全文）载千《马克思恩格斯

与意大利人通信集 (1848 —

1895) 》1964 年米兰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千你们＂。 编者注



\ 

581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513

向刚刚重新出版的西西里岛工人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 CD

大自然把西西里岛创造成为人间天堂。而这就足以使分为对立

阶级的人类社会把它变成地狱。

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了经营大地产和大矿场而赐予西西里岛一个

奴隶制。

中世纪以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

当今时代宣称它已消灭了这些秷桔，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这些

秷桔的形式。它不仅保存了旧的奴役，而且还加上一种新的剥削形

式，所有剥削形式中最残酷、最无情的剥削形式 资本主义的

剥削。

西西里岛的古希腊霄寺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曾经歌颂了

他们的同时代人 牧奴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

的、富有诗意的幻想。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现代诗人，敢于歌颂今天

西西里岛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岛的农民能够

在哪怕是罗马分成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难道

0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向你们的报纸——西西里岛

工人的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向你们正在改组的党致敬！”——编

者注

@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不是“古希腊“，而是“古代＂。一编者注



582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

他们不会感到幸福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自由人

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

但愿他们坚定信心。一个更好的新社会的曙光正在开始照亮各

国被压迫阶级。而各地的被压迫者都在团结自己的队伍，他们跨越

边界，跨越语言的差异，到处在寻求相互一致。国际无产阶级大军正

在形成， 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将使它获得胜利！

写于 1894 年 9 月 26 日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载于 1895 年

6 月 30 日《解放》周报

弗·恩·

[18]94 年 9 月 26 H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583 

＊创办《工人报》 H 报的借款条件514

条件开列如下：

(1)5 000 佛罗伦的借款以公司的名义，即以《工人报》的名义或

以报纸所注册的公司的名义办理手续；收据由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出

具。该款划拨到维克多·阿德勒博士的名下。

(2)一切有关借款事宜，谈判、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本金，均通过贷

款人的代表考茨基－弗赖贝格尔夫人和《工人报》的代表维·阿德勒

博士办理。

(3)借款期限定为两年，起始 H期为 1895 年 1 月 1 日，借款不得

提前索还。 1897 年 1 月 1 H 以后，借款可随时索还，并应千索还之

日起一年内还清。

(4)《工人报》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前还款。

(5)借款年利率为 4% 。

(6)借款自 1895 年 1 月 1 日起分期支付；分期支付应尽可能根

据《工人报》的意愿而定，最后一次支付不得迟千 1895 年 6 月 30 日。

写千 1894 年 9 月— 10 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的手稿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584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515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

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5“正在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

打击512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处千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

必须设法为它提供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

是，面对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们

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指责意大利社会党人说，他们故意装成一副好像在效

法德国社会党人CD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

具来掩盖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这种政策宣传”阶级斗争”（它“会使

我们回到中世纪”)，其目的是建立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而其

他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则不过问政治，不攻击现

存的政体”仇总之，他们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善良的好人。

如果说这里是在嘲弄谁的话，那么正是在嘲弄意大利的公众。

要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千

向他们奉献这样的蠢话。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

心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没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这几个字。一—编者注

@ 《社会党的政策》，载千 1894 年 10 月 24 日《改良报》（罗马）。——编

者注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585 

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政权和

领导全国事务为宗旨的政党＇＼那么，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

思主义宣传；他们是在严格遵循马克思和我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

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同法国、比利时、瑞士仇西

班牙，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党完全一样。在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党是

不想夺取政权的，这正像其他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

想夺取政权一样。

说到“阶级斗争“，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

古代共和国 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

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

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卢这种斗争只有在

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一

天到来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氪将

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

此外，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在 12 年非常法“期间所经

0 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草稿和誉清稿都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没有“瑞士”

一词。 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冲突“，而是“斗争”。一—编者注
@ “自从原始公社……伟大动力。”这句话在草稿中原为：“自从原始公社

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而且现在还是

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恩格斯将这句话改为：＂每个社会都由在利益

上对立的各阶级组成。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阶级斗争总是历史发

展的伟大动力。”在誉清稿上，恩格斯采用了最初的措词，只不过去掉

了”而且现在还是“这几个字。——编者注

@ 在草稿中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 编者注

@ 在草稿中不是“德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 编者注



586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

斯皮。。

写于 1894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载于 1894

年 11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

第 21 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 年 10 月 27 日于伦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在草稿中最后一句是：“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

皮。” 编者注

@ 在草稿中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注日期。一编者注



587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516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马尔同志CD 10 月 25 H 在法兰克福党代

表大会517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

社会党人代表大会518 的决议，说“这些决议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的明确赞同“卫据《前进报》11 月 10 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

也在传播这种说法。5“ 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福尔马尔所

获悉的关千我的消息肯定是完全不准确的。

根据我的记忆，关于南特纲领518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

封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的询问而写的，它的

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

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

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

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

0 恩格斯原文为“朋友福尔马尔“，威·李卜克内西根据奥·倍倍尔的建
议，在发表时改为“福尔马尔同志”。李卜克内西在 1894 年 11 月 16 日

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了恩格斯这一改动。——编者注

@ 格·冯·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就“农业问

题和社会民主党＂议题所作的报告，载千 1894 年 10 月 26 日《前进报》

（柏林）第 250 号附刊。一~编者注

@ 大概是保·拉法格，参看恩格斯 1894 年 8 月 22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

编者注



588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么，在我看来，就是力

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CD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

即在社会党人中，只有我们的法国朋友试图不仅永远保存小农私有

者，而且永远保存剥削别人劳动的小佃农。

可见，就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而言，我所说的同福尔马尔

所听说的恰好相反。

但是，既然我已被牵连进来，那么，除了把我的观点说得更明确

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载一篇不长

的文章，说明和论证我的观点雹

写于 1894 年 11 月 12 日

载千 1894 年 11 月 16 日《前进

报》第 268 号

弗·恩格斯

1894 年 11 月 12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指恩格斯 1894 年 9 月下半月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一—编者注

@ 见本卷第 589— 613 页。——编者注



法德农民问题520

写于 1894 年 11 月 12— 29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0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法德农民问题 591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

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他们倒应该对这件

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

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

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

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

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

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千农村生活闭塞

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

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

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绝不是不可

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

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够激起农民对社会主

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把他们想象成 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

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 1848 年二月革

命58 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

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

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

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

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592 法德农民问题

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

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

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

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

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

农 一般讲来 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

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僮憬已经明朗化，扩展、深化成为

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

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

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

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

超越所有其他政党，认识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

破了硬要跟农民做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材狼面孔 这
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

者所控制，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

人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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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

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

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

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 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

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

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雇农、长工和短

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

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

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

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

地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

家庭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

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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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

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

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

千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

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

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 尤

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已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

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

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

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

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

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地租和摇役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

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

赋税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

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

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

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

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

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而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赋

役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

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

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

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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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

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

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

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

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

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

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

债务越来越沉重 一旬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

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

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

持他们那一小块发发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

加顽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

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

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

成见呢？在不背叛自己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

么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

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

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 1892 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521

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雇农）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

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

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把国有土地租给市

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 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 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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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

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

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

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 5 000 法郎的土地，

在土地转手时免千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

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e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

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329 第

2102 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做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

收成、种子、肥料、耕畜 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 不得
抵做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
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 至千为工人利益而提出

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 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

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

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

地一切自由派以至千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

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

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

大的成功，以至 因为胃口越吃越大 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
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千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

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并且不是作为未来的无

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有产农民来帮助，而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
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应对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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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

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

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今年 9

月在南特代表大会518上所通过的这个绪论以及要求本身。

绪论开头写道：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条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

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一至

少在今天的法国 ，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

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

(est fatalement appele a disparaitre) ，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
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

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要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沦为

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千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的游

手好闲的大地产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 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

式 占有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
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

地主方面的侵犯；

鉴千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e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

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 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

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

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一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

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

齐去与共同的敌人一一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G

0 恩格斯可能译自《工人党的农业纲领》，这篇文章载于 1894 年 11 月

《新纪元》（巴黎）第 11 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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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

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儿旬，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

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
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

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

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

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

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

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

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

以社会主义的利益绝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

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
领，那么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

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

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

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

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

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的小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

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

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

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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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 2102 条删掉，即使通过

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做押金，你们也仍

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

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

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

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

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

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

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

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

在同一手中 ．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

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

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

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

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

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

的这种假象的消失对千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已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

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

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做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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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

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

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

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e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

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置身千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

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

些即使＂剥削短工” 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的法国佃农。这是

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

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

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理由是他们“自己受

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 那么法

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

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

议案522)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

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

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

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

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
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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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

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

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

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

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

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

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

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

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

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

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

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

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

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

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坏；

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

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兑现诺言，他们可不要大

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补充，这些补充来自新近

作出的决议。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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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

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

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绝不会给

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

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 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

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若干年来儿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

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

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做例子。在

那里，国家的预算是 9 000 万英镑。其中有 1 350 万— 1 400 万英镑

来自所得税，其余的 7 600 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

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

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 毫

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千百万 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

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

9 000 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 120 英镑(3 000 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

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

吉芬的统计，在 1865 — 1875 年是 24 000 万英镑心假定现在每年

是 3 亿英镑； 9 000 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便会耗去全部积

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旬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

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

0 罗·吉芬《资本的增长》1889 年伦敦版第 153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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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

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

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 向他们许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

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

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

除外。”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

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鹅鸽、梭鱼和

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于年

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

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

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

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

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千获得贷款。

“免费治疗并按成本价格供给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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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

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一一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

农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
划”_＿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

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旬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

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

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

己的说法是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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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

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

民的正确方法。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甚至尽可能就在最近一

次的普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

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

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

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

他们自己宣布为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

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

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绝不是很

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自，并

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

程度。

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

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

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才能千

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

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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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

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

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

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

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利益绝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

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

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

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

属千反犹太主义者之流。109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

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

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

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

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

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

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

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

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千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

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

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

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

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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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 20 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

划523 ，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

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儿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

或教区的农民 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 应当把自己的土

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

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

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地区，我们就会发

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

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

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

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

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

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

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

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

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

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千

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

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

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

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

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

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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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

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

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

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

利益自已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这是为了他们自

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人财产和个体经济

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

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

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

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

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

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

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

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

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

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

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

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千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

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

越容易。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

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

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

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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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

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

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

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

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

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

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

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

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

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

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

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

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

接受我们的话。

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

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

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

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饥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

载于今年 10 月 18 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

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

CD 保·拉法格《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载千 1894 年 10 月 18 日《社

会民主党人》（柏林）第 38 号附刊。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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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 实

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 ，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

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

它进行彻底审查。524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

且也由千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

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

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

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

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

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

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

仅由千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

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

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他们可以长

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

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

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

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

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

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

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

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

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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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

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525 盟
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

即由千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

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这些农民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

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

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

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

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

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千

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

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

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并且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

袋也能变得明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

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迟疑。这里

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

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

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

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千大土地占有

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

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

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

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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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

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千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

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

经万事俱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

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

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乃至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

作企业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

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

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

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

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

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

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

区的容克 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

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拼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 ，正是他们造

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

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 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不可

避免地成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 在国内如此被人

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

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

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能带

来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

糖厂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

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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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

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

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

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

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

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因

而有可能对农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

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

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

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

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

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

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

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

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

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

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

展526 ，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尤产阶级接

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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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四册527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立在《前进报》发表的一则关千这一

册的出版预告中写道，第四册即讲述理论历史的那一册的出版工作

可能将不得不放弃，因为

“除了少量的札记，找不到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最后一卷的任何草稿＂。＠

我们希望，《前进报》在这方面是犯了某种程度的错误。至少，

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有点希望的

消息。据此可知，有一部标注日期为 1861 — 1863 年的手稿《政治经

济学批判》，计有四开纸 1 472 页，其中第 220-972 页就是《剩余价

值理论》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部分写道：＂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

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 这个手稿的批判

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

0 这是卡·考茨基给本文加的标题。 编者注

@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载于 1894 年 11 月 14 日《前进报》（柏林）

第 266 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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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

写于 1894 年 11 月 15—22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9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引自恩格斯为《资本论》第 2 卷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 2 版第 45 卷第 4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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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528

尊敬的同志：

1894 年 12 月 6 H 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41 号

请您转达我对协会的真诚的谢意，感谢它对我的生日的友好祝

贺。我希望，四年前已经纪念过成立五十周年的协会能像我这样活

到 74 岁，并且到那时候它仍旧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能够再庆祝自己

的一百周年。

致真挚的敬礼

写于 1894 年 12 月 6 日

第一次发表千《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

您的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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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
奥地利工人的贺信514

在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

着划时代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侗这是它至少在报刊领域能够以同等

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

已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

们能像最近 15 个月 529 那样灵活地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

势，如果你们善于适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并且又善于在常常是必要的

时候适时地等待，也就是说仇善于因势利导，那么在这方面你们也

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写千 1894 年 12 月 27 日

载于 1895 年 1 月 1 日《工人报》

第 1 号

1894 年 12 月 27 日千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j) 在恩格斯给维·阿德勒的这封信的手稿中，这旬话前面还有以下一句

话：“亲爱的维克多，请你向奥地利工人转达我对他们出版日报的祝

贺“在《工人报》上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了。而且在手稿中不是“划时

代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而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编者注

@ 在手稿中没有”也就是说”。一一编者注

@ 在手稿中没有写“1894 年 12 月 27 日千伦敦＂，落款是“您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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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530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

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

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

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

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

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

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

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

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

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

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那些最重要的

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

蔽作用状态。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绝不会在当时就

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

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

CD 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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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

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

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

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

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

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

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

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

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
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

根源就更难了。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

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

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 1849-1850 年的秋冬，情况也是

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

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58 以前的经济

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

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

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已进行的

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 1850 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

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 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

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

即： 1847 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531 ；从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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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 1849 年和 1850 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

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

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 1850 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1 月号、2 月号和 3 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

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 1850 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

号(5— 10 月）所写的那篇《时评》，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

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

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

修改。前儿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

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时评中对
1850 年 3 月 10 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

个续篇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

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探讨了从 1848 年 2 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

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三版， 1885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

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

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

就可看到作者只需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

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

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做“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

0 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229 页。 编者注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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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

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

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

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

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

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

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主义

宣言位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

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

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千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

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

林地©及其他各种奖赏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

现今已经归社会整体即国家或市镇所有；其次，这些分配手段正是我

们想要废除的。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

们大家都受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

国在 1789 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它又再次

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 1848 年 2 月在巴黎所宣布

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

0 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65— 166 页。 编者注

@ 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 指 1871 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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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1830 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当

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532 中获得响应时；当整

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 6 月间在巴黎发生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1“时；当甚至资产阶

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

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 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

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

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 1849 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

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

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

“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将进行长期的斗争。庸俗

民主派等待着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 1850 年秋季就已经

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

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

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拉拢，就儿乎

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

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

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

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

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

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

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上台的都是一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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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

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

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

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千：它

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

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

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

部分人满足千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

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

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

过，往往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

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

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有通过

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而一旦达到这一点，从

而实现当前所必需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 17 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

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

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 1848 年，哪怕只是稍微懂得一点应

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

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

道路。然而终究已经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

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

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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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

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

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

况的思想，对千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尚未理解，

而只是刚刚模糊地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

当幻想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

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这里

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欺蒙，而是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

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

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

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 1848 年“社会“革命中所

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 1850 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

大资产阶级 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 手中，

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

阶级周围，以至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

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

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

的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

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

1848 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

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

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 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

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



卡·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627 

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

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

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

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 1848 年除英国之外只在巴黎以及

充其量在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

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 1848 年还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那时存

在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

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

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

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

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

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

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

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

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

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533 ，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

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

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 这就始

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

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 ，这就像是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

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局势。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

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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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 年的向帝制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还不成

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

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

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千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

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实现“民族原

则”10 ，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

了同样的政策； 1866 年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对德意志联邦

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

从上面进行的革命。534 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

出现了历史的讽刺觅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

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535 ，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

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以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

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

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 1848 年革命的掘

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289而在他们旁边则巳经有 1848 年革

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129 为代表的无产

阶级。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

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

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

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

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

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

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 20 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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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

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

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

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 1871 年的送上来的胜利，

也和 1848 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

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

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征入伍，被编入数以百万计的军

队，加之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 这一切在整个

军事领域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

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

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

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

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75 ，这

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

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

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 1870— 1871 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暂

时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536 在法国，要从 1871

年 5 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

反，工业因从法国获得的数十亿横财，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

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

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 1866 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

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

1871 年为 102 000 张， 1874 年为 352 000 张， 1877 年为 493 0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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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

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 000 张。但是这种状况

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

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 1884 年为

550 000 张， 1887 年为 763 000 张， 1890 年为 1 427 000张。这时，国

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

1 787 000 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

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

相，都不得不接受 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 表

明自已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

入绝境，工人却刚起程。

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

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

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

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 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

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

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

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537但在西

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例。瑞士实施普

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国家的革命工人都

惯千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

了。《共产主义宣言畔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

0 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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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

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

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

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

以至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

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m论， de rrx:>yen de duperie qu'il a 蜘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e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心并且，即

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

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

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

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

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董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

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

勇 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多了。

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

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

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拌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

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

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

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

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

0 参看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 2 版第 25 卷第 442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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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

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

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

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

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

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

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

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

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

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

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

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

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

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么

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示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

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

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

量的配置或使用，简言之，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

个市区时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防卫整个大城市了 但是

这在起义的场合往往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

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也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

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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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侧翼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

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工

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那

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 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 1848

年 10 月在维也纳， 1849 年 5 月在德累斯顿 ，当进攻部队的指挥

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

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 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 1830

年 7 月和 1848 年 2 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

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方面，或

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

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

义的地方，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那样，起义便会遭受失败。 1848 年

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 3 月 18 日夜间到 19 日早

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

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指挥不力。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

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

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

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

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

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

0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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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49 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

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

的军队。街垒已经丧失了它的魅力；士兵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

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颠覆分子、抢掠者、分赃分

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经不是毫

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

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

得手。

而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如果说

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那么军队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

人口自 1848 年以来增长不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

上。借助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 24 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

在 48 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些军队不仅人数大量增加，在

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 1848 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

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

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散弹，现在则是爆

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

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

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

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

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

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 1848 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

有较多服过役的士兵投到起义者方面，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

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没有按照警察命令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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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战中也远比不上士

兵的弹仓枪。在 1848 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

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

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

大部分枪支就都会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 1848 年以后新建的

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

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

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绝不是。这

只是说，自 1848 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

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

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

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

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

命期间以及 1870 年 9 月 4 日 2“和 10 月 31 日 538在巴黎那样，到时候

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CD

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

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

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

求我们最终答应去当炮灰？539

这些先生们发出的恳求和挑战完全是徒劳的。我们并不这么笨。

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

CD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一一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二世。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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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540 和滑铁卢会战中那样的整师

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

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

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

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

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立

近 50 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

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

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

正。德国人做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

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置在法

国，虽然一百多年来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

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

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

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

体 在这里就是农民 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

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

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

0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

”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旬

话被删去。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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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经有 50 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

国的三个内阁0和一个总统仇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

权439 ，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

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

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

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

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87 ，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

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

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

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包括在内，那里的贵族革

命是 1755 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

书而告终的。541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

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也引申出举

行政变的权利。542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

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

派去参加投票的 200 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

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

0 指沙·杜毕伊内阁、让·卡齐米尔－佩里埃内阁和沙·杜毕伊内阁（第

二次组阁），分别千 1893 年 11 月 25H 、 1894 年 5 月 22 日和 1895 年 1

月 14 日倒台。一—编者注

@ 让·卡齐米尔－佩里埃。一—编者注

@ 威廉一世。——编者注



638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

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

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

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

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

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

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

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

向它低头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

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

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仇只有一种手

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

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那就是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

1871 年在巴黎那样流血。从长远来看，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

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

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

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

0 这句话是恩格斯在审读校对稿时添加的，写在校对稿第 10 页的左边

页，并标明了插入位置。一—编者注

@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

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

一编者注

@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
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战斗“印成“解决＂。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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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

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

成就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

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 La

托galite nous tue-一—合法性害死我们297 ，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

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

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

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526 又是一切都颠倒了。

难道今天狂热地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

起了 1866 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立黑森选帝侯仇拿

骚公爵＠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

吗？543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

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谁能容许崇拜

俾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

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草案，把这些草案弄得更残

忍些，把全部刑法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而他们所能得到的，

只是再次证明自已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

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

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

0 格奥尔格五世。一编者注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旮前者注

＠阿道夫。一编者注

@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 2 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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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

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

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

裁，恢复专制，以君主的意志为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

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一般说来同一切现

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

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

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 1866 年

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

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

做 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

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

动过。它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

是最高的法律，它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它散布在帝国各处，从高卢

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

活动，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

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

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

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

标志一一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

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千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

0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酉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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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

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
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

志 十字架等等 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

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甚至不能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

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冯·克勒尔先生的那个反颠覆法草

案所需要有的那种法官，所以基督徒就干脆被禁止在法庭上寻求公

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

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放火烧毁了皇帝CD当时所在的

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 303 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

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

至 17 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

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写千 1895 年 2 月 14 日－ 3 月

6 13 

载于 1895 年在柏林出版的马

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一书

0 戴克里先。一一编者注

弗·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6 H 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642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544

尊敬的同志：

1895 年 3 月 11 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 41 号

很遗憾，这次我不能参加你们三月份的庆祝活动了。由于常犯

的老毛病又一次发作，虽说不严重，可是治疗要求绝对静养，所以我

又要被困在家里好儿个星期了。我祝愿你们的庆祝活动取得成功，

希望它不会因我的缺席而减色。

致衷心的问候

写千 1895 年 3 月 11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

您的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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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545

衷心感谢执行委员会的盛情邀请，然而很遗憾我无法赴邀，因为

给我治病的医生坚决反对我此刻参加任何集会。鉴于入场券可能对

别人还有用，因此我不揣冒昧，将它随信奉还。

写千 1895 年 4 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千《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357

根据恩格斯提供的传记材料编写

647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社会主义者， 1820 年 11 月 28 日生于巴

门一个殷实的工厂主家庭，曾从事商业，但在青年时代就通过给报

刊撰文和演讲，宣传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不来梅当了

一段时间的商行职员， 1842 年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柏林服役417,

尔后到曼彻斯特工作了两年，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家纺纱厂的股

东。 1844 年，他为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

撰稿，同年返回巴门， 1845 年出席莫·赫斯和古·克特根在埃尔伯

费尔德组织的共产主义者会议并演讲。此后直到 1848 年，他有时居

住在布鲁塞尔，有时居住在巴黎， 1846 年同马克思一起加入后来的

国际129 的前身 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370 ，并代表巴黎支部参

加 1847 年在伦敦召开的两次同盟代表大会。受同盟的委托，和马

克思共同起草致“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宣言》仇在二月革

命58前夕问世(1872 年莱比锡新版）。 1848 年和 1849 年，恩格斯在

0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编者注

@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648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科隆马克思主编出版的《新莱茵报》工作，该报被禁后，他在 1850 年

还为《政治经济评论畔写文章。他曾参加埃尔伯费尔德、普法尔茨

和巴登的起义并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参加了巴登一普法尔茨

之战。 150 巴登起义被镇压后，恩格斯作为政治流亡者回到英国并于

1850 年再次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退出商界(1869 年）之

后，他从 1870 年起居住在伦敦。他协助自己的朋友马克思推动

1864 年兴起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活动。恩格斯在

国际总委员会中担任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书记心他支持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 年

莱比锡版； 1892 年斯图加特新版）。这部著作虽有片面性，但具有无

可争辩的科学价值。《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1886 年宽苏黎世第 2 版）是他的较大的论战性著作。此外还出版了

下列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

斯图加特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2 年©斯图加特第 4

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 年柏林第 4 版）。恩格

斯还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以及第 1

卷的第 3 版和第 4 版；他还是《新时代》上许多文章的作者。 参

考卡尔·考茨基发表千 1888 年《奥地利工人历书》（布吕恩）上关于

0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编者注

@ 见本卷第 413 页。 编者注

@ 即《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一编

者注

@ 应为 1885 年。一—编者注

@ 应为 1891 年。一一编者注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649 

恩格斯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祝贺他 70 岁生日》（载于《新

时代》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225 页及以下几页）。

大约写千 1890 年 3 月底 4 月初

以及 1892 年 10 月上半月

载于《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

1893 年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

第 14 版第 6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关于弗·恩格斯

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
悼词的报道546

工人的老朋友

上星期，海伦·德穆特逝世了CD，社会主义的党因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成

员。海伦·德穆特 1823 年©元旦生千圣文德尔，父母是农民， 14 岁来到特里尔

的冯·威斯特华伦家。 1843 年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妻

子。从 1837 年起到 1881 年马克思夫人逝世时止，除马克思夫人婚后的最初几

个月之外，两位妇女始终相依相伴。 1881 年 12 月马克思夫人逝世和 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逝世之后，海伦·德穆特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料理家务。社

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都见证说“她深谙人情事理，品行正直无私，总是关心别

人，为人可靠，天性直率真诚”。

恩格斯在她的葬礼上说，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

而复杂的党的事务，甚至商量有关他的经济学著作问题。恩格斯说：

“至千我，马克思逝世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是

由于她在我家里，给了我欢乐和帮助。”

0 海伦·德穆特千 1890 年 11 月 4 日逝世。一编者注

@ 应为 1820 年。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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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与马克思及其妻子合葬千海格特墓地。

载于 1890 年 11 月 22 日《人民

新闻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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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手册》中的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547

根据恩格斯提供的传记材料编写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1820 年 11 月 28 日生于巴门。 1837 年到

1841 年曾从事商业，最初在巴门，从 1838 年起在不来梅做商行的见

习生。 1841 年至 1842 年作为一年制志愿兵服役41互之后于 1843

年CD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开的公司氮在那里工作到 1844 年。

1845 年到 1848 年，他有时住在布鲁塞尔（同卡·马克思一起），有时

住在巴黎； 1848 年到 1849 年 5 月，在科隆的《新莱茵报》工作。 1849

年 6 月和 7 月，他参加德国南部的起义150 ，担任维利希志愿部队的

副官。然后，他再次短时间地逗留伦敦， 1850 年返回他父亲在曼彻

斯特的公司工作，最初是当职员，从 1864 年起成为股东。 1869 年他

永远退出商界。从 1870 年 9 月起居住伦敦。

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列出以下数种：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卢格和马克思 1844 年在巴黎出版

的《德法年鉴》（第 1—2 期合刊）第 86—114 页；《新时代》1890—

0 应为 1842 年 11 月。一编者注

@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 欧门—恩格斯公司。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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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书单的第二页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655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236 页及以下几页转载）。

（与卡·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恩·和卡·马•, 1845 年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5 年莱比锡版(1887 年纽约英文版）。

（与卡·马克思合著，未署名）《共产党宣言》， 1848 年伦敦版（还

有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丹麦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英

文版）。

(1848— 1849 年在科隆的《新莱茵报》和 1850 年在伦敦的《新莱

茵报。评论》任编辑并曾代理马克思的主编职务。）

（未署名）《波河与莱茵河》， 1859 年柏林版。

（未署名）《萨瓦、尼斯与莱茵》， 1860 年柏林版。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1865 年汉堡版。

《德国农民战争》（根据《新莱茵报。评论》重印），在莱比锡共出

三版， 1875 年出最后一版。

《论住宅问题》，三篇，1872 年莱比锡第 1 版，1887 年苏黎世第 2 版。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1875 年莱比锡版。

（未署名）《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 年莱比锡版。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 1873 年

莱比锡版。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CD, 1878 年莱比锡第 1

版， 1886 年苏黎世第 2 版。

CD 即《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一编

者注



656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3 年在苏黎世出第 1 、 2 、 3

版， 1891 年正在柏林印制第 4 版（还有法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意

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罗马尼亚文版、荷兰文版、丹麦文版）。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

果而作》， 1884 年苏黎世版， 1889 年斯图加特第 3 版（还有意大利文

版、罗马尼亚文版、丹麦文版；法文版正在印行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8 年斯图加

特版。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于《新时代》1889— 1890 年第 8

年卷第 2 册；还有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罗马尼亚文版）。

《论法兰西内战》0（载于《新时代》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33 页及以下几页）。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

和文件》， 1891 年汉堡版。

除此之外，他还为下列著作写了引言和序言等：

I ．用德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1883 年第 3 版； 1890 年第 4 版（关

千布伦坦诺的序言）。《资本论》第 2 卷（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序言），

1885 年版。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德译本， 1885

年斯图加特版（关千洛贝尔图斯的序言黔。

CD 即《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见本卷第 226 — 239 页。

-—编者注

@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

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编者注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657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49 年）， 1885 年苏黎世

版（序言0) 。

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885 年苏黎世

版（引言：《关千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 1886 年苏黎世版（导言：《沃尔

弗传沁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西·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1888 年苏黎世版

（引言：波克罕传奶。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奶， 1891 年柏林版。

Il ．用英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弗·恩格斯

编辑。 1887 年伦敦版（译文审阅并作序）。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在布鲁塞尔》，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 1888 年波士顿—伦敦版（关千自

由贸易的序言趴用德文载于《新时代》）。

0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一一编者注

@ 即《威廉·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

编者注

@ 《波克罕（纪念 1806— 1807 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一一编者注

@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1891 年单行本导言》，见本卷第 246—

255 页。一一编者注

@ 即《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

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编者注



658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弗·恩格斯《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翻译， 1887 年纽约版（序言和附录，序言还出版了单行

本：《美国工人运动》， 1887 年用英文和德文在纽约出版；英文本 1887

年在伦敦再版；德文本还载于《新时代》0) 。

参考卡尔·考茨基发表于 1888 年《奥地利工人历书》（布吕恩人

民之友出版社）上关于恩格斯的文章；这一详细的传记还转载于苏黎

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87 年第 45— 50 号 (11 月至 12 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祝贺他 70 岁生日》（载于《新时代》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225 页及以下儿页）。

大约写于 1891 年 4 月下半

月－5 月初

载于《政治科学手册》1892 年耶

拿版第 3 卷

编者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恩格斯的序言载于该报 1887 年 6

月 10 、 17 日第 24 、 25 号。 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

伦敦的 5 月 3 日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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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考. 5 月 4 日于伦敦。长达 12 个月的工作昨天获得了回

报，这种回报的非同寻常和令人振奋是无法描述的。昨天，人们亲眼

看到一场盛大游行，它将英国工人群众团结在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

旗帜之下，此时，不知内情的人所谓的不团结，冷漠地、几乎纯粹实用

地看待五一节，“群众的非理性“，统统都像灰尘一样随风消散了。去

年有两个分裂的委员会和两场分裂的游行；今年，The London Trade 

Council (工联伦敦理事会）117 和 The Legal Eight Hours 

Demonstration Committee（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游行委员会）119

携手合作了。

这种携手合作实际情况如何，当然只能由那些深入了解这一热

闹景象的内情的人判断。不过，“群众的非理性”已经强大到足以迫

使工联理事会的书记希普顿同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 H 委员会携手合

作了。而如果说游行活动进行得很出色的话，那么这只能归功于站

在委员会身后的工人的热情，只能归功于委员会自身的灵活性，为了

这项伟大事业，委员会甘于处理不断摺给它，特别是希普顿不断摺给

它的各种私事和琐事。人们感到，今年的游行应该比去年的更盛大；

人们觉得，无论如何必须团结在一起。而这种灵活性取得了成果，



660 伦敦的 5 月 3 H 

“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的工联的卓越表现，给＂熟练“工人的“旧”

工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新的运动，两年以来根扎得越来越深，支

持者与日俱增，虽然它还不是大陆上所理解的那种旗帜鲜明的社会

主义运动，但是它已经将各国工人的国际联合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之

上，而且运动的社会主义色彩浓厚，以至于它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公

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英国还存在着一个社会民主主

义的派别，社会民主联盟118 就是其代表。遗憾的是，它不同联合委

员会合作。虽然起初社会民主联盟同所有其他工人组织一样，派代

表参加八小时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在后来为游行举行的会议以及实

际工作中，联盟的三位代表都缺席了。联盟曾向工联理事会申请为

自己的演讲人提供两个单独的讲坛。工联理事会同联合委员会不得

不拒绝这一请求。实际上，为每个工人组织都分配一个甚或两个单

独的讲坛，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联盟决定举行自己的集会。因

此，除了 12 个呈一个巨大的弓形从北向南横穿公园排列的讲坛，还

有社会民主联盟的 4 个小讲坛也吸引了为数不多的公众。这样一

来，这个宣称自己是英国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组织，就把自己

排除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外，而它自己的小型侁儒运动，相比之

下也就原形毕露—一一个宗派的运动。联盟的原则在纸面上显得冠

冕堂皇；这些原则同各国的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原则一样，主要是马

克思主义的。但是其中缺乏马克思的精神；这些原则被理解为人们

必须信奉的僵死的教条，而不是从历史发展和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

态中得出的、工人阶级自已逐渐认识到的生动结论。因此，联盟连同

它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正统教义注定会置身于群众运动之外，扮演荒

漠中的传道者的角色，而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的庞大队伍不屑一顾

地从它旁边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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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组织的集合地点定在泰晤士河码头。在会员超过 5 000 人

的所有工联组织中， “Navvies'and Bricklayers'Union”（挖土工和泥

瓦工工联）通过抽签拔得头筹，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其他各个组

织 要一一列举它们是不可能的事 从各自的集合地点赶来：

东边的迈尔－恩德，西南边的巴特西，东南边的伍利奇，北边的克拉肯

韦尔－格林。从十二点到两点，它们陆续到达泰晤士河边，按照到达

码头的先后顺序加入挖土工和泥瓦工的队伍。纠察队员戴着醒目的

绶带和红袖章，有的骑马，有的徒步，忙得不亦乐乎。两点过后不久，

游行队伍从码头出发了。工人的队伍穿过桥街、议会广场、维多利亚

街、格罗夫纳广场，经过贵族居住的西区向海德公园角前进。马掌匠

骑马开道，由无数工人群众组成的浩大的游行队伍，带着旗帜和乐

队，挤满了街道。队伍当中，无数面或多或少带有艺术色彩的旗帜迎

风飘扬，其中一些旗帜以其徽标和图像将工人的质朴表露无遗。我

不知道如何才能清楚地描绘这一场景；保守派的报纸也放弃了给出

哪怕是大致正确的游行人数的尝试。人们必须亲眼目睹，而且即使

亲眼目睹，也无法把这一场景向别人描绘清楚。我从自己所在的 10

号讲坛，看到工人们列队进入公园。在集会持续的两个小时当中，游

行队伍川流不息，没有中断过一分钟。黑压压的密集的人群向前行

进，从旁边经过，去往各个讲坛，排列好队伍，而后面新的人群又不断

接踵而至。一条 800 米的道路（讲坛所呈现的弓形的弦）在整整两个

小时中总是挤满了人，目光所及之处，人群黑压压的，简直数不胜数。

甚至到集会结束时，还有新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地进入公园，而那时

据说游行队伍还占据着半个码头。

现在谈谈公园里面的情况。正如之前所提及的，我们设了 12 个

讲坛。单数讲坛属于工联理事会，双数属于八小时委员会。集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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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开始。各个讲坛的演讲人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

演讲人更多地是本着旧工联的精神演讲，而在另一部分讲坛上向群

众演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演讲人、新工联的人以及所谓的激进派”6'

他们大都主张全力以赴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大部分演讲人强调，实

现八小时工作日只是各国工人最终解放的第一步，如果这第一个目

标实现了，他们也不会心满意足地就此罢手，而是会继续斗争，直到

大多数人都赢得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条件。五点钟时，一致通过如

下决议：

“本次集会声明，对全体工人实行国际八小时工作日是工人最终解放的第

一步，兹要求各国政府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吨）

对这份决议同时进行表决的要求是从第六讲坛发出的。艾威林

博士在这个讲坛上作为整个公园集会的主席主持会议，这个职务于

他是理所当然的。他对促成游行成功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主

持了联合委员会的几乎所有会议。本该列出所有演讲人的名字。英

国各家报纸都提到的最为重要的演讲人有：约翰·白恩士、肯宁安—

格雷厄姆、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煤气工人和杂工工

联1“执行委员会唯一的一位女性）、威尔·梭恩、肖伯纳。

肯宁安—格雷厄姆曾因健康原因遵医嘱前往摩洛哥，刚刚从那里

回来。他向听众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他唯一无法让自己的听众对八

小时工作日感兴趣的城市是摩洛哥的凯比尔堡。他竭尽全力阐明八

小时工作日的好处，但奇怪的是，他的阐述受到了冷遇。后来他才了

解到，那里很久以来就实行两小时半工作日 难怪，这些摩洛哥人

0 参看《海德公园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游行》，载于 1891 年 5 月 4 日《每日

纪事报》（伦敦）第 9092 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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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小时工作日不感兴趣。

天气极好。 5 月 1 日和 2 日天气却非常糟糕，糟糕到足以使对

游行的最强烈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这些人营养良好，可以尽可能

舒适地抵达海德公园，我们当然可以说：“天气对我们毫无影响。”但

是如果想一想儿十万工人，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或罢工者，他们

营养不良，衣衫槛楼，通常早晨九点半就要从他们的住所出发，以便

按时抵达集合地点，他们怎么能经受得住倾盆大雨造成的突然降温，

而不至严重伤害健康呢？但是正如前述，一切都非常顺利，天国里的

警察和尘世间的警察一样，都如此充满爱心。一位演讲人。在热烈

的欢笑声中说：“天公也是八小时工作日的拥护者。”必须说，他的话

我们完全赞成。

路·考茨基写于 1891 年 5 月

4 日

载千 1891 年 5 月 15 日《工人

报》第 20 号

0 爱·艾威林。——编者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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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考茨基

反对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549

吉勒斯先生宣称，在艾威林博士打了他耳光之后，他也毫不犹豫

地对艾威林博士进行了相应的肢体惩罚，他的这一说法是个可笑的

谎言。我证明，吉勒斯先生在脸上挨了重重的两耳光之后，直到他夫

人赶来抱住艾威林并呼叫警察之时才恢复神志，抓住了打他的人的

胳膊，但是力气很轻，对方毫不费劲就挣脱了。吉勒斯夫人表现出了

勇气，她丈夫则给人留下了可悲的怯懦印象。

路·考茨基写于 1891 年 9 月

22 日

载于 1891 年 9 月 27 日《汉堡回

声报》第 227 号

路易莎·考茨基

1891 年 9 月 22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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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贺信55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伦敦发来一封贺信，他在信中祝愿党代

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

表示认同。

大约写于 1891 年 10 月 15 日

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

特代表大会记录。 1891 年 10

月 14—20 日》1891 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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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2 年 4 月 1 日对

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551

……最反对接见记者的恩格斯先生同意为我们破一次例，同我们谈一谈他

的感想。

我们问恩格斯：＂您对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前在巴黎的暴行552 有何看法？”

“我看这只是一些被收买的奸细干的事，这些奸细企图败坏他们

在其中占有某种地位的那些政党的信誉。政府无疑愿意这些爆炸事

件发生，因为这些事件既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同时又特别为某

些政治集团的阴谋效劳。的确，它们的目的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

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

不久前在德国｀柏林风潮 '553期间，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那

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警察局一手操纵的。的确，在这些所谓的

社会主义示威游行的头一天，我们有些被引入歧途的朋友参加了运

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示威游行的真正性质，并且马上退了

出来。

儿家属于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小铺被抢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被捕的暴徒的审讯表明，主谋是反犹太主义者109 ，他们竭力利用

某些贫民的饥饿来迫使他们大叫：｀打倒犹太人！＇

在意大利，对契普里安尼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554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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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奸细们的行径也在陪审法庭面前被揭露

出来。

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巴黎有一两个坏蛋愿意为警察

局效力，可是，除了警察局本身，谁也不敢肯定说，他们是社会党里

的人。”

俄国的外交

“您不担心，所有这些内部震荡将使各国政府到欧洲战争中去寻求出路吗？

譬如说，你们的威廉皇帝……＂

“不担心。我希望威廉皇帝为德国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多活一

些时候“，恩格斯笑着说。”而且我并不相信马上就会发生战争。”

“难道俄法同盟丝毫没有引起您对这点的担心吗？”

“丝毫没有。去年，可能俄国有过侵略意图。喀琅施塔得的场

面300 （帝制俄国对共和制法国过分明显地献殷勤）可以说是形迹可

疑的。军队在边境集结，看来也应当引起某种担忧。但是，今天却完

全不同。

事实上，即使俄国想打仗，它也打不起来。目前，它不得不同较

之其他一切敌人都更为危险的敌人，即同饥荒265作斗争。

这个祸患并不是某种气候灾害造成的暂时性歉收的结果。这是

俄国新的社会组织的后果。

克里木战争52 之后，俄国的状况已大大改变，在克里木战争期

间，整团整团的人马在雪地里覆没。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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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的开始。在彻底失败之后，在俄国的居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之

后，因自己帝国的悲惨状态而陷千绝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

尽，别无出路。因此，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

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俄国饥荒的各种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期，沙皇实行了农奴解放302 ，这一解放成了在贵

族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借口。好地，以及林地和水塘都给了

贵族。农民得到的则是劣地，而且数量非常不足；同时，农民还必须

在 49 年内为自己的份地逐年交付一定数额的款项。这引起了什么

后果呢？

农民无力向国家交纳地租，不得不欠下许多债；他们的死路太多

而活路太少。一帮 Koulacs（高利贷者）扑向这些土地劳动者，于是，

他们欠下的债就越来越多，以致使他们对有朝一日能够还清债款失

去了任何希望。当高利贷者不愿意放债时，农民为了弄到钱就只好

出卖自己的收成，他们不仅卖了自己的口粮，而且连播种必需的种子

也卖了，这样一来，下一年的收成也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头一个坏收成就必然引起真正的饥荒。而这

一饥荒反过来又给俄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农民实际

上没有什么东西喂牲口，于是只好把它宰了或者卖了。然而，没有

耕畜，既不能耕地，又不能往地里施肥。这样，农业生产就长年受

到破坏。

农民解放只是在俄国发生的经济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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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为地创造作为中间阶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更快地达到这

点，制定了一个真正的禁止性关税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俄国工业并

促使它异常迅速地发展；然而，因为这个工业不能生产出口商品，所

以它需要国内市场。而俄国的农民却差不多什么都不买，习惯于自

己制造一切，房子、工具、衣服等等；就在不久前，他还生产许多木制

品、铁制品和皮革制品，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当林地转归

地主，因而把森林从农民手里夺走的时候，农村家庭手工业就趋于衰

落。工厂生产的发展最后结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千是农民一定得

买工厂制品。可是，正当工厂工业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饥荒降临

了，它给工厂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农民无法再买任何的工厂制

品；一些人的破产招致另一些人的破产。”

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

“这么说，在您看来，俄国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它想到打仗，是不是？”

”是的。如果我说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所描绘的 17 世纪法国农

民的生活情景304 ，也可以用在今天不得不用草充饥的俄国农民身

上，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就是在法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制

度也不是没有经过震荡的；而在俄国，这一过渡刚刚引起了危机，这

一危机势将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根据这一切原因，俄国人当前考

虑得更多的，是吃饭问题，而不是打仗。”

“最近一次的俄国公债……＂

“我正好想谈谈这批公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非常爱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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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法国资产阶级，它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强烈到解囊相助的地步，沙

皇政府要的是 2 000 万金镑，但它得到的只有 1 200 万……301,,

“据说，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给他们的受到俄国政府迫害的同道者报仇，曾

经促成这批公债失败，是吗？”

“我发表反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言论够多了，所以现在我能替他

们辩护，反对说他们这样愚蠢。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们作为银

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

尽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

“这么说，您不相信俄国的强大？”

“俄国在防御方面是强的，但作为进攻的一方，无论是在陆地还

是在海上，它都不强。我已向您说过，经济状况不容许它作这种危险

而又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们看看俄国军队的组织，那我们会看

到，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不可怕的。

一旦发生战争，它派不出比现役军数量更多的士兵。它的预备

兵只是一纸空文；诚然，它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是，它没有

后备军官来补充军官。的确，它能从哪里得到军官呢？从哪个方面

得到呢？”

我们的交谈人说：”在我们德国，后备军官比我们所需要的多

50%。难道法国在这方面不也是处于相对的劣势吗？”

强有力的法国

我们回答：“绝不。我们法国虽然没有富余的军官，但干部是配备齐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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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先生回答：＂这绝不会使我不愉快立我并不想看到德国

军队强大到能征服全欧洲。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欧洲工人阶

级的解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国，同样也需要一

个具有相同优点©的德国。你们的伟大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宣

布必须有法、英、德的同盟作为欧洲安宁的首要条件。180那是真正的

｀三国同盟'。”

“在结束谈话时，请允许我们说，您把俄国的状况描绘得有些阴暗了。”

“完全不是那样。您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吗？您知道，为了帮

助挨饿的俄国农民，曾经决定从有余粮的高加索运来粮食。接着下

了一道道有关的命令，把大批粮食运到一起，派车皮去装运。但是，

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派去的空车皮集中得太多，造成了堵塞。粮食

放在车皮旁边，而车皮却一动也不能动。沙皇©得知这一消息，大发

雷霆，派了一个将军到出事地点；这个军人大吹大擂，宣称一切进行

得十分顺利，可是他能够弄走的只是几趟列车；大部分粮食都在原地

烂掉了！下了动员令又会怎样呢？俄国的铁路本来就不那么多，而

俄国的军官就连这么点铁路也不会利用。”

关千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阿尔萨斯—洛林这个一切纠纷的根源会怎么样？您相信

0 恩格斯的两个手稿片断保存了下来。第一个片断与本段从这旬话开

始的文字大致相同。一—编者注

@ 在第一个片断中不是“优点“，而是＂条件”。 编者注

@ 亚历山大三世。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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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使法国和德国都满意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吗？”

“我希望饥经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党将取得政权。它首先要

办的事，就是让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决

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这一问题将在没有任何法国士兵的参与

下得到解决。相反，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是妨碍社会党人取得政

权的唯一手段。如果法国同俄国结成同盟进攻德国，德国将为保卫

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而德国社会党人比资产者更关心民

族生存。因此社会党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人＠，并且将毫不犹豫地采

取 1793 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0 ®" 

载千 1892 年 4 月 6 H 《闪电报》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CD 第二个片断从这里开始，不过第一句话不是“我希望“，而是“关于这一
点，我在 1892 年的《工人党年鉴》上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清楚地向法国

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你们从中可以看到＂。恩格斯提到的这篇文章

指《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卷第 327—346 页。 编者注

@ 在第二个片断中，这句话为：“因此，他们将反击一切侵略者，直至战斗

到最后一人。” 编者注

@ 在第二个片断中，这句话后面是：“此外，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刚刚在

国会发言中重申：对于德国社会党，不存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因为

这个党十分了解自己在这一点上的国际责任。” 编者注



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

(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

八小时法定工作 H 国际
代表大会的声明352

673 

鉴于八小时工作日已经写入了海峡两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

领，并且在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353上将研究该制度的实施；

鉴于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261之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

联要就这一特殊问题在伦敦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反对苏黎

世大会，这就破坏了早先达成的国际协定；

鉴于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倡议是 1889 年巴黎国际代表大

会139作出的，并且工联只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才接受了这一

决议；

鉴于国际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像格拉斯哥工联多数派所希望的那

样，将工人倡议局限于八小时工作 H这一单独问题；

由来自 629 个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法国

工人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521 决定：它不会出席伦敦代表大会，

并谴责格拉斯哥的反社会主义多数派企图通过组织伦敦大会在工

人党中制造分裂，它邀请工联重返国际工人运动并参加苏黎世代



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

674 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

表大会。

写千 1892 年 9 月 24 日— 28 H 
之间

载千 1892 年 10 月 4 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 106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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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

(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

675 

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352

关于英国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作出的尽快召开国际工会代表

大会，讨论能够以何种方式在国际上实现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决议，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声明：

鉴于明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353 将同此前的

巴黎大会139和布鲁塞尔大会261一样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事情，所

以没有理由再专门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八小时法定工作

日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只有通过立法途径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

因此，政治性的工人政党至少同纯粹的工会组织一样对这个问题

感兴趣。此外，这个问题关系到所有的工人，不管他属于哪个

组织。

党代表大会希望，德国工会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不要同意专门

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提议，而是派代表去参加苏黎世国际

工人代表大会，只有这个代表大会能够被视为有阶级觉悟的国际无

产阶级的代表机构。

此外党代表大会还希望，英国工联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决议是

错误的，放弃专门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并且同样派代表参加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

676 提议召开的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写于 1892 年 11 月 18 日

载千 1892 年 11 月 19 8 《前进

报》第 27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记弗·恩格斯在伦敦

1893 年 3 月 18 日纪念

巴黎公社的集会上的讲话555

恩格斯先生（马克思博士的得力助手）在他出席的那次集会上的讲话讲得

非常好。他回顾了最近 22 年的历史，他说：

“在那一时期开始时，仅有的两个同国际有联系的英国人，鲁

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离开了国际，因为国际赞同公社所实行的政策，

因为社会主义在当时还为人们所抗拒。556 1871 年秋举行代表会

议，会上第一次提出建立不同千并独立千所有其他政党的政党问

题。 157次年，英国代表在海牙站在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反对议会活

动。 206那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

1888 年新工联的成立142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第一

次导致独立工党的建立508 ，而这个党又必将把所有其他党派吸收

进来。”他认为，这说明巴黎公社的教训没有付之东流，没有被

忘记。

在集会上讲话的其他人当中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人（马克思博

士的女儿入弗·列斯纳先生（国际创始人之一入爱德华·伯恩施坦先生和 J．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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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尔先生。巴黎公社永垂不朽！

载于 1893 年 3 月 25 日《工人选

民》报第 1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弗·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H 
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557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679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但我要马上补充

说，我们社会党人对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我们可以从中获得

很大益处。军事拨款没有被批准，主要是由于我们宣传鼓动的结

果。406各议会党派都不能无视我们，政府更是这样，它十分清楚，对

它来说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

军事拨款的时候，都非常愤慨，中央党“和激进派558 在表决时所采

取的立场，无疑是受到了舆论压力的影响。”

恩格斯有意强调一下他的话，补充说：“要知道，德国人民说：＇我

们的士兵已经够多了！应当到此为止了！＇“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恩格斯先生？”

“现在，当我同您谈话的时候，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已解散

的帝国国会更不乐意投票赞成拨款。不过，我也不是闭眼不看这样

的可能性：新当选的、将要在立法机构任期五年的帝国国会议员们可

能同政府相勾结，因为政府稍微借助于缓和的暴力就能让一项妥协

的议案获得通过。但是，非常可能，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拨款，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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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只好来个第二次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

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会使冲突尖锐化，

那时候还很难说谁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 1864 年在俾斯

麦和普鲁士议会之间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247

就会重演。”

恩格斯的回答本身引出了我的问题一一他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经展

开讨论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外

战争。

我的交谈人迅速地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容易。

在 1864 年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鲁士是个中央集

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要企图

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它必须得

到各邦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同意搞政变，它就

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解体。但

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各小邦反抗普鲁士统治的唯一保障，它

们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

摆布。难道可以设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吗？不会的，

我对此是持保留看法的，我要对您说的是：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

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各邦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

支持他，而各邦政府也永远不会一致赞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说法没有说服我，我继续强调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驳说：＂我并没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种

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们的许多朋友已经说过，他

们预见会有人破坏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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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

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

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

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说，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吗？我

不认为会这样。也许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龄资格限制，送给我们一种

审查和修订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说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种普选权

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439 。”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议员当中进行大规模逮捕吗？”

恩格斯提高声音说：“不，在德国谁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某

些邦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会认可这种明目张胆地违反

宪法的行为。别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是各小邦能够借以防止

被普鲁士政府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们转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悲

观的。

他对我说：“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当前，谁会去承担挑起战

争的责任呢？也许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征服？…… 即

使这样，也有问题！…… 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它从国外拿不到

钱，连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说到这里，我的交谈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继续说：

“实在说，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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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贫带了。如果法国政府了解

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切……

除了钱和有效的军事援助。没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孤立……

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军事威力吧！请回想一下土耳其战争。要

是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列夫纳是无能为力的……83

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在今天，战争的结

局是那样难以预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估计的全新的条件下。出

现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

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闻的击穿力。出现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

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

在战争过程中试用过。因此，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武器上的这一变革

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就会遭到

反抗；人们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仑第三

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今天，战争将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将

处千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

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们

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主要是俄国。在同俄国

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

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

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

的控制。英国政府可以通过向那些经营各种横渡大西洋业务的公司

拨付经费的手段，来支配在它监督下建造的这些公司的船只；因此，

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

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运送给养的商船开往它所反对的那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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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成为局势的主宰。当交战

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刻出来迫使双
方接受它的嫦和条件。话又说回来，别担心威廉二世可能发动战争。

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我还有—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千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

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 1890 年多获得 70 万

张选票，也可能多 100 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

是 250 万张，也将是 225 万张。437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

同这个数字相对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

150 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 80 名议员，而不是 36

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

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 10 万居民产生一名议

员。559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 6 名议员，虽然现在柏林的居民

巳经超过 150 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 16 名议员。另一个例子

是：科隆现在已有 25 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 1 名议员。”

”所有的选区都会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 400 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注视了

一会儿，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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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

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

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

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理论的时候，在我看来还

非常遥远。

恩格斯先生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

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 可能到本世纪末您

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

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

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 1895 年才举行，那么

我们将会得到 350 万张选票。而全德国的选民是 1 000 万，其中参

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 700 万。如果在总数 700 万选民当中有 350 万

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

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

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 1 000 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

150 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

为，每六个士兵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 350 万张选票的时

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对千受社会党人影响的军队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千自己的原则表示

怀疑时，恩格斯先生对我作了说明，原话如下：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

地做过的事情22见拒绝向人民开枪。是的，无论吓坏了的资产者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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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说，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思想

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

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

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

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

听了这些充满乐观精神的话以后，我就向弗·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载于 1893 年 5 月 13 日《费加罗

报》第 133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1893 年五一节给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电560

伦敦。祝贺五一节。奥地利无产阶级万岁！

写于 1893 年 4 月 30 日或 5 月

1 日

载于 1893 年 5 月 5 日《工人报》

第 18 号

考茨基仇恩格斯、弗赖贝格尔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0 指恩格斯的秘书路·考茨基。一一编者注



＊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

对英国《每日纪事报》
记者的谈话561

687 

……我在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先生的寓所访问了他，他由于德意志帝国国

会选举的结果而喜气洋洋，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回答我的问题说：＂我们增加了 10 个席位。第一次投票时，我

们获得 24 个席位，第二次投票时，我们的 85 位候选人有 20 位当选。

我们得到了 16 个新的席位，失去了 6 个席位，这样，我们净增 10 个

席位。柏林的 6 个席位中我们拥有了 5 个。”

“你们一共得到了多少选票？”

“这我们只有到帝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才能知道；那时候会提交选

举报告，不过预计会有 200 多万票437 。 1890 年，我们得到了

1 427 000 票。请不要忘记，这些选票纯粹是给社会党人的。除了激

进共和主义政党人民党562 中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联合

起来反对我们。我们提出了 391 个候选人，并且拒绝同任何别的政

党取得协议。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再得二三十个席位，

但是我们坚决拒绝任何妥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立场才这样有

力。我们的人，除了我们党自己的纲领以外，没有义务支持任何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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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措施。”

”可是，你们有 200 万选民，不是本来应当得到更多的席位吗？”

”这是由千有缺陷的议席分配办法。帝国国会成立之初，原定

各选区平等，每 10 万居民选出 1 名议员；但是，原本选民人数就多

寡不均，加上居民的增长和迁徙，使得现在各选区的选民人数相差

很大。这对我们非常不利。559 就以柏林李卜克内西的席位为例

吧。他在选区里得到 51 000 票，而这个选区的居民却有 50 万

左右。”

”为什么你们失掉了 6 个席位呢？”

“失掉这些席位，各有各的特殊情况。不来梅，我们在 1890 年就

认为不过是侥幸取胜。在吕贝克，我刚从倍倍尔那里听说，许多工人

离开了，如果选举是在冬天举行，我们应当会保住这个席位的。此

外，不应忘记，商业萧条对我们的打击比对你们更厉害，我们不得不

同每一个企业主的激烈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虽然投票是秘密的，但

有心人士已经找到办法将秘密投票化为乌有了。我们投票不像你们

英国那样是在一张选票上划记号；而是每一个选民用他带来的选票

投票。此外，商业萧条和 1892 年的霍乱流行，迫使许多工人接受了

公共救济，而这要剥夺他们一年的选举权。563,,

恩格斯先生接着说：”但是，我们的失败比我们的胜利更让我引

以为傲。在德累斯顿农村选区，在总共 32 000 票中，我们。得到的票

数比所有其他党派都投票赞成的那位候选人©只少不到 100 票。在

0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选区的候选人是格·霍恩。 编者注

@ 费·奥·汉尼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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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滕森，我们的候选人。在总共 27 000 票中所得的票数，比那位也是

得到所有其他党派支持的当选议员©只少不到 500 票。在斯图加

特，我们的候选人©得到 13 315 票，只落后那位当选议员＠ 128 票。

在吕贝克，在总共 19 000 票中我们只落后 154 票。而且，正如我已

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选票都是拥护社会党人而反对所有其他党派的

同盟的。”

“现在请您谈谈，你们的政治纲领是怎样的？”

“我们的纲领差不多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18 的纲领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完全不一样。”

“我想，你们的政策更接近费边社509 的政策？”

“绝对不是“，恩格斯先生用十分强烈的语气回答。“我认为费边

社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它希望只用这个党所提出的那些手段

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反对所有现存的政党并准备同它们作斗争。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像一个纯粹的小宗派，而且像一个纯粹的小宗派

那样行动。这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不懂应该怎样领导整个工人运

动并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例如，

它要求约翰·白恩士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打出红旗564 ，然而，这一行

动会毁掉整个运动，不但不会争取到码头工人，反而会把他们重新推

回到资本家的怀抱里去。我们不做这种事。但是，我们的纲领是纯

0 海·莫尔肯布尔。－——编者注

＠奥·毛奇伯爵。一编者注

@ 卡·克洛斯。一一编者注

＠古·西格勒。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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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社会主义的纲领。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

具归社会所有。诚然，我们接受任何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一切，但只是

把它作为分期偿还的债款，我们对此并不感谢。我们永远投票反对

预算、反对任何军事拨款或扩充兵员。在那些第二次投票时没有我

们候选人的选区，我们的选民得到了指示，只投票给那些承诺反对军

事法草案、反对以任何形式增税和以任何形式限制人民权利的候

选人。”

“这次选举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军事法草案将获得通过。406反对派行将彻底瓦解。事实上，我

们是目前唯一真正的和强有力的反对派。民族自由党96归附了保守

派。自由思想党103 分裂成两部分，这次选举差不多把它彻底击垮

了。天主教党“和一些小党派不敢冒再一次解散帝国国会的风险，

它们不敢抵抗，宁愿让步。”

“现在请您谈谈欧洲的政治形势，照您看来，这次选举对此将有哪些影

响呢？”

“好吧。如果军事法草案通过了，那么法国和俄国显然也将在这

方面采取行动。法国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男性国民，甚至身体不宜服

役的人，都招募到军队里去了，不过它无疑将着手改善它那作为作战

机器的军队。俄国将会碰到补充军官的困难。当然，奥地利和德国

将一致行动。”

“那么，照此说来，欧洲的和平前景很渺茫吗？”

“任何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都可能导致冲突，不过，我并不

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战争。新式速射武器的准确性和射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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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无烟火药的运用，标志着军事上发生了革命，以致谁也无法预测，

在这样的新条件下作战，正确的战术会是什么样的。这将是挺而走

险。而将来在战场上对峙的军队，也将是如此强大，以致同未来的战

争比较起来，过去的一切战争都形同儿戏。”

“照您看来，社会民主党将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我们赞成和平。我们始终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

林气在色当战役214之后，马克思和我写了国际的宣言0，我们指出，

德国人民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没有争端，我们要求体面条件下的和

平，并且准确地预言了后来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就是：这一兼并会把

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并对欧洲和平造成长期威胁。我们的党在帝国

国会里向来要求，应该给予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自己决定自己未

来命运的机会 或者重新并入法国，或者留在德国，或者并入瑞

士，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

“那么，您认为成立｀欧洲合众国＇已经为期不远了吗？”

“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思想正在欧洲各国

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志。在

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

的艺术。”

“您可以给我一些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增长的数字吗？”

这时，恩格斯先生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图表＠，上面标示着自从目前这样

0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编者注

@ 这份图表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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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国会成立以来，各次选举中每个党派所得的票数。

他说：＂1877 年，我们得到 50 万票； 1881 年，由于严酷的反社会

党人法见我们只得到 30 万票； 1884 年， 55 万票； 1890 年， 1 427 000 

票。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得到 200 多万票。”

“您怎样解释这一异常迅速的增长呢？”

“主要是经济原因。 1860 年以后，在我们德国，正如 1760 年和

1810 年之间在你们英国一样，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工业革命及随之而

来的一切不良现象。你们的工业家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其次，

目前的商业萧条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比对你们那个年老的工

业国家打击更大。因此，对工人的压迫也就更厉害。当我说工人的

时候，我是指所有各阶级的劳动者。受大商行排挤的小商人、职员、

手工业者、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开始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

制度的压迫。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救方法，既然他们都

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很快就觉悟了并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

组织是完美无瑕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钦佩而又绝望。它之所以

成为完美无瑕的，那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反社会党人

法很像你们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565 。此外，我们的军事素养和纪律

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们的竞选宣言和文件在一刻钟内就

送到所有 24 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局甚至请求我们帮

助他们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

“那么，您希望很快看到 这是所有人都很好奇的——一个社会党执政

的政府吗？”

”为什么不想呢？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们在



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 693 

1900 年和 1910 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我们

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才方面，都不会有所
欠缺。我想，到那个时候，你们的人民恐怕将拥有这样一个政府，在

那里，悉尼·韦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试图感化自由党。我们不

相信能感化资产阶级政党。我们感化人民。”

载于 1893 年 7 月 1 日《每日纪

事报》第 976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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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

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443

如此热烈的欢迎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出于对那个人（他指了

指卡尔·马克思的肖像）的尊敬。我正是和他一道开始了战斗：正是

同他一起，我在 1843 年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

文章。566

社会主义运动在后来的发展，是我们当时所无法想象的。那时

我们只是孤军奋战，而今天你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让一切官方权力

发抖。

还有一个日子，又过了 30 年，人们感到对国际129不应该再抱有

希望。那时，欧洲无产阶级遭受了一次让所有人都悲痛万分的挫

折 巴黎公社的失败，那也是一段光荣的回忆。国际代表大会206

作出了如下两个决定：

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

第二，使欧洲无产阶级放弃变得过千狭隘的斗争形式，这种斗争

形式会导致无谓的牺牲。

国际就这样解散了。

从那以后，我们又看到了国际的重生，而重生的国际采取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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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灵活、能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形式。请诸位想象一下，一个企图对

欧洲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的总委员会；这是无法实现的。今日奋发

的团结精神会做好该做的事，而代表大会要来完善已经取得的成果。

在这一新的形式下，国际不断壮大，日益巩固。此刻，它对未来

充满信心。

让我们继续我们坚持至今的事业吧；让我们致力于统一，不要纠

缠于琐碎的事情，要目光远大。

最后，我想对法国同志说几旬话。

希望你们赢得这场重大的选举战役的胜利436 ：我祝愿你们获得

和德国同志一样的成就437 ，如果你们的辉煌胜利能够让德国同志相

形见细，他们将头一个对你们表示祝贺。

国际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万岁！

载千 1893 年 8 月 15 日《正义

报》第 4962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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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

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443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译成我热爱的德语。O 你们对我的热

烈欢迎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为了我个人，

我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

它的。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以来，已经整整 50 年过去了。我

们当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

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

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还有一个值得纪念

0 在《 1893 年 8 月 6— 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记录》中，开头的文字为：＂男女公民们！请允许我把我说过

的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成我热爱的德语。” 编

者注

@ 在《 1893 年 8 月 6— 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记录》中，从“自从马克思”到“发表文章”的这段文字为：“自

从马克思和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我们的第一批社会主义的文章从

而加入运动以来，已经整整 50 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就从

当时的小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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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 1872 年举行了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206 。在这次大

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限。
这个决定是否多余呢？巴黎代表大会139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261 和

这次代表大会353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第二，国际停止以旧形

式进行活动。当时是陶醉于光荣的公社鲜血的反动势力猖獗到了

极点的时候。旧的国际如果继续进行活动，就只会造成得不偿失

的牺牲；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也就是退出了舞台。让各

国无产阶级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

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应当秉承这种精神在共同的基

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

论，但是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的立场。松散的联合，历次代表

大会所支持的自愿结合 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世界上任何力

量都无法再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胜利。。我路过德国时，不止一次

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表示愧惜。他们说，同警察

作斗争要更有意思得多。像这样的战士，任何警察置任何政府都

是制服不了的。

0 在《 1893 年 8 月 6— 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记录》中，下面还有一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里有很多

英国代表出席，要知道他们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无论

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这里肯定有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地

方，他们也可以学习学习。”这段话应该是恩格斯用英语发表的讲话的

一部分。一编者注

@ 在《 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记录》中，不是“任何警察“，而是“全世界任何警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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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载于 1893 年 8 月 15 日《前进

报》第 19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0 在《 1893 年 8 月 6— 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记录》中，最后还有一段话：＂（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祝贺声，欢
呼声经久不息。与会者全体起立齐唱《马赛曲》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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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443

很遗憾，年龄也不允许我学习捷克文了。你们民族的历史上有

许多社会的和民主的传统对我们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你们当中那

些力求获得自决权的人567是正确的；他们的诉求是很自然的，对此

我们应该赞同。可惜，他们对自然的社会运动表现得目光短浅。我

们坚信我们会取得结束一切民族压迫的胜利。请转达我对我们的兄

弟们的问候！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千 1893 年

8 月 19 日《人民之声》第 15 号

原文是捷克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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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

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443

敬爱的同志们！

今天晚上你们对我的接待我当之有愧，在我离开这个会场以前，

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心我只能说，可惜现在只有我

有幸来收获我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你们

的热烈欢迎的。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 50 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

些事情，那么，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回报。我的最好的回报就是你

们卢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

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

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

事，都得顾及到我们。我们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强大的力量，比其他强

大的力量更能起决定作用。这使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白活心我

CD 在发表千《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开头这句话。 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从“如果说我”到”就是你们！＂的这段

话为：“如果说我的确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能说的是，我不需要回

报。我的回报就是你们！我的回报就是整个世界！“ 编者注

@ 在发表千《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从“没有一个国家”到“我们没有白活”

的这段话为：“没有一个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力量，

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比其他强大的力量都要强

大。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得顾及到我们。”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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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自豪地、满意地回顾自己的事业。在德国，有人曾想用暴力来

镇压运动，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资产阶级意料不到的方式作了回

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心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稳

步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战

栗（暴风雨般的掌声）皇刚才一位讲演人＠提到，在国外，社会民主

运动总是被人低估心敬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街道，看了资

产阶级如此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常漂亮的大厦（会

场大为活跃沁，有人还领着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占领过

的市政厅大厦富丽堂皇的拱廊。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厦的那一天

起，就没有人再低估你们了（掌声雷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 H

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惶恐，当时他们

0 在发表千《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从“在德国”到“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

的这段话为：“你们现在正在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中

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衡量党的影响力和优越性的唯一手段。

最近 20 年的德国历史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所有的执政者“，而是“富人”。

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一一编者注

@ 卡·洛伊特纳。 编者注

@ 在发表千《新自由报》的报道中，这句话为＂甚至在国外也没有人低估

这个运动”。一一编者注

@ 在发表千《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敬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

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而是“今天我看了资产阶级”。

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 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有人还领着我看了你们曾经正

大光明地“，而是“我从议会走进你们最近曾经＂。一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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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说，切月 9 H无产阶级统治了维也纳568 ，而且统治得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好。（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

斯万岁！”）＠

载于 1893 年 9 月 15 H 《新自由

报》第 10440 号和 1893 年 9 月

22 日《工人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0 在发表千《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惶恐，

当时他们报道说“，而是“当维也纳的消息传来时，我看到英国报纸记

者们面露惶恐之色”。一编者注

@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一—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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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B 在

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443

同志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为我举办热情的欢迎会，我是当之有愧的。在这

里我只能重复我在苏黎世和维也纳已经说过的话卫这场欢迎会我认

为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一个伟人的同事和战友，为了卡尔·马

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它。

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是一个议会活动家，我的工作是在

另一个领域，我主要是在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不过，我还是想对你

们说儿旬话。我上一次看到柏林，已经是将近 51 年前的事了。417 自那

时以来，柏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它是一个居民不足 35

万的小小的所谓“王都＂，靠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来维持。现在它已

是一个拥有差不多 200 万居民的、靠工业来维持的大都市了；今天即

使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柏林也还是柏林。而且

柏林的工业发展还引起了另一个变化。在那个时候，柏林还没有一个

社会民主党人；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呢，几个

月以前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经受了检阅，党列队行进，获得了将近 16 万

张选票437 ；柏林总共六个议员中有五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

柏林领先于欧洲所有的大城市，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而且不仅是柏

0 见本卷第 696— 698 、 700—702 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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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国所有其他地方也都完成了同样的工业革命。我有 16 年不在

德国了。569你们都知道 因为你们都亲身体验过 从 1878 年起，

这里由反社会党人法“统治着，现在你们已幸运地把它废除了。当这

项法律还生效的时候，我一直避免到德国来；我想使当局免除把我驱

逐出境的麻烦，要知道，那时候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全场欢动，

有人喊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在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已经看到，德

国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大的转变。在上一代，德国是个农业国，三分之

二的居民是农村居民；现在它巳是个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莱茵河两岸，

从荷兰边境到瑞士边境，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

烟囡。初看起来，仿佛这只是和资本家有关系的事。但是资本家在发

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阶

层 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

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谁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党人。资产

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在每一次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不可遏

止地增长感到震惊，他们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稍微聪明一

点，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

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

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

利。同志们！我确信今后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最后让我高呼：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千 1893 年 9 月 26 日《前进

报》第 226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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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570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现在正在排印中，可望不迟于今年 9

月问世。盼望已久的第三册将完成整个著作的理论部分，到那时，有

待完成的就只剩下最后一册即第四册了，第四册将对剩余价值理论

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概述心第一册表明，资本家怎样从工人那里梓

取剩余价值，第二册则表明，这个最初包含在产品里的剩余价值怎样

实现为货币。可见前两册所谈到的剩余价值，只是它在第一个占有

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情形。然而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留在这第一

个占有者的手里；随后它就以商业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的形
式在各个得益者中间进行分配；第三册所阐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

配规律。而讲完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就结束了剩余价

值的整个生涯，此外对它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好谈了。除了利润率的

一般规律，第三册还研究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信贷和银行、地租和

地产等问题，这些问题连同前两册研究过的题目，已把标题中所答应

要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括无遗了。

写千 1894 年 1 月 9 日或 1O H 

载于 1894 年 1 月 12 日《前进

报》第 9 号

0 见本卷第 614—615 页。 编者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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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5 年 1 月 1 日

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571

在 10 月份选举结束的第二天572 ，在恩格斯堆满报刊的工作室

里，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快步朝我走来，愉快地握住了我的手，用一

种出于激动而略带颤抖的声音告诉我，我们的获胜公告给他带来了

欣喜573 ……

亲爱的伙计，请务必转达给我们的比利时同志，就说他们，还有

萨克森人，都是被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选中的人民，如果他们代表工人

党出席下一次的伦敦代表大会574 ，我将极为高兴同他们会面！

载于 1895 年 8 月 8 日《人民报》

第 220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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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95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

同维·阿德勒的谈话575

他临终前几天跟我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时说，这个党一定会

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是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政党，而其

他所有政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都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在党内已经解

决了这个问题，尽管还有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追随各种民族口号。

但是，一旦无产者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一旦德意志、捷克和波兰

的工人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就不再是德意志人、捷克人和波兰

人，并且毫不丧失自身的特性，而共同的利益会促使他们共同开展斗

争。奥地利工人已经证明，作为人类，不同的民族可以生活在一起。

没有必要挑动具有共同利益的民族互相残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

经证明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就是恩格斯临终前几天跟我阐述的道

理。……恩格斯在小石板上向我写道576:"替我向奥地利人致意！”

那时我就知道，他认为奥地利人将会勇敢而坚定地向前迈进。

载于 1895 年 8 月 20 日《工人

报》第 22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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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主、｀
，

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恩格斯应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为他们准

备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

中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对外侵略和战争政策，指出沙皇俄国

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制度是扼杀欧洲革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

动的元凶，同时揭露了西欧反动势力同沙皇俄国互相勾结的反动目的。

恩格斯通过考察 19 世纪欧洲局势的演变，揭露了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

军备竟赛和掠夺政策，指出：“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

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

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见本卷第 50 页）恩格斯基千这一科

学的分析和预测，阐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

义，指出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与西欧工人阶级政

党能否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这个历史任务就是“解决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

（见本卷第 49 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辩证地、历史地、富有预见性地分

析形势以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典范，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

深刻的影响。

这篇文章写于 1889 年 12 月— 1890 年 2 月，原文是德文，译成俄文

后，以《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为标题，在 1890 年 2 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

人》杂志（伦敦）第 1 期刊登了第一章，其余两章刊登在 1890 年 8 月出版

的该杂志第 2 期。在此期间，前两章用德文原文发表在《新时代》（斯图加

特） 1890 年第 8 年卷第 4 期。但是《新时代》编辑部未经恩格斯同意，擅自

对文章作了修改。这些修改歪曲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所

做的评论。恩格斯在 1890 年 4 月 1 日给杂志编辑卡·考茨基和出版人

约·亨·狄茨的信中，对这种做法表示抗议。后来这两章经重新编辑修

改后与第三章一起发表在该杂志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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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发表在 1890 年《时代》杂志（伦敦） 4 月

号和 5 月号。此外，还有三份恩格斯原始手稿的片断和一份打字稿的片

断也保存了下来。本卷译文根据《新时代》杂志 1890 年第 5 期所载德文

版翻译，这一版本与其他版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在恩格斯生前，这篇文章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先后以丹麦文、罗

马尼亚文、法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全文或部分发表。这篇文章最后阐

述欧洲形势的部分，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在一些德文报刊如 1890 年 7 月 1

日《选民报》（莱比锡）第 113 号上发表。——3 。

2 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初起，英国政论家、前外交官戴·乌尔卡尔特通过他的

杂志《公文集》，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有关欧洲列强进行秘密外交活

动的文件，其中许多文件揭露了多年来英国对外政策实际领导人帕麦斯

顿的外交活动的内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致力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活动，在一些

关千外交问题的文章中，如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西方列强和土耳

其》（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 13 卷），恩格斯在《土

耳其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等文章中都引用

了乌尔卡尔特公开发表的材料或文件。马克思撰写的一些文章也被乌尔

卡尔特发表。

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过乌尔卡尔特，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的根本区别，并坚决驳斥了资产阶级

报刊把他称作是“乌尔卡尔特分子＂的诬蔑性言论。 6 。

3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 1679 年，就詹

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

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见注 188)讥称

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坚持反动的

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

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

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 1832 年议会改革（见注 287)使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进入议会。 1846 年废除谷物法（见注 277) ，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

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 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在老托利

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一—6 、 64 、 125 、 135 、 382 、 409 。



注释 713 

4 1832 年英国议会改革后，英国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上半叶形成

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

党人、自由学派和皮尔分子即左翼托利党人组成，它在成立后取代了辉格

党在英国两党制中的位置。一6 、 64 、 135 、 320 、 380 、 400 、 409 、 494 。

5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

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 13 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

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 17 世纪以前，枢密院在治

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到了 18 、 19 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

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

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己没有任何意义。一6 。

6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伏尔泰《答（三个江湖骗子〉一书的作者》中的名言：

”即使不存在上帝，也应该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一一 6 。

7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

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

不佳。一7 、 123 、 140 。

8 俄国 1874 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根据自 1874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欧洲部分所有 20—40 岁的男子都有服
兵役的义务。从 1876 年起，服役期分为 5 年现役和 12 年预备役。服役

人员从适合服役的男子中抽签产生，所有 40 岁以下有服役义务的非在役

男子都编入民军。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层社会的特权、扩大到有

产阶级的各种权利、各阶层人民不平等的服役条件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妨

碍了沙皇俄国以资产阶级国家为模型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施。 9 。

9 指欧洲第六次(1813-1814 年）和第七次(1815 年）反法同盟战争。 9 。

10 “民族原则”原本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路·波

拿巴在《拿破仑观念》(1839 年巴黎版）一书中曾对其进行了论述。根据这

一原则，每个民族都有权在其自然疆域内决定自己的命运 从文化自

治直至独立。波拿巴当政后以“民族的保卫者“自居，试图利用这一原则

来修改 1815 年维也纳会议（见注 43) 的结果，但实际上常常用它来掩盖法

国的沙文主义和霸权野心。马克思在他的押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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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版第 21 卷）等文章中对

“民族原则“进行过揭露和批判。 11 、 628 。

11 立陶宛大公国建立千 13 世纪初， 13-14 世纪兼并东斯拉夫大片领土，到

1430 年时，今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先祖加上少数大俄罗斯人占据公

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居住在公国 90％的领土上。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在 1385 年签订克拉科夫合并条约，首次进行合

并，并推行天主教。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两国曾数度分合。 1569 年卢

布林合并条约签订，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一个贵族共和国。——11 。

12 东方礼天主教徒是指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而成的东方礼天主

教会的教徒。波兰和立陶宛的希腊正教会在 1596 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

上宣布与罗马天主教会合并。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约，乌克兰和白俄罗

斯的正教会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但仍旧保

持正教教会的仪式，而且礼拜仪式继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12 。

13 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

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

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三十年战

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 年）、丹麦时期(1625-1629 年）、

瑞典时期(1630— 1635 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 (1635— 1648 年）。三十年

战争以 1648 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

政治上的分裂。一12 、 99 、 302 。

14 17— 18 世纪在封建贵族的波兰国会中实行如下原则：决定任何问题必须

一致通过。这一原则又称为自由否决权。根据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

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即使所有其他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

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

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2 。

15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指 1648 年三十年战争（见注 13)结束后签订的以下

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订的和

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这两个城市都在威斯

特伐利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与德意志诸侯互相勾结，根据和

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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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儿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

布斯堡王朝从前在阿尔萨斯的领地，它对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也得

到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

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德意志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缔

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一12 、 18 。

16 1873 年底至 1874 年初，恩格斯就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

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 年耶拿版）第 2 卷作了一份摘录，其

中有如下内容：＂主要杠杆［是J支付手段的增加等等，后者由对诸侯们的

贿赂，法国给巴伐利亚、奥地利和主教们的补贴等造成＂。随后恩格斯援

引了该书第 206 页的一些数据。 13 。

17 指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相传是由彼得一世或他的后裔下令制订的一份

计划。 1812 年，法国人沙·路·勒叙尔在《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

19 世纪初叶的发展》(1812 年巴黎版第 176— 179 页）中提到这份所谓存

放在俄国皇帝的秘密档案馆里的计划的内容，说该计划设定俄国外交的

目标是征服欧洲和夺取世界霸权。 1836 年，弗·加亚尔代在《骑士德翁回

忆录》一书中声称，德翁曾在 1757 年将遗嘱的一份抄件带到法国。 1859

年，经格·贝克霍尔茨考证，所谓“遗嘱”是伪造的。 13 。

18 塞米拉米斯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著称。伏

尔泰曾将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称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后

来又将该称呼用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

关系？》一文中曾提及这一称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30 页）。—一 14 。

19 恩格斯这里大概是借用了黑格尔的说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 2

卷中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人

所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

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恩格斯在 1885 年 4 月 23 日给维·伊·查苏

利奇的信中明确地把“历史的讽刺“同黑格尔联系起来：＂这就是黑格尔所

说的历史的讽刺……＂一15 、 628 。

20 七年战争是 1756-1763 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

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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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

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 1763 年，七年战争

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

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儿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

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

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

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

实力。 16 。

21 彼得堡同盟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于 1764 年 3 月 31 日签订的防御同盟条

约，有效期为八年。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入侵时另

一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在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在条约

的秘密条款中双方承诺决不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在一项专门的秘密条

款中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彼得堡同

盟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士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加强在波兰的势力的意

图。 16 。

22 笫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 1772 年 8 月 5 日在圣彼得

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

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和白俄罗斯东部

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 29％的领土。 17 。

23 恩格斯在自用的路·霍伊瑟《从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到德意志联邦建立

的德意志史》第 1 卷(1857 年柏林第 2 版）的封里写有如下札记：

"18 世纪｀开明＇政治的三个试验：

(1)弗里德里希二世 几乎一事无成 ) 两人都是

(2)约瑟夫二世 失败 ) 俄国的同盟者

(3)法国人民一—将其付诸实施。” 17 。

24 指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由法国代表沙·达来朗在 1814— 1815 年维也

纳会议（见注 43)上提出。“正统主义的＂源千拉丁文“legitimus“ ，即“合法

的＂。这一原则的提出旨在恢复欧洲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

仑战争期间被推翻的那些所谓“合法的“王朝。 17 、 27 。

25 泰申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千 1779 年 5 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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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申签订的和约。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

1779 年）。根据和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
区，萨克森则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归普法尔茨选帝侯所有。泰申

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

至 1763 年的胡贝图斯堡条约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最初充当交战双方

的调停人，后来在和约的一项专门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

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 18 。

26 此处是指 1768-1774 年和 1787— 1792 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两次战

争均是俄国获胜。一18 。

27 美国独立战争即北美独立战争(1775— 1783 年），是 13 个英属北美殖民

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 1781 年 10 月，英军主力被

击溃后在约克镇被迫投降，交战双方最终于 1783 年 9 月签订了巴黎和

约。 19 。

28 鉴于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妨碍中立国商船的航行，叶卡捷琳娜二世

在 1780 年 3 月 11 日发表了一篇宣言，首次提出武装中立原则，宣布中立
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

贸易，悬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在这篇宣言的基

础上，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结

成武装中立同盟(1780— 1783 年），甚至交战国法国、西班牙和北美也加

入同盟。以武装中立原则为基础，巴黎和会与会国于 1856 年 4 月 16 H 
签订了《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并将其作为巴黎和约（见注 29) 的附件。

-19、38 。

29 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在

1853— 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千 1856 年 3 月 3O H 签订了巴黎和

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

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的宗主权，

同意黑海中立化；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

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 19 、 36 。

30 指 1793 年和 1795 年第二次和笫三次瓜分波兰。 1793 年 1 月 4 日，俄国

和普鲁士签订了关千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同盟条约。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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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但泽（今格但斯

克）、托伦以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 1795 年 10 月 24 日，俄国、普鲁士和

奥地利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圣彼得堡公约。俄国分得了立陶宛、库

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

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大部分划归

普鲁士。在第三次瓜分后的一百多年中，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

立国家而存在。 19 。

31 指笫一次反法同盟。 1792 年 2 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待下，普鲁士和

奥地利缔结了旨在对法国进行干涉的军事同盟。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法

国宣布共和以及 1793 年 1 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

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千 1793 年公开参加了反法同

盟。法国和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一直持续到 1797 年。 19 。

32 1783 年夏，在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瑞典国王古斯

塔夫三世在胖特烈港（芬兰）会晤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古斯塔夫

想探明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以及她对瑞典进攻丹

麦和兼并挪威的计划所持的态度。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时也力图和瑞典搞

好关系。但是由千俄国尚未打算放弃与丹麦的联盟以及不同意瑞典兼并

挪威，会见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 20 。

33 吕内维尔和约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败之后奥地利代表德意志帝国与法国

于 1801 年 2 月 9 日签订的和约。和约确认了法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

法同盟战争期间扩大的疆域，包括法国对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卢森堡的

兼并。和约还承认法国对 1795— 1798 年在它支持下建立的巴达维亚、海

尔维笫、利古里亚和南阿尔卑斯等共和国的统治。 21 。

34 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代表会议(1801 年 10 月经雷根斯堡帝国议

会选举产生，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于 1803 年 2 月 25 日通过的解决莱

茵地区领土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实际上确认了法国和俄国千 1801 年 10

月缔结的秘密协定的有关条款。根据决议，总人口达 300 万的 112 个德

意志小邦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普鲁士以及完全依附拿破

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以补偿这些德意志诸侯因莱茵河左岸

领地被割让给法国而遭受的损失。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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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805 年 12 月 2 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会战以

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奥地利在这次战败后退出了第三次反法
同盟，与拿破仑签订了普雷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并于 1806

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第四次同盟。

莱茵联邦是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

西部各邦的军事政治联盟。最初有 16 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

参加，此后除普鲁士和奥地利外德国几乎所有的邦都加入了联邦，这些邦

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由千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 1813 年瓦

解。——22 、 25 。

36 这里列举的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参加这次反法

同盟的国家有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普鲁士于 1806 年 7 月同俄国

订立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

耶拿（图林根）会战于 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

之间进行，普军被击溃。

埃劳（东普鲁士）会战千 1807 年 2 月 7— 8 日在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

之间进行，这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一次极其惨烈的战役，拿破仑损

失了大量兵力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弗里德兰（东普鲁士）会战于1807 年 6 月 14 日在法国军队和俄国军

队之间进行，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告结束。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

普鲁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签订的和约。和约对普鲁士极为苛刻，

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

分裂战败国，拿破仑没有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割

让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俄国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

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

上成立华沙大公国（法国企图使之成为进攻俄国的跳板），与普鲁士一样

解除与英国的联盟，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见注 41) 。拿破仑强行签订

的掠夺性的蒂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 1813 年反

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23 、 339 、 466 。

37 1808 — 1809 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俄军于 1809

年初横越波的尼亚湾的冰封地带。俄军入侵瑞典领土加速实现了瑞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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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反对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阴谋，这一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

族寡头的利益。 1809 年 3 月古斯塔夫四世被推翻，此后不久，其叔父塞德

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 9 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

在胖特烈港（芬兰）签订和约，将芬兰出让给俄国。——23 。

38 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 1807 年 6 月 25 H 千蒂尔西特和约（见注

36)签订前在俄罗斯和普鲁士边界的涅曼河的会见，以及 1808 年 10 月 12

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在前一次会见中，拿破仑同意了俄国对土耳其的

多瑙河领地的吞并。在后一次会见中，为了在与奥地利交战时能得到亚

历山大一世的援助，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多瑙河流域

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儿亚的领土要求。－-23 。

39 俄土战争从 1806 年开始，以 1812 年 5 月 28 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

结束(1807— 1809 年间曾一度休战）。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获得了直到普

鲁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和外高加索大部分地区以及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

权。和约确认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

列自治权的协议。

俄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客观上有助于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反对土耳其

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 1804-1813 年塞尔维亚人民的起义。塞尔维

亚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 1811 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根

据 1812 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土耳其必须承认塞尔维亚内政自治。但是，

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 1813 年入侵俄国的机会，撕毁和约，对塞尔

维亚发起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了土耳其的统治。后来由于塞尔维亚人

的反抗，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不得不通过 1830 年苏丹发布

的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 23 、 25 。

40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普鲁士外交大臣亚·施莱尼茨的“行动自由政策”一

语。施莱尼茨在 1859 年以此说明普鲁士在法国和皮埃蒙特对奥地利战

争（见注 69)时期对各交战国的态度，即普鲁士既不卷入任何一方，也不宣

布中立。 24 。

41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

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 1805 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

后，拿破仑千 1806 年 11 月 21 日颁布了《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

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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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和奥地利等国。根据 1807 年的蒂尔西特和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

大陆体系。 1812 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

24 。

42 莱比锡会战是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俄国、奥地

利、普鲁士、瑞典）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展开的决战。联军在这

次会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见

注 35) 的瓦解，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

-—25 。

43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反拿破仑战争同盟国（土耳其除外）从 1814 年 9 月至

1815 年 6 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国的君

主和代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

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

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

等地；普鲁士获得了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了

挪威；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名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

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

千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恢复中立；

英国得到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

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 1792 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

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 1815 年

9 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25 。

44 指阿·威灵顿在 1808— 1813 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对法国军队的胜

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1809 年的塔拉韦拉会战和 1812 年的萨拉曼卡会

战，在这两次战斗中，威灵顿因采取了进攻性反击的战术而大获全胜。

一25 。

45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见注 43) 的

决定所吞并的波兰领土（波兰王国）。恩格斯有时也将这部分波兰领土称

为俄罗斯的波兰。－—－26 、 351 。

46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

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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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千 1815 年 9 月 26 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

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儿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

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

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

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千欧洲诸国间的

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

已经瓦解。 27 。

47 这里的“两次起义尝试”可能分别指成立“赫特里”和“友谊社”。

1774 年，俄国和土耳其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土战争告一段落。

此后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发展。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希腊诗人

康·里加斯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一个以解放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为目标

的秘密爱国组织“赫特里”(Hetiirie，意为“社团”)。后来里加斯被奥地利

引渡给土耳其，千 1798 年被处死。

1814 年，以尼·斯库发斯为首在敖德萨建立了秘密爱国组织“友谊

社”(Philike Hetairia) ，以解放希腊、建立以君士坦丁为首都的大帝国为目

的，会员遍及全国，成为希腊最大的秘密组织。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副官

的希腊军官亚·伊普西朗蒂成为同盟最为杰出的首领。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希腊起义最初由“友谊社”发起。 1821 年 3 月 7

日，伊普西朗蒂率领一支 5 000 人的队伍在摩尔多瓦发动起义。由千起义

被镇压，伊普西朗蒂向希腊进军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在这次起义的推动下

希腊很快就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起义。 1822 年 1 月，在埃皮扎夫罗斯召

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召令自己的藩

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镇压起义。 1825 年 2 月，埃及军队登陆伯罗

奔尼撒半岛，击溃了陷入内斗的希腊人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几乎整个半

岛。神圣同盟各国起初对希腊起义抱观望态度。后来，英国、俄国和法国

考虑到可以利用它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千是开始支持

希腊，并给予军事援助。土耳其在 1828 — 1829 年俄土战争中失败后，于

1829 年 9 月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 51) ，承认希腊独立。一－28 。

48 指 1820— 1823 年在西班牙、1820— 1821 年在那不勒斯王国以及 1821 年

在皮埃蒙特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

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镇压了这些国家的革命。—-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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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烧炭党是 19 世纪初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最初在法国统治下的

那不勒斯王国成立，旨在争取意大利独立，推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
其成员主要是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

民的代表人物。 1817 — 1831 年间曾在意大利多次发动起义，仅 1820 年

的那不勒斯起义获得成功，一度迫使国王斐迪南一世颁布宪法。 19 世纪
30 年代初，由千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的联合镇压，烧炭党逐渐衰落，作为

独立的团体已不复存在。

19 世纪 20 年代，以意大利烧炭党为榜样，在法国产生了同名的秘密

政治团体烧炭党。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其宗旨是推翻波

旁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28 。

50 这里列举的几次会议系神圣同盟 1818 年在亚琛、 1820 年在特罗保（奥帕

瓦）、 1821 年在莱巴赫（卢布尔雅那）和 1822 年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其目

的在千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29 。

51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 1829 年 9 月签订了阿德里

安堡条约。条约规定，多瑙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

岸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实际上

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

为独立的国家（希腊同土耳其的联系仅限千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

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颁布特别敕令使塞尔维亚的

自治合法化。—-32 。

52 克里木战争是 1853— 1856 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

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

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

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

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见注 29)而告结束。 32 、 520 、 667 。

53 七月革命指 1830 年 7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814 年拿破仑第一

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

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

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1830 年 7 月 27— 29 日巴黎

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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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

朝”。—--32 。

54 指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又称波兰十一月起义。 1830 年 11 月 29 日，

华沙发生军事政变，引发了由波兰贵族和知识分子领导并有大量波兰官

吏参加的人民起义，起义军一度赶走了沙皇俄国的军队。 1831 年 1 月 25

日，俄军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下开始向起义军发起进攻。由于起义

军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

时还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怀有侵略野心，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

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以争取农民的支持，起义军最终战败，于 1831 年 9

月 8 日被迫交出华沙。这次起义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

用，并产生了国际影响。 32 。

55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 1833 年 7 月 8 日在君士坦丁

堡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登陆。这支登陆部队被派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

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易卜拉欣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

默德－阿里的儿子）的军队。 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

停下同穆罕默德－阿里缔结了和约，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

德－阿里。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沙皇俄国利用紧张局势和

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了防御同盟，并且签

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该同盟从法律上固定下来。条约中列入

了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

海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 51)和其他的俄土协

议。条约的有效期定为八年。——32 。

56 1839— 1841 年的土埃战争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

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英国害怕站在土耳其苏丹方面的俄国单方面干

预冲突，同时又企图将法国孤立起来，因此千 1840 年 7 月 15 日同俄国、

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一起，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对苏丹提供军事援

助的协定。这一情况造成了法国外交上的孤立，法国迫不得已停止了对

穆罕默德—阿里的援助，这意味着法国在近东问题上的政策遭到严重的挫

败。由千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

及境外的领地，并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一32 。



注释 725 

57 《组织规程》是 1831 年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儿亚的第一部宪法。

这两个公国在 1828— 1829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所占领。《组织规

程》的方案是由两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拟定的。

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

权则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各城市的代表推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

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摇役制，将政治大权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中。

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措施，即废除国内关

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与行政分离以及取消刑讯等。 1848 年革命期

间，该《组织规程》被废除。《资本论》第 1 卷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5— 276 页。一33 。

58 二月革命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

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 53)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

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
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 1848 年

2 月 22—24H 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

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

1848— 1849 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

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 33 、 71 、 420 、 538 、

591 、 621 、 647 。

59 指 1848 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这两个公国

的人民掀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力争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

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场革命在国内反动势

力、苏丹土耳其及沙皇俄国的联合武装镇压下遭到失败。 34 。

60 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 1848— 1849 年革命后日趋尖锐。

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实际已瓦解的德意志各

邦的联合体 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在自己庇护下

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

利于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谈判。

尼古拉一世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

在华沙谈判中，他利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吵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

但实际上站在奥地利一边，反对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意志各邦。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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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在奥尔米茨（捷克称做奥洛穆茨）城，奥普之间签订了一项协议，普鲁士

作出一系列让步，并同意加入由奥地利所恢复的德意志联邦，实际上不得

不放弃由它主导统一德意志的计划。一—34 。

61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在

伦敦共同签订了关千保证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条约。这个文件的基础

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千 1850 年 8 月 2 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

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在内）不得

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脱离丹麦与德国合并的努

力制造了障碍。 1852 年的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是仍然保

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公爵克里斯蒂安（后来的

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

人。—-34 。

62 ”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在原文中为法文，这旬在历史和传

记文献中广为引用的话，据说是奥地利首相费·施瓦尔岑堡在德累斯顿

会议(1850 年 12 月 3 日—1851 年 3 月 15 日）上讲的。这旬话表明，鉴于

在东方问题上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奥地利外交政策开始转向反俄。

一35 。

63 以上两段来自恩格斯未完成的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草稿

的一个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458— 459

页。——36 。

64 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作为新任外交大臣于 1856 年 9 月 2 日给俄国

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他在这个通告中概述了俄国外交

政策的基本方针。一一37 。

65 公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

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公

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公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

土地。公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的公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在

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自 1861 年改革以

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向俄国农业的渗透，公社制

度逐渐解体。一一38 、 67 、 344 、 481 、 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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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这里的虚无主义是对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革命民主运动的称呼。这一运

动的参加者被称为虚无主义者，主要由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

否定沙皇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批判农奴制度和封建思想。这

一称呼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俄语中逐渐消失，但是在西欧的文献中

继续被用来指俄国革命运动的成员，到 80 年代这一称呼在俄国主要指民

意党人。—-38 、 441 。

67 法国和俄国千 1859 年 3 月缔结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拿破仑

第三承诺，对法国准备发动的对奥军事行动给予外交上的援助，一旦战争

发生便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兵力，拿

破仑第三则承诺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 38 。

68 朱·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吞并领

土和扩张势力的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一文（载千 1859 年 6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65 号）中详细摘引了这篇宜言。 39 。

69 1859 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联合皮埃蒙

特（撒丁王国），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他打着“解放”意大利的旗号，企

图通过“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主义政体。意大利的

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则希望在撒丁王国的领导下通过战争实现意大利

的统一。法国和皮埃蒙特的军队获得儿次胜利。但是，拿破仑第三对广

泛开展的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心存恐惧，为保持意大

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于 7 月 11 H 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

兰卡初步和约。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则

仍归奥地利管辖。

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民族解放斗争很快打破了这一外

交安排。由于得到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英勇战斗， 1860 年在西

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南意大利与皮埃蒙特联合，并千

1861 年建立了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成为意大利国王。 1866 年收回威尼

斯， 1870 年攻占罗马，意大利最终实现了统一。——39 、 422 、 528 、 534 。

70 1863-1864 年波兰民族起义期间，普鲁士的俾斯麦政府企图阻止起义扩

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鲁士

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 1863

年 2 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国和普鲁士缔结了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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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39 。

71 1864 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同丹麦之间的战争以丹麦战败而告结束，石勒苏

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 1866 年普奥战

争（见注 72)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39 。

72 1866 年的普奥战争结束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多年争雄的局面，确定了

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

奥登堡等德国北部各邦以及三个自由市，同时普鲁士在国际上和意大利

结成了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选帝侯国、黑

森－达姆施塔特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奥地利一边。军事行

动千 6 月和 7 月在波希米亚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同时展开。奥军于 7 月 3

日在萨多瓦惨败之后，奥地利便开始议和，最后双方于 8 月 23 日签订布

拉格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权利让

给普鲁士，并把威尼斯地区交给意大利王国；由维也纳会议（见注 43)建立

的、联合了 30 多个德意志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普

鲁士领导下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千这次战争，普鲁士吞

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自由市。——39 、 230 、 478 。

73 1865 年 10 月，俾斯麦和拿破仑第三在比亚里茨会晤。拿破仑第三事实上

同意了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并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当时拿破仑第三认

为，即将爆发的普奥战争将会持续很久，他可以伺机插手，从中渔利。

一40 。

74 普法战争(1870— 1871 年）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亚·哥尔查科夫

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有利于普鲁士的

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

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 40 。

75 法国在 1870— 1871 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后，于 1871 年 2 月 26 日在凡尔

赛缔结初步和约，将阿尔萨斯一洛林东部割让给 1871 年 1 月 18 日宣布

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并缴付 50 亿法郎的赔款。 1871 年 5 月 10 日在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初步和约的这一条款。一41 、 55 、

231 、 336 、 466 、 492 、 629 、 6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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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是 1877— 1878 年俄土战争以俄国的胜利告终后，俄

国和土耳其千 1878 年 3 月 3 日在圣斯特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

和约。和约规定成立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公国，它在名义上属千土耳其

（缴纳贡赋），但由俄国占领两年；承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独立及

其版图的扩展。和约的签订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因而引起

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

迫把和约提交 1878 年 6 月 13 日—7 月 13 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进行

审查。 41 。

77 这里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由锡利斯特拉、鲁斯楚克、舒姆拉和瓦尔纳这四个

要塞构成的四边形地区。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开始时，土耳其军队

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 41 。

78 “我们房屋的钥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8 年 6 月和法国大使阿·科兰

库谈话时的用语，科兰库在 1808 年 6 月 22 日给拿破仑第一的报告中转

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41 。

79 柏林和约是 1878 年 6 月 13 H-7 月 13 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签订

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土耳

其的代表。柏林和约对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见注 76) 的条款作了修改，

使之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

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俄国的占领期限缩短

为 9 个月；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米利亚“自治

省，仍受苏丹管辖；黑山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和约确认了圣

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所承认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独立，把 1856 年从俄

国割让的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地区归还俄国，同时也认可了奥匈帝国对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柏林和约使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变得更加

紧张，加剧了战争的危险。 42 。

80 指 1857— 1859 年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人民起义。起义由孟

加拉军西帕依部队 1857 年春的哗变引发，迅速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

区，参加起义的既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相当一部分封建贵族。但是起

义者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共同的目标，而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及宗教和种

姓差别易于被殖民者利用，加之殖民者在军事上处于优势，起义千 1859

年 4 月最终失败。——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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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奥伦堡军事总督瓦·阿·佩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千 1839 年 11

月开始了侵略希瓦汗国（今乌兹别克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进军。这支配

有若干大炮的 5 000 人的俄国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缺乏准

备。由于饥饿寒冷，大批士兵患病，人员折损一半，佩罗夫斯基未能到达

希瓦，被迫千 1840 年返回奥伦堡。一—43 。

82 这里指 1886— 1889 年以法国将军若·布朗热为代表的法国沙文主义运

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

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复辟君主制。

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

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追随者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

的实质（参看恩格斯 1888 年 6 月 3 H 给劳拉·拉法格、1888 年 12 月 4 日

给保·拉法格的信）。

恩格斯在 1889 年 9 月 1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了沙皇政府

资助布朗热 1 500 万法郎一事并提到了消息来源，在 1890 年 1 月 23 H 给

奥·倍倍尔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一－44 、 94 。

83 1877— 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经过与土耳其军队

的激战，千 1877 年 12 月 10 日攻占了保加利亚北部城市普列夫纳（现名

普列文）。 44 、 682 。

84 1867 年奥地利帝国成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莱塔河被确定为该国两部分

的分界线。一部分称齐斯莱塔尼亚，包括奥地利本土、波希米亚、摩拉维

亚、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等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西瓦尼亚，包括克罗地

亚和斯拉沃尼亚等地方。 44 。

85 指美国记者乔·坎南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

是他 1885— 1886 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成的， 1888-1890 年发表在纽

约《现代插图月刊》上。文章以真实材料为基础，揭露了沙俄政府在西伯

利亚虐待政治流放者的暴行，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并很快被翻

译成多种语言发表。恩格斯可能阅读了 1890 年 1 月在柏林出版的一个

德文本。 45 。

86 1890 年 3 月 9 日，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抗议沙皇政府虐待西伯利亚流放

者暴行的集会，在致伦敦工人的呼吁书中提到俄国民意党人娜·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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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达在西伯利亚的监狱被鞭打致死、她的三个狱友服毒自杀一事，英国议

会下院 3 月 13 日的听证会也提到此事。大概根据这些材料， 1890 年 3 月

恩格斯在将本文翻译成英文时增补了这句话。—-45 。

87 指国民代表会议，又称缙绅会议，是 16— 17 世纪俄国的等级代表机构。

沙皇伊凡四世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以领主显贵为代表的封建割据势力

和推行社会改革，于 1549 年 2 月召开第一次全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会

议的召开也标志着俄国等级君主制度的形成。国民代表会议主要讨论解

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开征新税、外交问题等。在其历史上国民代表会议

的召开方式、时间、内容及组成人员屡有变化。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随着

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其作用逐渐减小。 1684 年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18

世纪初被彼得一世废除。

19 世纪末期俄国社会产生了重新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的要求，一些人

希望通过召集这样的会议来限制沙皇的专制权力并推进政治制度改革。
—46 、 637 。

88 1864 年俄国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了地方自治机关。然而从 1866

年起，沙皇政府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在 80 年代残酷镇压

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这种排挤更是变本加厉。一—46 。

89 从“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到“最后成为胜利者”

这句话是恩格斯从《今后怎样呢？》一文的一个手稿片断修改而来，这个手

稿片断保存了下来，相关内容从“要知道“开始，到“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

结束（见本卷第 58 页）。恩格斯在 1890 年 1 月 23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46 。

90 1874 年 2 月 16 日，赫·毛奇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

自从德国人打胜仗以来“谁都佩服我们，可是谁都不喜欢我们”。 47 。

91 恩格斯这里可能暗指 19 世纪 70—80 年代在部分俄国革命者尤其是在民

意党人（见注 458) 中流行的恐怖主义斗争方式。 1881 年 3 月 13 日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 1887 年民意党又策划了刺杀沙皇亚历山

大三世的行动但未能成功。 48 。

92 在 1890 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得票数是 1 427 298 

票， 35 名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一－50 、 52 、 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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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非常法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亦称反社会党人法，由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

会多数的支持下千 1878 年 10 月 19 日通过并于 10 月 21 日生效，其目的

在千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

社会主义工人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

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

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

自己队伍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

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

的影响。在 H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千 1890 年

10 月 1 日被废除。 50 、 51 、 55 、 89 、 103 、 227 、 256 、 279 、 332 、 390 、 580 、

585 、 630 、 692 、 697 、 704 。

94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的

帝国国会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分析了这次选举对

德国政局的影响：＂这次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可

以说，它将开创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

（见本卷第 52 页）后来的发展印证了恩格斯的这一预言，选举结束后不久

俾斯麦即黯然下台。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 1890 年 2 月 25 日，英文原文以《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为题发表在 1890 年 3 月 3 日《纽卡斯尔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9945

号，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是编者在按语中暗示作者是恩格斯。后来这篇文

章被翻译成丹麦文（译文有删减）发表在 1890 年 3 月 17 日《工人》（哥本

哈根）第 51 号；有较多改动的德译文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章》为

题发表在 1890 年 4 月 6 日《柏林人民报》第 81 号。 51 。

95 指 1878 年德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有 9 人当选国会议

员。—-51 。

96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千 1866 年

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

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

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

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在 1871 年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成

为大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巨头的政党，其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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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因此该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 52 、

57 、 333 、 690 。

97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 1870— 1871 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

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

合并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

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主要是把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

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

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

麦政府的立场上，但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一

52 、 56 、 333 、 679 、 690 。

98 普鲁士保守党是普鲁士大地主、高级军官、官僚上层分子和路德派僧侣的

政党。该党是从 1848 年革命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极右保皇派党团发展

而来的。保守党人主张保留封建残余和旧的政治制度，其政策充满浓厚

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为了维护普鲁士的国家特色和旧的等级秩

序，普鲁士保守党人反对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德意志帝国成立(1871

年）后，保守党人公开反对俾斯麦，并拒绝其“文化斗争“政策。 1876 年正

式建立的德意志保守党开始采取实用主义的、亲帝国的保守政策，主要代

表农业集团和部分中间等级的利益。在此之前， 1866 年温和保守派从保

守党中分离出来组成“自由保守党”(1871 年后改称“德意志帝国党”)，该

党维护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拥护俾斯麦的政

策。一52 、 333 。

99 指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于 1890 年 2 月 4 日颁布的两

道诏令。

在给帝国首相的诏令中，皇帝指示他向欧洲多个国家的政府建议召

开国际会议，讨论制定统一的劳工保护法的问题。 1890 年 3 月国际会议

在柏林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

国政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关于禁止 12 岁以下的童工劳动

的决议，关于缩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作日的决议等等。但是这些决议对

于参加会议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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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诏令中，皇帝要求：进一步扩展劳

工保险立法范围，审查有关工厂工人状况的管理条例的一些规定，并考虑

就参与企业事务的工人代表机构的形式进行立法等。

这两道诏令的颁布表明，威廉二世试图采取不同于俾斯麦的策略，更

加灵活地应对工人运动，同时也表明俾斯麦主要靠惩罚措施来对付工人

运动的办法遭到了失败。——52 、 57 。

100 在 1890 年 1 月 24 H 的枢密院会议上，威廉二世阐述了他在劳工保护问

题上的观点，这些思想是 2 月 4 日的两道诏令（见注 99) 的基础。关于延

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的问题，民族自由党把取消该法中有关驱

逐的条款作为它赞成延长该法的前提，威廉二世为避免危及支持政府的

各政党结成的卡特尔（见注 102) ，对此表示不反对。俾斯麦则尖锐地表示

反对，他坚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继续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皇帝和首

相之间日益尖锐的分歧通过媒体的报道而公开化。一53 、 57 。

101 在《今后怎样呢？》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 2 月

2OH 的选举获胜之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指出政府不择

手段挑起暴动的可能性，告诫工人群众在敌人的挑衅面前保持“纪律和自

我克制“，等待“冲锋的时刻到来”（见本卷第 59 页）。

这篇文章大约写千 1890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发表在 1890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第 10 号。 1890 年 3 月 14 日《工人报》（维也

纳）第 11 号对文章进行了转载。文章的最后一段以《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论目前形势》为标题载于 1890 年 3月 13 日《柏林人民报》第 61 号，并

被翻译为丹麦文发表在 1890 年 3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哥本哈根）

第 68 号。 1890 年 3 月 29 日纽约的德文报纸《自由》第 13 号也转载了文

章的部分内容。 55 。

102 这里所说的卡特尔是 1887 年 1 月俾斯麦解散帝国国会以后，支持俾斯麦

政府的德意志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为准备 1887 年 2 月的

选举而组成的政党联盟。它们在各个选区推出共同的候选人，最后在选

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俾斯麦倚仗这个联盟，施行了一系列对容克和大

资产阶级有利的反动法律（制定了保护关税税率，增加了许多种税收等

等）。但是他没能在 1890 年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 的生效期

限。加入卡特尔的各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在 1890 年选举中的失败



注释 735 

（一共得到 132 个席位）导致了卡特尔的瓦解。—-55 、416 。

103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 1884 年 3 月由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左冀合

并成立的。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该党代表中小

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政府。 56 、 333 、 690 。

104 韦耳夫派是 1866 年以后在汉诺威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主张在联邦制

的德意志帝国下恢复韦耳夫王朝的汉诺威王国（韦耳夫王朝在汉诺威

1866 年被普鲁士合并以前一直占据那里的王位）。 1869 年该派成立了

保守主义的德意志汉诺威党，该党在 1871 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有 7 人

当选议员。

波兰派和阿尔萨斯派分别指德意志帝国国会中从波兰和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选出的议员。阿尔萨斯—洛林被并入德国后于 1874 年首次参

加了帝国国会选举并选出了 15 名议员。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这些不大的民族党团不满政府实行的民族压迫政

策，因此支持大的反对党，有时同中央党结成联盟。 56 。

105 “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讽指俾斯麦在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中不得不屈服一

事。俾斯麦在冲突之初曾于 1872 年 5 月 14 日在帝国国会宣称：“你们放

心，我们决不到卡诺萨去，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然而 1878 年以后，

俾斯麦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天主教让步，逐步缓和乃至取消了之前针对天

主教所制定的法律措施。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卡诺萨之行的典故：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于 1077

年屈辱地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朝见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恳求教

皇收回开除他的教籍的成命。一—-57 。

106 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吕底亚王克罗伊斯在与波斯国王居鲁士进行

战争前曾在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神托预言，如果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

河，他将毁灭一个大帝国。克罗伊斯认为这个帝国是指波斯帝国，千是发

动了战争，但最后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帝国被摧毁了－~公元前 546 年克

罗伊斯被居鲁士打败，吕底亚被波斯吞并。——58 。

107 这是德皇威廉二世 1889 年 5 月 14 日在接见鲁尔地区罢工矿工的代表时

说的话。一—58 。

108 《论反犹太主义》摘自恩格斯 1890 年 4 月 19 日给奥地利银行职员伊·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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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弗罗恩德的复信。恩格斯在文中揭示了反犹太主义赖以产生的落后的

社会基础，指出它是“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

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披着伪装的社会主义的外衣，只为反动的目的

效劳；它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见本卷第 61 页）。

恩格斯这封信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信的部分内容以《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9 H 《工人报》（维也纳）第

19 号，此后在 1890 年 5 月 13 日《柏林人民报》第 109 号、 5 月 25 日《北方

哨兵》（班特）第 21 号、 5 月 25 H 《纽约人民报周刊》第 21 期、 5 月 24 H 《伦

敦自由新闻》第 21 号、 5 月 28 日《劳动权利》（慕尼黑）第 315 号等转载，还

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法文、保加利亚文等在有关报刊上发表。——60 。

109 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德国和奥地利迅速发

展，不仅保守势力和天主教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具有反犹太主义的特点，

左派和工人运动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逐步渗透，反犹太主义在农村地区

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展。 90 年代在德国存在多个反犹太主义的政党，其代

表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赢得 5 个席位。德国社

会党和德国改革党以农村为目标开展反犹宣传，在 1893 年的国会选举中

获得 16 个席位。 60 、 606 、 666 。

110 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儿次罢工： 1889 年 8— 9 月裁缝和毛皮制品

工人的罢工， 1889 年 11 月面包师的罢工和 1890 年 3—4 月鞋匠的罢工。

这儿次罢工提出的目标基本上都得到了实现。一-62 。

111 《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一文摘自恩格斯 1890 年 4 月 30 日给

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文中介绍了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夫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工人领袖筹备伦敦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经过，赞

赏他们为挫败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争夺领导权、改变游行诉求的

企图而作的不懈努力。

本文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10 日《纽约人民报》第 112 号，原信的一些

文字出于发表的需要有所改动。文章的开头和末尾加有编者导语和评

论，并加了现在的标题。本文还被译成英文以《海德公园。社会主义者在

伦敦掌握领导权》为题，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17 日《工人辩护士报》（纽约）

第 20 期。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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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根据 1889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

139) ，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积极筹备 1890 年的五一节活
动，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奥地利、英国等国工人阶级在 5 月初举行了

盛大的游行示威和集会，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五一节活动。

63 、 74 。

113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于

1889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建立。爱琳娜·马克

思－艾威林（杜西）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联方面起了很大的

作用。这个工联提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在各个阶层

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联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

多。这个工联积极参与组织了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 142) 。

—63 、 75 、 578 、 662 。

114 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成立千 1888 年 8 月，它是社会主义同盟（见

注 118) 的部分成员与同盟内占上风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分裂以后，以同盟

的地方支部为核心成立的独立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有爱琳娜·马克思－

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加入协会的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弗·列斯纳等。在以后的几年中，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在伦敦东

头（见注 141)积极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它是 1890 年伦敦五一节示威游

行的倡议者之一，它的代表参加了组织 1890 年 5 月 4 日海德公园群众集

会的中央委员会（见注 119) 。 63 。

115 英国工联即英国工会。 1824 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遂

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人必须是满师

的熟练工人，须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

务是维护本行业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

的斗争局限千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许多工联组织曾经加入国际工

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

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3 、 71 。

116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在自由党影响下产生的激进民主团

体，其成员（所谓的激进者）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

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进一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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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年起爱·艾威林夫妇开始在伦敦东头的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

鼓动，希望能促使英国工人运动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独立出来并

形成自己的政党。恩格斯也因此密切关注激进俱乐部的发展并重视其政

治作用。一一63 、 75 、 662 。

117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千 1860 年 5 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在理事

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领导人。理事会领导着伦敦各工

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 60 年代前半期，

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

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 1868 年工联代表大会成立后，由改

良主义领袖领导的伦敦理事会向工人阶级传播自由资产阶级思想，虽然

它在工联运动中继续占据有影响的地位，但已不再起全国中心的作用。

63 、 76 、 659 。

118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 1884 年 8 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

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

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权长期掌握在以亨·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

分子手中，他们推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

的马克思主义者（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反

对海德门执行的路线，为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 1884 年秋联盟发生分裂，联盟的左翼在 1884 年 12 月成立

了独立的组织 社会主义同盟。此后，虽然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

盟中的影响得以加强，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不断

出现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1907 年，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联盟改

组为社会民主党， 1911 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为英国社会党。该

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一 63 、 76 、 94 、 578 、

664 、 689 。

119 指 1890 年初为组织伦敦第一次五一节游行集会而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又

称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游行委员会），由各工联、激进俱乐部和社会主

义俱乐部的代表组成，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及煤气工人和杂工工

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委员会在 1890 年 5 月 4 日游

行集会之后继续活动，目的在千贯彻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的决议，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建立工人政党。 1890 年 7 月 13 日，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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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为基础成立了“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工人同盟”。一－64 、 76 、

578 、 659 。

120 在《（共产党宣言〉 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

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不仅全文引录了《共产党宣言》

1882 年俄文版序言，而且援引了 1888 年英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

这篇序言被收入 1890 年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出版

的《共产主义宣言》一书，这是《共产党宣言》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第 4 个

德文本。从“《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见本卷第 71 页）开始到结尾的这

一部分还发表在 1890 年 8 月 1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第 33 号。

1890 年 11 月 28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48 号为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而

写的社论转载了同样的摘录。序言还被收入经恩格斯同意在伦敦出版的

《宣言》德文第 5 版和第 6 版。 1891 年在柏林出版的《宣言》第 5 版 (1895

年再版）以及 1894 至 1895 年出版的众多“第 6 版”也收录了这篇序言。

序言还被译成罗马尼亚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捷克文、俄文等收入相应语

言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 66 。

121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 (1882 年）的译者不是维·查苏利奇，而是

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4 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本卷

第 511—527 页）中指出了这点。 66 。

122 由于恩格斯生前未能找到《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

因此 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引用的 1882 年俄文版序言是他亲自从俄译文

转译回德文的，译文与德文原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稍有出入。在 1894 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恩格斯再次

将俄文版序言的结束部分从俄文译回德文，该部分译文与德文原稿以及

1890 年的译文均有出入。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

序言的德文原稿被找到。一66 、 520 。

123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本 1869 年由日内瓦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

版，其译者是否是米·亚·巴枯宁尚尤定论。这一印刷所虽然与亚·

伊·赫尔岑创办的、出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同名，

但不是同一个印刷所。－—－66 。

124 1881 年 3 月 13 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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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见注 91) ，终日藏匿在彼得堡附近的加

特契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 67 。

125 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刊登在 1885 年 8 月 29 日—

11 月 7 日的《社会主义者报》第 1-11 号上，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 1886 年

在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 -68。

126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 1886 年 6— 8 月的《社会主义者报》第

14— 17 、 19— 22 号上，同年还出版过单行本。这一译本是对何·梅萨

1872 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西班牙译本的重印。一68 。

127 指 1848 年 6 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 1848 年二月革命（见注 58)后，无

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

政策， 6 月 22 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

烈反抗。 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

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在论述这次

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

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53 页） 71 、 229 、 624 。

128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 11 月 12 日），这是普鲁士政府

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

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警方提供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同

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

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

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

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

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

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 71 、 421 。

129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

命联合组织，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

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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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

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
际团结。国际工人协会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

动， 1876 年 7 月 15 日正式宣布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

＂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36 卷第 290 页）。 71 、 235 、 355 、

422 、 549 、 628 、 647 、 694 。

130 蒲鲁东派（蒲鲁东主义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

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

者的私有制；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

“好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

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1 、 235 、 242 、 561 。

131 拉萨尔派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

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

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 1863 年 5 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

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

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

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

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

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5 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

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71 、 279 、 331 、 389 、 530 。

132 1887 年 9 月 5— 12 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了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即斯旺西

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等决议。恩格斯提

到的这句话引自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

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载于 1887 年 9 月 17 H 伦敦《公益》周刊第 88

期。 72 。

133 欧文派指欧文主义即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理论和实践的拥护

者。欧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只有实现社会主义

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 1824 年，他前往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的“新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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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最后破产失败。 1829 年返回英国后，

他先在伦敦建立全国公平劳动交换商场，试图以此避免中间剥削，后又发

起建立全国产业大联合，并在一些地方再次试验共产主义移民区等，但最

后全部宣告失败。晚年他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验，并致力千工会

运动。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1820 年）、《新道德世界书》(1836 — 1844

年）等著作中阐述了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

理想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但是他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认为靠知

识传播可消除社会弊病、克服社会矛盾，把希望寄托在仁慈的统治者身

上。欧文是 19 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是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写道：“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

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280

页）。—－72 、 325 、 366 、 405 。

134 傅立叶派是傅立叶主义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的拥护

者。傅立叶主义千 1799— 1803 年期间初步形成。它继承了 18 世纪法国

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蒙昧、宗法、野蛮和文

明四个阶段；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

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

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

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在法郎

吉中，人人都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保存生产资料私有

制，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比例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

所称法伦斯泰尔。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

均以失败告终。 72 。

135 埃·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

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

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

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卡贝在 1840 年发表的

《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72 。

136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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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押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

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

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

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

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一

72 、 330 、 348 、 561 。

137 关千“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表述过。这一思想在国际工

人协会（见注 129) 的《协会临时章程》(1864 年）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人阶

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6 页）。 72 。

138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 1866 年 9 月 3-8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

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 60 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

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千若千问题的指示》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

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

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

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

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73 、 430 。

139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是 1889 年 7 月 14—20 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来自欧美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3 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

爱·瓦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

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

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 H 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

斗的节日。 73 、 76 、 673 、 675 、 697 。

140 《伦敦的 5 月 4 日》是恩格斯亲自参加伦敦工人于 1890 年 5 月 4 日举行的

庆祝五一节集会后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英国

工人运动的发展现状，特别是新工联的建立和壮大，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派

工人领袖同企图争夺领导权、改变集会诉求的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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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斗争经过。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次集会的意义，认为它标志着“从 40

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见本卷第 74

页），强调它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见本卷第 79 页）。

这篇文章大约写千 1890 年 5 月 6— 10 日，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23 日

《工人报》（维也纳）第 21 号，此后在 1890 年 5 月 29 13 《选民报》（莱比锡）

第 85 号（没有署名）、1890 年 5 月 31 日《柏林人民报》第 123 号（发表时删

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五一节活动的部分）和 1890 年 6 月 1 日《工人纪事

周报》（布达佩斯）第 22 号转载。一74 。

141 伦敦东头位于当时伦敦的东部，是工人和贫民较为集中的区域。一— 75 、

156 、 322 、 385 、 403 。

142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发生在 1889 年 8 月 13 日—9 月 14 日，是 19 世纪末英

国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 3 万人，其他

行业工人 3 万人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

人。罢工工人行动坚决、组织性强，因而他们关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

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各地捐来的罢工

基金约 5 万英镑，其中仅澳大利亚就捐资 3 万英镑），并进一步提高了工

人阶级的组织性。罢工后成立了包括大批非熟练工人在内的码头工人工

联及其他行业的工联即新工联；次年，参加新工联的工人总数增加了一倍

多。 75 、 677 。

143 指亨·海德门没有参加 1887 年 11 月 13 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示威一事。

188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特拉法加广场上每日都有失业者举行示威集

会，警察越来越严厉地进行暴力镇压，从 11 月 8 日起官方禁止在该广场

进行任何集会。伦敦的激进俱乐部（见注 116)等组织呼吁 11 月 13 日（周

H)在此地进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有近 10 万人参加，示威者与前来镇压

的警察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几百人受伤， 3 人伤重不治，一些组织者被逮

捕。这一事件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一75 。

144 银镇罢工指 1889 年 9-12 月银镇（位千伦敦东头，见注 141)制造水底电

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的罢工，参加者有上千人。罢工的起因是银镇

电缆厂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部分满足后又被取消。罢工工人要求普遍

提高工资（包括加班工资和节日工资）。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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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工人内部的不统一以及缺乏支持而失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为

罢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

（见注 113)的银镇女工支部，并几乎每日前往银镇做鼓动演说。一7S 。

145 1889 年 12 月至 1890 年 2 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 2 000 多名工人举行

罢工。罢工的起因是资方不遵守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联的会员等等。由于资方做了充分准备，大

量使用工贼顶岗，同时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联没有给予足够的

积极支援，此外还由千 1890 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罢工最后失败。

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一一－76 。

146 可能派是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原

是法国工人党的一部分，以保·布鲁斯、贝·马隆等人为代表。该派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帮助法国工人党起草的党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442-443 页），反对党的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反对实行革命的策略，主张通过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实行

逐步改良的政策；主张党的每个地方组织都拥有根据当地情况随意修改

党纲并实行“自治”的权利。 1880 年 11 月 19 日，布鲁斯在《尤产者报》上

发表文章，要求工人党放弃“一种学说的狭隘眼界“，为各种学说的拥护者

打开大门，并公开宣布抛弃革命的学说，只争取实现某些可能的细小的改

良，该派也由此得名“可能派”。 1882 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在圣艾蒂安召开

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取消了由马克思帮助制定的纲领，同时赋予各选区制

定自己竞选纲领的权利，并确定了党的新名称 社会主义工人联盟。

1890 年该党分裂，部分党员成立新党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 1902 年同其

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道合组为法国社会党。———76 、 236 。

147 由千法国的可能派和马克思派（见注 172)对于 1889 年 7 月在法国巴黎召

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在巴黎召开了两个

平行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7 月 14-2O H) 和可能派

代表大会(7 月 15—20 日）。

关于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情况见注 139。——77 、 92 。

148 曼彻斯特主义也称自由贸易主义，指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的一个派别曼彻斯特学派或自由贸易派的学说。 19 世纪 20-50 年

代，曼彻斯特是宣传自由贸易的中心。曼彻斯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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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该学派主张自由

贸易，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认为对工业品的税收和对进口原料及粮

食的关税是贫困的根源，把实行自由贸易、废除进口关税看作消除贫困

的手段。

恩格斯用“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指旧工联因受自由资产阶级

的影响而具有的改良主义性质。旧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

限于经济领域，包括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

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改革等等。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

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参看注 115) 。——79 、 288 。

149 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

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

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其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

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

等。宪章运动在 1839 年、 1842 年和 1848 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

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

遭到失败。 19 世纪 50 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

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卷第 379 页）。列

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

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36 卷第 292

页）。－－80 、 320 、 383 、 400 、 401 、 499 。

150 指恩格斯参加过的 1849 年 5-7 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这次起义是 1849 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228) 的重要组成部

分。—-80 、 648 、 652 。

151 根据恩格斯 1850 年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论述，当时他们的

队伍新增了两支部队：一支是朗根坎德尔营，该营只剩下”一名上尉、一名

中尉、一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罗伯特·

勃鲁姆纵队“，约有 60 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86 页）。—－80 。

152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恩格斯的一份保存下来的未

完成稿。 1890 年 8 月底，作为所谓“青年派”（见注 153) 主要喉舌之一的

《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被撤换。该报卸任的编辑部在 189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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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 号发表的告别辞中，把自己的下台说成是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

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利甩恩格斯的威信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该派

早已不满的恩格斯遂决定撰写答复文章公开予以驳斥，本文是答复文章

的草稿。恩格斯正式的答复文章见本卷第 84-86 页。

这一草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81 。

153 这里的大学生骚动指“青年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及党的政策的

批评。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千 1890 年最终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

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

年轻的大学生、著作家和一些地方党报的编辑(“青年派”的名称由此而

来），代表人物包括保·恩斯特、保·康普夫迈耶尔、汉·弥勒、布·维勒

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废除之后党的活动条

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

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指责社会民主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

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 1891 年 10 月德国社会民

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81 、

84 、 97 。

154 1890 年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5 名执行委员分别为伊·奥尔（慕尼黑）、

奥·倍倍尔（德累斯顿）、理·费舍（伦敦）、卡·阿·格里施（柏林入保．

辛格尔（德累斯顿）。 82 。

155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就庆祝 1890 年五一节给德国工人写了一份呼吁书，

发表在 1890 年 4 月 15 日《柏林人民报》上。呼吁书答复了“青年派”提出

的在 5 月 1 日举行总罢工的要求，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的条件

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的选举中遭到失

败的统治集团很可能进行挑衅，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呼吁

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 5

月 1 日。

1890 年 5-7 月汉堡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日

和提高工资。由于时机不利，罢工失败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工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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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求。一一82 。

156 指 1890 年 8 月 8 日和 9 日在多个报刊发表、准备提交哈雷代表大会（见

注 190)表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章程草案。草案提出，各选区设立党组织

来替代以前的地方选举协会，党代表大会代表不再由协会按党员人数多

少选派，而是每个选区无论党员人数多少都可以派出最多三名代表。党

的执行委员会受国会党团监督，与国会党团一起决定其成员的薪酬，执行

委员会有义务监督党的地方机构。草案中的这些规定受到党员、特别是

“青年派”（见注 153) 的批评。恩格斯在 8 月 1O H 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

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草案修改后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82 。

157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年 9 月 17-23 日在伦敦秘密举行。出

席会议的有 2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0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总

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并通过了

相关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决定出版国际工人协会 1866 年至 1869 年历

次代表会议以及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权威版本。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总委员会的暂时接受和开除支部的权力（留待下

次代表大会决定）被纳入组织条例。第九项决议《关千工人阶级的政治行

动》极其重要，该决议宣布，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

目标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进入一个重要阶段。

82 、 429 、 677 。

158 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等人于 1868 年 9 月 25 日在瑞士

伯尔尼宣布成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年 10 月其中央局在 H 内瓦

建立。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

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

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部分工人的

支持，这些地区还建立了该同盟的支部。 1869 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实际

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

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

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

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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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

面目。 1872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见注 206)以绝对多数票通

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82 、 431 。

159 188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的态度截然不同，国会党团就

此在 1885 年 4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4 号上发表了声明。声明宣

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无权在报纸上批评国会党团的活动，认为对

党团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原则性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攻击。但

是，在这一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

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作出的决议，

内容都是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派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

攻击。党团的多数派被迫作了让步。 1885 年 4 月 23 日该报发表了《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

何限制党内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实际

上等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派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82 、 89 。

160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是恩格斯论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

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应当怎样提高自身素养的文章。恩格斯在这篇

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见注

153) 的错误，指出他们在理论上宣扬的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

义“，在实践上奉行的是完全不顾党的实际斗争条件的冒险主义；强调应

当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握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

事实。恩格斯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当具备的

条件：”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

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

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

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

中一—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

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见本卷第 86 页）

这篇文章写于 1890 年 9 月 7 日，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为

标题发表在 1890 年 9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第 37 号； 1890 年

9 月 14 日《柏林人民报》第 214 号附刊转载了这篇文章；《萨克森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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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将这篇文章以《关于（萨克森工人报〉》为标题发表在该报 1890 年 9

月 17 日第 112 号； 1890 年 9 月 19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38 号、 1890 年 9

月 23 日《纽约人民报》第 228 号和 1890 年 9 月 25 日布吕恩（捷克）的《人

民之友报》第 18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此外， 1890 年 9 月 17 日哥本哈根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20 号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丹麦文译文。 84 。

161 恩格斯 1890 年 8 月 27 H 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提到过马克思的这句

话。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 10 年前你

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千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

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此外，恩格斯在 1882 年 11

月 2— 3 日给爱·伯恩施坦、1890 年 8 月 5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提

到过马克思的这句话。一—85 。

162 这里从圣经中借用了一旬谚语：滤出蚊虫，吞下骆驼（见《新约全书·马太

福音》第 23 章第 24 节）。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

-－—-85 。

163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

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致读者的告别信。恩格斯在信中回

顾了自己参与党的新闻工作的经历，强调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应当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

并坚持党的原则，同时要具有生动的风格。恩格斯在信中还阐明了德国

工人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政府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93)废除后应当

采取的策略，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用自己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

进行斗争，但必须以资产阶级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反动当局

用新的非常法或其他非法手段来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再次把它置千普通

法之外，那么党就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是它能够选择的

唯一道路。

恩格斯这封告别信写千 1890 年 9 月 7 日－ 9 月中，发表在 1890 年 9

月 27 日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终刊号。这封告别信还刊载于

1890 年 9 月 30 日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 9 期，同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又分别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 119 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

民报》第 230 号（开头两段被删掉）。此外，这封告别信的英译文还被收入

爱·艾威林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一文，发表在 189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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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8903 号； 1890 年 10 月 5 日该信被摘译成意大利

文发表在《正义报》（雷焦艾米利亚）第 234 号。——87 。

164 维登代表大会指 1880 年 8 月 20-23 日在瑞士的维登举行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56 名代表。这是在 1878 年颁布了反

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

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克服了因活动条件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

起的惊慌和动摇情绪。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

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

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

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

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

约·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行，批判了他们

否认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的错误观点，并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同时代表

大会与右派的立场针锋相对，把 1875 年哥达纲领第二部分关千党力求

“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

意味着代表大会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

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

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对这次代表大会具有

指导意义。一88 。

165 指 1871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它的基础是 1867 年 4 月 17

日批准的、而后在 1870 年 11 月根据德意志西南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

利亚和符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德意志

帝国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

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

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

和不受帝国国会约束的帝国首相拥有广泛的特权。这部宪法保留了分立

主义的残余和德意志一些小邦的特权。—-88 、 287 。

166 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 1794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由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

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仍然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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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性质的法律。一88 。

167 1888 年 4 月 18 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发布了驱逐令，把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编辑和工作人员驱逐出瑞士，报纸因此

而迁往伦敦，从 1888 年 10 月 1 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89 。

168 《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是恩格斯为促进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原则
上的国际团结而写的一篇文章。 1889 年 7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马克思主

义派代表大会(7 月 14—20 日）和可能派代表大会(7 月 15—2O H) ，两个

代表大会都委托比利时工人党筹备下一届代表大会。 1890 年 9 月比利时

工人党邀请英国工联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此举危及马克思主义派代表

大会的地位。恩格斯在收到沙·博尼埃 1890 年 9 月 9 日告知有关情况

的信之后立刻撰写了本文。恩格斯在文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

面临的困境，指出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实现两个代表大会的合并，并进一

步提出合并的四个必要条件。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相关决议

中采纳了恩格斯的建议。

本文大约写于 1890 年 9 月 10 日至 15 日之间，首次发表千《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千《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1 卷。——92 。

169 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 1890 年 9 月 1— 6 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约

460 人，代表着 140 多万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

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

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

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92 。

170 指由恩格斯提议、由爱·伯恩施坦执笔并经恩格斯修改后在《社会民主党

人报》发表的儿篇文章：《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巴黎

代表大会。致（正义报〉编辑部》、《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II ．答（社

会民主联盟宣言〉》（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这

几篇文章揭穿了法国可能派（见注 146)及其英国同伙社会民主联盟（见注

118)在筹备 1889 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的阴谋活

动。一92 。



注释 753 

171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海牙国

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 1889 年 2 月 28 日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

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

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爱·伯恩施坦和沙·博尼埃

作为顾问和观察员出席。法国的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

议。与会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承认 1888 年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授予可

能派筹备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利，要求：（1）可能派必须同法国和

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工人组织一起召开代表大会，使所有有关的

代表都能受到邀请；（2）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在适合本国法律的

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3）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和确定议程方面具有

最高权力。如可能派接受上述条件，大会由他们召集， 1889 年 7 月 14-

21 13 开会；如可能派拒绝，则大会将由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党人负责召

集， 9 月开会，直接组织工作由法国的马克思派承担。代表会议还对代表

大会的议程提出建议。海牙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遭到可能派的拒绝。

——93 。

172 指法国的马克思派，又称“盖得派“，是 19 世纪 70—90 年代法国工人运动

中由茹·盖得领导的政治派别，原是法国工人党的一部分。该派主张生

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以及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因此又叫“集体主义

派”。法国工人党成立千 1879 年，在 1882 年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分裂，

可能派和盖得派各自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能派组建新党法国社会

主义工人联盟，盖得派则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盖得派在宣传马克思主

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

争。但是，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立场，他们制定维护小

私有制和富农剥削的土地纲领《南特纲领》，迷恋议会斗争。 1901 年盖得

派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派别组成法兰西社会党。一94 、 236 。

173 指丹麦社会民主党在 1888 年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时形成的一个反

对改良主义路线的少数派，该反对派 1889 年后的领导人为格·特里尔和

尼·彼得逊，立足点是哥本哈根等城市以及工会，从 1889 年 4 月起出版

自己的周报《工人报》。 1889 年秋被开除出党后，他们于 1890 年 1 月成立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由千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未

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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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是恩格斯写的一篇批判“青年派”（见注 153)错误

观点的文章。“青年派”代表人物保·恩斯特发表一系列文章，歪曲马克

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声称恩格斯和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恩格斯不得

不写了这篇文章予以严厉驳斥。恩格斯以恩斯特把关于德国小市民阶层

的看法硬套到挪威小市民身上而得出的荒谬结论为例，指出：“如果不把

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栽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见本卷第 98 页）恩格

斯还指出，“青年派”对政治经济形势不能作出准确判断，如果任由他们

“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报刊来指挥党，那它

就会更加危险”（见本卷第 103 页）。

本文写千 1890 年 10 月 1 日，发表在 1890 年 10 月 5 日《柏林人民报》

第 232 号。—-97 。

175 分别指 1814 年法国的立宪宪章和挪威的埃兹沃尔宪法。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路易十八千 1814 年 6 月 4 日颁布立宪宪

章。立宪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的金融资产

阶级得以与上层贵族分享权力，但广大群众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挪威议会于 1814 年 5 月 17 日在埃兹沃尔通过主要依据法国 1791

年宪法制定的宪法。宪法宣布挪威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

分立；年满 25 周岁、拥有一定财产和土地或有长期租佃权的男子（约占成

年男子的 45%）享有选举权等。 99 。

176 尤·布雷默在《人民呼声报》（马格德堡）上发表《理屈词穷》一文来反驳

保·恩斯特。爱·伯恩施坦在 1890 年 9 月 22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提

到这篇”几天前“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的文章，不过 1890 年的《人民呼

声报》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101 。

177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活泼快乐的战争”这一用语，德国历史学家亨·利

奥在《历史月报。六月》（载于 1853 年 7 月 30 日奎德林堡《城乡人民小

报》第 61 号）一文中最早使用这一用语。—-103 。

178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是恩格斯通过发行最很大的《柏林人民报》对来

自德国各地祝贺他 70 岁生日的贺信做出的公开答谢。

这篇文章发表在 1890 年 12 月 5 日《柏林人民报》第 284 号，随即在

1890 年 12 月 6 日《汉堡回声报》第 285 号、 12 月 6 日《选民报》（莱比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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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号、 12 月 7 日《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第 7 号以及 12 月 9 日《不来梅市

民报》第 189 号转载。－-105 。

179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祝贺他 70 岁生日的

贺信的答谢。贺信由保·拉法格署名，内容如下：

“亲爱的公民：

您和马克思是必将取得胜利的国际社会运动的理论家；您始终保持

着火热的心和年轻人的热情。我们祝您健康长寿，就像新的摩西一样，能

够亲眼目睹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

这封复信连同贺信一起发表在 1890 年 12 月 25 日《社会主义者报》

（巴黎）第 14 号，后来被翻译成德文以《弗·恩格斯的一封信》为题发表在

1891 年 1 月 9 日《柏林人民报》第 303 号，并在 1891 年 1 月 9 El 《工人新

闻》（布达佩斯）第 2 号转载。这封信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 1891 年 1 月 4

日《正义报》（雷焦艾米利亚）第 246 号。一一 106 。

180 参看昂·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

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

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 年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 1815 年同

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 年巴黎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到了圣西

门的这一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275 页）。

—— 106 、 671 。

181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是恩格斯对匈牙利这两份社会

主义报刊 1890 年 11 月 26 El 祝贺他 70 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随贺信还

寄来一份请柬，邀请他参加定千 1890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举行的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恩格斯未能与会，他的复信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宣读。

这封信发表在 1890 年 12 月 14 日《工人纪事周报》（布达佩斯）第 50

号、《柏林人民报》第 292 号，并翻译为匈牙利文发表在同一天的《人民言

论》（布达佩斯）第 50 号。这封信还被收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布达佩斯

代表大会记录。 1890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1891 年布达佩斯德文版和匈

牙利文版。一—107 。

182 1890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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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 121 人（布达佩斯 87 人、外省组织 34 人）。

大会讨论的问题有：匈牙利工人运动、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社

会改革的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等。大会通过了以奥地利社会

民主党海恩费尔德纲领（见注 258)为基础的原则宣言（党纲）。根据大会

决定，在匈牙利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107 。

183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是恩格斯对该理事会

1890 年 11 月 28 日祝贺他 70 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首次发表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40 年 2 月 7 日由正义者同盟

（见注 370) 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有时

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

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 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

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

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

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

护者于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 50 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

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见注 129)成立之后，该协会成

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后为英

国政府查封。一109 。

184 《致 G．布卢默》是恩格斯对德国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祝贺他 70 周岁生日

的贺信的答谢。 1890 年 12 月 8— 11 日德国互助储金会在柏林召开代表

大会，共有代表 596 000 名会员的 335 名代表与会。代表大会结束后，大

会主席 G．布卢默受大会代表的委托于 1890 年 12 月 18 日从汉堡致信恩

格斯，向他致以迟到的生日祝福（恩格斯生日为 11 月 28 日）。恩格斯千

12 月 27 H 撰写了此信表示感谢。这封信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对 1890 年

12 月 8— 11 日在柏林举行的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决议的说明》1891 年汉

堡版。 110 。

185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是恩格斯为回击讲坛社会主义者（见注 337)路·

布伦坦诺对马克思的攻击而写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全面

回顾了围绕马克思摘自威·尤·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而展开的争论

的整个过程，驳斥了布伦坦诺等人对马克思所谓捏造引文的指责。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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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还用实际资料说明了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著作的附

录部分收录了与论战有关的全部材料。

1864 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

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H 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即英国“财富和实力

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8 页）。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

电讯》等）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关千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差不多全都刊登了

这句话，而在后来出版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

了这句话。 1872 年 3 月 7 日，布伦坦诺在德国《协和》杂志第 10 期发表匿

名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见本卷第 168-170 页），以《汉萨

德的议会辩论录》为依据，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

了这句话。马克思在 1872 年 6 月 1 日和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44 和

63 号对这一诽谤进行了反驳（见本卷第 170— 174 、 180-190 页）。马克

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 1883 年 11 月又提出同样

的指责（见本卷第 194— 195 页），爱琳娜·马克思在 1884 年 2 月和 3 月

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对这些诽谤性言论进行了驳斥（见本卷第

195— 197 、 200— 205 页）。

1890 年 6 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4 版序言中回顾了上

述争论过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7-44 页以

及本卷第 206—212 页）。载有恩格斯这篇序言的《资本论》德文第 4 版出

版后，布伦坦诺出版了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继续重复对马

克思的有关指责。此前，布伦坦诺还在一家资产阶级杂志《德国周报》上

发表了小册子的序言部分。布伦坦诺的这些举动除了回应恩格斯外还有

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在小册子中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从一个革命的

政党转变为改良的政党，他希望通过动摇马克思的学术声誉和科学权威，

来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改良主义转变（参看路·布伦坦诺《我和卡

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 年柏林版第 7 页）。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

有必要对布伦坦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澄清有关的事实，从而维护马

克思的学术声誉，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以打击。
恩格斯大约于 1890 年 12 月初开始动笔撰写这部著作。 1890 年 12

月 12 日前后，他收到了威·李卜克内西寄来的 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

周报》第 49 期，上面登有一则关于时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写给布伦坦诺



7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两封信的简讯（见本卷第 221 页）。为此恩格斯在 12 月 12— 13 日撰写

了《关千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的问题》（见本卷第 221—223 页），预告他将

要对布伦坦诺的小册子进行答复。文章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 —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13 期。

这部著作大约千 1891 年 2 月初完成，同年作为小册子由汉堡奥·迈

斯纳出版社出版。一111 。

186 威·李卜克内西在 1872 年 3 月 30 日将刊载有路·布伦坦诺文章的《协

和》杂志第 10 期 (1872 年 3 月 7 日出版）寄给恩格斯，转交马克思参考使

用，他认为马克思无论如何都应当对布伦坦诺的文章给予答复。恩格斯

在 4 月 23 日和 5 月 22 H 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都提到，马克思将很快撰

写答复文章。马克思在 5 月 23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今天

我把对《协和》蠢驴们的答复寄给李卜克内西。”一 116 、 207 。

187 在保存下来的路·考茨基对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格莱斯

顿预算演说的摘录中，恩格斯把这段文字标划出来，并在旁边写有批语：

“关于这段话我们已经有了《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的报道。我还

需要尽可能多的其他日报的报道，例如《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纪事晨报》（如果当时还存在的话）、《每日电讯》等等。” 123 。

188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千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 1679 年，就

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

（见注 3)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 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

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

流执政； 19 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

自由贸易派（参看注 148)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

代了辉格党的位置。一125 、 382 、 428 。

189 大型政治历史剧原本是指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

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粗俗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个

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一一133 。

190 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废除后召

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890 年 10 月 12— 18 日在德国哈雷举行。大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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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柏林人民报》改为《前进。柏林

人民报》，以接替《社会民主党人报》（已停刊）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选举

产生了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由 12 人组成，其中 5 人进行原定工作，

7 人负责监督；决定由各地党员选出的受托人负责地方党员同党的领导

机关之间的联系；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以取

代哥达纲领。新纲领千 1891 年 10 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通称

爱尔福特纲领。—-141 、 224 。

191 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有关摘录显示，为撰写以下至“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

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超负荷劳动所抵消”（见本卷第 161 页）这部分文字，

恩格斯整理了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有关英国工人状况的统计数据。为此

他参考了《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3 版中的相关论述，进一步查阅了马克

思利用过的资料来源，如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从中摘引了更多的数

据材料。—— 157 。

192 这段引文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都出现过（分

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8 页和第 44 卷第 751

页），而且文字几乎完全一致。这是因为马克思在 1864 年 10 月 20 — 27

H 写作《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参考了他这年夏天刚刚完成的《资本

论》第一册的手稿（这部手稿现只留下一些片断）。成立宣言中使用过的

数字材料和引文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基本上全都保留下来。

164 。

19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750-752 页。在《资本

论》第一卷德文本中，脚注(102) 、（ 103) 和 (105)本来附有马克思引文的英

文原文，中文本从略。一—165 。

194 户籍总署署长是对主管英国户籍总署的官员的称呼。该署的职权是主管

英国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的整个系统，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

165 。

195 这里所指的英国著作家指《兑换理论》一书的匿名作者亨·罗伊，引用的

诗文出自尼·布瓦洛－德普雷奥《讽刺诗集》第 8 首。罗伊在引用时并未

提及诗文的作者，马克思在引用时把诗文的作者误作莫里哀，后来布伦坦

诺和恩格斯在引用时均沿袭了这一错误，本卷统一将误作莫里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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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布瓦洛。 167 。

196 “意大利！意大利！“语出维吉尔的《亚尼雅士之歌》第 3 卷，是诗歌中的主

人公阿卡特斯及其同伴在看到盼望已久的意大利海岸时发出的呼喊声。

-173 。

197 “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指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议员爱·拉斯

克尔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速记记录上修改自己的发言一事。在 1871 年

11 月 8 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议员拉斯克尔在反对

奥·倍倍尔的辩论中声称，如果德国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

么“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在速记记录中

“用棍棒打死他们”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在 11 月 13

日的议会发言中揭露了拉斯克尔的这一行为。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

了被嘲笑的对象，由于身材矮小，被讽刺性地称为“小拉斯克尔”。

173 、 208 。

198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狭隘的臣民见识”这一广泛流传千德国的用语，它

源于 1838 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

人以埃尔宾城居民的名义写信支持格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

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

然的服从……而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识为标准去度扯国家元首的行

为……＂一189 。

199 伦敦《今日》月刊 1884 年第 2 期在《国际大众运动纪事》这一栏目刊载爱

琳娜·马克思的答辩的同时，还刊载了她的附函：

“关千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记载，所以我十分

犹豫，是否要利用这样的栏目来讨论一件私事。但是，既然我没有别的办

法来驳斥对我父亲提出的一项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读

者原谅我在这里谈一谈这件事情。去年 11 月 29 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

塞德利·泰勒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重复了过去的诽谤，说我父亲为了自

己的目的故意歪曲了摘自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段话。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诽谤，但是这些诽谤者

通常都十分卑鄙，不值得给以答复。不过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答复了这位

匿名控告者，因为所谓的歪曲引文是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读了泰勒先生这封不过是旧事重提炒冷饭的信之后，立刻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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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给《泰晤士报》。我经常读到英国报刊是如何的＇公正＇的说法，所以

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辩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表。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抱有这样的想

法：即使是《泰晤士报》，在一件私事上也许还能诚实以待吧，所以我又写

了一封信给编者。没有结果。我便写信给我一直认为非常公正的报纸

《每日新闻》。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惩罚地去踢死的狮子，自由

主义的《每日新闻》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表我的信的程度。

因此我把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辩同时在这里刊登出来。”一 195 、

198 。

200 指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 年赫特福德版。马克思没有把书

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 207 。

201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2 幕第 4 场中的一句

话。剧中人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在吹嘘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敌人

时说：＂我就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210 。

202 在哈雷代表大会（见注 190)上，威·李卜克内西就起草新纲领的问题发言

时说道：“铁的工资规律，我们在哥达时就不得不思考过，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这条所谓的｀规律＇是从资产者的国民经济学中借用来的；这种表述拉

萨尔为了鼓动的目的使用过，而且非常出色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比

较易懂、鲜明，但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

记录》1890 年柏林版第 167 页）——214 。

203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情况，见注 185。一—221 。

204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是恩格斯为发表马克思完成于 1875

年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手稿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这两篇文献通称

《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而写的一

篇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阐明了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原因和现实意

义，指出：这两篇文献“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

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见本卷第 224 页）。序言还说

明了他对手稿的少数尖锐词汇和语旬有所删减的原因。

在 1891 年哈雷代表大会（见注 190) 召开之前，卡·考茨基就准备

在《新时代》上组织系列文章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并请求恩格斯参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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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大会的有关发言中，威·李卜克内西引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

判》的某些观点，但没有指明出处。在大会通过起草新纲领的决议后，恩

格斯认为有必要将马克思的这两份文献公之于世，以反击德国党内的机

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

纲领。

这篇序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领导人的反对

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18 期。党的执行

委员会中有人曾企图阻止这期杂志的发行，但没有成功。这篇序言同《哥

达纲领批判》一起在 1891 年 2 月 6 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 34

号、 1891 年 2 月 12 H 《人民之友报》（布吕恩）第 3 号、 1891 年 2 月 18 日

《选民报》（莱比锡）第 40 号、 1891 年 2 月 21 日《工人权利报》（慕尼黑）第 8

号等报纸转载，还被译成法文刊登在 1894 年 1 月《政治经济学评论》（巴

黎）第 8 年卷第 1 期。一—224 。

205 指 1875 年 5 月 22— 27 日在德国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

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两派在 1875 年 2 月 14-15 13 召开了合并预

备会议，会上通过了哥达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爱森纳赫派代

表威·李卜克内西为实现两派合并而在原则问题上对拉萨尔派作了重大

让步，使得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纲领

草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草案在作了

几处不重要的修改后被通过，正式纲领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

领》。 224 、 332 、 358 。

206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 1872 年 9 月 2-7 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

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 15 个国家的 65 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

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

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

定了基础。 225 、 298 、 423 、 432 、 677 、 694 、 697 。

207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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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1 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写

的三篇导言中的一篇（另两篇导言见本卷第 246— 255 页和第 256-257

页），《法兰西内战》的这个纪念版也是它的第三个德文版。恩格斯在导言

中阐明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

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

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公社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职人员

只领取相当千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

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

政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

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 237 、 239 页）

这篇导言写于 1891 年 3 月初和 3 月 14 日之间，经恩格斯本人同意，

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

第 2 册第 28 期，后收入《法兰西内战》德文第 3 版(1891 年柏林版），到恩

格斯逝世之前，已被译成波兰文(1893 年）、俄文 (1893 年入保加利亚文

(1894 年）和英文(1895 年）发表。－—－226 。

208 指 1813— 1814 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226 。

209 蛊惑者是对 19 世纪 20 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

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

的要求。 1819 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

布，这一事件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 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

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

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 30 年代，由于受法国

1830 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

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 227 。

210 议会反对派(1830— 1848 年）是七月王朝（见注 53)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

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

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

朝的统治。这一集团通常被称做王朝反对派。一228 。

211 指宴会运动，即 1847 年 7 月一1848 年 1 月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利用宴会形

式进行的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

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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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

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千 1847 年 7 月 9 日

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

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

现出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

仅 1847 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 70 次宴会。每次宴会出席

者少则数百人，多则于余人，出席总人数多达 17 000 余人。工人代表也组

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千 1848 年 2 月 22 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

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

1848 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 228 。

212 指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

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 (1589— 1792 年和 1814— 1830 年）长系的拥护者。

1830 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

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

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

剥削。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是 1830 年七月革命

到 1848 年二月革命这一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尔良王朝。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

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229 。

213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

会；翌年 1 月 14 13 颁布新宪法，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 1852 年 12

月 2 H 波拿巴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建立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

国终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详细评述了这次

政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 229 、 380 、 490 、

524 。

214 1870 年 9 月 1 — 2 H ，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地区发生了普法战争

(1870— 1871 年）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被击溃，以拿破仑

第三为首的 10 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一－230 、 336 、 691 。

215 威廉堡是卡塞尔附近普鲁士国王的一座城堡。色当会战后，法国皇帝拿

破仑第三及其随从千 1870 年 9 月 5 日至 1871 年 3 月 19 日被囚禁于此。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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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1870 年 9 月 4 日，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传出后，巴黎的人民群众举行了

革命起义，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

共和国的成立。一一230 、 635 。

217 这里指的是 1887 年 12 月 15 日众议院中从温和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集

团， 90 年代该集团以亚·米勒兰为首，称做“独立社会党人＂。该集团除提

出若干民主主义主张外，还要求合作自由和劳动自由，逐步实现财产国有

化，以及将国有垄断产业转为公众服务、废除旁系亲属的遗产继承权等。

—236 、 242 、 329 。

218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里原本写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他的这一用语

极有可能针对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卡·格里伦贝格尔的有关

言论。在 1891 年 2 月 28 日的国会发言中，格里伦贝格尔声称，德国社会

民主党不同意《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不过，恩

格斯将文章寄给理·费舍之后，费舍在 1891 年 3 月 17 H 给恩格斯的信

中建议将这一用语改为“德国的庸人＂。因此这篇文章在《新时代》和《法

兰西内战》德文第 3 版发表时用的是“德国的庸人”。-—-239 。

219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拉法格夫妇的请求

为 1891 年 3 月 18 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集会而写的

一封信。保·拉法格在集会上宣读了这封信。恩格斯在信中简要回顾

了巴黎公社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剥削者在公社失败后掌握全部武装力

量，但结果却是”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

的情绪和思想”（见本卷第 240 页），最后他祝愿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早

日到来。

这封贺信写于 1891 年 3 月 17 日，发表在 1891 年 3 月 25 H 《社会主

义者报》（巴黎）第 27 号，并被译为西班牙文载于 1891 年 4 月 17 日《社会

主义者报》（马德里）第 267 号。 240 。

220 1887 年 12 月初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工人和民主力蜇在巴黎举行了多次

群众性示威游行和集会，反对前总理茹·费里做总统候选人。在人民群

众的压力下，费里最后不得不放弃候选资格。费里绰号“东京佬费里“，因

1885 年 3 月法国军队在越南北部东京的殖民远征中战败后费里内阁倒台

而得名。

恩格斯积极评价反费里游行示威期间军队的表现，在 1887 年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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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把费里的失败评价为人民和军队联合的胜利。

一241 、 529 、 684 。

221 1891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在讨论军事预算中有关军士

奖金的条款时，首相莱·卡普里维要求提高军士的奖金，理由是“相较于

对阵敌人，与社会民主党的巷战，我们需要更为优秀的军士”（卡普里维

1891 年 2 月 27 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 1891 年 2 月 28 日柏林

《前进报》第 50 号）。资产阶级需要拉拢军士，因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后，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加强了。在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

的支持下，国会批准按政府申请总额的 62％拨付此款。——241 。

222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是恩格斯 1891 年 3

月 24 日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何·梅萨的一封复信的草稿，寄

给梅萨的眷清稿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从依据眷清稿翻译的西班牙文译文

来看，草稿和眷清稿应该没有多少文字差别。梅萨从 1872 年起就开始翻

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有一些章节的译文曾首次发表在第一国

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1872 年 4 月 13 日第 44 号、 10 月 5 H 和

13 H 第 68 号和第 69 号。 1891 年 3 月 2 日，梅萨致信恩格斯，告知他已完

成全书的翻译工作，请求恩格斯同意出版完整的西班牙文译本。恩格斯

在这封复信中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见本卷第 242 页），并说明了马克思

的这部著作对于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扫清蒲鲁东理论的影响、反对资产阶

级的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意义。

这封信的西班牙译文作为序言收入 1891 年底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

思《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 1892 年 1 月 2 H,《社会主义者报》（巴黎）

第 66 号在为该书所做的广告中刊登了这封信从西班牙文译回的法文本。

这封信的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1953 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

集》。 242 。

223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是恩格斯写给

这次国际群众大会的贺信。 1891 年 3 月 31 日，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

会组委员致信恩格斯，邀请他出席拟于 1891 年 4 月 12 日在米兰召开的

大会，并请求恩格斯为大会撰写一份声明以示支待。 1891 年 4 月 2 日，组

委会又向恩格斯发出一封专函，其中写道：＂您是这场自由和压迫的搏斗

中最著名的战士之一。您是德国和英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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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您能来信表示支持我们的群众大会，将会对全体劳动人民产生巨

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您能来米兰参加 4 月 12 H 的群众大会，并且能像

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为保卫工人的自由和独立而发表讲话，那么，对您的同

胞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同志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恩格斯未能参

加这次大会，他于 4 月 9 日起草了这一贺信向大会致意。信在 4 月 12 日

的大会上宣读。

这封贺信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

第 1 部分第 32 卷。 244 。

224 1870 年 10 月 4 日，经马克思提名，恩格斯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委员，此后他先后担任总委员会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

通讯书记。 244 、 412 、 413 。

225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

报出版社准备在 1891 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部马克思恩

格斯著作所写的三篇导言中的一篇（另两篇导言见本卷第 226—239 页和

第 256— 257 页）。恩格斯根据《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科学论述，对马克

思这部著作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他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

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

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见本卷第 247 页）恩格斯阐明

了修改的理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揭露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本质，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新的社会

制度的创造者。恩格斯在导言开头部分，把他为这一著作的 1884 年单行

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全部复述了

一遍。

导言写于 1891 年 4 月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单行本出版

以前，这篇导言曾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发表在 1891 年 5 月 13 日《前

进报》（柏林）第 109 号附刊。 19 世纪 90 年代，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

的经济学说，这篇导言和马克思的这一著作一起曾在德国大量印行，广为

传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 1891 年版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

这些版本都收入了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导言还另外以独立的论文形式

发表在十多家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如 1891 年 5 月 3O H 纽约的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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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自由报》第 22 号、 1891 年 7 月 10 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米兰）

第 10 期、 1891 年 7 月 22 H 《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44 号等刊载了稍经

删节的导言。－一－246 。

226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

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

的德国革命尤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

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370) 的布鲁

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 58)爆发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

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246 。

227 1849 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

朝的统治，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根据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俄国

20 万军队千 1849 年 6 月开进了匈牙利。 246 。

228 指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 1848— 1849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千

1849 年 3 月 28H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

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 1849 年 5 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 5— 7 月在巴

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 6 月初，两个普鲁

士军团约 6 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 1849 年 7 月，维护帝国宪法的

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

和反革命》（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 11 卷）等文章

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246 。

229 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份手稿，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后一

讲或最后儿讲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封面上注明”1847 年 12 月千布

鲁塞尔”。从内容上看，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这篇未完成的

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未发现《雇佣劳

动与资本》已定稿的结尾部分。——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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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1817 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

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

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千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 1）资本和

劳动之间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相一致。 (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

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关系。”（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5 卷第 208 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VII 笔记本第 319 页第

VIII 笔记本第 34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3 卷第 168-

221 页）。一—251 。

231 指 1891 年五一庆祝活动。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尼德兰等

国许多城市的工人在 1891 年 5 月 1 日这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在

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五一庆祝活动是在这一年 5 月的头一个星期日

即 5 月 3 日举行的。 255 。

23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 年德文第四版序言》是恩格斯为柏

林前进报出版社准备在 1891 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部马

克思恩格斯著作所写的三篇导言中的一篇（另两篇导言见本卷第 226 —

239 页和第 246-255 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这个纪念

版是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恩格斯在序言中概述了这部著

作在德国以及被译成数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广泛传播的情况，并指出了这

一版所做的几处重要补充，尤其是关千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

的补充。

序言写于 1891 年 5 月 12 日， 1891 年 9 月载千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 4 版。 1892 年这篇序言被译为波兰文收

入在伦敦出版的该书波兰文版。 256 。

233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的两处补充，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377 — 378 页和 406 页。

257 。

234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是恩格斯为《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18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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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第 4 版写的序言。在序言中，恩格斯以大量研究材料为基础，评述了

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在原始社会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

研究上的贡献和局限性。他高度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摩尔根

对母权制的发现，认为这一发现对千原始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的这篇序言为正确理解《起源》提供了理论背景。

这篇序言大约写于 1891 年 5 月 20 日至 7 月初，在《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第 4 版出版以前，经恩格斯本人同意，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

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41 期。 1891 年 8 月底，在第 4 版付印之前，恩格斯

又对序言进行了个别修改，这些改动在本卷脚注中予以说明。载有本序

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4 版千 1891 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

1891 年以后以德文以及法文 (1893 年入保加利亚文 (1893 年）和俄文

(1894 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各种版本，都收入了这篇

序言。此外，这篇序言曾被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在 1891 年 8 月 18 日《劳

动》周刊（布加勒斯特）第 26 号。 258 。

235 摩西五经指《旧约全书》的前 5 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

《民数记》和《申命记》。传说这五卷皆由犹太人的先知和立法者摩西所

作，故此得名。 259 。

236 这段引文摘自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

千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 年伦敦—纽约版第 124-125

页。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最早于 1865 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收有

《原始婚姻》的《古代史研究》第 1 版于 1876 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在下面

（本卷第 267 页）也提到这一版本。一264 。

237 马加尔人过去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

—-－ 264 。

238 路·亨·摩尔根的 14 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评

论》杂志 1847 年 2-12 月第 2— 12 期，他的著作《 Ho--d仓no--sau-nee 或易

洛魁联盟》1851 年在伦敦出版。——264 。

239 1888 年 8-9 月恩格斯曾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

马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关千恩格斯在这次旅行中的见闻感受，参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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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和《美国旅行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270 、 271 、 390 。

240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可以看作是恩格斯针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1 版第 2 章《家庭》而草拟的一个修改提

纲。从札记的手稿看，它的产生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大约在 1891 年 6

月中旬，恩格斯开始着手第 2 章的修改工作，用铅笔写下该书第 1 版的页

码，表示所要修改的位置，并在旁边记下修改要点；在修改过程中，他用墨

水笔做了若千插入和补充（如以“第 37 页“开始的第一段文字，见本卷第

272 页）；在此过程中，恩格斯还在札记的儿个段落划下斜线，表示这些修
改要点已经得到落实。这一章大约在 7 月初完成修改。

这篇札记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

分第 29 卷。 272 。

241 这是一首创作千 1200-1250 年间的著名的破晓歌的首行，作者可能是

贝·德·阿拉玛农或戈·费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没有直接引用这首破晓歌，但谈到了这类诗歌的主题（参看《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88 页）。 275 。

242 指亚·日罗－特隆《家庭的起源》1874 年日内瓦—巴黎版第 188 页脚注 1,

那里认为类人猿通常是专偶制。恩格斯后来在 1891 年第 4 版中实际援

引的是《家庭的起源》1884 年修订版，书名改为《婚姻与家庭的起源》（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78 页）。 276 。

243 《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

行委员会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

斯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认为德国可

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

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

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见本卷第

288 页），而在实行反动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为“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

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见本卷第 289 页）。他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的近期目标是争取实现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

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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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形式”（见本卷第 289 页）。他还揭露了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

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

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 288 页）。

这篇文章对千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纲起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

1890 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获合法地位，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党需要制定一个新的纲

领，以代替 1875 年的哥达纲领（参看注 205) 。 1891 年 5 月，威·李卜

克内西着手起草新纲领。 6 月，党的执行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和修

改，把草案确定下来。 6 月 18 日，执行委员会以机密文件的形式把草

案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收到后立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肯定这个草

案优于哥达纲领，并分别对草案的绪论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提

出具体修改意见。党的执行委员会吸收了恩格斯的部分批评意见，对

草案特别是绪论部分作了修改（修改前与修改后的草案，见注 244),

并千 1891 年 7 月 4 El 把修正草案公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

进报》上，引起广泛的讨论。恩格斯的意见在讨论中一再在有关领导

人的讲话中被提及并进一步获得认同。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

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另一份纲领草案，发表在《新时代》1890-1891 年

笫 9 年卷第 2 册，这一草案成为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爱

尔福特纲领》）的基础。

《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写于 1891 年 6 月 19— 27 日，在

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在李卜克内西的遗物中找到了它的手

稿（其中缺失《第一部分的附件》），首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901— 1902

年第 20 年卷第 1 册第 1 期。《第一部分的附件》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这一部分的德文原文首次发

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277 。

244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1891 年 6 月 18 日寄给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

其他领导人、并受到恩格斯批判的纲领草案，以前一直以为丢失了，后来

被找到并首次发表在柏林《工人运动史论丛》1968 年特刊第 173 — 174

页。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对这一草案作了修改，发表

在 1891 年 7 月 4 El 《前进报》第 153 号。草案以及修正草案对照如下（绪

论部分各段的编号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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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

［修改前］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一一－土

地、矿山、矿井、矿场、机器和工具、

交通工具一一的分离和劳动资料

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

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阶

级和占有者阶级。

［第二段］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

资料在个人占有者（垄断者）手中

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

工人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的依附，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政治上无权

利、社会贫困、身体衰弱和精神屈

辱的基础。

［第三段］在个人占有者 资本

家、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者——的

统治下，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

的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正以

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

品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

的人数日益增多，贫困越来越加

剧，过剩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

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并使构成一

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

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

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导致危机和

劳动中断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这

使得工人状况更加恶化，带来广大

人民阶层的破产，引发普遍的经济

［修改后］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 土

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

工具 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

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

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阶级和

占有者阶级。

［第二段J社会劳动资料，在其占有

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

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

即生活源泉的占有者的支配，是一

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沉

沦、政治依附的基础。

［第三段］在这种剥削的统治下，被

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在剥削者

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 手中

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

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

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尤产

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其生活状况

越来越没有保障，过剩工人的队伍

越来越庞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

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阵

营并使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

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

本质的无计划性，导致危机和劳动

中断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使得工

人状况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

级—一小资产阶级和小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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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和政治上的没有保障，致使整

个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

［第五段］通过消除这种日益不能

容忍的状态产生的原因而结束这

种状态，并赢得工人阶级的解

放一—－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

和任务。

［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

求实现把劳动资料 土地、矿

山、矿场、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

工具 转变成社会公有财产，把

资本主义私人生产转变成社会主

义共同生产，这一转变所需要的物

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资本主义

社会本身创造出来。

［第七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

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

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

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

冲突，但都以保持和巩固资本主义

为它们的共同目的。

［第八段］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

个民族性的任务，而是一切文明国

家的工人都同样参与的社会性的

破产，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

扩大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安定

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

明，社会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已经丧

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

命和能力。

［第五段］通过消除这种日益不能

容忍的状态产生的原因而结束这

种状态，并赢得工人阶级的解

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

和任务。

［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

求实现把劳动资料一一土地、矿

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工

具一一转变成社会公有财产，把资

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

这一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

神条件，已经而且还在进一步地由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

通过这样一种转变，工人阶级的解

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

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

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国

家社会主义就是把国家置千私人

企业主的地位从而把对工人进行

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千

一身的、为了国库目的而实行的国

有化制度。

［第八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

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

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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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它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完

成。基千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

主党感觉到并宣布自己同所有其

他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

体的。

［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

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把国家置

于私人企业主的地位从而使工人

承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双重

奴役的、为了国库而实行的国有化

制度。

［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

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

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为了不分性

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而

斗争。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人

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社会民

主党支持适宜千改善一般人民的

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

切要求、办法和设施。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

下要求：

1．凡年满 21 岁的公民，不分性别，

在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中，均可在秘

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

冲突，但都以保持和巩固当今的社

会基础为它们的共同目的。

［第九段］工人阶级在所有具有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具有相

同的利益；随着世界交通和为世界

市场而进行的生产的扩大，每一个

国家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同其他各

国工人的状况相依存；因此，工人

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性的任

务，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同

样参与的社会性的任务。基千这

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

宣布自己同所有其他国家的有阶

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

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

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

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

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在

这样一种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

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

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它

支持适宜于改善一般人民的状况，

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

求、办法和设施。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前

提出如下要求：

l．凡年满 21 岁的公民，不分性别，

在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中，均可在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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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平等、

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

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

期日和假日举行。

2．人民直接参加立法，即人民有提

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

3．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

嫦和。成立国际仲裁法庭。

4．废除一切限制或压制言论自由

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5．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

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

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团体。

6．学校的世俗性。实行公立国民

学校的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

学机构中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供

应教学资料。

7．普遍服役能力教育。以国民军

代替常备军。

8．免费诉讼和免费司法援助。由

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

9．医疗和医药免费。

10．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

公共开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资

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

关税以及为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的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其他经

济政治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

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l．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

际的有效的劳工保护法：

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平等、

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

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

期日和假日举行。为当选代表支

付薪金。

2．人民通过行使提出法案和否决

法案的权利直接参加立法。在帝

国、邦、省和市镇实行人民自治。

税收每年审批，有拒绝纳税的权

利。

3．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

嫦和。成立国际仲裁法庭。

4．废除一切限制或压制言论自由

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5．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

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

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团体。

6．学校的世俗性。实行公立国民

学校的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

学机构中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供

应教学资料。

7．普遍服役能力教育。以国民军

代替常备军。

8．免费诉讼和免费司法援助。由

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

9．医疗和医药免费。

10．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

公共开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资

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

关税以及为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的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的其他经

济政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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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

为 8 小时。 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b)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儿童从 1．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

事工商业劳动。 际的有效的劳工保护法：

(c)禁止夜间劳动，由于技术上的 (a)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

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而确实需要 为 8 小时。

夜间劳动的工业部门除外。 (b)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儿童从

(d)凡劳动方式对妇女身体有害的 事工商业劳动。

工业部门，禁止使用妇女劳动。 (c)禁止夜间劳动，由于技术上的

(e)禁止妇女和 18 岁以下青少年 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而确实需要

从事夜间劳动。 夜间劳动的工业部门除外。

(f)每个工人每周一次最少 36 小 (d)每个工人每周一次最少 36 小

时的不间断休息。 时的不间断休息。

(g)禁止实物工资。 (e)禁止实物工资。

(h)帝国聘用检查员对包括家庭工 2．由帝国劳动部、区劳动局和劳动

业在内的所有作坊和工业企业进 委员会对全部工商企业进行监督，

行监督。 并调整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关系。

2．确保结社权不受企业主侵犯。 3．农业工人和佣人与工商业工人

3．帝国接管整个工人保险系统，参 平等。废除仆役制。

保人员起决定作用地参与管理。 4．确保结社权。

为调整和监督劳动关系，德国 5．帝国接管整个工人保险系统，工

社会民主党要求成立帝国劳动部、 人起决定作用地参与管理。

区劳动局，并建立劳动委员会，其

成员一半从工人中选出，一半从企

业主中选出。

279 。

245 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见注 205。一279 。

246 1850 年普鲁士宪法是按照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提议，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通过的宪法。它对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钦定宪法作了

修订，消除了反民主的钦定宪法中尚残留的民主内容。主要由封建贵族

议员组成的第一议院保留下来，按照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的第二议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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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只对国王负

责；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的案件。 1850 年普鲁士宪法在

德意志帝国于 1871 年建立后仍然有效。 287 。

247 宪法冲突指 19 世纪 60 年代普鲁士政府与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

间的冲突。 1860 年 2 月，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

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准了用于“维

持军队战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拨款，开始实施计划中的军队改组。

1862 年 3 月，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政府遂解散议会并决

定重新选举。 1862 年 9 月底，反动的俾斯麦内阁组成，同年 10 月，俾斯麦

内阁再次解散议会，并完成了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拨付军费。直到

1866 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见注 72) ，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

降以后，这场冲突才得到解决。一—287 、 685 。

248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邦国联成一个名称。这两个在

1871 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邦分别是：属于罗伊斯长系大公的罗伊斯－格

赖茨和属于罗伊斯幼系大公的罗伊斯－施莱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
287 。

249 威·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见注 190)有关纲领问

题的总结发言中说：“现代国家正在长入未来国家，同样，未来国家在现代

国家中也已初具雏形。”李卜克内西的这种说法一再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的改良主义派别引用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卡·考茨基在 1891 年 3 月 9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种情况。在 1891 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李

卜克内西对他的这一说法作了解释。一287 。

250 1876 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有关保护

关税和自由贸易的争论只是有产阶级内部之间的斗争，与社会主义者无

关，因此保护关税与否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将视具体情况个别地决定。这

一决议导致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党团在有关关税问题的投票中出现分

歧，如 1879 年 5 月 17 H ，议员麦·凯泽尔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

同意下，在帝国国会上发表了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

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中，对党在这个问题上

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分析批判。－—－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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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由关于

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 (1870 年 11 月）和德意志帝国宪法（见注

165)确定下来。其中，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以

及独立管理邮电的特殊权利。此外，巴伐利亚在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

面保留了独立性；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成立

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特别委员会。－－289 。

252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在图林根仍然存在 1 个大公国、 3 个公国和 4

个侯国，爱尔福特和卡塞尔则另属千普鲁士。不仅如此，图林根的这些公

国、侯国和属于普鲁士的领土之间还互相交错分割，存在很多飞地。——

289 。

253 拿破仑·波拿巴千 1799 年雾月十八日 (11 月 9 日）发动政变，推翻了

1792 年 8 月 10 13 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制度，宣布实行以自已为第一执政的

专政。 1804 年，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被宣

布为法国的皇帝。尽管后来制度发生改变，但第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

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甚至在 1870 年 9 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也是

如此。一290 。

254 指 1880 年 5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茹·盖得和保·拉法格一起制定的法

国工人党纲领（在法国叫做马克思派或盖得派纲领，又叫做集体主义派纲

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442 — 443 页、第

658-659 页。 --293 。

255 指 1888 年巴塞罗那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纲

领后来作为附录收入 1891 年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

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汀西班牙文版。 293 。

256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笫二次代表大会》是恩格斯应维·阿德勒 1891

年 6 月 20 13 来信的请求而写的一封贺信。恩格斯未能接受阿德勒的邀

请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的贺信千 6 月 29 日在大会宣读。恩格斯在信中

高度评价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自 1888 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 258) 以

来所取得的成绩，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见本卷

第 296 页），这种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能够实现不同民族工人间的

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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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贺信首次发表在 1891 年 7 月 3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27 号。

1891 年 7 月 9 日《人民之友报》（布吕恩）第 13 号、 1891 年 7 月 10 日《前进

报》（柏林）第 158 号等报纸对贺信进行了转载。贺信还收入《1891 年 6 月

28 、 29 和 30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891 年维

也纳版。

恩格斯的这封信写于 1891 年 6 月 26 日，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草

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存在文字差别，因为这封信是以私信形式寄给阿德

勒的，在转换为贺信时作了必要的文字修改。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恩格

斯在没有保存下来的付印稿上作了少许改动。重要的文字差别在脚注中

说明。－ 296 。

257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笫二次代表大会于 1891 年 6 月 28—30 日在维也纳

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93 名代表，其中包括来自奥匈帝国的匈牙利、波

兰、意大利、捷克等民族的代表。这次大会是在奥地利废除了非常法（见

注 259)之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参加争取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

运动、五一节庆祝活动和 1891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外还讨论了关于工会和奥地利的社会改革

等问题。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 1891 年 7 月 3 日的社论《在维也纳举

行的我党代表大会》中总结代表大会工作时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表

现出了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党在策略问题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一一

296 。

258 1888 年 12 月 30 日至 1889 年 1 月 1 H 在海恩费尔德（下奥地利）举行了

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奥地利几乎所有诸侯领地的社会主义

者的 73 名代表。代表大会在发展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的

作用，会上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并通过了由维·阿德勒起草、主

要由卡·考茨基修改过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原则宣言》基本上以

《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为依据，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

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

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

任务，宣布尤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不

过，宣言中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

立共和国的要求，也基本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原则宣言》在 1909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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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纲领》所取代。—-296 。

259 1884 年奥地利通过了与德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注 93)类似的所谓的

“反无政府主义者法”。根据这一法律，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工人组织遭

到迫害，它们的机关报刊遭到查封，领导人被驱逐出境。在罢工运动增长

以及 1890 年和 1891 年奥地利工人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活动的压力下，这

一法令于 1891 年 6 月被废除，但是法令的个别措施仍暂时保留下来。

297 。

260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恩格斯 1891 年 9 月 2 H 给

保·拉法格的信。文章由两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恩格斯肯定了 1891

年布鲁塞尔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 261) 的有关成果；在

第二部分，他主要分析了俄国和德国的政治局势以及这种局势下的革命

前景。

这篇文章发表在 1891 年 9 月 12H《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51 号，

《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在发表时对信的内容作了少量删减改动，并增加

了两个小标题。文章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十多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

载，如 1891 年 9 月 16 H 《前进报》（柏林）第 216 号、 1891 年 9 月 18 H 《社

会民主党人报》（哥本哈根）第 222 号、 1891 年 10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奥斯陆）第 114 号等。—-298 。

261 指 1891 年 8 月 16— 22 日举行的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来自 15

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 374 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大会的筹备过程

中，马克思派同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能派这一次未能分裂代表

大会。大会讨论了劳工保护法、结社权、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工会运动、

“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等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认为这次大会是马克思派的“全

面的胜利”（见恩格斯 1891 年 9 月 2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298 、 673 、 675 、 697 。

262 1891 年 8 月 16 日，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问题时，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见注 261)第二次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

的代表资格的决定。不过，大会并没有一以贯之地遵循这一决定，在大约

20 个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一些被排除，但一些工会组织推举的无政府主义

者仍得以继续参加大会。－-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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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 23 名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和工

联的代表出席了第二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新加入 5 名英国代表，英国

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约·白恩士和罗·肯宁安－格雷厄姆后来也出席了会

议，整个会议期间总共有 40 名英国代表与会。

大会通过了有关劳工保护法的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

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政党的统治，在工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地方，利用这

样的权利来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状态”(《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

议程和决议》1893 年柏林版第 15 页）。英国代表对这一决议表示赞同。

-298。

264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无产阶级对待军国主义的态度。所

有代表都同意，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和平，但在反对战争的具体手段上存

在分歧。决议案起草委员会提出，军国主义只有消除其赖以产生的经济

根源才能最终消亡。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共同行动，它的任务就是

“坚持不懈而且坚决有力地反对一切战争的欲望和为这种欲望服务的决

定，通过完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布鲁塞尔国

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决议》1893 年柏林版第 26 页）。荷兰代表斐．

多·纽文胡斯反对这一决议案。他提出，一旦宣战，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

号召本国人民举行总罢工。最后，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在大多数代表的

赞成下获得通过。 299 。

265 1891 年，由于持续干旱，俄国粮食严重歉收， 20 个土地肥沃的省份发生饥

荒。俄国逐渐禁止所有粮食出口，从而失去了与欧洲工业国的一个主要

贸易项目。

不过，恩格斯预测的、当时也为人们所担心的德国的饥荒后来没有出

现。据统计资料，当年德国的土豆产量约为中等年景的 95% ，小麦和黑麦

的产量还超过了 1881 — 1890 年间的平均值。一一 299 、 342 、 442 、 485 、

667 。

266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草稿片断》是恩格斯大约千 1891 年 10 月 13 日

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的几段文字（背面是恩格斯 1892 年 2 月 6 日给菲·屠拉

梯的信的草稿）。这几段文字的观点大都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

327—346 页）一文中有所论述，不过，除了“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

（见本卷第 302 页和第 334 页）这句话之外，文字表述没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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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草稿片断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一一302 。

267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 (1745 年 5

月 11 日）说的话。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逼近法军的时

候，这个军官高喊：“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302 、 334 。

268 《致（人民之友〉编辑部》是恩格斯于 1891 年 11 月 13 H 为祝贺该报创办

十周年而写的一封贺信。他在信中赞扬奥地利工人排除万难坚持办报的

“坚毅精神和牺牲精神”（见本卷第 305 页），高度肯定捷克工人和德意志

工人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团结一致。

《人民之友》原计划在 11 月 21 日出版专刊并于次日举办庆祝活动，

但该计划因当局禁止而未能实现。恩格斯的这封信刊载在该报 11 月 25

H 出版的纪念号（第 22 号）上，该纪念号也被警察当局没收。 1891 年 12

月 8 日柏林《前进报》第 287 号在一篇揭露奥地利当局对待《人民之友》的

行径的报道中转载了恩格斯的这封贺信。

这封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草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存在少许文字差

别，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在寄出去的眷清稿上作了少许修改，这些差别在脚

注中说明。一－304 。

269 青年捷克派主要代表捷克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起初它是民族党的左

翼， 1874 年分裂出来成立民族自由思想党，在 90 年代成为波希米亚主要

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民族党保守主义的右冀老年捷克派不同，青年捷克

派对维也纳中央政权的抗拒更为坚决，要求波希米亚各诸侯领地在各个

领域分享应有的国家权力，要求各民族自治，提出把奥匈二元帝国改为奥

匈捷三元帝国，并力图增强捷克资产阶级相对于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政治

经济地位。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老年捷克派这个名称，把政治纲领与之相近的

波希米亚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代表称为老年德意志派。——305 。

270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是恩格斯随《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

人》（见本卷第 307— 308 页）一文寄给该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 1891

年 11 月 17 日。信的草稿保存下来，草稿下方空白处留有恩格斯记下的

四列数字和运算，草稿的背面是恩格斯寄给该报的文章的草稿。这封信

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俄文第 1 版第 28 卷。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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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0 年英文版第 27 卷。 306 。

271 指 1891 年 11 月 17 日伦敦《每日纪事报》第 9261 号发表的题为《拉法格先

生案件》的匿名通讯。通讯污蔑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夫人为保

护其女婿保·拉法格而向当局泄露了武器库的地点。

这篇带有敌意的报道产生的背景之一，是 1891 年 11 月 8 日拉法格

在里尔当选法国众议院议员。 1891 年五一节游行后，法国政府开始迫害

社会主义者。 7 月，当局以煽动工人谋杀企业主的罪名判处拉法格一年监

禁并处罚金。拉法格在狱中成功当选后千 11 月 10 日被提前释放。一

306 、 307 。

272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是恩格斯为驳斥资产阶级的诽谤、维护马克思

及其家人的名誉而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千诽谤性报道《拉法格先生案

件》（见注 271)发表的当天，即 1891 年 11 月 17 日，恩格斯将它与一封附

信（见本卷第 306 页）一起寄给《每日纪事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 1891

年 11 月 26 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9269 号。 307 。

273 1871 年 8 月，保·拉法格和马克思的三个女儿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疗养地

巴涅尔－德吕雄时，法国当局曾对他们进行迫害。关于此事经过可参看马

克思 1871 年 8 月 25 日给纽约《太阳报》编辑查·德纳的信，以及马克思

的女儿燕妮 1871 年 9 月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信。一一

307 。

274 在《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中，恩格斯婉拒了歌咏

团为他 71 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的安排，并阐明：“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

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

目的”（见本卷第 309 页）。恩格斯在信中还表达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奋斗终身的信念。

这封信写于 1891 年 11 月 28 日恩格斯 71 岁生日当天，首次发表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俄文第 1 版第 28 卷。信的德文原文首次发

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 309 。

275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是恩格斯对该委员会给他

的生日贺信的答复，写千 1891 年 12 月 1 日，首次发表在《德国工人运动

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西柏林）1970 年第 10 期。一一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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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英国版序言》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德文笫二版序言》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主体部分均以恩格斯 1886 年的
文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为基础。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对他 1886 年的

文章分别作了补充、删节和修改。在这两篇序言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著

作：＂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

是它并不使作者感到羞愧（见本卷第 312 页和第 393 页）同时，他也说

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指出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夺取了大部分执政权的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试图建立一个以英国为世界工厂，

以其他国家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的世界市场体系。“当英国工业垄

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

地位的利益。”（见本卷第 324 页和第 405 页）这是自欧文主义之后，社会

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但是，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德、美等国

现代大工业的不断崛起，英国逐渐丧失作为其现存社会制度基石的世界

工业垄断地位。即使在工商业空前高涨的时期，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

穷困的生活，当景气消失之后，这种贫困就更为加剧，这是社会主义在英

国重新出现的原因。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

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 314 页和第 395 页）。他简要评述了当时

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之上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 317 页和第 398 页）。他告诫工人阶级要善

千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

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 407 页）

英国版序言大约写于 1892 年 1 月 7 日至 11 日，除被收入《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1892 年伦敦版外，还被节选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在

1892 年 4 月 16 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8 期、 1892 年 5 月 6 日《工人

报》（维也纳）第 19 号、 1892 年 5 月 10 日《前进报》（柏林）第 109 号、 1892

年 5 月 16 日《人民代言者报》（维也纳）第 15 号以及 1892 年 6 月 15 日《社

会问题》杂志（巴黎）第 13 期等发表。

德文第 2 版序言的主要部分由恩格斯译自英国版序言，恩格斯在翻

译过程中作了一些修改。翻译工作可能始于 1892 年 4 月底，最后一段专

为这一版而写的文字完成于 7 月 21 日。这篇序言载千 1892 年在斯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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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 2 版。恩格斯新加的那段文字被翻

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 1892 年 10 月 16 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20 期。

312 、 392 。

277 谷物法是英国从 1815 年起实行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它旨

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从而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谷物法规定，

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千每夸特 80 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 1822 年对

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 1828 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

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

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

导致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一开始

就反对谷物法。曼彻斯特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

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 333) ，从而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后来英国议会

在 1846 年 6 月 26 日通过了《关千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千调整

某些关税的法案》，废除了谷物法。一313 、 378 、 393 。

278 1848 年在加利福尼亚、 1851 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些发现

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一313 、 393 。

279 1831 年 10 月 15 日英国议会颁布了禁止用实物支付工人工资的法令，但

由千缺乏完备的实施细则，工厂主们常常利用该法令的漏洞不予执行。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一章对实物工资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一—314 、 394 。

280 1847 年 6 月 8 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对纺织业的女工和青少年工人实行 10

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这一法律千 1848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一 314 、

394 。

281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街区，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

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大城市》

一章。
“七日规”是当时伦敦市中心七条街道交汇的地方，在这些街道居住

的主要都是工人，以贫困而知名。——315 、 396 。

282 小宅子制是英国 19 世纪上半叶某些工厂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厂主以极

苛刻的条件为工人提供住所（有时带有小块土地），房租从工人的工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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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

厂工人》一章对这种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一—316 、 397 。

283 1886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6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有近万名煤矿

工人参加的罢工。罢工工人遭受极大的困难，不少人从住处被赶出。罢

工期间还发生了冲突。最后资方退让，罢工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

劳动条件的要求大部分得到了满足。一316 、 397 。

284 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恩格斯校订和编辑的《资本论》第 1 卷英

文版于 1887 年在伦敦出版。 317 、 362 。

285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 149) 的纲领性文件，包括下列六项要求：

普选权（年满 21 岁的男子入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

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 1839 、

1842 和 1848 年，宪章派三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但均

以失败告终。 319 、 379 、 399 。

286 宪章派原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将

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但是政府禁止

这次示威游行，并在伦敦集结大批军警对游行示威进行阻挠。宪章派的

领导人中有许多人发生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请愿的群众就

地解散。反动势力利用这次行动的失败向工人发起进攻并对宪章派加以

迫害。——319 、 399 。

287 选举法改革法案于 1831 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 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

准。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

降低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

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一

319 、 378 、 399 。

288 1867 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进一步降低

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

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

无权的地位。

1884 年，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英国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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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经过这次改革， 1867 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选举权的条件，也同样

适用千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居民 农村无

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一一320 、 401 。

289 马克思在《 1859 年的爱尔福特精神》等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

1848 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

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一321 、

352 、 401 、 456 、 628 。

290 莱·莱维和罗·吉芬都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著有关于

英国工人工资及生活水平方面的论文或著作。他们认为，随着英国财富

的巨大增长，工人的工资有了明显增长，工人阶级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改

善。 322 、 403 。

291 《德国的社会主义》是恩格斯晚年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和原则的重

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扼要地评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

现状，肯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合法斗争、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成

就，阐明了德国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应当采取的策略，同时指出，不定哪

一天，德国政府”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见本卷第 334 页），反

革命的暴力会推迟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

巩固。恩格斯针对俄国、法国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阐明了德国社

会主义者对战争应采取的态度，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

战胜德国，这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在这种前景下，德国社会

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

向内外敌人投降”（见本卷第 340 页）。恩格斯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

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争取和平。

这篇文章最初是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为《工人党年鉴》撰写

的，文章写千 1891 年 10 月 13-22 日之间，载于 1891 年 12 月在里尔出

版的《 1892 年工人党年鉴》。恩格斯在 1892 年 1 月 6— 19 日把它译成德

文，并增写了专门面向德国读者的前言和论述俄国发生饥荒的原因及其

对俄国和欧洲的影响的结束语，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1-1892 年第 10

年卷第 1 册第 19 期。本卷依据德文版翻译，与法文版的重要差别在脚注

中说明。

这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得到广泛传播，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多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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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刊物在 1892 年先是刊载了译自法文版的译文，后来又刊载了德文

版结束语部分的译文；这篇文章的德文版在 1892 年先后被译成波兰文、
英文、瑞典文、保加利亚文、丹麦文、挪威文发表，并译成俄文在 1893 年发

表。一—327 。

292 纯粹的共和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国民报》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阿·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路·加尔

涅－帕热斯。《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 1848 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

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路·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

330 、 538 。

293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于 1869 年 8 月 7— 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

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也称“爱森纳

赫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

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331 。

294 指 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出版斐·拉萨尔全集的

决议。 332 。

295 从恩格斯提到的票数看，这里大概指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首次选

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拉萨尔派）共获得 101 927 张选票（另参看本卷第 333 页），爱森纳赫派的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国会议员。

不过，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前，根据 1866 年 9 月颁布的选举

法，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在 1867 年就开始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倍倍尔和

李卜克内西先后在这一年的两次选举中当选为国会议员。 332 。

296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 1793 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

族和僧侣的咬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

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千 1795 年被平定，但是在 1799 年和以

后的年代中，这一地区的农民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

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33 。

297 “合法性害死我们”是恩格斯引用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保守派政治活

动家奥·巴罗的一句话，这句话反映出 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法国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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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企图。他们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从
而恢复君主制。一一334 、 639 。

298 指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 1793 年击退欧
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国）联军的入侵。一340 。

299 长裤汉又称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他们穿粗
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

的蔑称，后来成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一341 。

300 指 1891 年 7 月在喀琅施塔得为法国分舰队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

场面公开证明了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之间的亲善关系。与此同时，两国

进行了外交谈判， 1892 年 8 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一协

定，法国和俄国有义务就国际政策问题相互之间进行协商；在一方受到进

攻威胁时双方应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这一协定的签订是 1893 年法俄

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42 、 667 。

301 1891 年 9 月俄国在法国发行利率为 3％的 1.25 亿金卢布 (5 亿法郎）公

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在认购时超额了七倍半。但是，由千 1891 年饥

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

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

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最后实际销售的公债只有大约 9600 万卢布。

342 、 486 、 670 。

302 指俄国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 19 世纪中叶，农奴制严重地阻碍俄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53— 1856 年克里木战争（见注 52)失败后，俄国革

命形势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被迫颁布《关千农民

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 1861 年 2 月 19 日法令》。该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

自由，地主不得买卖或赠送农奴；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进行诉讼和

从事工商业活动，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衣奴要获得上述自由必须交付高

额赎金。这次改革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仍为资本主义发展创

造了条件。一—344 、 484 、 668 。

303 普鲁士王国于 1807 年 10 月 9 日颁布取消世袭人身依附关系的敕令，开

始了农业改革的进程。后来又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办

法的法令。 1850 年 3 月 2 日的赎买法颁布后，农村所有土地都可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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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由经营，到 60 年代中，这一转化过程大致完成。关千 19 世纪普鲁

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情况，见恩格斯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344 。

304 指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勒·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

税》和皮·勒·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的有关论述，这两部著作

均收于欧·德尔编《 18 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 年巴黎版。 -345 、

669 。

305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是恩格斯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资产

阶级政治活动家乔·博维奥发表在 1892 年 2 月 2 H 《论坛报》（罗马）上

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博维奥在文章中对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第一

部分（见本卷第 330— 335 页）进行了攻击和歪曲。恩格斯驳斥了博维奥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轻视政权具体形式的指责，重申社会民主党和工

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指出：“马克思

和我在 40 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

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

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见本卷第 348

页）恩格斯还驳斥了博维奥关千德国社会主义者将会“回到魏特林的空

想”的指责，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

要求，而这一经济革命如何实现，“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

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见本卷第 349

页）。

《社会评论》杂志编辑菲·屠拉梯在博维奥文章发表的当天把这篇文

章寄给恩格斯，并请他给予答复。恩格斯在 2 月 6 日用法文撰写了答复

文章并随函寄给屠拉梯，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经恩格斯认可后发表在

1892 年 2 月 16 H 《社会评论》（米兰）第 4 期，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答乔万尼·博维奥》，意大利多家报纸予以转载。文章的法文原文经节

选首次发表在《菲·屠拉梯与他人的通信(1880— 1925) 》 1947 年巴里版，

全文作为影印件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论意大利》1955 年米兰—罗马

版。一一347 。

306 《（共产党宣言〉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 1892 年由波兰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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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

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扯欧洲大陆大

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

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

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见本卷第

351 页）他还指出，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欧洲

其余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和复兴，因为“欧洲各

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已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

实现”（见本卷第 352 页）。

这篇序言写于 1892 年 2 月 10 日，波兰文译文首次发表在 1892 年 2

月 27 日《黎明》杂志（伦敦）第 35 期，后来收入《共产党宣言》1892 年伦敦

波兰文版。序言的德文原文首次载于《共产党宣言》1939 年莫斯科德文

版。 351 。

307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劳拉·拉法格的请

求，为 1892 年 3 月 19 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 21 周年活动而写的

贺信。恩格斯在信中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国际性，指出 21 年之后，国

际无产阶级联盟空前壮大，正在“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

战斗”（见本卷第 356 页）。恩格斯的贺信在大会上宣读。

这封信写于 1892 年 3 月 17 日，发表在 3 月 26 13 《社会主义者报》（巴

黎）第 79 号。贺信结尾部分作为影印件曾发表在 1892 年 4 月 30 13 《画

报》杂志（巴黎）第 2566 号，并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转载于 1894 年 4 月 19

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第 8 号。

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与发表的文本存在几处文字差别，可能是《社

会主义者报》编辑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别在脚注中

说明。 355 。

308 1789 年 7 月 14 13 是巴黎人民群众攻下巴士底狱的 H 子，这一天是 18 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1792 年 9 月 22 日是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1793

年国民公会批准的革命新历（共和历）以这一天为新历元年元旦。

1871 年 3 月 18 日是巴黎公社宣布成立的日子。一一355 、 540 。

309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不久，法国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茹·法夫尔在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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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6 日的一封通告信中要求各国政府共同对付国际工人协会。此后

几乎欧洲各国都开始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迫害。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和奥

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 1871 年 8 月和 9 月多次会晤，商讨对付

国际的共同措施；意大利政府颁布特别法令，禁止国际的活动。第一国际

在各国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不得不停止在欧洲大陆的活动。 356 。

310 在《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笫二版加的按语》中，恩格斯说明，

对于《哲学的贫困》1847 年法文版和 1885 年德文第 1 版的两处笔误，德

文第 2 版已经作了订正。这两处错误是奥地利法学家安·门格尔在《十

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 年斯图加特版）中指出的。对于门格

尔在该书中对马克思的攻击，卡·考茨基曾在恩格斯指导下撰写了《法

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予以驳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本文写于 1892 年 3 月 29 日，载于《哲学的贫困》1892 年斯图加特德

文第 2 版。一一357 。

31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 年英文版导言》是一篇有丰富理论

内容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介绍了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以

及由《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的出版流传情况，指出它是传播最广泛的社会主义著作。他简要回顾了

17 世纪以来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指出不可知论实质上是力图与唯心主

义调和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并用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论证了世界

的可知性，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第一次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

义历史观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

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

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

争”（见本卷第 370 页）。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英国资产阶级

的宗教执迷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先是打着宗教旗帜反

对封建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后又用宗教对抗唯物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

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妄图继续利用宗教来阻挡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

洪流的反动目的，指出“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见本卷第 385 页）。恩格斯还强调：“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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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见本卷

第 385 页）

这篇导言写千 1892 年 4 月 4—20 日，载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其主体部分曾被译为波兰文，载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波兰文版。

恩格斯在 1892 年 6 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新时代》杂志把它分为

两个部分，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标题，刊载在该杂志 1892-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1 期和第 2 期。这个德文版还被全文译成意大利文和罗

马尼亚文，分别刊载在 1892 年《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21-23 期和

1892 年《社会评论》杂志（雅西）第 1 年卷第 8 期； 1892 — 1893 年巴黎的

《社会主义者报》第 115 、 116 、 118 、 119 、 120 号发表了德文版第 2 部分的法

译文； 1892 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塞夫利耶沃）第 3 期发表了从德文版

第 2 段开始的保加利亚文译文。

导言的德文版除删去英文版开头的 7 段文字外，恩格斯在翻译过程

中还作了少扯修改。德文版与英文版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一一

358 。

312 指欧·杜林的以下三部著作：《哲学教程 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

成》1875 年莱比锡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

本问题》1876 年莱比锡第 2 版（该书第 1 版千 1873 年在柏林出版）；《国民

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 年柏林第 2 版（该书第 1 版千 1871 年在

柏林出版）。一一361 。

313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 361 。

314 扎德鲁加(Zadruga)是古代南方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

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儿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大家共

同生产，共同消费。 19 世纪后半期扎德鲁加逐渐解体。——362 、 518 。

315 唯名论者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该派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

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

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

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

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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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观点，种子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

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种子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

同的物体。 363 。

317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

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

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

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于预世

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

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

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 365 。

318 参看《神圣家族》一书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

批判的批判》第三节《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

判的战斗》。恩格斯将引文从德文译成英文时作了不少修改。一—365 。

319 “自由思想者”一词最初在 17 世纪末用来指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到 18 世

纪也指那些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拒绝服从任何权威的思想家。 366 。

320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 1865 年由传教士威·蒲斯创

立千伦敦。 1878 年该组织模仿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

1880 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开展慈善活动并

吸收教徒。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开展广泛的宗教活动，并建

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366 、 383 。

321 “德国制造“是 1887 年英国出于贸易保护的动机要求从德国进口的商品

必须提供的产地标识，该标识最初对德国产品有歧视意味。－－367 。

322 指 1522—1523 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 1524—1525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

格斯在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中对这两次战争作了阐述。——372 。

323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创立了

加尔文教派。该教派的教义是“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

这种学说，一部分人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

永定为受惩罚的（弃民）。加尔文教派严格奉行的宗教信条完全符合当时

资产阶级的要求。 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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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光荣革命”指英国 1688 年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

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

1689 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

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

命”。 374 。

325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 1455— 1485 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

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

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

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支持兰开斯特家族

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

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

-—374 。

326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所著《论公民》一书

序言。该书千 1642 年在巴黎写成， 1647 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最初流传

的是手抄本。 376 。

327 笛卡儿派指 17— 18 世纪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笛卡儿在形而上学方面

有唯心主义倾向，在物理学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其追随者分裂为两

个对立的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机械论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

者；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千上帝与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

的唯心主义者。一一376 。

328 指 1789 年 8 月 26 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

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宣布拥有自由和财产等是每个人天

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1791 年的法国宪法包括了这篇宣言。 1793 年的

雅各宾派《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是根据 1789 年的宣言起草的； 1793 年的

宣言被作为导言放在 1793 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第一部共和国宪法之

即。 376 。

329 民法典指拿破仑统治时期于 1804 年通过的法兰西民法典，又称《拿破仑

法典》。广义的《拿破仑法典》则包括 1804-1810 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

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

典。这些法典曾适用千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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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千 1815 年归并千普鲁士以后仍然有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为

＂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362 页）。一—377 、 596 。

330 指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这些人是联合在伦敦通讯协会，主要是联

合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的拥护者（在协会

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曾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

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曾遭到英国寡头政治执

政者的迫害。一－378 。

331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1794 年 7 月），

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

怖。 378 。

332 1824 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通过一项法令，废除

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有关法律。 1825 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

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会的决定，但是却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

即便仅仅为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进行鼓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行为

而以刑事罪论处。－—－379 。

333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

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

谷物法（见注 277)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

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

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1846 年谷物

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

存在到 1849 年。 379 。

334 奋兴派亦称教会复兴派，是英美等国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 19 世纪产

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该派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

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团体来巩固并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奋兴派有时也泛

指各种谋求恢复教会旧日威势的派别。一一380 。

335 指 1867 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参看注 288 。 382 。

336 指 1884 年英国第三次议会改革，参看注 288。一382 。



7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37 讲坛社会主义是 19 世纪 70— 90 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该派的代

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包括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

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

的幌子，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鼓吹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

“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

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千削弱阶级斗争，消除

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

科学的性质。 383 、 495 。

338 崇礼派是产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倾向千罗马天主教的一

个流派，因其创始人之一是牛津大学神学家皮由兹，故更流行的名称为皮

由兹教派。该派的信徒主张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

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当时的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在国

内的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属千各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因

此，该教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

的反映。 383 。

339 在天主教的传统中星期五应该素食，因为据说耶稣是在星期五死去的。

——-384 。

340 这是 1876 年 8 月 19 日德皇威廉一世在普鲁士楚黎绍（今波兰苏莱胡夫）

火车站对前来送别的新教教士们说的话，后来成为名言。 384 、 555 。

341 1890 年 9 月 27 日，路·布伦坦诺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全体大会上报告

了他在利物浦工联年度代表大会(1890 年 9 月 1— 6 日）的见闻。相当数

量的新工联代表首次参加了这次工联代表大会。布伦坦诺承认，新工联
在这次大会上占了上风。一—385 。

342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恩格斯于 1892 年 5 月 31 日

写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未能应邀出席

这次大会，贺信千 6 月 5 日在大会上宣读，首次以《致奥地利党维也纳代

表大会》为题发表在 1892 年 6 月 10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24 号。一

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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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原拟在布吕恩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故改为 1892

年 4 月 17 日在林茨召开。但在 4 月 2 H ，当局下令禁止大会在林茨举

行，因此改址为维也纳。这次大会(1892 年 6 月 5—9 日）讨论了奥地利社

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通过了章程，对党纲作了补充，并首

次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 387 。

344 《卡尔·肖莱马》是恩格斯为他和马克思的亲密朋友肖莱马写的悼文。恩

格斯在文中回顾了肖莱马的一生，高度评价肖莱马杰出的科学贡献，并特

别指出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见本卷第 389 页）。恩格斯在 1892

年 5 月底得知肖莱马的病情，曾千 6 月初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探病。肖莱

马于 6 月 27 日去世后，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了 7 月 1 日的葬礼，并

帮助处理了一些后事。

这篇悼文写于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H ，发表在 1892 年 7 月 3 日《前进

报》（柏林）第 153 号，并在 1892 年 7 月 7 日《黑森人民报》（达姆施塔特）第

150 号和 1892 年 7 月 15H 《工人报》（维也纳）第 29 号全文转载。文章还

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杂志《 H 子》（索非亚） 1892 年第 7 期。 388 。

345 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 1851 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欧文

斯的遗产创办，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前身，当时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齐名。

—388 。

346 1891 年 7 月底至 8 月，恩格斯同肖莱马一起在威特岛度过了两个星期，并

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但肖莱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后

续旅行。—~390 。

347 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 1884 年，可能是由肖莱马本人告诉恩格

斯的。另可参看恩格斯 1884 年 10 月 23 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

在达姆施塔特—大盖劳选区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 1881 年 10

月 27H 的初选中的得票数是 1 360 ，在 1884 年 10 月 28 H 的初选中的得

票数是 4 892 。 391 。

348 1876 年 5 月 10 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 40 个国家参展。

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

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

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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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廉质劣＂。此事由 1876 年 6 月 27 日柏林《国民报》第 293 号首先披露，

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 7— 9 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恩格斯以普鲁士军队在 1806 年 10 月耶拿会战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

来作比喻，把这一事件称做工业上的耶拿会战。——393 。

349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是恩格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两

段文字。第一段文字标注写作日期是 1892 年 9 月 12 El ，可能是恩格斯

对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 年英文版导言》（见本卷第

358~386 页）所做的补充。第二段文字的写作时间不详。它在内容上与

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有关，可能是恩格斯在收到该

书德文第 2 版的样书后，即在 9 月 12 日之后不久写下的。不过，恩格斯

当时正在加紧编辑《资本论》第 3 卷，第二段文字与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30 章所加的一个脚注内容相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

笫 46 卷第 554 页脚注 8) ，因此不能排除它是恩格斯在 1892 年 11 月之后

写下的。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 409 。

350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其宪法是在不成文习惯法的基础上由若干宪法性法

律和宪法性判例等组成。恩格斯对英国宪法的评述参看他早年的文章

《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

409 。

351 指 19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阿根廷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

原因包括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政府的通货膨胀和赤字政策以及外债过重

等。危机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剧烈的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破产，总量

达 1.6 亿比索的外债停止偿付。危机还造成阿根廷政治局势动荡。这次

危机是 1890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之一，它加深了危机在其他国家特别

是在英国的发展，因为英国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 410 。

352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

会(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

明》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

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完成的 3 篇有密切联



注释 801 

系的文献。

1892 年 9 月 8H ，英国工联在格拉斯哥召开第 25 届年会，通过了不
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转而专门召开讨论八小

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恩格斯认为工联的决议有损马克

思主义工人政党和组织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后取得的主导地

位。因此，他于 1892 年 9 月 11 日分别致信劳拉·拉法格和奥·倍倍尔，

建议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尽可能多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

和工会，采取统一行动，反对英国工联的决议。由于法、德、奥、西等国工

人组织的反对，工联于 1893 年 2 月修改了格拉斯哥决议，决定派代表团

出席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恩格斯为上述目的而于

1892 年 9 月 16 日用西班牙文所写的一封信，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西班牙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

《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

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是法国工人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

发表的声明，以《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为题，载千 1892 年 10 月 4 日法国

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 106 号，另载于《工人党马赛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 1892 年 9 月 24—28 日》1892 年里尔版。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

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根据恩

格斯的建议千 1891 年 11 月作出的决议，发表在 1892 年 11 月 19 日《前进

报》第 272 号，并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记录。 1892 年 11 月

14-21 日》1892 年柏林版。—-411 、 673 、 675 。

353 指 1893 年 8 月 6— 12 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18 个国家的 411 名代表。原先抵制这次大会

的英国工联也派了代表参会。围绕参加大会的条件问题，会议组织方同

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参会资格。

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庆祝五一节问题、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问题、战

争和军国主义问题等。在五一节问题上，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 5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关于策略问题，

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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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战争问题上，大会确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千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

本原则（参看注 264) ，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

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

恩格斯出席了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大会名誉主席身份主持了大

会的闭幕式并发表了闭幕词（见本卷第 694-695 、 696 — 698 页）。

411 、 673 、 675 、 697 。

354 议会委员会是 1868 年成立的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这一英国工会联合组

织的执行机关；从 1871 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

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

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工联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

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议会委员会中占有多数。 1921 年，议会

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 411 、 577 。

355 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于 1893 年 12 月在芝加

哥举行，大会的决议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并通过了包括

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等内容的纲领。——411 。

356 1892 年 9 月 19— 23 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除

了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和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问题外，还讨论了英国

工联格拉斯哥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 352) 。大会决定不参加工联发起的

讨论八小时工作 H 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参

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法国工人党马赛代表大会于 1892 年 9 月 24-28 El 举行（见注 521),

大会在关于英国工联格拉斯哥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上通过了与工团全国

联合会代表大会类似的决议（见本卷第 673-674 页）。—－－412 。

357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和《（布罗克豪

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的补充材料》是有关恩格斯

生平和著作的两篇文献。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由恩格斯

对该百科全书 1883 年第 13 版第 6 卷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进行

修改补充而成。恩格斯在收到布罗克豪斯出版社 1890 年 3 月 20 日的来

信，得知该百科全书要出第 14 版后，立刻着手对这一条目进行修改。两

年之后，恩格斯又应出版社 1892 年 10 月 7 日来信的请求，对条目的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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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订。这一条目载于 1893 年在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出版的《布罗

克豪斯百科全书》第 14 版第 6 卷。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的补充材

料》是恩格斯在 1892 年 10 月 7 日收到该条目第 14 版的校样后写的三点

补充，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德文

原文首次发表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 413 、 647 。

358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恩格斯获悉 1892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后写的一

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分析了美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及其对世

界市场特别是对英国和德国的影响。

这篇文章写千 1892 年 11 月 9— 14 日，作为社论发表在 1892 年 11

月 16H 《前进报》（柏林）第 269 号，转载千 1892 年 11 月 21 日《选民报》

（莱比锡）第 270 号和 1892 年 11 月 25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48 号。文

章还被翻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周刊《进步》（帕扎尔

吉克） 1892 年 11 月 28 日第 3 期。一414 。

359 1892 年 11 月 8 日，民主党人格·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虽然克利夫兰

在第一个总统任期(1885— 1889)就反对高关税政策，但直到他的第二任

期，迫于 1893 年经济危机的压力，美国才从 1894 年起开始实行新的关税

税率。新税率虽然比之前有所降低，但仍然带有明显的保护关税性质。

-—415 。

360 1890 年 10 月 1 日美国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大大提高了棉毛织品、钢铁制

品、玻璃等商品的关税税率，一些商品的平均税率接近 50% 。 415 。

361 1892 年 8 月，英国兰开夏郡的多数纺织工人在秘密投票中赞成在法律上

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一415 。

362 指当时德国政府意图提高军事预算一事，见注 406 。 417 。

363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是恩格斯应《政治科学手册》出版人的请求而写

的马克思传略，这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为马克思写的唯一的、也是最后

的传记。恩格斯在文中简述了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国际工人

运动的伟大贡献，详细列举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恩格斯原文中“资产阶

级实在不能接受的一些地方”在出版时被删掉（参看恩格斯 189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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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

这篇文章写于 1892 年 11 月 10-23 日，载千《政治科学手册》1892 年

耶拿版第 4 卷。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1893 年 3 月 14 H) , 1893 

年 1 月 29 日《前进报》（柏林）第 25 号、 1893 年 3 月 17 日《工人报》（维也

纳）第 11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还被译成法语、保加利亚语、意大利语、

波兰语等多种语言在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报刊上发表。

恩格斯在准备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整理了一份马克思著作书单，书

单的手稿保存了下来（见本卷第 425 页插图），其内容如下（错误日期

己更正）：

“马克思著作

(1)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

(2)关千莱茵省议会、林木盗窃和关千摩泽尔流域农民的文章， 1842

年在《莱茵报》上发表。

(3)1844 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

《论犹太人问题》。

(4) 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 184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出版。

(5)1844 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6)1847— 1848 年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

(7)《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汃 1847 年在布鲁塞

尔和巴黎出版。

(8)《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9) 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 1848 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

字都有译本。

(10)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等，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11)1849 年在科隆出版的《两个政治审判案》中的两篇辩护词。

(12)1850 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1848 年至 1849 年》

（关千法国二月革命）以及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文章、每月述评。

(1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第三版

18[85]年在汉堡出版）。法文译本 1891 年出版。

(14)《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3 年在波士顿 (1885 年在霍廷

根—苏黎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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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51— 1862 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关于帕

麦斯顿的若干篇（增订后 1856— 1857 年在伦敦作为小册子出版）。
(16)《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在《自由新闻》 (1856 年 6 月 28 日—

1857 年 4 月 1 日先后在设菲尔德和伦敦出版）上发表。

(17)关于 1859 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的外交谈判的文章， 1859 年在伦

敦《人民报》上发表。

(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 年在柏林出版。

(19)《福格特先生》， 1860 年在伦敦出版。

(20)1864 年的《国际成立宣言》以及总委员会发表的所有文件，其中

包括 1871 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几乎所有欧洲各国文字都有译本。

(21)《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册， 1867 年在汉堡出版， 1890

年出第四版。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

(22) （逝世后）《资本论》第 2 卷（第 2 册）， 1885 年由弗·恩格斯在汉

堡出版， 1893 年第二版在印刷中。

(23) （逝世后）《资本论》第 3 卷（第 3 册），将于 1893 年由弗·恩格斯

在汉堡出版。” 418 。

364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 1816 年从犹太教改信新教。亨利希·马

克思的子女和妻子分别于 1824 年和 1825 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418 。

365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

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于 1841 年 3 月底完稿， 4

月 6 日他将论文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 4 月 15 日他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

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418 。

366 布·鲍威尔千 1842 年 3 月初失去教职。 418 。

367 1843 年 1 月 20 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颁布了查封《莱茵报》

的指令，要求《莱茵报》从 1843 年 4 月 1 日起停刊。马克思退出《莱茵报》

编辑部的声明，签署日期是 1843 年 3 月 17 13 ，刊登在 3 月 18 日《莱茵报》

上。 419 。

368 马克思千 1843 年 6 月 19 日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 419 。

369 马克思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过以下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

产主义》（载于 1847 年 9 月 12 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 73 号）、《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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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载

于 1847 年 10 月 28 、 31 H 和 11 月 11 、 18 、 25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6 、 87 、 90 、 92 和 94 号）等。一—420 。

370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

党， 1847 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 1836 年成立的正义者

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

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

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千 1847 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

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 1847 年 6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

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

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尤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

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同盟召

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

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 1848 年 2 月间世的

《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法国爆发革命，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千 1848 年 2 月

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 3 月

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

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 年 3 月下半月至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

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 3 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同年 6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

茵报》，该报成为 1848 年革命时期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

欧洲 1848— 1849 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

开展活动。 1850 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

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

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

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提出的立即发动革命的主张。 1850 年 9 月中，维利

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同盟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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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迁往科隆。 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

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千停顿。 1852 年 11 月 17 日，科隆共产党

人案件（见注 128)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

工人协会（见注 129) 的活动。 420 、 561 、 647 。

371 1845 年 10 月 17 日和 11 月 10 日，马克思两次致信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和

特里尔市市长弗·达·格尔茨，申请脱离普鲁士王国国籍（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359—360 页）。 1845 年 12 月 1 日，普鲁

士政府颁发了马克思脱离普鲁士国籍的证书。 421 。

372 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总编辑，和恩格斯以及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一

起，因该报 1848 年 7 月 5 日第 35 号发表的《逮捕》一文而被控侮辱检察

长和诽谤宪兵。 1849 年 2 月 7 日，科隆陪审法庭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词以《（新莱茵报〉审判案》为题发表在 1849 年 2

月 14 日《新莱茵报》第 221 号。

马克思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同卡·沙佩尔和律

师卡·施奈德第二一起，因签署了这个委员会 1848 年 11 月 18 H 发表的

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而被控煽动叛乱。 1849 年 2 月 8 日，科隆陪审法

庭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理。马克思的辩护词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

委员会的审判》为题发表在 1849 年 2 月 25 H 和 27 日《新莱茵报》第 231

和 232 号。

这两次审判都宣告马克思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词还收入

1849 年在科隆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恩格斯在 1885 年将马

克思的第二个辩护词收入以《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为题的

小册子，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 2 册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版，恩格

斯为小册子撰写了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

——-421 。

373 1849 年 6 月 13 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

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

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破产。 6 月 13 H 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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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一—421 。

374 指马克思 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

笫 30 、 31 卷。 422 。

375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入选

临时委员会，在 10 月 5 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

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

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

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

言；另一部分即章程是由朱·马志尼制定、路·沃尔弗翻译的《意大利工

人团体联合条例》的英译本。马志尼及其拥护者提出这个具有资产阶级
民主派性质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这

个文件后来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遂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

作。他在 10 月 20-27 日用英文拟定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

会临时章程》（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这两个文

件于 10 月 27 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 11 月 1 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

通过。 423 。

376 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是《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

会改革汀和《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

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 427 。

377 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版在恩格斯写作本文时还在

准备当中， 1893 年出版；这一著作的法文版在恩格斯去世前一直没有出

版。 1891 年 7 月 22 H 巴黎《社会主义者报》将恩格斯的《卡·马克思（雇

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见本卷第 246 — 255 页）以《资本和

工资》为题发表，这可能让恩格斯把这一导言的法文版误作著作的法文

版。——427 。

378 指马克思发表在伦敦《人民报》上的《施普雷河与明乔河》和系列文章《偷

梁换柱》。前者载于《人民报》1859 年 6 月 25 日第 8 期；后者连载于《人民

报》1859 年 7 月 30 日及 8 月 6 、 13 、 20 日的第 13-16 期，由于《人民报》停

刊，文章没有连载完。一428 。

379 在《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中，恩格斯驳斥了对第一国际的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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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歪曲的企图。恩格斯写本文的起因是《柏林人民论坛》从 1892 年 8 月 6

日开始刊载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文章

的作者瑞士社会主义者路·埃里蒂埃没有全面研究有关史料，偏颇地主

要以巴枯宁主义者的材料为根据，对第一国际有关历史的叙述不符合事

实。因此，恩格斯决定不等他的所有文章登完即予以批驳。恩格斯大概

在 11 月 13 日开始有关的工作， 15 H将这篇文章寄给倍倍尔（文章注明写

作日期为 11 月 15 日），请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这篇文章后

来发表在 1892 年 11 月 19 日《柏林人民论坛》第 47 号。埃里蒂埃在 1893

年 1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承认自己在写这组文章时对相关问题研究

得不够深入全面。一—429 。

380 国际工人协会的《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最初由马克思用英文起草，最早的法文版 1864 年底由法国的蒲鲁

东主义者翻译， 1865 年 1 月作为传单发表，并刊载于比利时和瑞士的多家

报刊。该法译文中有些不准确和曲解的地方，后被利用来反对总委员会

（见马克思 1870 年 1 月 1 日写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

会》和 3 月 28 日写的《机密通知》）。——430 。

381 恩格斯转自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见注 157)关千瑞士罗曼语区分

裂问题的决议。

1870 年 4 月在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

和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之间最终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以罗曼语区代表大

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会址改设在拉绍德封；总委员

会的支持者则继续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

动。千是，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

个在拉绍德封。 1870 年 4 月初，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巴枯宁

派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千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

问题作出决定。总委员会于 1870 年 6 月 28 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

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

另选名称。 1871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的伦敦代表会议批准了总委员会的

上述决议案，并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431 。

382 关千巴枯宁的秘密组织，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2 年初撰写的《所谓国

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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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在《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中，恩格斯表达了

对理事会给他 72 岁生日贺信的谢意。这封信写于 1892 年 11 月 3O H ，首

次发表在 1970 年《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西柏林）第 10

期。 433 。

384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的前一部分是恩格斯撰写的引语，后一部分是

恩格斯译自 1892 年 10 月 14 日莫斯科《俄罗斯新闻》第 284 号的一篇报

道，该报道介绍了俄国人类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

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成果。恩格斯认为，这篇报道证实了《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中有

关群婚制的理论，表明”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

是相似的，其基本特征甚至是相同的”（见本卷第 435 页）。恩格斯在翻译

时删除了报道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段文字，并在个别地方对原文有所改

动（如用《起源》的用语替换原有的用语）。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可能写于 1892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4 日之间，发

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2— 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12 期。－－434 。

385 吉里亚克人是俄罗斯人对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入海口、靴鞘

海峡靠大陆一边的海滨、鄂霍次克海南岸和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

北部及中部的民族。——435 。

386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问号，以示这里可能报道有误。在外婚制的条件

下，母亲和父亲不可能在同一个氏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57-58 、 105—106 页），因此，这里不应该是“母亲“，而是“这

些兄弟的父亲的兄弟”。这个错误只是出现在《俄罗斯新闻》的报道中，在

雅·施特恩堡后来发表的详细文章中并不存在。 436 。

387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

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掌握在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亚庇乌

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该委员会受托编制法律，

公元前 451 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

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

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

奴隶制发展和奴隶制国家形成的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

洲法学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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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这里的引文综合了十二铜表法第 5 表（有关继承和监护）第 4

条和第 5 条的内容。——436 。

388 吉里亚克人居住的库页岛在历史上长期受中国管辖。 1860 年中俄《北京

条约》之后，库页岛被割让给沙皇俄国。 437 。

389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是恩格斯写给该协会成立 25 周年庆祝会的贺

信。该协会在 1892 年 11 月寄给恩格斯一封邀请信，邀请恩格斯参加

1892 年 12 月 11 日举行的庆祝会。恩格斯未能与会。这封信写于 1892

年 12 月 9 日，信的原件保留了下来，书写者为路·考茨基，恩格斯在信上

署名。这封信首次发表在 1978 年 3 — 4 月《党史出版》（布达佩斯）第 2

期，同时发表在 1978 年 5 月《道路和目标》（维也纳）第 5 期以及 1978 年

5-6 月《工人运动史论丛》（柏林）第 3 期。

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是奥地利 1867 年新的结社法之后成立的第一

个工人协会，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协会成

立于 1867 年 12 月 15 日，最初有 4 000 多名会员。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和

促进工人阶层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协会长期遭到监视和迫害，多次

被解散后又重新成立。 19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其他工人社团尤其是奥地

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该协会逐步失去了原先的突出地位。 439 。

390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是恩格斯对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见注

182)请他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的回复。恩格斯未能与会，他的这

封信 1893 年 1 月 7 H 在大会上宣读。

这封信可能写于 1893 年 1 月 2 H 或 3 日，首次以俄文发表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一440 。

391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

歧尖锐化。在党内占上风的温和派在 1892 年 12 月 20 日提议，罢免由第

一次代表大会（见注 182)选举出来的以激进派为主的领导集团，开除帕．

恩格尔曼等主要领导人。该决议在 1893 年 1 月 6— 8 日的第二次代表大

会上获得通过，遭到开除的激进派在 1894 年 1 月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匈

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此分裂为两个社会主义政党。 1894 年 5 月，在第三次

代表大会（见注 478)上，两党重新合并成一个政党。一—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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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是恩格斯就 1893 年初巴黎警方逮捕

波兰流亡者一事而写的评论文章。这次逮捕的始作佣者是俄国驻巴黎公
使，俄国内政部也一直想方设法促使有关国家把俄国的革命流亡者作为

所谓恐怖分子逮捕和引渡到俄国。恩格斯从波兰社会主义者玛·门德尔

森诺娃处得知此事。为了声援波兰流亡者，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法国和沙

皇俄国日渐成型的同盟关系（参看注 300) ，他在 1893 年 1 月 9 日或 10 日

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 1893 年 1 月 13 H 柏林《前进报》第 11 号“政治评

论”栏目，没有标题和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千巴黎

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

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恩格斯在 1893 年 1 月 16 日给门德尔森诺娃的信

中承认自己是文章的作者。一441 。

393 巴拿马丑闻指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

刊而制造的一场骗局，故也称巴拿马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

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 1879 年在法国成立了

一家股份公司。 1888 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

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 1892 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真实的财政

状况及其滥用所筹集的资金的行为，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

内阁总理弗雷西内、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贿

赂。 1893 年，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被判

罪的仅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

段时间内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一441 、 444 。

394 普鲁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大概是指 1850 年 11 月 29 日普鲁士在俄

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同奥地利签订协议、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让步一事（参

看注 60) 。恩格斯在这里可能借用了宣传小册子《德意志在它的最受屈辱

的时期》的标题，这一小册子 1806 年匿名出版，因其标题而著名。

442 。

395 1891 年 7-8 月法国海军上将阿·阿·热尔韦指挥的分舰队访问了俄国

喀琅施塔得（参看注 300) 。 1891 年 7 月 28 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圣彼

得堡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仪式上演奏了当时法国的国歌、产生于 18 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歌曲《马赛曲》。－—－443 。

396 在《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中，恩格斯通过分析一桩金融骗局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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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统治集团的腐败。 1892 年底至 1893 年初，恩格斯主要致力千《资

本论》第 3 卷论述银行和信用问题的第 5 篇的编辑整理工作，因此对有

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恩格斯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安·拉布里奥拉

那里得到大量有关意大利罗马银行弊案的材料，以此为依据做了 7 页摘

录笔记，大约在 1 月 22-29 日撰写了这篇由三部分组成的评论文章。

有一部分笔记的摘录时间是在本文写完以后，表明恩格斯一直在跟踪事

态的发展。

这篇文章连载于 1893 年 2 月 1 — 3 H 柏林《前进报》第 27-29 号。

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与意大利方面的书信往来，为保护

消息来源，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一－444 。

397 韦耳夫基金原指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五世（来自韦耳夫王朝）在他的王国

被普鲁士吞并(1866 年）后千 1867 年获得的 4 800 万帝国马克的补偿金。

由于格奥尔格五世继续从事反普鲁士的活动，补偿金于 1868 年交由普鲁

士的一个委员会托管。俾斯麦把这一不受议会监管的基金的巨额利息用

千监控和防范所谓韦耳夫派（见注 104) 的反普鲁士活动，并用于支持和收

买一些亲普鲁士政府的报刊和文人。 1869 年 1 月，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

发表演说时把韦耳夫派代理人称为＂爬虫＂，韦耳夫基金因此又被称为爬

虫基金。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以及《国际和（新社

会民主党人报汀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爬虫基金”一词指政府

对报刊的贿赂和收买。——444 。

398 “敬畏上帝和虔诚信教”是当时德国著名的惯用语，在当时的一些讽刺诗

中常见到这一表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经常把德意志帝国称为“敬畏上

帝和虔诚信教的帝国”。

“贞洁的日耳曼尼亚”也是当时著名的讽刺性用语，它出自下面的事

件： 1877 年 3 月 22 H ，艾希斯费尔德的新教教士们为庆祝威廉一世八十

寿辰举行了酒会并在酒会后聚众闹事。德国天主教杂志《 H 耳曼尼亚》报

道了此事，随后 4 月 15 日柏林《前进报》第 44 号以《敬畏上帝和虔诚信

教》为题转载了《日耳曼尼亚》的报道。 444 。

399 在 1893 年 1 月 26-28 日的议会会议中，议员们就银行弊案对内阁官员

进行了质询。有少数议员要求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确定银行弊案的责

任人，但是在内阁首相乔·乔利蒂的建议下，多数议员决定将这一要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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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三个月以后再讨论。一一452 。

400 《 1893 年五一节致奥地利工人》是恩格斯应邀为维也纳的《工人报》和《人

民代言者报》计划联合出版的五一节专刊而写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表

达了这样的思想：各国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服务千本国工人

运动的形势和任务。

这封信大约写千 189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2 日之间，具体日期不详，

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为题，载于 1893 年 4 月中旬由工人报出版

社在维也纳出版的专刊《庆祝 1893 年五一节》。——454 。

401 在 1892 年 5 月 1 日和 8 13 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取得了很大的胜

利，获得了 10 万张以上的选票，大约 630 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镇参议员，并

在 26 个城市中占据了市镇参议会的多数。 454 。

402 指奥·查普卡 1893 年 1 月 17 13 在奥地利帝国议会的有关言论。查普卡

在回答议员质询时首次承认，地方当局很多限制工人结社权和集会权的

行为都是非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把查普卡的这一承认称为奥地利

议会里的“政治巴拿马“，将其同巴拿马丑闻（见注 393)相提并论。一

454 。

403 《致意大利读者》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用法

文为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

了 1848 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民族取得

统一和独立的进程，指出：＂1848 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

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 45 年来，资

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

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 正如《宣言》所说 它

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

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

与自觉的合作。”（见本卷第 459 页）

这篇序言写千 1893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13 ，由屠拉梯翻译成意大利

文，载于 1893 年在米兰出版、由蓬·贝蒂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

文新版。序言的法文原文首次发表于 1958 年在米兰出版的《费尔特里内

利研究所年鉴》第 1 年卷。——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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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1848 年 3 月 18 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

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

利其他各地的革命。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

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见注 531) 。—一

456 。

405 《欧洲能否栽军？》是恩格斯应奥·倍倍尔的请求针对德意志帝国国会有

关军事法草案（见注 406) 的讨论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了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策略。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军

队与其说要用来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要用来防御国内的敌人“（见本

卷第 463 页）。工人政党的目标就是逐步废除这样的常备军，将军队从压

迫的工具改造为”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见本卷第 463 页）。恩格斯详

细论述了德国通过改革军事训练方法和改良军队作风而不断缩短各兵种

现役期的可行性，指出这样做不但可以在国内逐步减少常备军，而且还能

引导其他各国以这种方式裁军，从而遏制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使欧洲和

平得到保障。这篇文章通过论述如何改造资产阶级军队而成为马克思主

义论述军队建设问题的重要著作。

这篇文章的正文部分写千 1893 年 2 月，作为社论分 8 篇连载于 1893

年 3 月 1-5、入 9 、 10 日柏林《前进报》第 51-56 、 58 和 59 号。 3 月 28 日

恩格斯又为文章的单行本撰写了序言，单行本 4 月在纽伦堡出版。德国

的多家报刊以及美国的德文报刊《纽约人民报》对文章进行了转载。

461 。

406 1892 年 11 月，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了一个军事法草案，规定把

1893— 1899 年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增加 8 万人以上，原则上保留宪法规

定的 3 年兵役义务以有利千增兵，但将现役期限缩短到 2 年（骑兵例外），

追加军事拨款。草案从 1893 年 1 月 11 日起在国会军事委员会开始审

议，4 月 24 H 被该委员会否决， 5 月 6 日最终被国会否决。同日，国会被

解散。 6 月，国会进行新的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提交

新国会讨论，于 7 月 15 日以 201 对 185 票获得通过。 463 、 495 、 679 、

690 。

407 普鲁士在 1813 年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后来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

帝国延续了这种制度。根据北德意志联邦 1867 年 11 月的兵役法，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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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20 岁的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兵役分为 3 年现役、4 年预备役和 5 年后

备役。预备军是常备军的组成部分，炮兵后备军在战时编入常规军。

普鲁士后备军在 1813 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作为独立的民兵组建，

1814 年成为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备军由服满现役和预备役的

应征人员组成，和平时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战时才编入军队。后备军分

两类，第一类后备军战时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用来担任警备

勤务。 1867 年北德意志联邦兵役法取消了第二类后备军， 1888 年德意志

帝国又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 465 。

408 欧洲的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

定一定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

它预先免除了某些阶层和职业等的兵役义务，此外还有各种免役的办法

（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一—465 。

409 奥匈帝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分别于 1868 、 1872 、 1874 和 1875 年开始实

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关千俄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况见注 8。一一

465 。

410 法国的地方部队组建于普法战争期间，从 1872 年起成为法国武装力量的

一部分，其职责是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地方部队由常备军及其预

备军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组成，服役期为 6 年(1892 年以前为 9 年），此

后还要在地方部队的预备军服役 6 年。

非常国民军在 1813-1814 年后成为普鲁士军事组织的一部分，后来

在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中继续存在。 1875 年德意志帝国对非常国

民军进行了部分调整，所有未在陆军（包括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或海军

服役、年满 17 周岁到 42 周岁的应征人员都成为非常国民军成员，他们只

有在受到外敌入侵、国家进入危急状态时才被征召。恩格斯这里说德国

＂恢复了非常国民军“，可能是鉴于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中没有征召非

常国民军这一情况。一466 。

411 法兰西狂暴指法国士兵在第一轮进攻时的猛烈冲锋。这一用语是 1515

年法国军队在马里尼亚诺（今梅莱尼亚诺）取胜后从意大利人中开始流行

起来的。 468 。

412 沃尔特（阿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 18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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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以麦克马洪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失败而告终。

关千色当会战见注 214 。

在 1870 年 8 月 6 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

罗萨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军第二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

做福尔巴克会战。 468 。

413 指由格·夏恩霍斯特创立、在 1808-1813 年实行的预备军制度。这里所

谓的预备军既包括新征召来代替归休士兵、在军队内接受短期训练的士

兵，又包括在服役较长时间后由新兵替换、离开现役的士兵。通过这一制

度，普鲁士实际上规避了蒂尔西特和约（见注 36)将普鲁士军队限制在

42 000 人以下的有关规定。 469 。

414 指 1892 年 12 月 13 日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缓期服现役

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

充军队；补充兵的服役期在 1874 年规定为 12 年。 469 。

415 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在 1866 年奥普战争（见注 72) 中站在奥地利一

边。 1867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施塔特与普

鲁士签订和约，采用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一部分领土加入北德意志联邦。

469 。

416 恩格斯这里暗指 1893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帝国国会有关“未来国家”

问题的辩论。辩论由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引发，他们攻击德国社会民主

党，称其政治目标不能成立、无法实现。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一辩论

以《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为题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

意见可参看他 1893 年 2 月 9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 470 。

417 1841 年 10 月 1 日至 1842 年 9 月 3O H ，恩格斯作为一年制志愿兵（见注

419)在普鲁士近卫炮兵旅中服兵役。库普弗格拉本是柏林的一条运河，

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近。 472 、 647 、 652 、 703 。

418 恩格斯从 1849 年起被迫离开普鲁士流亡英国。 1860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

恩格斯因父亲逝世而首次回到家乡巴门。－－474 。

419 一年制志愿兵制度自 1813 年即存在于普鲁士，后来在德国广泛实行。这

种志愿兵只需服役一年，但是对千应征者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并要求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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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伙食和军备等的费用。一—-478 。

420 劳动组合是沙皇俄国的小生产者为了共同的商业目的而采取的合作生产

形式，常见于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渔业等。 481 。

421 见本卷第 327— 346 页。一485 。

422 指废除农奴制（见注 303)之前的普鲁士。—-488 。

423 恩格斯这里可能指 1893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小册子《哦，军旅生活多么引

人入胜！ ＂暑假之家“纪实》对德国军队中自杀人数的统计。小册子根据

公开报道统计，从 1883 到 1892 年，德国军队（不含巴伐利亚）平均每年约

有 235 人自杀。——489 。

424 指普鲁士军队在耶拿的战败，见注 36。——490 。

425 三国同盟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而结成的

军事政治联盟。 1879 年德奥首先缔结军事同盟， 1882 年意大利加入后，

三国同盟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最初订为五年，后于 1887 年和

1891 年重新订立，并多次自动延长。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
大敌对阵营，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意大利在 1902 年

与法国签订了秘密条约，战争爆发时意大利宣布中立，此后又退出同盟并

千 1915 年投入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协约国集团。 491 。

426 北石勒苏益格在 1864 年德意志与丹麦的战争结束后归奥地利和普鲁士

所有，但这一地区的哈德斯莱本、松德堡和阿彭罗德的居民主要是丹麦

人。 1866 年的布拉格和约（见注 72)第五条规定，奥地利把它对石勒苏益

格—荷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利让给普鲁士，北石勒苏益格在全民投票同意

的情况下重新并入丹麦。但普鲁士没有履行第五条规定的义务， 1878 年

在征得奥方同意后废除了这一条款。一-492 。

427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在普鲁士占有的原波兰领土上推行了一系列压制波

兰居民的文化活动、加速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 1872 年 3 月 11 日的

教学监督法允许普鲁士官员对波兰神职人员以及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

行监督。 1872 年 10 月 26 日的王室法令以及 1873 年 10 月 27 日由波森

省颁布的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森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

教学用语，波兰语作为教学用语儿乎完全被禁止。一－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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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普法战争时期，巴黎从 1870 年 9 月 19 日起至 1871 年 1 月 28 日投降止一

直被德军围困，这导致巴黎城内食物严重短缺。一494 。

429 《 1893 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是恩格斯应《萨克森工人报》编辑格·格拉德

瑙尔的邀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节专刊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中介

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最新发展。

这篇文章发表在 1893 年 4 月底在柏林出版的《五一节》专刊，发表时

标注的写作日期为 1893 年 3 月 13 H 。文章的草稿保存了下来，与发表

的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一495 。

430 指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 1893 年 2 月 2O H 在下院提出的选民登记法修

正草案和关于议员支薪的法律草案。选民登记法修正草案规定每个选民

只能投一次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可以在多个选区投票（按其住宅所在

地、财产所在地等）。一—496 。

431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是恩格斯应邀为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五一

节专刊而写的文章。恩格斯称赞波希米亚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团结，指出

“工人阶级就其内在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见本卷第 498 页）。

文章写千 1893 年 4 月 8 H ，原文是德文，由约·克拉普卡翻译成捷

克文发表在 1893 年 4 月底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 1893 年五一节》，并被译

回德文在 1893 年 5 月 12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19 号上转载。恩格斯的原

文首次发表在《阿德勒文集》1922 年维也纳版第 1 卷《维克多·阿德勒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0 -—-498 。

432 马克思千 1848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7 日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

的委员到访维也纳，目的是加强同奥地利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

系，促使他们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希望筹集到继

续出版《新莱茵报》所需的经费。 498 。

433 《 1893 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是恩格斯应邀千 1893 年 4 月 13 日为马德

里《社会主义者报》的五一节专刊写的文章。文章由帕·伊格列西亚斯译

为西班牙文，发表在 1893 年 5 月 1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73 号（五一节专

号）。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 499 。

434 1808 年 5 月 2 日马德里爆发人民起义，反抗拿破仑法国对西班牙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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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虽然遭到法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是拉开了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

1814) 的序幕。此后这一天成为西班牙人民纪念为祖国解放而牺牲的战

士的日子。 499 。

435 《尽管如此》是恩格斯应邀千 1893 年 4 月 14 日写给法国工人的五一节贺

信，发表在 1893 年 4 月 23 日巴黎《社会主义者报》第 135 号（五一节号），

标题可能是茹·盖得所加。这封信有 2 份手稿保存了下来，手稿与发表

的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 501 。

436 法国众议院的选举于 1893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3 日举行，社会主义者阵营

共获得约 59 万张选票，比 1889 年多 42 万张选票，并有 50 人当选为议员。

—501 、 579 、 695 。

437 德意志帝国国会被解散后（见注 406),1893 年 6 月 15 日和 24 日举行了新

的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 1 786 738 张选票和 44 个席位，比 1890

年多出近 36 万张选票和 9 个席位。

在柏林地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151 122 张选票

和 2 个席位，在第二轮投票中又赢得 3 个席位。一一 501 、 683 、 687 、 695 、

703 。

438 恩格斯预计英国可能提前进行的选举没有发生。英国下院直到 1895 年 7

月议会任期结束后才进行新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各社会主义派别没有

人当选。 501 。

439 比利时工人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就开始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 1890-

1893 年，由千民主力量的广泛参与，这一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 1893 年 4

月 12 日比利时众议院拒绝了实施普选权的提案，比利时工人党遂千 4 月

13 日号召进行总罢工，得到广泛响应。迫千群众运动的压力，比利时众议

院于 1893 年 4 月 18 13 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 月 29 日由参议院批

准）。按照这一法律，比利时年满 25 岁、居住期限满 1 年的男性获得选举

权。该法律还规定了所谓多次投票制，即某些选民依其财产及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可以享有 2 张甚至 3 张选票。——501 、 637 、 681 。

440 法国众议院设在巴黎的波旁王宫。—-502 。

441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是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

人》杂志第 2 期 (1893 年 5 月在塞夫利耶沃出版）后写给编辑部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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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看到“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

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见本卷第 503 页）的喜悦之情。

这封信写于 1893 年 6 月 9 日，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

人》第 3 期，发表时的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信后附有编辑

部长达 3 页的评述。这封信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1953 年柏林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503 。

442 1893 年 5 月在塞夫利耶沃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2 期刊载了译成

保加利亚文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

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并刊印了俄国劳动解放社最新出版的作

品的详细书目。—-504 。

443 《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苏黎世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

《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以及《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是恩格斯最后一次

在欧洲大陆旅行途中给社会主义报刊编辑部的信以及在社会主义者集会

上的演说记录。

1893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29 H ，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作了

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隆，然后同奥·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

堡赴苏黎世，此后又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看望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

斯在 8 月 12 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见注 353) 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分别用英语、法语和德语

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他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

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于 9 月 9 日到达维也纳， 9 月 11 H 出

席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有 600 多人参加而且想向

他致敬的人还有很多。社会民主党又在 9 月 14 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

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有 2 000 多人参加，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9

月 15 日，恩格斯离开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于 9

月 16H到达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22 H 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有

4 000 多人参加，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恩格斯千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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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柏林，经鹿特丹返回伦敦。

《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致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是恩格

斯途经布拉格时因未能应邀访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写的一封致

歉信。这封信大约写千 1893 年 9 月 18 日，首次以捷克文发表在 1981 年

3 月 24 日《红色权利报》（布拉格），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1981 年捷克《新

思想》杂志（布拉格）第 4 期。

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

闭幕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沙·维·雅克拉尔在他关于

这次大会的第三篇报道的结尾处转述的恩格斯的法文闭幕词，发表在

1893 年 8 月 15 日《正义报》（巴黎）第 4962 号，并在 1893 年 9 月《社会主

义评论》（巴黎）第 105 期转载，还被译为英文和保加利亚文分别发表在

1893 年 8 月 27 日《人民报》（纽约）第 22 号和 1893 年 12 月《 H 子》（索非

亚）第 12 期；另一个是 1893 年 8 月 15 H 《前进报》（柏林）第 190 号关千这

次大会的报道中转述的恩格斯的德文闭幕词，曾在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

的很多德文报刊转载，并被译成保加利亚文、意大利文、波兰文、瑞典文、

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在相关国家的报刊发表。恩格斯的英文闭幕词没有留

下较为完整的记录。《1893 年 8 月 6— 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1894 年苏黎世版）收入了一个对恩格斯英

文、法文和德文闭幕词进行了综合的文本，这个版本与《前进报》版本的重

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

《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是恩格斯在苏

黎世大会闭幕当晚与 3 位捷克代表会面时的谈话记录，摘自参与会面的

约·施泰勒发表在 1893 年 8 月 19H 《人民之声》（比尔森）第 15 号的关于

苏黎世大会的报道。

《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

说》摘自 1893 年 9 月 22 13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第 38 号关

于这次大会的报道，报道的作者很可能是维·阿德勒。德国和奥匈帝国

的很多社会主义报刊甚至资产阶级报刊在关于恩格斯在这个城市的活动

的报道中全文或部分转述了恩格斯演说的内容，如 1893 年 9 月 15 日《新

自由报》（维也纳）第 10440 号一篇题为《恩格斯和倍倍尔在维也纳的群众

大会上》的报道就转述了恩格斯的演说全文，9 月 17 日《前进报》（柏林）全

文转载了这篇报道。演说的意大利文译文和罗马尼亚文译文分别刊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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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24 日《阶级斗争》（米兰）第 38 号和 9 月 19 日《劳动报》（布加勒

斯特）第 30 号。恩格斯去世后，奥地利、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几家工人报刊

再次刊登了这篇演说。《新自由报》的版本与《工人报》的版本之间的重要

差别在脚注中说明。

《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

摘自 1893 年 9 月 26 日《前进报》（柏林）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 10 月 6H

《工人报》（维也纳）转载了这篇报道。 10 月 24 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

第 35 号刊登了演说的罗马尼亚文译文。—— 505 、 694 、 696 、 699 、 700 、

703 。

444 1893 年 9 月 12 日，奥地利当局以之前的青年游行示威为由宣布在布拉格

及周边实行紧急状态。 ~505 。

445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是恩格斯的一封回电。 1893 年 10 月

22 H ，根据奥·倍倍尔的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向恩格斯发

了一封电报致意，电文如下：”来到德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城市参加党代表

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们，向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不屈不

挠的战士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和敬意。代表大会主席团。”恩格斯千 10

月 23 回电，次日电文由保·辛格尔在大会上宣读。这封贺电载千《德国

社会民主党莱茵河畔科隆代表大会记录。 1893 年 10 月 22-28 日》1893

年柏林版。—-506 。

446 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千 1893 年 10 月 22-— 28 日召开，大会听取

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报告，讨论了工

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对它的支持的问题以及庆祝 1894 年五一节的问题，

大会还讨论了奥·倍倍尔题为《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告。一一

506 。

447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恩格斯对该协会（见注 183)祝

贺他 73 岁生日的来信的答谢，写千 1893 年 12 月 1 H ，首次发表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 507 。

448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是恩格斯写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

生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希望从大学生中产生出“脑力劳动无



8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产阶级“，希望他们在未来的革命中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

斗。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各种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千不仅要

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

词旬，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 508 页）。

这封信写于 1893 年 12 月 19 日，曾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同月在法

国卡昂一份大学生和高中生的社会主义报纸上发表（见让·龙格 1893 年

12 月 3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不过，这份报纸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1894 年巴

黎的法文杂志《新纪元》第 2 卷(3 月号）以《恩格斯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了

这封信；同年 3 月 25 日一4 月 10 日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

8 号也刊载了这封信。这封信还被译成多种外文发表： 1893 年 12 月 31

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刊载了信的罗马尼亚译文； 1894 年 2 月 18 H 柏

林《前进报》在有关大会的报道中发表了信的德译文； 1894 年保加利亚社

会民主党杂志《日子》（索非亚）第 4/5 期发表了信的保加利亚译文。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

代表大会于 1893 年 12 月 22—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这是继 1891 年布鲁

塞尔大会后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亚美尼亚、比利时、保

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

代表共 26 人。代表大会探讨了关于脑力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犹

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了第二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

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国际书记处，以建立

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508 。

449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

题论文集(1871-1875) 》（见注 460) 中收入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一文所写的前言。前言简要介绍了 1873 年的西班牙起义，以使人们了解

该文的历史背景。

这篇前言大约写千 1893 年 11 月底至 1894 年 1 月 3 日之间，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 1875) 》一

书，并被翻译成波兰文发表在 1893 年伦敦《黎明》杂志第 12 期 (1894 年 1

月出版）。一—509 。

450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企图恢复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力的反动集团，从 19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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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代起支持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后来又支持他的后裔，由

此得名。它所依靠的主要是军阀、天主教僧侣和一部分地主。 509 。

451 1868-1874 年西班牙第五次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国王千 1873 年 2 月退

位，议会宣布西班牙共和国成立。 1873 年 7 月西班牙小资产阶级激进的

联邦共和派，即所谓的“不妥协派”发动了武装起义，反对由共和派左翼领

导的政府，主张把全国划分为许多小的自治州，因而这次起义也被称为自

治州起义。起义主要发生在西班牙境内靠近地中海的地区。起义者夺取

了许多城市，并在这些城市成立了独立的州政府。在国际工人协会西班

牙各支部占绝对优势的巴枯宁派参加了几乎所有在起义中成立的州政

府。——509 。

452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论述俄国农村公社（见注 65)命运和俄

国革命前景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跋中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

展，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做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社会的手段的看法，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

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

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

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

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

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

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

分荒谬的。”（见本卷第 518—519 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

生产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

而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

功，并对这些国家给予积极支持。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指出：

“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

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 526 页）在

这种条件下，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俄国革命还会

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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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

第 527 页）。在这篇跋中，恩格斯不仅回顾和介绍了自己在 1875 年撰写

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而且

还详细引述了马克思在 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判

断，以及马克思和他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预测，并联系

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充分体现了他在考察复杂社

会问题时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这篇跋大约写于 1893 年 10 月中— 1894 年 1 月 3 日之间，是恩格斯

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

际问题论文集(1871— 1875) 》（参看注 460) 时专门写的。在论文集的序

（见本卷第 528— 531 页）中，恩格斯说明了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

跋的原因。 1894 年这篇跋同论文集的其他文章一起译成波兰文连载千伦

敦《黎明》杂志。同年这篇跋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论俄

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

一起，由俄国劳动解放社的维·查苏利奇翻译、格·瓦·普列汉诺夫校

订，作为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在日内瓦出版，普列汉诺夫

为小册子写了序言。——511 。

453 指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致

1874 年度（人民国家报〉第 117 和 118 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

(1874 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这封信的俄译文载千特卡乔夫《社

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 年版第 3 卷第 88-98 页。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就是对特卡乔夫的

答复。——511 。

454 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三封信是他在

1854 年 1-2 月写的，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该杂志 1854 年第 3 卷上。恩

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这段话转引自 1885 年日内瓦出

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 9 页。赫尔岑给林顿

的信的全文，见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 512 。

455 这段引文出自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这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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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5 期上。下面一段引文出自

他的另一篇文章《评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

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汃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

第 7 期上。两篇文章均被收入 1879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文集》第 5 卷，总标题是《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在格·瓦·普列汉诺夫

《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 H 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 16— 17 页

上，下面那段引文在第 15 页上。－—－515 。

456 恩格斯指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雅典氏族解体过

程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132 — 137 页。

一521 。

457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是在该杂志 1877 年 10 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

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

后不久写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

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认

为，当时马克思”写了这篇答辩文章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

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

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见恩格斯 1884 年 3 月 6 H 给维·伊·查

苏利奇的信）。恩格斯将这封信抄写了几个副本，并把其中一个副本附在

1884 年 3 月 6 日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

利奇。马克思这封信曾在 1886 年《民意导报》杂志（日内瓦）第 5 期上发
表，后来又由尼·丹尼尔逊译成俄文千 1888 年 10 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

《司法通报》（莫斯科）杂志上发表。——521 。

458 恩格斯在这里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以及民意党的领导

机关。

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 1876 年秋在彼得堡成

立，起初称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 1878 年底改称土地和自

由社。该社的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

米哈伊洛夫等人。他们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

基础就是农村公社。他们在纲领中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

以“平均“分配、农村公社完全自治等等。 1879 年 8 月，土地和自由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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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9 年

8 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等。

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提出广泛的民主改革要求。但是民意党人把民

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

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领导机关还宣称以恐怖手

段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千 1881 年 3 月 13 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

二世。在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下，民意党在 1884 年以后就瓦解了。

523 。

459 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写的这篇序言中，恩

格斯介绍了收入文集的各篇著作的内容，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

义的区别，解释了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

因：＂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

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见本卷第 529

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

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

主义的党来说，对千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

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见本卷第 530 页）。

这篇序言写于 1894 年 1 月 3 日，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

集(1871— 1875) 》1894 年柏林版。一一－528 。

460 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有意将他在 1871—1875 年间为柏林《人民国

家报》写的一些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结集出版，并与出版者海·施留特尔

等人初步商定了小册子的篇目，但是该意图一直没有实现。大约在 1893

年 10 月中旬，恩格斯重新开始了小册子的有关工作。他通读了准备收入

小册子的各篇文章，对其中的一些文章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同时根据形

势变化和实际需要做了大扯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就俄国有关问题研究了

新的文献和材料，在此基础上他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撰写了跋（见本

卷第 511—527 页）。另外他还为收入小册子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一文撰写了前言（见本卷第 509-510 页）。 1894 年这一论文集由柏林前

进报出版社出版。 528 。

461 马克思 1860 年出版了押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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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发表在 1871 年 5

月 10 日《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是对马克思这一著作的补充。一528 。

462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发表在 1873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2

日和 5 H 《人民国家报》第 105 、 106 和 107 号，此后不久便印成单行本千

1874 年在莱比锡出版，标题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西班牙最

近一次起义的札记》。一一528 。

463 指《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 1874 年 6

月至 1875 年 4 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 1874 年 6 月 1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69 号，文章的标题《波兰人的声明》是恩格斯在 1894 年

将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 — 1875)))时加的。

528 。

464 指《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千 1874 年 6 月 26 日《人民国

家报》第 73 号，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

1894 年将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

时加的。 529 。

465 在 1893 年 8 月 20 日和 9 月 3 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当选的布朗基主义者

有爱·瓦扬、博丹、茹·绍维埃尔和瓦尔特。 529 。

466 迫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压力，法国千 1880 年 7 月 11 日颁布了一项

赦免巴黎公社成员的法律，使许多被流放的和流亡的公社成员得以返回

祖国。一一529 。

467 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

该派原领袖莱·甘必大宣称，只应在有利的时机实行有利的改革，故该派

有“机会主义派”之称。—-529 。

468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

篇，即最后一篇，载千 1875 年 4 月 16 、 18 和 21 H 《人民国家报》第 43 、 44

和 45 号，此后又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印成单行本于 1875 年在

莱比锡出版，恩格斯为单行本写了导言。恩格斯将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

并收进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 1875) 》。一— 530 。

469 《关于（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是恩格斯在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即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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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前四篇的付印稿后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说明了《资本论》第

三卷与第一、二卷的关系，扼要介绍了第三卷的主要内容，指出“剩余价值

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若整个第三册”（见本卷第 532 页）。

这篇文章写千 1894 年 1 月 8 13 或 9 日，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3-

1894 年第 12 年卷第 1 册第 16 期，并在 1894 年 1 月 26 日维也纳《工人

报》第 8 号转载。——532 。

470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是恩格斯分析意大利革命形势、论述工人

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著作。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状况，说明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

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策略原则，指出

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

”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

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见本卷

第 536 页）。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牢牢坚待这个伟大目标，把

每一个进步的或革命的运动看做是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一步；必须利用一

切有利条件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参加人民革命运

动时要保持独立性，同时把农民看做“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见本

卷第 535 页）。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他所强调的一般策略虽然是正确的，

但怎样把它运用千意大利，“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千

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见本卷第 539 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安·米·库利绍娃和

菲·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 1894 年 1 月 19 日致信恩

格斯，请他谈谈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在国内酝酿革命的形势下所应采取的

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恩格斯在 1894 年 1 月 25-26 日用法文写成，经

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并以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书信的形式公开发表在

1894 年 2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3 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

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1894 年 2 月 11 日意大利《无产者报》（安科纳）

第 6 号对其进行了转载。这篇文章的罗马尼亚文译文发表在 1894 年 2

月 6 日布加勒斯特《劳动报》第 50 号；德译文首先发表在 1894 年 4 月 29

日《纽约人民报周刊》第 17 期，后来又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

的状况》为标题刊登在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柏林）1894 年 7 月 12 日

第 24 号。 1894 年 7 月 20 日科隆《莱茵报》第 127 号刊登了可能由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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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德译文基础上校订过的新的德译文。这篇文章的草稿首次用法文

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 年柏林版，文章的誉清稿首次

用法文原文发表于 1958 年在米兰出版的《费尔特里内利研究所年鉴》第 1

年卷。草稿和恩格斯校阅过的德译文相较千誉清稿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

说明。一534 。

471 这里可能指 1892 年底到 1893 年初意大利的罗马银行弊案，恩格斯对此

案的评述见本卷第 444-453 页。 534 。

472 重新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

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

社会主义者步调一致。——536 。

473 在 1848 年 2 月 2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斐·弗洛孔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勃朗这三个《改革报》派代表以及机械工阿尔

伯也进入政府。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

“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巳。

—538 。

474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恩格斯为 1894

年 3 月 18 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 23 周年的集会而发的贺电。电

文在集会上宣读，后来发表在 1894 年 3 月 25 日巴黎《社会主义者报》第

183 号。 540 。

475 在《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封贺信中，恩格斯强调了

争取普选权对千奥地利工人阶级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未能应邀参加这次

代表大会，他的贺信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宣读。

这封信写于 1894 年 3 月 22 日，首次发表在 1894 年 3 月 27 H 莱比锡

《选民报》第 69 号（发表时删去了第一段话），《士瓦本哨兵》、《汉堡回声

报》等十多家德国报纸进行了转载。 1894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全文收录了这封贺信。 541 。

476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894 年 3 月 25— 31 日在维也纳

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

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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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争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定每年继续以争取八

小时工作且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行来庆祝

五一节。——541 。

477 《就笫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是恩格斯对匈牙

利社会民主党的德文报纸《工人新闻》的编辑弗·赖施邀请他参加大会的

来信的回复。赖施的来信写于 1894 年 4 月 30 日，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

恩格斯 5 月 15 H 才撰写复信，信寄到时该党的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因此

信未能在大会上宣读。

这封信首次发表在 1894 年 5 月 18 H 《工人新闻》（布达佩斯）第 20

号，同日其匈牙利译文发表在该党机关报《人民言论》（布达佩斯）第 22

号。 1894 年 5 月 22 H 柏林《前进报》第 115 号、 5 月 26 日科隆《莱茵报》以

及 6 月 2 H 《纽约人民报》第 132 号在有关的报道中转载了这封贺信。

这封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草稿与《工人新闻》上的文本的重要差别

在脚注中说明。 543 。

478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笫三次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千
1894 年 5 月 13— 15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实现了社会民主

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 391)分裂后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了党

的组织章程，并决定将在布达佩斯出版的两家党报《工人新闻》和《工人》

合并成一家德语机关报《人民呼声报》。代表大会提出把争取普选权作为

最近的政治任务，并强调工会在工人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党在工会中进行

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一543 。

479 指 1894 年 4 月 22 日的霍德梅泽瓦沙海伊事件。霍德梅泽瓦沙海伊及其

临近地区的农业工人和小农长期遭受失业痛苦，处境极其艰难。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人积极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宣传呼吁，并组织了农业工

人和贫农联合会，会员达 2 000 人。 1894 年 4 月 21 日警察当局没收了联

合会的宣传品， 4 月 22 H 又逮捕了联合会领导人亚·散托—科瓦奇。上万

名农业工人因此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散托－科瓦奇，但是遭到警察和

军队的开枪镇压， 1 人死亡， 30 多人受伤。此后联合会被解散，散托—科瓦

奇及其许多拥护者被判处多年徒刑。 544 。

480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和阐述宗教

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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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演变过程和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根据对大量史料特别是对《启

示录》的分析，说明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属于社会底层的受苦受难的

人，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只能在宗教领域寻找出路。恩格斯指出，基

督教作为诱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宗教，必然被统治阶级所利

用，因此，这个世界宗教在产生 300 年之后便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

无权者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宗教，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
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恩格斯把原始基督教同现

代工人运动作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在产

生时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原始基督教和工人的社

会主义都宣传要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两者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基督教

诱使人们在天国中寻求解脱，而社会主义则引导尤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通

过斗争在现实世界中、在社会改造中实现解放。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对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感兴趣，他在 1841 — 1842

年间留下 3 本关于这个问题的笔记，包括他旁听柏林大学教授斐·贝纳

里关千《约翰启示录》的讲座的课堂笔记、关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

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 年莱比锡版）一书的札记以及关于埃·吕策尔贝

格尔《对有关使徒约翰及约翰书的教会传统的荒谬性的考证》一文的札

记。 80 年代，恩格斯再次回到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

原始基督教》(1882 年）以及《启示录》 (1883 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和第 28 卷）等文章。晚年的恩格斯没有放弃他的这

一研究。 1890 年 8 月，他曾答应卡·考茨基，为《新时代》杂志撰写一篇有

关原始基督教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实现。 1892 年夏，恩格斯一

边养病，一边阅读了厄·勒南的著作和圣经。 1894 年夏，他深入研究了早

期基督教历史方面的若干新材料，并充分利用他过去有关这个问题的笔

记、文章和参考文献，千 1894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16 日之间写下这篇文

章。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 、

2 期。 1894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18 日《纽约人民报周刊》第 42—46 期对

本文进行了连载。文章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成法文，发表

在 1895 年 4 、 5 月《社会发展》杂志第 1 、 2 期。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入 1929 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由林超真翻

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 545 。



8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81 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 年斯图加特版第 108 页。

恩格斯和卡·考茨基 1886 年底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中对门格尔进行了批判。 547 。

482 于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

为王统治一于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

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548 、 571 。

483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苏丹，遭到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抵

抗。 1881 年爆发了以穆斯林传教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自称“马赫

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

义，起义于 1883— 1884 年获得胜利，从英国殖民军手中解放了几乎全部

国土。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统一的马赫迪国家。 1899 年，英国殖

民军趁这个国家因连年战事和部落纷争而内部削弱之机，依靠武器的绝

对优势，征服了苏丹。—-548 。

484 塔博尔派是 15 世纪上半叶同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

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

派之名得自 1420 年建成并成为该派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

了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扬·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

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

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该

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 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

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来由千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

1434 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一—548 。

485 厄·勒南在《基督教起源史》(1866 年纽约版第 2 卷第 132 页）中写道：“这

种建立组织的努力表现出与最近的一些乌托邦实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基督教共产主义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现代社会

主义则不然。”马克思在《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恩格斯在《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中都提到过勒南的这一观点。——549 。

486 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文字，可能不是安·

肖特的译文，而是奥·保利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 年斯图加特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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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卷第 1618— 1620 页和 1622 页）。 550 。

487 指威·魏特林千 19 世纪 40 年代初在瑞士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

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见注 370) 的支部。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一文中讲述了正义

者同盟的历史。——551 。

488 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 年日内瓦版第 VIII 、

IX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驳斥了库尔

曼的“预言”。 551 。

489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千 1846 年和 1847 年从官方

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

友”是产生千 1841 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

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在政治

上反映了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该团体

千 1847 年 3 月 30 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 1859 年，自由

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一一552 。

490 蒂宾根学派即蒂宾根神学学派，是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德国蒂宾根大学

教授裴·克·鲍尔创立的圣经研究学派，主要由一些自由派的新教神学

家组成。该学派对早期基督教及其文献进行批判性研究，并最早研究了

《新约全书》的来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对圣经进行理性的评判时最突

出的特点是，他们指出圣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时又力图把圣经中的某

些说法作为历史的真实保留下来。但是事与愿违，这些从事研究的人竞

使圣经的威信遭到了贬损。马克思在 1864 年 1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曾提到这一学派在荷兰的影响。 554 。

491 布·鲍威尔对《新约》的考证，见他的下列著作：《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

1840 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 年不伦瑞克版第 3

卷；《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0 — 1852 年柏林版第 1— 4 卷；《使

徒行传。保罗教义和犹太教在基督教会内部的调和》1850 年柏林版以及

《保罗书信考证（分三个部分论述）》1850— 1852 年柏林版。在宗教史文

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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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符类福音作者。 554 。

492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埃及在希腊化时期和后来的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

323—公元 642 年）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各种学术思潮的总称。亚

历山大里亚是当时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是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

各种学派的聚集地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科学、文学和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科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述转向对自
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深入研究，各种专门学科，如数学、力学、地

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都有长足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欧几里

得、阿基米德等人。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该派将古犹太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结合起来，对犹

太教及以后的基督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该派认为神灵的启示是最高的

知识源泉，对圣经进行比喻性诠释，与侧重从字面和历史意义上进行解释

的安提阿学派相对。其主要代表是犹太学者斐洛·尤迪厄斯。斐洛不是

基督徒，但因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恩格斯在《布鲁诺·鲍

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称他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551 页）。斐洛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欧利根

和普罗提诺。 555 、 575 。

493 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是公元前 4 世纪末产生千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

派，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而得名（画廊的希腊文是

6-roci ，音“斯多亚”)。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

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

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

想。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

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

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

一555 。

494 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

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

义。这种方法曾流行千犹太教徒中间，后来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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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 557 、 570 。

495 诺斯替教派是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 1— 2 世纪产生的一种

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犹太教、各种多神教以及希腊一罗马哲学中的

唯心主义成分等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

为“真知”)的神秘学说，即通过神的起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强

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

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将诺斯替教斥为异端，

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

557 。

496 《西维拉占语集》是根据古代周游四方的“女预言家“西维拉的占语编辑而

成的。据传说西维拉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这个

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一557 。

497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基督教会第一次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于 325 年

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约 300 名主教或

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

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

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了教会法规，

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由皇帝任免。从此基督教成

为罗马帝国国教。－—－558 。

498 圣西门主义者的“肉体复权”主张与基督教教会的禁欲要求和彼岸观念相

对立，要求实现现世的幸福，其中就包含以男女两性平等为基础的＂需要

的复权和肉体的愉悦"。-—563 。

499 斐·贝纳里《对（启示录〉第 13 章第 18 节中数字 666(x;g)及其变体 616

(xlg) 的解释》，载于柏林《思辨神学杂志》 1836 年第 1 年卷第 2 册第

205—206 页。

恩格斯 1841 年 9 月至 1842 年 8 月在柏林服兵役时常去柏林大学听

课，他在 1841-1842 学年的夏季学期旁听了柏林大学教授斐·贝纳里关

于圣经研读的课程并作了课堂笔记。恩格斯在《启示录》一文中曾指出，

他对千这个问题的论述应归功千 1841 年贝纳里在柏林大学讲授的课程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13 页）。 570 、 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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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塔木德是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间犹太教关千律法、条例、传统、风

俗、祭典、礼仪的论著和释义汇编。犹太教认为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经籍。

—-— 571 。

501 曾德一阿维斯陀是 18— 19 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准确的名称。阿

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塞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

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

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 9 世纪直到公元 3—4 世纪。——573 。

502 指公元前 6 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称“巴比伦之囚＂。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 597 年攻占耶路撒冷以及公元前 586 年最

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迫使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移居巴比伦。

公元前 6 世纪 30 年代，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

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 573 。

503 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3 章第 20 节，这里的推雅推喇人应为老底嘉

人。《启示录》第 2 章第 18-29 节提到推雅推喇人，但与圣餐礼无关。

574 。

504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的神话、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

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13 世纪的手稿， 1643 年为冰岛主教斯维因松

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 13 世纪初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

里·斯图鲁逊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

《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

社会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

——575 。

505 《致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是恩格斯应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

人帕·伊格列西亚斯的请求，就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一事，给英国 6

个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信的草稿。

草稿大约写于 1894 年 8 月 6 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英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0 年英文版第 27 卷。

恩格斯寄给这 6 个组织的信中只有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保存下来，与

草稿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一－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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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1894 年 8 月 29-31 日在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

表大会，代表 34 个地方组织的 29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对于西

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大

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1893 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党的报刊问题并批准了新党章。

577 。

507 1893 年 9 月 4-9 日在贝尔法斯特举行了英国工联第 26 届年度代表大

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承认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

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577 。

508 独立工党是 1893 年 1 月在布拉德福德会议上成立的英国政党。当时罢

工斗争活跃，争取实行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

抗的运动深入开展。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以及受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

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该党的领袖是詹·基·哈第，其

纲领包括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

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恩格斯曾祝

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

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人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

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合作。 1900 年，独立工党

并入英国工党。一一578 、 677 。

509 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84 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

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 3 世

纪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他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

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

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千阶级斗争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市政社

会主义”的办法即地方经济公有化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578 、 689 。

510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笫三次代表大会》是恩格斯对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执

行委员会书记卡·德拉瓦勒邀请他参加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来信的回

复。代表大会原定于 1894 年 9 月 7— 9 13 在伊莫拉举行，但是由于警察

当局 1894 年 8 月底颁发的禁令，大会未能如期召开（大会后来于 18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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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在帕尔马秘密召开），恩格斯 9 月 6 日写信时显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

恩格斯的贺信以及代表大会收到的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贺信，在

1894 年 9 月 10 日该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贺信（删除了第一段）用

意大利文首次发表千 1894 年 9 月 22—23 日《阶级斗争》周报（米兰）第 38

号。信的法文草稿（全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意大利人通信集

(1848— 1895) 》1964 年米兰版。意大利文译文与法文原文之间的差别在

脚注中说明。 579 。

511 意大利社会党 1892 年 8 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从 1893 年起称为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1895 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为菲·屠拉梯

等。该党坚决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主张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为夺

取政权而进行政治斗争。在九十年代该党虽然存在改良主义倾向，但还

是积极地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579 、 584 。

512 1894 年 7 月 14 13 意大利议会通过了关千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

令。法令禁止任何意图推翻现存秩序的结社和集会活动，表面上是针对

无政府主义者，但实际上被当局用千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不

久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被禁

止出版，许多劳动社会党党员和工人组织成员被逮捕、搜查和审讯。——

579 、 584 。

513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对西西里岛社会党活动家弗·科

耳纳哥 1894 年 9 月 18 日来信的回复。科耳纳哥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尽

管面临残酷迫害，西西里岛社会党将进行改组，并有望在 1894 年 10 月恢

复出版因为西西里实施紧急状态而停刊的《社会正义》。科耳纳哥写道：

“您，我们著名的导师，能不能给我们寄来几旬表示鼓励和赞同的话。您

能不能给西西里岛社会党寄来一封贺信，供我们在我们报纸的第 1 号上

发表。您的支持将使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具有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千 1894 年 9 月 26 13 写好这封信，但《社会正义》一直未能重

新出版，信的意大利译文直到 1895 年 6 月 30 日才在《社会正义》的后继

者《解放》周报（巴勒莫）上发表。 1895 年 8 月 5 日恩格斯去世后，这封贺

信被当作“恩格斯写给工人的最后一封贺信”被多家德国报纸翻译转载。

1895 年 8 月 16 日意大利《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16 期也再次发表了这

封贺信的意大利译文，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对意大利的最后的话》。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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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法文草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意大利人通信集 (1848 —

1895) 》1964 年米兰版。意大利文译文与法文原文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

中说明。一-581 。

514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和《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

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为积极支持工人政党办报而留下的两篇文献。

1894 年夏，恩格斯从维·阿德勒的信中得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准备

把它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由周报改为日报，他对此表示支持并积极为

之筹款。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提供了大量其他帮助。他把自己在狄茨出

版社出版著作的稿费通过阿德勒捐给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还邀请其他

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撰稿，他本人也在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是恩格斯在争取到伦敦一个由党外

人士组成的银团同意提供一笔约 5 000 佛罗伦的借款后草拟的借款条件。

恩格斯在 1894 年 12 月 14 日给阿德勒的信中曾扼要介绍了借款条件的

要点。借款条件的写作时间大约在 1894 年 9 月至 10 月初，第一次发表

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为该报从

1895 年 1 月 1 日起从周报改为日报而写的贺信。这封信写于 1894 年 12

月 27 日，恩格斯将它作为私人信件寄给阿德勒，委托他将该信作为贺信

发表。贺信刊载于 1895 年 1 月 1H《工人报》（维也纳）第 1 号。 1895 年 1

月 10 日《人民之友报》（布吕恩）第 2 号进行了转载。这封信的草稿保存

下来，草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一－583 、 617 。

515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是恩格斯应《社会评论》杂志编辑菲·

屠拉梯的请求而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对意

大利社会党人（见注 511) 的攻击，澄清了这些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主义

的歪曲，指出意大利社会党人宣传阶级斗争并主张建立以夺取政权为目

的的政党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

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

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见本卷第 585 页）

文章写千 1894 年 10 月 27 H ，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作为社论发表

在 1894 年 11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21 期，发表时编辑部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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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按

语：“我们公开发表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最高领军人物寄给我们的

这封信，以回击那些已经卖身投靠或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散布的

愚蠢的谎言。”

这篇意大利译文很快被转译成多种语言发表。德译文发表千 1894

年 11 月 5 日《莱比锡人民报》第 30 号，并在 11 月 10 H 《前进报》（柏林）第

263 号、 11 月 1O H 《人民哨兵报》（比勒费尔德）第 266 号转载；从这个德
译文转译的丹麦文译文发表在 1894 年 11 月 14 H 《社会民主党人报》（哥

本哈根）第 268 号；另外一个德译文首先发表在 1894 年 11 月 6 日《工人

报》（维也纳）第 89 号，后为 11 月 21 日《纽约人民报》第 279 号转载；法译

文发表在 11 月 10 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212 号。

这篇文章的法文草稿和誉清稿保存下来。恩格斯去世后，屠拉梯曾

在 1895 年 8 月 16 日《社会评论》第 16 期发表誉清稿前 11 行的影印件。

誉清稿的法文全文首次发表于 1958 年在米兰出版的《费尔特里内利研究

所年鉴》第 1 年卷。意大利译文和草稿相较于眷清稿的重要差别在脚注

中说明。 -~584 。

516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是恩格斯为揭露格·福尔马尔在土地纲领问题

上的不实之词而作出的严正声明。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
代表大会（见注 517) 上宣称恩格斯赞成法国工人党的南特纲领（见注

518) ，企图利用恩格斯的威望为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辩护，恩格

斯因此写下这篇声明以及《法德农民问题》（见本卷第 589-613 页）一文

予以驳斥。

这篇声明写于 1894 年 11 月 12 H ，发表在 1894 年 11 月 16 H 柏林

《前进报》第 268 号，并在 11 月 18 H 科隆《莱茵报》第 230 号、 11 月 22 日

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3 号附刊以及 11 月 28 日《纽约人民报》第 285

号转载。《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记录。 1894 年 10

月 21— 27 日》(1894 年柏林版）在刊载福尔马尔的大会发言时，把恩格斯

的声明作为脚注一起登出。 . 587 。

517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 1894 年 10 月 21— 27 日在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土地问题。该问题的补充报

告人、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格·福尔马尔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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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和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

拟定的土地纲领。福尔马尔虽然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来说，他

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

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

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千托拉

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 1895 年五一节等问题。

-—587 。

518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894 年 9 月 14— 16 日在南特举行，这次

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

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土

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对 1892 年马赛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见注

521)进行了补充，这份新的土地纲领又称南特纲领。南特纲领进一步发

展了马赛土地纲领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公开宣称工人党应维护农民

的小土地所有制等。恩格斯对南特纲领的批判参看他的《法德农民问题》

（见本卷第 589—613 页）。 587 、 597 。

519 1894 年 11 月 4 H ，与中央党（见注 97)关系密切的德国西部主要的天主

教报纸《科隆人民报》第 656 号发表《（前进报〉、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和土

地问题》一文，利用福尔马尔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

主义言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诬蔑，文中也提到福尔马尔所援引的所

谓恩格斯的话。 1894 年 11 月 10 日《前进报》第 263 号发表《再谈党代表

大会》一文对其进行了回击。 587 。

520 《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论述农民问题的一篇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

文章中批判了法德等国工人政党内部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

农民作为工人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无产阶级政

党制定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争取农民支持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恩格斯高度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

作用，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无

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

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 591 、 592 页）。恩格斯对农村中不同阶级和阶层

的状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指出：当无产阶级政党掌

握政权的时候，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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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

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 606 页）对千有

雇工剥削行为的大农和中农，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暴力的剥夺，而要把各个

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
剥削，并逐步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则实行剥夺，把他

们的大地产转交给已经在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

使用。至千这种剥夺是否要以赎买的形式来进行，这将取决千无产阶级

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千大土地所有者的态度。恩格斯还着重

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生产资

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

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

改良主义派领袖格·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参看注 517) 。

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有着更深刻的政治背景。随着欧洲一些工人政党更加

深入地参加议会斗争，如何进一步争取农民的支持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

重大课题。 90 年代初，德、法、奥、意等国工人政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

论日益尖锐化。法国工人党 1894 年通过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南特纲领

（见注 518)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 517)在这个问题上

也出现模糊认识。维·阿德勒、卡·考茨基等人纷纷致信恩格斯，请求他

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自己有必要”就农民问

题发表更全面的意见“（见恩格斯 1894 年 11 月 12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

信），阐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

确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这篇文章写千 1894 年 11 月 12— 29 日，发表在《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4— 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0 期，并在《纽约人民报周刊》1894 年

12 月 30 日第 55 期和 1895 年 1 月 6 H 第 1 期转载。文章的波兰文译本

以《农民问题》为标题发表在《黎明》杂志（伦敦） 1894 年第 12 期，保加利亚

文译本发表在索非亚的《 H 子》杂志 1895 年第 10/11 期。由千法国工人

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一些领导人的抵制，文章的法译文和意大利译文在恩

格斯生前未能发表，但是 1895 年 1 月 26/27 日《阶级斗争》（米兰）第 4 期

发表了一篇较为详细地介绍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摘要。恩格斯去世后不

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5 年 10 月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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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之前，《前进报》在 1895 年 8 月 29 日、 30 日和 9 月 1 日的第 201 、 202

和 204 号将这篇文章分三期重印。

1928 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这篇著作的中译本，译者是陆一远，

书名为《农民问题》； 1951 年 8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毛岸英翻译

的《法德农民问题》单行本。一589 。

521 1892 年 9 月 24—28 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笫十次代表大会。大会

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农村工作、党的现状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

1893 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

举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进一步高涨，

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法国工人党的第

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利千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

求。但是，纲领也存在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

级倾向，甚至对富裕的剥削阶层的利益作了某些让步。在 1894 年 9 月法

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这些

反映了机会主义影响的错误更加严重。 595 、 673 。

522 1894 年 4 月 7 日，汉·卡尼茨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由国

家垄断谷物的进口并规定进口谷物的最低出售价格。这个提案遭到社会

民主党人的反对， 1894 年 7 月 14 日以 159 票对 46 票被否决。

在此之前， 1894 年 2 月，加入法国工人党不久的让·饶勒斯在法国众

议院提出了类似的提案。恩格斯在 1894 年 3 月 6 13 给保·拉法格的信

中批评了饶勒斯的提案。一600 。

523 恩格斯这里可能指丹麦社会主义活动家路·皮奥在《关于我们的农业状

况》一文中提出的通过合作社组织农业生产的思想，文章匿名发表在 1871

年 11 月 4 日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第 17 号。恩格斯在 1872 年 3 月中

旬给皮奥的信中对文章给予很高评价，并积极帮助传播这篇文章。—一－

607 。

524 1895 年在塞纳河畔罗米伊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对南特纲领

进行修订。 610 。

525 农民同盟 1893 年在反对德国卡普里维政府关税政策的运动中成立。同

盟由大农尤其是普鲁士容克主导，但也争取到了一些中等农民，到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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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有 20 万成员，此后小农在同盟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盟的要求包

括对农产品实行高关税保护、提高谷物价格、对农业企业实施税收优惠

等。同盟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在选举中支持各保守政党或反犹太主

义政党。 611 。

526 从 1894 年秋起，以普鲁士首相博·欧伦堡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开始鼓动

制订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 。帝国首相卡莱·普里维因拒绝这

一计划而被皇帝解职。新首相克·霍亨洛埃—席林菲尔斯特受皇帝委托，

于 1894 年 12 月 4 日向帝国国会提交了所谓的反颠覆法草案。草案对刑

法作了补充和修订，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咬使一

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咬使士兵不

服从上级命令者”等采取严厉措施。 1895 年 5 月 11 日该草案被帝国国会

否决。——613 、 639 。

527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册》是恩格斯为纠正《前进报》关千《资本论》

第四卷（即第四册）因为缺乏马克思手稿而无法出版的错误说法而写的一

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再一次谈到将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中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部分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计划。不过，这

一计划在恩格斯生前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写于 1894 年 11 月 15-22 日之间，匿名发表在《新时代》杂

志 1894— 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9 期，发表时卡·考茨基给它加了

一个标题：《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一—614 。

52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恩格斯对该协会（见注 183)祝

贺他 74 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这封信写于 1894 年 12 月 6 日，首次发表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616 。

529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自 1893 年 10 月以来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

-617 。

530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

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

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导言中，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

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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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

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本卷第 622 页）恩格斯认为这一公

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导言中，恩格斯详细具体地分

析了 1848 年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指出：在 1848 年革命时期，资本

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

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因此， 1848 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
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

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

政党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符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的斗争策略。他

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德国工人那

里，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

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号召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

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同时又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革命暴力，决

不能放弃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

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见本卷第 637 页）。

1895 年 1 月 30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费舍写

信给恩格斯，建议把马克思 1850 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1 、

2 、 3 期上以《 1848 年至 1849 年》为总标题发表的论述法国 1848 年革命

的一组文章（共三篇）编成单行本出版，并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恩格斯

同意了这个建议。他通读了校样，修正了一些错漏，又将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该杂志第 5 、 6 两期合刊撰写的《时评。 1850 年 5—10 月》中马克思所写

的关于法国的部分作为第四章收录进来，并为单行本拟定了新的标题

《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

恩格斯千 1895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6 日为单行本撰写了导言。 1895

年 3 月 6 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委托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

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见注 526)为由，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

附上的修改方案，对导言进行修改。恩格斯在 3 月 8 日的复信中表示，他

尽可能考虑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严重担忧，接受他们的部分修改意见。同

时，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受到一些损害，自己

在修改原稿方面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他还告诫党的执行委员会不要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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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统治下的德国“立誓忠千绝对守法”，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

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1895

年 3 月底 4 月初，载有这篇导言的《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单行本在柏林出版。

1895 年 3 月 30 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

的社论，其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使恩

格斯的观点遭到严重歪曲，似乎他主张“无论如何都要守法＂。恩格斯看
到后非常气愤，在 1895 年 4 月 1 H 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在

《新时代》上全文发表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他在 1895 年 4 月 3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批评了《前进报》的这种做法，指出：＂我谈的这

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

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

也可能就不适用了。”随后《新时代》杂志 1894— 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2 册

第 27 期和 28 期刊载了这篇导言。《新时代》大概以单行本所载导言的校

样为底本刊载，因此《新时代》版保留了作者在单行本导言中所作的删改。

这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得到广泛传播，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报刊进
行了转载。文章还被译成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罗马尼亚文和法文等

发表。

这篇文章的草稿和校样保存了下来。 1924 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俄文版第 1 卷

中首次发表了校样中恩格斯应费舍要求修改和删除的文字。这些被删改

文字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1924 年 10 月 31 日维也纳《国际政治、经济

和工人运动通讯》第 44 期。这篇导言的草稿第一次全文发表在小册子

《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30 年莫斯科俄文版，草稿的德

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30 年柏林德

文版。本卷译文根据保存下来的文章校样并参考草稿翻译。《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 年单行本及《新时代》杂志所载版本中的

删改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这篇《导言》的中译文曾收入 1942 年 7 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柯柏

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618 。

531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 1848— 1849 年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1848 年 3 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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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

压，发生流血冲突。 3 月 13 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
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

阻止革命发展，千 17 、 18 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

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

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 3 月 18 日构筑街

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 19 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

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 月 29 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

豪森—汉泽曼内阁。一一621 。

532 维也纳起义是指 1848 年 3 月 13 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

起义。

关千米兰起义和柏林起义，见注 404 和注 531 。 624 。

533 指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 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见

注 212 。 627 。

534 普鲁士在 1866 年普奥战争（见注 72) 中的胜利为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自

上而下实现统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使俾斯麦以有利千普鲁士政府

的方式解决了政府和议院之间长达数年的宪法冲突（见注 247) 。

628 。

535 小德意志帝国指 1871 年 1 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

的德意志帝国。一628 。

536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预言出自他和马克思 1870 年 8 月给德国社

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一封信。在这封应不伦瑞克委员会的请求而写的信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所应采取的立场。

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1870 年 9

月 5 日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中引用了信的一部分，其

中写道：＂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

国。”-—-629 。

537 西班牙共和国 1873 年宣布成立，普选权则在 1868— 1874 年西班牙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从 1868 年开始实施，并经 1869 年宪法批准。 1874 年，西

班牙共和国由千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一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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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1870 年 10 月 31 H ，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以及阿·梯也尔受国防政府

之命开始同普鲁士人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

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

机关。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决定于 11 月 1 日

举行公社选举。但是，当时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

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又存在意见分歧，这给

国防政府造成可乘之机。它依靠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

背弃了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一635 。

539 恩格斯这里暗指普鲁士陆军大臣瓦·布·冯·谢伦多夫 1895 年 1 月 10

日在帝国国会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预言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冲突来临时

将不敢走上街头。该发言刊登在 1 月 11 日《前进报》第 9 号有关国会的

报道中。 1895 年 5 月 11 日，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中说明了恩格

斯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谢伦多夫的发言之间的关系。——635 。

540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在 1809 年 7 月 5-6 H 的瓦格拉姆会战中，拿

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取得了决定

性的胜利。 636 。

541 这里的贵族革命是指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

中公爵势力与贵族之间展开的长期斗争，这场斗争以 1755 年在罗斯托克

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而告结束。根据这个条约，梅克

伦堡贵族以往享受的优待和特权得到确认，他们的一半地产享受免税待

遇，他们应缴纳的商业和手工业税及其在国家开支中占有的份额被固定

下来，贵族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637 。

542 阿·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千 1895 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

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一书，宣扬进行上层政变来对付

国内反对派，包括解散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加大对各类”不法行为＂的惩

罚，禁止各种社会主义的报刊等。 637 。

543 暗指 1866 年普鲁士在对奥地利和德意志几个小邦的战争（参看注 72)取

得胜利后，兼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

-639 。

544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是恩格斯因不能参加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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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注 183) 的活动而写给该协会理事会的致歉信。这封信写于 1895 年

3 月 11 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

——642 。

545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是恩格斯因不能应邀参加社会主义者五一联欢

会而写给英国独立工党（见注 508) 执行委员会的致歉信。这封信写于

1895 年 4 月下半月，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

第 29 卷。一643 。

546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是伦敦《人民新

闻报》1890 年 11 月 22 日第 38 号刊登的有关海伦·德穆特去世消息的一

篇报道，文中援引了恩格斯 11 月 7 日在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部分内

容，悼词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一650 。

547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根据恩格斯提供的传

记材料编写而成，这份传记材料大约完成千 1891 年 4 月下半月至 5 月

初遗憾的是没有保存下来。该条目刊登在《政治科学手册》1892 年耶拿

版第 3 卷。

在恩格斯为该条目准备的材料中，有一份著作书单手稿保存了下来。

这个书单大约写于 1891 年 4 月下半月至 5 月初，并在 1892 年作了少量

增补。在书单第二页下方，恩格斯倒过来写有“我的不朽著作”等字样。

手稿内容如下（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1) （与卡·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

伴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184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1845 年莱比锡

版。 1887 年纽约英文版。

(3) （与卡·马克思合著，未署名）《共产党宣言》， 1848 年伦敦版。有

各种文字的译本。

包在《新莱茵报》任编辑并曾代理马克思的主编职务，该报 1848 年 6

月 1 日— 1849 年 5 月 19 日在科隆出版。

妇在《新莱茵报。评论》任编辑并曾代理马克思的主编职务，该杂志

1850 年在汉堡出版。

(6)《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1865 年汉堡版。

(7)《德国农民战争》，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根据［《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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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评论》］第 5[— 6]期重印，［1850 年］第 1 版，［1870 年］第 2 版，

1875 年第 3 版。

(8)《论住宅问题》，三篇，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 1872 年莱比锡联

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第 1 版， 1887 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第 2 版。

(9)《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 1875 年莱比锡联

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版。

(10)《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 1876 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

所出版社版。

(11)《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根据《人

民国家报》重印，［1874 年J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版。

(12)《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根据《人民国家报》和

《前进报》重印， 1878 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第 1 版， 1886 年苏黎

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第 2 版。

(1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 1 、 2 、 3 版均千 1883 年由苏

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有法文、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罗

马尼亚文、丹麦文、荷兰文版）。

(1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

果而作》， 1884 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1886 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

社第 2 版，第 3 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有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

版，法文版在翻译中）。

(1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根据《新时代》

重印， 1888 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

(4) （未署名）《波河与莱茵河》， 1859 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

(5) （未署名）《萨瓦、尼斯与莱茵》， 1860 年柏林贝伦德出版社版。

(16)《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千所谓捏造引文问题》， 1891 年汉

堡版。

下列著作的序言和引言：

(3)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

施坦和卡·考茨基的德译本，［18]85 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序言，驳

洛贝尔图斯）。

(1)卡·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83 年第 3 版和 18[90]年第 4 版

（驳路·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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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卡·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序言（驳洛贝尔图斯），［18]85 年。

(4)《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49 年，根据[18]49 年《新

莱茵报》重印， 1885 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序言）。

(5)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重印本， 1885 年苏黎世人

民书店出版社版（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6)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根据 1849 年《新莱茵报》重印，

[18]86 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导言：威·沃尔弗的传记和《关千普

鲁士农民的历史》）。

(7)西·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1888 年苏黎世人民书

店出版社版（引言：西·波克罕的传记）。

(1)卡·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

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 3 版翻译并由弗·恩格斯编辑， 1887 年伦敦桑南

夏恩出版社版（校订译文并作序）。

(2)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于布鲁塞尔》，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 1888 年波士顿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

言，用德文载于《新时代》）。

(3)恩格斯《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夫人翻译， 1887 年纽约洛雷尔出版社版（序言和附录。序言出版了单行

本：《美国工人运动》， 1887 年用英文和德文在纽约出版， 1887 年伦敦里夫

斯出版社重印，德文本还载于《新时代》［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 1892

年伦敦桑南夏恩出版社第 2 版（序言有一部分是新写的）。

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890 年 5 月（用俄文载于 1890 年伦敦

《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1 、 2 册，用英文载于 1890 年 4 月和 5 月《时代》杂

志，用法文载千《新思想》杂志，用罗马尼亚文载于 1890 年 5— 7 月《现代

人》杂志）。

(4)《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2 年伦敦英文版。”一—

652 。

548 《伦敦的 5 月 3 日》是路·考茨基在恩格斯指导下撰写的关千伦敦工人

1891 年五一节集会的报道，发表在 1891 年 5 月 15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20 号。

1890 年 11 月初恩格斯的管家海伦·德穆特去世，不久路·考茨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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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管家。她在帮助恩格斯料理家务的同时，还担任他的秘书，为他誉清

稿件、记录口述内容、翻译文件等。不仅如此，路·考茨基还在恩格斯的

指导下开始为维也纳《工人报》撰写通讯，介绍英国的政治动态尤其是英

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她前后共为《工人报》撰写了 60 余篇报道，这篇文章

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是能直接判断恩格斯指导和参与她写作的唯一一篇

报道。

1891 年 5 月 3 H ，路·考茨基和恩格斯分别作为《工人报》和《新时

代》的通讯员参加了伦敦的五一节集会。 5 月 4 日路·考茨基撰写了这篇

文章，同一天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介绍了集会的情

况。恩格斯给劳拉的信与本文在结构上类似，部分内容非常接近。恩格

斯可能还通读了路·考茨基的报道并进行了一些增补（参看维·阿德勒

1891 年 6 月 22 日给恩格斯的信）。鉴于恩格斯对千这篇报道的指导和参

与，本卷将其收入附录。 ~659 。

549 署名路·考茨基的《反对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是为帮助爱·艾威林驳

斥斐·吉勒斯而写。

1891 年 8 月 22 H ，德国埃森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第 232 号发

表了一篇文章，散布严重损害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声誉的流

言。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亨·海德门关系密切的吉勒斯被认为是
这篇文章的作者或者消息来源，因此艾威林决定报复吉勒斯。 1891 年 9

月 8 日，在路·考茨基的见证下，在吉勒斯的家中发生了本声明所指的事

件。随后艾威林在 1891 年 9 月 11 日柏林《前进报》第 212 号发表声明，宣

布已经对造谣污蔑自己的吉勒斯实施了“肉体惩罚＂。对此吉勒斯也以声

明回应，表示他对艾威林也实施了肉体惩罚，同时否认自己是上述污蔑文

章的作者。吉勒斯的声明被《前进报》拒绝，后发表在 1891 年 9 月 17 日

《汉堡回声报》第 218 号。艾威林随即撰写反驳文章寄给《前进报》，但被

拒绝发表。包含这篇声明的艾威林反驳文章后来发表在 9 月 27 日《汉堡

回声报》第 227 号。

恩格斯历来坚决维护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声誉（参看本卷第 307-308

页，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606-607 页）。由

于吉勒斯散布的谣言涉及爱琳娜，他对此非常关注。鉴千《前进报》拒绝

发表艾威林后来的反驳文章（其中包含这篇声明），恩格斯曾在 1891 年 9

月 29 日一 10 月 1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表示，声明是他亲自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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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只有声明的署名者路·考茨基是事件的见证人，恩格斯在多大程度

上参与声明的写作难以确定，因此本卷将这篇声明收入附录。 664 。

550 《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贺信》摘自《德国社

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 1891 年 10 月 14—20 日》1891 年柏林

版，其中概括性地转述了恩格斯大约写于 1891 年 10 月 15 H 但没有保存

下来的贺信的内容。恩格斯的贺信曾在代表大会 10 月 17 日的第三次会

议上宣读。 665 。

551 《弗·恩格斯 1892 年 4 月 1 日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是法国《闪电

报》记者埃·马萨尔根据他与恩格斯的谈话而写的一篇报道。这次谈话

是在恩格斯家中进行的。恩格斯在 4 月 3 H 收到马萨尔的初稿后，对文

章进行了大量修改。

这篇报道载于 1892 年 4 月 6 日《闪电报》（巴黎）第 1227 号。发表时

编者将文章的标题从《可以保证的和平》改为《无政府主义。同德国社会

主义者恩格斯的谈话》，给文章分节并加了小标题，还在文章前面加了按

语。 1892 年 4 月 16 日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82 号

以《饥荒造成的和平》为题转载了这篇报道的大部分内容， 4 月 26 日《劳动

报》（布加勒斯特）发表了《社会主义者报》转载文章的罗马尼亚译文。

有两个恩格斯修改文章时留下的草稿片断保存下来，首次发表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这两个片断与发

表的文本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666 。

552 激进无政府主义者于 1892 年 3 月中下旬在巴黎策划了三起爆炸案，多人

受伤。这样的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 1894 年夏天。法国政府以此为由颁

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由于法令条文模糊，它们不仅可以用来对付无政

府主义者，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666 。

553 指 1892 年 2 月 25—27 日的柏林失业工人骚动。骚动期间，一些商店被

洗劫，参与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 2

月 27 日发表《告柏林工人书》，呼吁工人不要参与其中。在 3 月 19 日的

审判中， 21 人被判有罪。一—666 。

554 指 1891 年 10 月 15 日在罗马开始的对阿·契普里安尼等 62 名无政府主

义者的审讯，他们被控在 1891 年五一节期间煽动与警察的冲突。后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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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庭上证明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是由警方的暗探煽动起来的。一666 。

555 《记弗·恩格斯在伦敦 1893 年 3 月 18 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集会上的讲话》

转述了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83)和布卢姆

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见注 114)共同举办的纪念巴黎公社 22 周年集会上

的讲话。恩格斯从 1892 年到 1894 年连续三年应邀参加了这两个机构举

办的集会并发表讲话(1895 年的集会因病未能参加，参看本卷第 642 页），

但只有 1893 年的这次讲话有公开报道。

1893 年 3 月 20 日，伦敦《每 H 纪事报》第 9680 号在题为《巴黎公社》

的报道中首先转述了恩格斯讲话的内容， 3 月 25 日伦敦《工人选民》报第

12 号转载了讲话内容。 1893 年 3 月 25 日，伦敦《工人时报》第 149 号也

转述了恩格斯讲话的内容，不过较《每 H 纪事报》简略。这篇报道的作者

可能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她是该周报的编辑，同恩格斯一起出席

了集会。《工人时报》对恩格斯讲话的报道如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决议表示支持，他回顾了最近 22 年社会主

义运动的进展。 1871 年，国际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支持建立不同于并

脱离所有其他政党的独立政党的决议。次年，英国代表在海牙站在无政

府主义方面反对政治活动。在 1888 年以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

为。那一年成立了新工联，运动从这里开始迅速发展，最终导致独立工党

千今年 1 月在布拉德福德成立。这个新党正是国际的老会员们所期待成

立的党。他敦促所有社会主义者加人这个党，并且相信，如果领导有方，

这个党最终将把所有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吸收进来。”—-—677 。

556 第一国际（见注 129)总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本·鲁克拉夫特和乔·奥哲尔

因为反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明的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立场

而在 1871 年 6 月退出国际。不过，当时国际总委员会中的英国人除了他

们两人之外，还有约·黑尔斯（担任总委员会总书记）等人，因此“仅有的

两个同国际有联系的英国人”（见本卷第 677 页）这一表述是不准确的。

恩格斯对当时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在《工人时报》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这

一内容（见注 555) ，因此这个错误很可能出自《每日纪事报》报道的作者。

-677 。

557 《弗·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是《费加

罗报》记者发表的对恩格斯的访谈记录。恩格斯在访谈中评析了德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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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政局，对记者提出的关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即将举行的帝国国会选

举中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在选举斗争中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作了

回答。他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

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千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

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

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

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 683— 684 页）

这篇访谈记录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标题发表在 1893

年 5 月 13 日《费加罗报》（巴黎）第 133 号，以同样的标题在 1893 年 5 月

20 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140 号转载，并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瑞典

文、德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发表。 1893 年 5 月 17 日，恩格斯致

信弗·阿·左尔格，告诉他可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这篇谈话里看到他

对德国局势的看法。恩格斯把剪报随函寄去，并附带说明：《费加罗报》记

者的这份访谈记录＂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

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 --679 。

558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 103) 中反对军事法草案（见注 406) 的一部分人。

另参看注 562 。 679 。

559 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基本上沿袭了 1869 年 5 月 31 日通过的北德意志

联邦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该法根据人口分布划分选区，当时一个选区大

约有 10 万居民。但随着德国的工业化以及城市人口集聚区的产生和发

展，各选区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对千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工业中心占优

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旧的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尤为不利。例如，在

1893 年 6 月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中，德意志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候选人

当选议员平均所需票数分别为 14 400 张和 15 200 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候选人则需要 40 600 张。一683 、 688 。

560 《 1893 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电》大概于 1893 年 4 月 30 日晚或

者 5 月 1 日早上发出， 5 月 1 日下午在奥地利工人举行的五一节活动上宣

读，后来刊印在 1893 年 5 月 5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18 号。恩格斯此前已

经提前就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写了贺信（见本卷第 454—455 页），因此这

份贺电大概是由联署的路·考茨基（恩格斯的秘书）及路·弗赖贝格尔

（后来成为路·考茨基的第二任丈夫）发起的。他们是奥地利人，与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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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人运动以及《工人报》保持着密切关系。 686 。

561 《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是英国

《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的对恩格斯的访谈记录。恩格斯在访谈中评析了

德国刚刚进行的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以及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获胜对德国和欧洲政局将会产生的影响。采访的时间可能

是 1893 年 6 月 27 日。

这篇报道发表在 1893 年 7 月 1 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9769 号，发

表时的标题是《德国的选举。对弗·恩格斯先生的采访》，后来被翻译成

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文字在一些社会主义报刊和杂志上全文或摘

录发表。－-687 。

562 指自由思想人民党，由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 103)分裂而来。德国自由思

想党由于党内在军事法草案（见注 406) 问题上的分歧，在 1893 年 5 月 6

H帝国国会被解散的当日发生分裂。该党国会党团中以亨·李凯尔特和

泰·巴尔特为首的一部分支持政府，组成新党自由思想同盟；而国会党团

中以欧·李希特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则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并反映了该党

激进分子的情绪，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687 。

563 德国当时的选举法规定，凡年满 25 周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但是选举法

第 3 条列举了暂时失去选举权的几类选民，其中包括在选举前一年领取

过救济金的人。一-688 。

564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白恩士在 1886 年 11 月 9 日伦敦失业工人的游

行示威中首次举起了红旗而不是传统的黑旗，因此被称做“举红旗的人”。

在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见注 142)期间，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希望

白恩士在集会时也举起红旗以赋予集会政治含义，但他为了不给警方提

供干预集会的借口而拒绝了这一要求。 689 。

565 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指 1887 年英国议会两院通过的针对爱尔兰的法令，

其主要目的是镇压爱尔兰人民追求自由独立的斗争。法令最重要的内容

包括：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集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知情不报者将

面临惩罚；爱尔兰的政治案件可移至英格兰审理，等等。一692 。

566 《德法年鉴》只在 1844 年出版了第 1 、 2 期合刊。恩格斯在其中发表了两

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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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现在〉 1843 年伦敦版》（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一一694 。

567 可能指青年捷克派，见注 269。一—699 。

568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893 年 7 月 9 日组织的争取普选权的集会。集会

在维也纳市政厅和厅前广场举行，有 4 万多人参加，集会的口号是“普遍、

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 702 。

569 1876 年 8 月初，恩格斯曾在德国海德堡短期停留。 704 。

570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是最早公开发表的介绍《资本论》第三卷（即

第三册）内容、预告该卷出版时间的文章，发表在 1894 年 1 月 12 日柏林

《前进报》第 9 号，并在 1894 年 1 月 14 日《汉堡回声报》第 11 号、柏林《社

会政治中央导报》第 10 号以及 1 月 16 日科隆《莱茵报》第 6 号等转载。

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没有署名，大概是依据恩格斯的《关千（资本论〉第

三册的内容》（见本卷第 532-533 页）而撰写的。由千不能确定作者是恩

格斯本人，本卷把这篇作者存疑的文章收入附录部分。 705 。

571 《弗·恩格斯 1895 年 1 月 1 日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摘自王德威尔

得在恩格斯逝世后写的悼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该文载于 1895 年 8

月 8 日比利时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布鲁塞尔）第 220 号， 8 月 10

日《前进报》（柏林）第 185 号转载了这篇悼文包括这次谈话在内的部分内

容。一706 。

572 恩格斯和埃·王德威尔得的这次会面不大可能发生在比利时议会选举

（见注 573) 的第二天，即 1894 年 10 月 22 日。恩格斯曾在 10 月 21 日之

后给王德威尔得写过一封信，祝贺他当选议员，而王德威尔得 29 日的回

信也保存了下来。如果他们在 22 日见过面，就没有必要写信了。此外，

王德威尔得在 10 月 29 H 柏林《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 5 号发表的写作日

期为 10 月 22 日的文章，标明的写作地点是布鲁塞尔，而不是恩格斯所在

的伦敦。不过，可以确定他们两人在 1895 年 1 月 1 日见过面，恩格斯在

1895 年 1 月 9 日给维·阿德勒的信中曾提及王德威尔得对他的这次拜

访，这个时间与王德威尔得《一名战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1936 年巴

黎版）的记述是吻合的，因此本文所记录的谈话很可能是发生在选举儿周

后的这次会面中。一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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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1894 年 10 月 14 日和 21 日，比利时首次根据 1893 年 4 月 18 日通过的新

选举法（见注 439)进行了参众两院的选举。比利时工人党获得近 35 万张

选票（约占全部票数 19%），在众议院中获得 28 个席位。埃·王德威尔得

本人也当选为众议员。一一706 。

574 指 1896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比利时工人党派出 19 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埃·王德威尔得。一706 。

575 《弗·恩格斯 1895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同维·阿德勒的谈话》摘自 1895 年

8 月 2O H 维也纳《工人报》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追悼会》的报道。

1895 年 8 月 5 H 恩格斯逝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千 8 月 19 H 晚举

行恩格斯追悼会， 3 000 多人参加。维·阿德勒在会上致悼词，并在悼词

的结尾回忆了他在不久前与恩格斯会面时的谈话。阿德勒千 7 月 21 日

到达英国的伊斯特本，探望在那里养病的恩格斯。 7 月 24 H 他陪伴恩格

斯回到伦敦，直到 8 月 3 日才离开。 707 。

576 恩格斯从伊斯特本回到伦敦后已不能讲话，只能通过在石板上写字与人

交流。一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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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道夫(Adolf 1817— 1905)－－最后一位拿骚公爵(1839-1866), 1866 年公爵

领地归普鲁士；卢森堡大公(1890— 1905) 。 639 。

阿德勒，维克多(Adler, Victor 1852-1918）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

导人之一， 1889-1895 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工人报》编辑，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

之一。一一62 、 296 、 583 、 617 、 707 。

阿尔比布，爱德华多(Arbib,Edoardo 1840— 1906)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议会议员 (1879-1895) 。一一447 。

阿尔布雷希特，卡尔(Albrecht, Karl 1788 — 1844) 德国商人，曾因参加“蛊

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 1841 年移居瑞士，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

义形式鼓吹类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 551 。

阿尔摩哈德王朝 12-13 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王朝。

一548 。

阿尔摩拉维德王朝 11-12 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王

朝。一一548 。

阿尔维西·贾科莫(Alvisi,Giacomo 1825— 1892)—-－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资产

阶级左翼代表；议会议员 (1866— 1879) ；参议员 (1879 年起）； 1889 年曾调查

罗马银行。一444—447 。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前后一 212)一—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__ 467 。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 Sir Richard 1732— 1792)——英国企业家，各种纺织

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378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 Lodovico 1474— 1533)一意大利诗人，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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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罗兰》的作者。一—210 。

阿伦特，奥托(Arendt, Otto 1854— 1936)一一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德国周报》的出版者 (1888-1898)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85 年起）。

一221 。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 500 前后—

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363 。

埃德，埃米尔·德西雷·弗朗索瓦 (Eudes, Emil-D总ir臼Francois 1843 — 

1888) 法国商业部门的雇员，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慈善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将军，公社被镇压后被缺席判处 20

年要塞监禁， 1872 年改判死刑；流亡瑞士，后迁往英国；伦敦布朗基派革命公

社成员 (1872) ，后退出国际； 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233 、 529 。

埃里蒂埃，路易 (Heritier, Louis 1863— 1898)一—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革命运

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429 。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 公元前 525— 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

261—262 。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亨利希·奥古斯特 (Ewald, Georg Heinrich August 

1803— 1875) 德国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格丁根

七贤”之一，国会议员 (1867— 1875) 。 569 。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 Edward 1851 — 1898) 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作家

和政论家； 1884 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

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伴侣。一— 63 、 64 、 75 、 78 、 309 、 657 、 662-

664 。

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 86— 161)——罗马皇帝(138—161) 。—-555 。

安条克四世（名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

前 175-164) 。一一557-558 。

奥尔，伊格纳茨(Auer,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7—1878 、 1880-

1881 、 1884— 1887 和 1890— 1907) ，晚年为改良主义者。——81 、 224 。

奥尔洛夫伯爵，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Op.rroB,A亚Kee胪氏江OJ)OBH'I, rpacp 1786-

1861)——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代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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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1833) ，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

巴黎会议(1856) ，曾任国务会议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 — 1860) ，农民事务

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 38 。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 63 —公元 14)——罗马皇帝（公元前 27 一公元 14) 。

-569 。

奥托（马可·萨尔维·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 32 — 69) 罗马国务活动

家，卢蒂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岛西南部）总督（执政者）； 69 年 1 月趁军队和人

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军推翻加尔巴，杀死加尔巴后被

推为皇帝； 69 年 4 月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战败后自杀。——570 、 571 。

奥哲尔，乔治(Odger,George 1820— 1877)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

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 1862-1872 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的波兰

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委员； 1864 年 9 月 28 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 ，伦敦代表会议(1865) 和 H 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 1871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 677 。

B 

巴尔，海尔曼(Bahr, Hermann 1863— 1934)——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小说

家、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98 、 101 。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 (Bachofen,Johann Jakob 1815 — 1887) 瑞士语文学

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作者。 258 、 260-264 、 267 、 269 。

巴克兰，威廉(Buckland,William 1784 — 1856) 英国地质学家和教士，在自

己的著作中企图把地质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 366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EaK趼皿心h颂邸 AneKca皿poBHtI 1814 ~ 

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 1840 年起侨居国外，

曾参加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 1849 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

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851 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

书》； 1861 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 1868 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

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一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

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 1872 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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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一－66 、 71 、 225 、 423 、 429-432 、 511 、 561 、 648 。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 (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 -

1873)－—法国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

一； 1848 年 12 月— 1849 年 10 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

盟所支持的内阁； 1849 年 11 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639 。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Jules 1800 — 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

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1836-1846); 1848 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和外交部长(1848 年 5-12 月）。一538 。

巴斯特利卡，安德烈(Bastelica,Andre 1845— 1884) 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

活动家，巴枯宁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一430 。

白恩士，约翰(Burns,John 笔名杰克 Jack 1858 — 1943)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 80 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 的领导者； 90

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议会议员 (1892 年起），曾任自由党内阁的地

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 1914)和商业大臣(1914) 。 407 、 496 、 662 、 689 。

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orne,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

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写有向德国人介

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62 。

白拉克，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 — 1880)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版商和

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伦瑞克支部创始人(1865),1867 年起领导全德工人

联合会中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1869) 和领导人之

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的创办人(1871),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1871-1878)和《人民历书》0875-1880) 的出版者；德

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7-- 187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24 、

424 、 432 。

保罗一世(IlaBeJI I 1754— 1801)一—俄国皇帝(1796— 1801) 。一入20 、 21 。

鲍格雷夫，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 (Palgrave, Robert Harry Inglis 1827 -

1919)一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出版者(1877— 1883) 。

-—323 、 404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 — 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

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 1839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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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 1834 年起在柏林大

学、 1839 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 1842 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

剥夺教职； 1842 年为《莱茵报》撰稿人； 1837-1842 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

1842 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 1848 — 1849 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

（《十字报》）的撰稿人；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

的著作。－—－418 、 419 、 554-556 、 575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 -

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0 年

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 1813 年参

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 (1818 —

1844) 。-－-23 。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2 — 1871) 德国政论家，正义者同盟

瑞士支部的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50 年

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 551 。

贝纳里，弗兰茨·斐迪南(Benary, Franz Ferdinand 1805-1880)一一德国东方

学家、语文学家和神学家， 1829 年起为柏林大学东方语系非公聘讲师，后为副

教授；旧约的注释者； 1842 年恩格斯曾旁听他的有关约翰启示录的讲座。

一569 、 570 、 572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h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1867 年起为主

席；第一国际会员， 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 1869 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

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一81 、 141— 142 、 173 、 208 、 224 、 331 、 469 、 505 、 587 、 631 、 680 、 688 。

本格尔，约翰·阿尔布雷希特(Bengel,Johann Albrecht 1687— 1752）一—德国

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经文的注释者和出版者。 572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 英国历史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积极参加 60

年代的民主运动， 1864 年 9 月 28 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主席； 1870— 1871

年是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英国报刊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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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 116 、 117 、 121 、 140 、 171 、

172 、 176 、 183 、 184 、 190-191 。

比亚吉尼，古斯塔沃(Biagini, Gustavo)一意大利财政部官员， 1889 年曾调查

罗马银行。一—-444 、 445 、 449 。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II釭p I, BeJIBKHH 16 72—1725)——1682 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 年起为全俄皇帝。 11 、 13 、 18 。

彼得三世(IleTp III 1728— 1762)——俄国皇帝(1761-1762)。一16 。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 [Bismark], Otto Ftirst van 1815 — 1898) 普鲁

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驻巴黎大使 (1862) ；普鲁士首相 (1862 — 1872 和 1873-

1890) ，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1867-1871) 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 — 1890);

1870 年发动普法战争， 1871 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在普鲁

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捍卫容克和大资产

阶级的联盟； 1878 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 39 、 40 、 42 、 47 、 50 、 52-

55 、 57— 58 、 89 、 226 - 227 、 230 、 241 、 300 、 321 、 332 、 336 、 337 、 339 、 352 、 401 、

442 、 452 、 492 、 493 、 579 、 580 、 586 、 623 、 624 、 628 、 631 、 639 、 640 、 680 、 692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I1o血切蓝Eopro次aprr

陑o职叶Charles Andre] ，中中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

驻巴黎公使(1814— 1821)和大使(1821—1835) ，驻伦敦大使(1835—1839) 。

7 、 30 。

波克罕，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 -

1885) 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民主主义者， 1848 年巴登起义和 1849 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 年起在伦敦经商；

50 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 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

好关系。一657 。

波旁王朝一法国王朝(1589-1792 、 1814-1815 和 1815— 1830) 。—-25 。

伯恩施坦，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 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银

行雇员和政论家， 1872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

表(1875) ，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 1880 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

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81 —

1890) ；后转向修正主义立场。一一62 、 656 、 677 。

伯麦，雅科布（讼hme,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



人名索引 867 

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

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一364 。

柏拉图 (Platon [Plato] 约公元前 427— 347) 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

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 555 。

勃朗，路易 (Blanc,Louis 1811— 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

作者和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

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

会的领导人；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 330— 331 、 538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 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

袖之一； 1848 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

害。 80 。

博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冯(Boguslawski, Albert van 1834-1905) 德

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 — 1864);90 年代起为德国

民族主义报刊撰稿。——637 、 640 。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John, Viscount 1678 — 

1751)一一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

376 。

博罗施，阿洛伊斯(Borrosch, Alois 1797— 1869)一—奥地利政治活动家，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者，布拉格的书商；奥地利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奥地利国会

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领袖。一－498 。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一—-35 、 139 。

博维奥，乔万尼(Bovio,Giovanni 1841-1903) 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反教权主义者； 1876 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斯大学教

授。——347—349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 (Beust, 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1817— 1899)——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退

伍； 1848 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隆日报》的编辑 (1848 年 9

月－1849 年 2 月）； 1848 年 10 月代表科隆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第二届民主

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相一致的纲

领； 1849 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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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育学教授，“革命集中”的成员， 1867 年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创建

人之一，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 年）的参加者；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

丈夫。——475 。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一

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一345 、 669 。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棉纺厂主，自由

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60 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

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 288 、 318 、 382 、 399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 — 1881) 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 年七月革命和 1848 年二月革命的

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 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

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1848— 1849 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

袖；巴黎 1870 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

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 36 年在狱中度过。－—－233 。

布朗热，若尔 13. 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 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 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 1887) ；企图依靠

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 440 

布雷默，尤利乌斯(Bremer, Julius)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雪茄烟工人；

马格德堡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一101 。

布卢默，G. (Blume,G.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90 年 12 月 8— 11 日在柏林

举行的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主席。 110 。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 Ludwig Joseph[Lujo] 1844 — 

1931)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一 111-123 、

126— 153 、 155 、 157 、 168 、 178 、 180 、 191 、 193 、 194— 198 、 201 — 203 、 206 、 207 、

210— 212 、 215 、 221— 223 、 385 、 403 、 656 。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 Henry 1840 — 1911) 英国政治活动家，工

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匠，后为工联官员；工联代表大会议会

委员会书记(1875— 1890)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内务副大臣 (1886)。-

407 。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Boileau-Despreaux, Nicolas 1636—1711)-法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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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读经台》的作者。 167 、

177 、 182 、 191 、 216 、 219 。

C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 1649)—一英国国王 (1625 — 1649),17 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一373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 法国国王(1824— 1830) ；被 1830 年的七

月革命赶下王位。一29 。

查理十二(Karl XII 1682-1718)-J/M~®.:E.0697-1718)0 -10。

查普卡·冯·温斯特滕男爵，奥古斯特 (Czapka von Winstetten, August, 

Freiherr 1840-1917)－—奥地利政府官员，内政部警务长官 (1893) 。

454 。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3acy皿q,Bepa 压部OBHa 1851-1919) 俄国

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 的创始人之一；后

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 66 。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如pHbIIIIeBC皿儿压仅0阻if r邸p皿OB四

1828— 1889)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

家。——512 、 515 、 516 、 522 、 525 。

D 

达尔布瓦，若尔日 (Darboy,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 1863 年起为

巴黎大主教， 1871 年 5 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 233 。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 英国自然科学

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 268 、 361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 (Talleyrand-P釭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的的ent 1754-1838) 法国外交家，外交大

臣(1797-1799 、 1799— 1807 和 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

1815) 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 。 27 。

戴克里先（盖尤斯·奥勒留·瓦莱里乌斯·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245 前后一313)——罗马皇帝(284— 305) 。—-640 、 641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意大利诗人。一—460 。

德拉瓦勒，卡洛(Dell'Avalle,Carlo 1861 — 1917) 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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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职业是印刷工人； 1892 年为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和领导成员。

579 。

德吕蒙，爱德华·阿道夫(Drumont,Edouard Adolphe 1844— 1917)一法国政

论家；写有许多反犹太人主义的书籍和文章。一60 。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 [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 370)一古希腊哲学

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一一363 。

德穆特，海伦（琳衡，尼姆）（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 650 、 651 。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John 1265 前后—1308)一—苏格兰经院哲学

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

文集》。 363 。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一一

德国出版商；社会民主党人， 1881 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狄茨出版社，即后来的社

会民主党出版社， 1881 年起为国会议员。—-258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博兹 Boz 1812-1870)一一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一一188 。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 1881)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 年代参加“青年

英国“；托利党领袖， 19 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1852 、

1858— 1859 和 1866— 1868) ，内阁首相(1868 和 1874— 1880) 。－－-382 。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ne 1596 — 1650) 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

自然科学家。一376 。

杜毕伊，沙尔·亚历山大 (Dupuy, Charles-Alexandre 1851 — 1923) 法国政

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教育部长(1892) ，内阁总理(1893 、 1894-1895

和 1898— 1899) 。 637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

1881)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

(1839— 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1851),

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 年 10 — 12 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

(1849 年 6-10 月）；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307 。

杜林，欧根·卡尔（压hring,Eugen Karl 1833— 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

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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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

1863— 1877 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 70 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

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 102 、 358 、 361 。

多德威尔，亨利(Dxlwell, Henry 死于 1784 年）一一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365 。

E 

恩格尔曼，帕尔(Engelmann, P斗 1854 — 1916) 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白铁工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90)和领导成员， 1892 年被

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和领导人 (1892 —

1894) 。 440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 — 1860) 恩格斯的父亲。一一

647 、 652 。

恩斯特，保尔 (Ernst, Paul 1866-1933)——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家； 80

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 1891 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来归

附法西斯主义。——97 、 98 、 100-104 。

F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 - 1861)一一

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 1848 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

关千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一一573 。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 ( Philip [Philippos]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 382 —

336)-—马其顿王（公元前 359— 336) 。 565 。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 [Philo J udaeus] 约公元前 20一公

元 54)——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

形成曾产生很大影响。 555 、 559 、 566 。

费里，茹尔·弗朗索瓦·卡米耶 (Ferry, Jules-Francois-Camille 1832 — 

1893)一一－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

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70-1871),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内阁总理

(1880— 1881 、 1883— 1885) ；奉行积极的殖民主义政策。－－241 、 529 。

费南多七世（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 1833)一一西

班牙国王(1808 和 1814-1833) 。 499 。

丰唐，马里乌斯(Fontane,Marius 1838-1914)一法国作家，巴拿马运河公司



8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管理人员； 1893 年在巴拿马舞弊案中被判处两年徒刑，后被宣告无罪。一

450 。

弗拉维王朝－~罗马皇朝(69— 96) 。——555 。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Freyberger,Ludwig 1863— 1934) 奥地利医生，侨居

伦敦， 1894 年同路·考茨基结婚。 686 。

弗雷西内，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 (Freycinet, Charles Louis de Saulces 

de 1828— 1923)一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各部

部长；多次当选内阁总理(1879-1880 、 1882 、 1886 和 1890 — 1892) 。——

450 。

弗里茨一一见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Be 1712 — 

1786) 普鲁士国王(1740— 1786) 。 13 、 16 、 17 、 19 、 54 、 473 、 613 、 635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831 — 1888) 普鲁士王储， 1866 年普

奥战争时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 1888 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
德里希三世。 56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Wilhelm I 1802 — 1875) 黑森摄政王

(1831— 1847) ，黑森—卡塞尔选帝侯(1847— 1866) 。 39 、 639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C Friedrich-Wilhelm II 17 44 — 1797) 普鲁士国王

(1786— 1797) 。-－ 19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C Friedrich-Wilhelm III 1 770 - 1840) 普鲁士国王

(1797— 1840)。—25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 — 1861) 普鲁士国王

(1840-1861) 。——34 。

弗洛凯，沙尔·托马(Floquet,Charles Thomas 1828-1896)——法国政治活动

家，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众议院议员 (1876 年起），议长 (1885 — 1888 、

1889-1893) ；内阁总理(1888—1889) ；参议员 (1894 年起）。一449-450 。

弗洛孔，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 — 1866)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 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

人；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 538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cois-Marie Arouet 1694 — 

1778)一一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 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39 、 5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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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冯（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1850 -

192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派的

领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9— 1880) ；多次当选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587 、

588 。

福尔蒂斯，亚历山大罗 (Fortis, Alessandro 1842 — 1909)一一意大利政治活动

家，职业是律师，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 (1880 年起）；内阁首相

(1905— 1906) 。－—448 。

福格特，卡尔(Vogt,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 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 1849年 6 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 年逃往瑞士， 50— 60 年代是路易·

波拿巴雇用的密探；马克思在押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他进行了揭露。

-－-— 422 、 428 、 528 。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 — 1884)一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约·斯·穆勒的信徒， 1865 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 167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 — 1886) 英国工厂主

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1861 年起），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880-1882) ；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 380—382 。

傅立叶，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 — 1837)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256 、 270 、 563 。

G 

盖布，威廉·莱奥波德·奥古斯特 (Geib, Wilhelm Leopold August 1842 -

187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9 年爱

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

(1872— 1878)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4— 1877)。一224 。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 。一一

569 。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氏ptraKOB,A.rr邸氓江pM呕啦JIO职工

邸归b 1798 — 1883) 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 1856) ，外交大臣(1856— 1882) ，总理大臣(1867— 1882) 。 7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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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an 1749— 1832)－德

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一一368 。

格奥尔格五世(Georg V 1819— 1878) 最后一个汉诺威国王(1851— 1866) 。

-—639 。

格拉古（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

前 153-121)一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 123—122)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

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

639 。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

chus 公元前 162— 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 133) ，曾为农民利益进

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哥哥。一

639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

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19 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

臣(1852-1855 和 1859-1866)和首相 (1868— 1874 、 1880-1885 、 1886 和

1892-1894) 。 17 、 45 、 114— 119 、 121 — 126 、 128 — 132 、 134 、 135 、 137 、

138 、 140-142 、 147— 158 、 162 、 165 — 173 、 175— 197 、 199 — 205 、 207-217 、

219 、 221— 223 、 408 、 494 。

格雷维，茹尔(Grevy,Jules 1807 — 1891) 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共和国总统(1879— 1887) 。－一－ 529 。

格里马尔迪，贝尔纳迪诺(Grimaldi,Bernardino 1839 — 1897) 意大利政治活

动家，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左翼”；议会议员 (1876 — 1897) ；多次担任财政大

臣。 447—448 、 450 。

格罗夫纳，休·鲁普斯，威斯敏斯特公爵 (Grosvenor, Hugh Lupus, Duke of 

Westminster 1825-1899)一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大地

主。一61 。

古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 1746-1792)－瑞典国王(1771-1792) 。－--20 。

H 

哈德良（普卜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

138)—罗马皇帝(117-138)。一555 。

哈第，詹姆斯·基尔(Hardie,James Keir 1856-1915)一一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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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论家；苏格兰工党创始人(1888) 和领袖，

独立工党创始人(1893)和领袖。－－407 、 496 。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 1866) 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 ，后为普鲁

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

所有制方面的著作。——511 、 522 。

哈特莱，大卫 (Hartley, David 1705 — 1757) 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

365 。

哈瓦斯通讯社(Havas)-1835 年由查理·哈瓦斯创立的新闻和广告机构，

1879 年起为股份公司。 441 。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 化名约翰·布罗德豪斯 John

Broudhouse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 1881 年是民主

联盟(1884 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和领袖，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

1916 年因进行有利千帝国主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一—63 、 75 、 76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 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 62 、 450 、 495 、 563 。

汉尼兴，费利克斯·奥斯卡尔(Hanichen,Felix Oskar 1865 — 1946) 德国商

人和工厂主；德国改革党成员；国会议员 (1893— 1895) 。 688 。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 Henry Julian 19 世纪） 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

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 157 。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n,David Justus Ludwig 1790 — 

1864)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

鲁士制宪议会议员，财政大臣(1848 年 3— 9 月）。 418 。

豪威耳，乔治(Howell,George 1833-1910)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

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 (1861 — 1862);1864 年 9

月 28H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9), 1865 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书记(1865-1869) ，工联不列颠代表

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71— 1875) ；议会议员 (1885— 1895) 。 -407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re匹扭，Arr邵氓讥p l1BaHo昭q 1812-1870)－俄

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 年流亡法国， 1852

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

声》报。 511 、 512 、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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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莫泽斯(HeB,Moses 1812--1875) 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

办者之一和撰稿人， 1842 年 1— 12 月为编辑部成员， 1842 年 12 月起为驻巴

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 年代中为“真正的＂

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846 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共产主义

者同盟分裂后属千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63 年以后为拉萨

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的参加者。

647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 — 

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一238 、 330 、 368 、 369 、 389 、 419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 — 1610) 法国国王(1589— 1610) 。一一442 。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 1509)——英国国王(1485-1509) 。——374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 1547) 。 374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一一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

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 364—366 、 375— 376 。

霍恩，格奥尔格(Horn,Georg 1841-1919)-－德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是玻璃工

人；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 (1895 年起）。 688 。

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奥古斯特·亨利希(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Au

gust Heinrich 1798 — 1874)－—德国诗人和语文学家，曾任布雷斯劳大学教

授(1831-1840) ；由千《非政治诗歌集》的出版而被解除职务，三月革命前著

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之一。 493 。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 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一357 。

霍普金斯，托马斯 (Hopkins, Thomas 1780 — 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357 。

J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cois-Pierre-Guillaume 1787-

1874)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 1812 年起任巴黎大学历

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 1836入教

育大臣(1836-1837入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 ；代表大

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420 。



人名索引 877 

吉比奇－扎巴尔千斯基伯爵，伊万·伊万诺维奇（几邸1q-3a6aJIKaHC邸让几却i

H朗HOBH'I,rpa如785—1831) 俄国元帅，原系德国人， 1828— 1829 年俄土
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一一31 。

吉尔斯，尼古拉·卡尔洛维奇(rHpc卫皿ona.11 KapJIOBH'l 1820 — 1895) 俄国

外交家，驻德黑兰(1863 年起）、伯尔尼 (1869 年起）、斯德哥尔摩 (1872 年起）

公使；曾任外交副大臣(1875— 1882) ，外交大臣(1882— 1895) 。一一 7 。

吉芬，罗伯特(Giffen,Robert 1837 — 191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财政问题专家；《伦敦统计学会会刊》发行人0876— 1891) ，商业部统计

局局长(1876— 1897) 。 322 、 403 、 602 。

吉霍米罗夫，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T呕OMHpoB, J1部 A:rreK呴讥poBH'l 1852 -

1923)- 俄国政论家，“民意党“党员； 80 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叛徒，保皇

派。一8 。

吉勒斯，斐迪南(Gilles,Ferdinand 1856—1895) 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

党人； 1887 年起居住在伦敦，为《伦敦工人报》撰稿；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会员 0892 年以前）； 90 年代被揭露是一个警探。 664 。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James 1844-1916)一一瑞士教师、政论家，巴枯宁

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勒洛克勒支部的创建人(1866), 1868 年起同巴枯宁

建立联系，国际兄弟会的创建人之一；《进步报》 (1868 — 1870) 、《团结报》

(1870—1871)和《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1872—1878) 的编辑；国际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入洛桑代表大会(1867入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和海

牙代表大会0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

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

者。 432 。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an 1481 — 1523) 德国骑士，曾参加

宗教改革运动， 1522-1523 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

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

的原型。－－372 。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苏尔皮齐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公元前

3—公元 69) 罗马国务活动家， 60 年代为西班牙塔拉戈纳省总督（执政

者）；尼禄死后，在 68 年 6 月被推为皇帝； 69 年 1 月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

加尔巴统治，奥托趁机策动禁卫军把他杀死。——569— 571 。

加尔文，让(Calvin,Jean 1509 — 1564) 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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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一372-373 。

加里波第，多梅尼科·梅诺蒂 (Garibaldi, Domenico Menotti 1840 - 1903)一

意大利将军、农场主，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1870-1871 年站在法国

方面参加普法战争；议会议员 (18'16 — 1900) ；朱泽培·加里波第的儿子。

——-447 。

加瓦齐·洛多维科(Gavazzi, Lodovico 1857— 1934 以后）-意大利工业家、政

治活动家；温和的教权主义者； 1892 年在揭发银行舞弊案中起了重要作用；议

会议员 (1892-1909) ；参议院议员 (1910 年起）。 446 。

杰士卡，扬（加ka,Jan 1360 前后一1424) 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

领袖，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 548 。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ulich, 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

13 。

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us I [ Constantin, Konstantin], Mag-

nus,Flavius Valerius 约 280-337)－罗马皇帝(306 - 337) 。 555 、

558 、 641 。

K 

卡贝，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ere Cabet 1788— 1856)——法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

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 — 1834) ；流亡英国 (1834— 1839);

《 1841 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 ；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

区(1848-1856) ，以实现其在 1840 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

的理论。 72 。

卡尼茨伯爵，汉斯·威廉·亚历山大(Kanitz, Hans Wilhelm Alexander Graf von 

1841 — 1913) 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

(1869— 1870)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85 — 1890) 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89 年起）；代表大地主的利益。 600 。

卡诺，玛丽·弗朗索瓦·萨迪(Carnot, Marie-Francois-Sadi 1837— 1894)——法

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共和国总统(1887-

1894),1894 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刺杀。一一529 。

卡普里维伯爵，莱奥(Caprivi, Leo Graf von 1831 -1899) 德国国务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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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和军事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 1894) 。 241 、 292 、 339 、 701 。

卡齐米尔－佩里埃，让(Casimir-Perier,Jean 1847 — 1907) 法国政治活动家；

内阁总理(1893— 1894) ，第三共和国总统(1894— 1895) 。 637 。

卡特赖特，埃德蒙(Cartwright, Edmund 17 43 — 1823) 英国牧师、发明家和

机械师，第一台获得专利的机械织布机的发明者。 378 。

卡瓦洛蒂，费利切 (Cavallotti, Felice 1842-1898)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 1873 年起为议会

议员。一一536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 — 1932) 

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一书译成英文； 1892 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

—312 、 392 、 657 、 658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44)——罗

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一—-267 。

坎南，乔治 (Kennan, George 1845 - 1924)一一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旅行家；

1885-1886 年游历西伯利亚，后来他在一组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

文章中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 44 。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 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

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368 、 369 。

康莫迪安(Commodian 3 世纪上半叶） 拉丁诗人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宗教

活动家。－-556 。

康奈尔，J. (Connel,J.）一677-678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 1803— 1890)－—－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

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34 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

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 1843 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

首相(1848 年 3-6 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

年 7 月一 1849 年 4 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418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 (KoHCTaHT皿兀四IOB四 1779 — 1831)——俄国大公，

1814 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 33 。

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 1854— 193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社会民

主党主要理论家之一，《新时代》杂志编辑；后转向机会主义立场。—— 15 、

532 、 533 、 614 、 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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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 Louise 父姓施特腊塞尔 Strasser，第二个丈夫姓弗赖

贝格尔 Freyberger 1860— 1950)-—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女工报》编辑部成

员，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1890 年起为恩格斯的

秘书；卡·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 309 、 583 、 659 、 663 、 664 、 686 。

考尔德，威廉(Coward,William 1656 前后— 1725) 英国医生，哲学家，唯物

主义者。 365 。

柯林斯，安东尼 (Collins, Anthony 1676 — 1729)一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一365 。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Ko腔JieBCKIDI, MaK氓MM邸C皿OBH'l

1851 — 1916) 俄国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将比较法学的方法运用千民族学和早期历史；写有

原始公社制度方面的著作。 362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 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

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 (1841~ 1864) ；曾参加多次国际

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 1850 年 8 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

会。 288 、 382 。

科柯斯基，赛米尔 (Kokosky, Samuel 1838 — 1899)－德国政论家； 1872 年加

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1891— 1896 年为《前进。

柏林人民报》编辑）。——432 。

科拉扬尼，拿破仑涅(Colajanni,Napoleone 1847— 1921）－~意大利政论家和政

治活动家；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议会议员 (1890 年起）；

1892 年在揭露银行舞弊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45—448 。

克劳狄乌斯（提比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盖尔马尼库斯）（Tiberius Clau-

dius Nero Germanicus 公元前 10一公元 54) 罗马皇帝 (41 — 54) 。——

557 、 569 、 570 。

克勒尔，恩斯特·马蒂亚斯·冯(Koller,Ernst Mattias van 1841-1928)－德

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帝国国会议员 (1881-1888) ，曾任普鲁士内务大臣

(1894-1895) ；推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641 。

克里斯蒂安，格吕克斯堡公爵 (Christian, Prinz van Gli.icksburg 1818— 1906)一一

丹麦王位继承人(1852 年起），丹麦国王 (1863-1906) ，称克里斯蒂安九世。

一34。

克里斯皮，弗兰契斯科(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一—意大利国务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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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19 世纪 60 年代

末起拥护立宪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左冀“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87-1891
和 1893— 1896) ；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农运动的政策。一—444-446 、

452 、 580 、 586 。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杰明 (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 — 1929)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80 年代起为激进派领袖，《正义报》的创办人；内阁

总理(1906— 1909 和 1917— 1920) 。一－340 。

克虏伯，弗里德里希·阿尔弗勒德(Krupp,Friedrich Alfred 1854-1902)一

德国大工业家，位于埃森、世界最大的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一— 612 。

克伦威尔，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 — 1658) 英国国务活动家， 17 世

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49 年起为

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

公。一373 。

克罗伊斯(Kroisos [Croesus]) 吕底亚王（公元前 560—546) 。 58 。

克洛斯，卡尔(KloB,Karl)－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893 年国会选举斯图加特

选区的候选人，在复选中落选。 689 。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Kottgen, Gustaw Adolph 1805 — 1882)——德国画

家和诗人，40 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一

647 。

肯宁安－格雷厄姆，罗伯特·邦廷 (Cunninghame-Graham, Robert Bontine 1852 -

1936)——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八十至九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后为苏格兰民族运动活动家；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议会议员 (1886— 1892) 。——662 。

孔斯旦，让·安东·厄内斯特(Constans,Jean-Antoine-Emest 1833— 1913) 

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内务部长(1880— 1881 、 1889 —

1892) ，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339-341 。

孔西利奥，达维德(Consiglio,Davide 1836-1925)－—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职业

是银行经理，曾任那不勒斯银行总经理；议会议员 (1867 — 1876) ；参议员

(1881 年起）； 1889 年曾调查国民银行。一—444 。

库尔曼，格奥尔格(Kuhlmann, Georg 生于 1812 年）－奥地利江湖医生，自命

是“预言家”;40 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

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证实他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一 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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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

库利埃，保尔·路易 (Courier, Paul-Louis 1772-1825)一一法国语文学家和政

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对者。一—139 。

奎尔奇，哈里(Quelch, Harry 1858— 1913)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印刷工人

和新闻工作者；民主联盟成员 (1881 年起）；社会民主联盟成员 (1884 年起）；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领

袖之一；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11 。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John 1834-1913)一一英国生物学家、银行家、政治活

动家和民族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由党人；从事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和古

代史方面的研究。一—266—268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笔名保尔·洛朗 Paul Laurent 1842-1911)一

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医生和政论家； 1865 年流亡英国，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 1869) ；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

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 ；巴黎公社的支

持者(1871) ，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

的创建人之一 (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1879); 1882 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 1891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

国众议院议员 (1891-189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

拉的丈夫。－－298 、 307 、 361 、 587 、 609 。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5-1911)一一法国工人运

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

1868 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一259 、 307 、 588 。

拉夫莱男爵，埃米尔·路易·维克多 (Laveleye, Emile-Louis-Victor, baron de 

1822— 1892)一比利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133-134 、 194 。

拉梅耐（德拉梅耐），于盖·费利西泰·罗伯尔·德 (Lamennais [ de la Men

nais], Hugues-Felicit曰Robert de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和哲学

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保皇派，后为自由派。—-551 。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 (Laplace, Pierre-Simon 17 49 -1827)一一法国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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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阐发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

阳系起源千星云的假说(1796) ，并阐发了概率论(1812) 。-—-367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 — 1864)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

主义代表，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

(1863) ；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 62 、 71 、 72 、

81 、 84 、 141 、 224 、 330-332 、 358 、 388 、 631 。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Eduard 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1865 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67 年起

为国会议员。－－ 173 、 208 。

拉扎罗尼男爵，米凯莱(Lazzaroni, Michele, barone 1863 — 1934)——意大利贵

族，银行家和工业家；罗马银行政府专员 (1889— 1893) ；切扎雷·拉扎罗尼的

侄子。一一449 。

拉扎罗尼男爵，切扎雷(Lazzaroni,Cesare, barone 1825-1893 以后） 意大利

贵族，地主；九十年代初为罗马银行总出纳员；米凯莱·拉扎罗尼的叔叔。

447 、 448 、 451 。

腊韦，昂利 (Rave, Henri 19 世纪下半叶）一法国新闻工作者，曾将恩格斯的著

作译成法文。一—259 。

莱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

1792) 。－—— 19 。

莱塞普斯子爵，斐迪南·玛丽 (Lesseps, Ferdinand-Marie, vicomte de 1805 -

1894)—法国实业家和工程师；开凿苏伊士运河(1859-1869) 的国际公司

组织者；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 1893 年在巴拿马舞弊案中被判处五年徒刑，

后被宣告无罪；沙·艾·玛·莱塞普斯的父亲。一一-450 。

莱塞普斯，沙尔·艾梅·玛丽(Lesseps, Charles-Aim佥Marie 1849- 1923)一一法

国实业家；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之一； 1893 年在巴拿马舞弊案中被判处一

年徒刑，后被宣告无罪；斐·玛·莱塞普斯的儿子。一—450 。

莱瑟姆，罗伯特·戈登(Latham, Robert Gordon 1812 — 1888) 英国语文学

家和民族学家，伦敦大学教授。一264 。

莱维，莱昂内 (Levi,Leone 1821—1888)-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

写有商法方面的著作；理·科布顿的朋友。一322 、 403 。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 1874)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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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848)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 1849)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

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 1869 年回到法国。一－529 、 538 。

勒南，约瑟夫·厄内斯特(Renan,Joseph-Emest 1823 — 1892)—一法国宗教史

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 549 、 554 、 556-

557 、 561 、 569 、 572 。

雷纳克男爵，雅克(Reinach,Jacques, baron de 1840— 1892)－德裔法国银行

家；经管巴拿马运河公司财务；在巴拿马舞弊案审判前自杀。 450 。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 Freiherr von 1803 — 1873)——德国化学

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 388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 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 1848 —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

败后流亡瑞士， 1850 年 5 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62

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 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

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 (1869-1876) 和《前进报》编辑 (1876-1878 和

1890-1900);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一81 、 141 、 170 、 224 、 287 、 331 、 587 、 672 、 688 。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248 、 251 。

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Eugen 1838— 1906) 德国政治活动家，先后为进步

党、自由思想党和自由思想人民党领袖；《自由思想报》的创办者和主编

(1885-1904)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 (1869—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国会议

员 (1871 年起）；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69— 1905)。一479 。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Reeves,William Dobson 1827 前后一 1907)一—英国出

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一68 。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几咡iH, XpHcropop Al玑peeBHq, Klffi3b 

1774-1839) 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 (1810 — 1812) ，驻伦敦大使

(1812-1834) 。-－－- 7 、 29 、 30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Bner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1850— 1851 年为美

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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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

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入洛

桑代表大会(1867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入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入伦敦

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 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一—309 、 677 。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笔名斯巴达克 Spartacus 1812 -

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曾参加宪章

运动并为宪章派刊物撰稿；《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 1866 年迁居美国。
--512 。

琉善(Lucianus [Lukianus] 约 120— 180)_＿－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一一

549 、 551 。

龙格，燕妮—-—见马克思，燕妮。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一—-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3-1844 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

并出版《德法年鉴》； 1844 年中起反对马克思，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 50 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 年

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19 、 424 、 647 、 652 。

鲁迪尼侯爵，安东尼奥·斯塔腊巴 (Rudini, Antonio Starabba, marchese di 

1839-1908)-—－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大地主；自由党人；多次担任内阁大臣；

内阁首相(1891-1892 和 1896-1898) ；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一—

445 、 446 、 452 。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 (Lucraft,Benjamin 1809— 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

之一，职业是木器匠， 1864 年 9 月 28 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 (1864-1871入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1871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

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 -677 。

鲁维埃，皮埃尔·莫里斯 (Rouvier, Pierre-Maurice 1842-1911)一—法国国务

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甘必大的支持者；共和派报纸《平等报》的
出版者 (1870); 1871 — 1902 年为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预算委员会主席，

1881-1882 年任商业和殖民部长， 1884-1885 年任商业部长， 1887 年 5-

11 月任内阁总理， 1889 年起任财政部长； 1892 年因参与巴拿马舞弊案件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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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 1902-1905 年复任财政部长， 1905 年 6 月起任外交部长。一 340 、

449 、 452 。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一

372 、 574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一一

61 、 315 、 395 、 670 。

路透通讯社(Reuters 或 Reuter)—-1849 年由保罗·尤利乌斯·路透(1871 年

起为男爵）在亚琛创办的通讯社， 1851 年迁往伦敦。 441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

ippe], due d'Orleans 1773 — 1850)一一法国国王 (1830-1848) 。 228 、

229 、 289 、 374 、 380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 1793)一一法国国王(1774-1792), 18 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232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 1715) 法国国王(1643-1715) 。——12 、 345 。

罗班，保尔(Robin,Paul 1837-1912)-—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领导人之一(1869 年起），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 1871) ，国际巴塞

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430 。

罗杰斯，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 (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 -

189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一一

158 。

罗斯科，亨利·恩菲尔德 (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 — 1915）－~英国化学

家，写有化学教科书。 388 。

罗伊，亨利(Roy,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一－116 、 213 、 219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 — 

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

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一—656 。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一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一—365 、 366 。

洛伊特纳，卡尔(Leuthner,Karl 1869-194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

报》编委；议会议员 (1911—1933)。一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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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哥特弗里德·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Lucke, Gottfried Christian 

Friedrich 1791 — 1855) 德国新教神学家，曾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格丁根大

学任教授，福音书注释者。 569 。

律斯勒，康斯坦丁(R咄ler,Konstantin 1820 — 1896) 德国政论家和官员，柏

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1877— 1892) ，拥护俾斯麦的政策；曾任外交

部顾问(1892— 1893) 。－—640 。

M 

马尔提尼，斐迪南多(Martini, Ferdinando 1841-1928)一意大利剧作家、新闻

工作者、政治活动家，属千资产阶级左翼；议会议员 (1874-1919) ；教育大臣

(1892-1893) 。 447 。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 (Martignetti, Pasquale 1844 — 1920) 意大利社会主

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一—256 、 259 。

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 罗马皇帝

(161-180) ，斯多亚派哲学家。 555 。

马克思，亨利希（赫舍尔）（Marx, Heinrich [Herschel] 1777— 1838)一一德国律

师，特里尔的司法参事；马克思的父亲。—-418 。

马克思，燕妮 (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 -

1881) 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一－－307 、 419 、 424 、 650 。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 笔名燕·威廉斯 J. Williams 1844 — 1883) 国际

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

用；马克思的大女儿，沙·龙格的妻子(1872 年起）。一一307 、 424 。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 ( Marx-Aveling, Eleanor [Tussy] 1855 -

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

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 ；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

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

爱·艾威林的伴侣 (1884 年起）。一 63 、 64 、 75 — 78 、 114 、 135 、 136 、 194 、

195 、 197 、 200 、 205 、 206 、210-212 、214 、 307 、 309 、 662 、 663 、 677 。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 Marie-Francois-Pas

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人权社的领导人，

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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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 ，制宪议会议长(1848— 1849) 。——330 、 538 。

马特金，威廉(Matkin,William 1845 — 1920) 英国工联活动家，木工和细木

工工会领导人；多次担任工联议会委员会委员；工联理事会主席 (1890) 。

411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 — 1872) 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

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 1848—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

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

之一； 1853 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 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

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864 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 39 、

422 、 537 。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 1717— 1780) 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

亚女王(1740— 1780)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5— 1780) 。 17 。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Bner,Otto Karl 1819— 1902) 德国出版商，曾出版

《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 622 。

麦金利，威廉(McKinley,William 1843-1901) 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领

袖之一，奉行保护关税政策； 1877 年起多次当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1897-

1901)。—415 。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森(McLennan,John Ferguson 1827— 1881)——苏格兰

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写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 258 、

263-270 。

麦克马洪伯爵，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马真塔公爵(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comte de,duc de Magenta 1808-1893)——法

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859 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

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阿尔及利亚

总督(1864-1870) ，凡尔赛军队总司令 (1871) ，第三共和国总统 (1873-

1879) 。－-－ 580 、 629 。

曼纳斯，约翰·詹姆斯·罗伯特，拉特兰公爵 (Manners, John James Robert, 

Duke of Rutland 1818— 1906)一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

人，40 年代参加“青年英国“，议会议员，屡任保守党内阁的大臣。——-383 。

曼特尔，吉迪恩·阿尔杰农(Mantell, Gideon, Algernon 1790— 1852)—一英国

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科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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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366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an 

1805-1882) 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 年

12 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 (1849) ；曾任内务大臣 (1848 年 11 月—

1850 年 12 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 1849 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

员， 1866 年入选第一议院。 -50。

毛奇伯爵，奥托(Moltke,Otto,Graf van 1847 — 1928) 德国军官；德意志帝

国党成员；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93 — 1907) ；国会议员 (1893 — 1894) 。

一689 。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an 1800— 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

文主义的思想家； 1819 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1822 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

职， 1833 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 1836 — 1839 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

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 — 1888) ；普法

战争(1870-1871) 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 1867-1891 年

是国会议员， 1872 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

事著作。——31 、 32 、 53 、 54 、 57 。

梅林，弗兰茨(Mehring,Franz 1846 — 1919)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

家和政论家，80 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时代》杂志编辑，戏剧团体“自由

人民舞台“秘书，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在德国共产党成立时发挥了重要

作用；写有《马克思传》以及德国史和社会民主党史方面的著作。 -214。

梅萨—列奥姆帕特，何塞（Mesa y Leompart,Jose 1840 — 1904) 西班牙工人

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

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解放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

委(1871— 1873) ，新马德里联合会创建人之一(1872), 1872 年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代表； 1873 年流亡巴黎；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西班牙第一批马

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 ，曾将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242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

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i.irst van 1773 -

1859) 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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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3 。

门格尔，安东(Menger, Anton 1841 — 1906)—一奥地利法学家，维也纳大学教

授。一一357 、 547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M呕血立江成，压皿四ikOH啦m咡沺四

1842— 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

家，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

521 。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Johannes van 1828-1901) 德国律师、政治

活动家和金融家； 1848—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50 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 1850 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

吕克市市长(1865 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 年起）； 1867 年起是

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 (1867— 1877 和

1887— 1890) ，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 。－-289 。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Miklosich, Frantisek 1813-1891)－—斯拉夫语文学

的代表人物，斯洛文尼亚人；曾任维也纳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授(1849 —

1886) ；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 12 。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 (Mignet, Francois-Auguste-Marie 1796-

1884) 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研究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 ，后进入巴

黎新闻界，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 ；写有《法

兰西革命史》等历史著作。 538 。

米切利，路易吉(Miceli,Luigi 1824-190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属千资产阶

级左翼曾参加 1848 — 1849 年革命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议会议员

(1861— 1897) ；曾任内阁大臣； 1889 年领导调查罗马银行。——445 、 446 。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1818— 1881) 美国法学家、民

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258 、 264 、 266— 271 、 656 。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 1478-1535)一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

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

15 。

莫尔肯布尔，海尔曼(Molkenbuhr, Hermann 1851-1927)－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职业是雪茄烟工人和作家；国会议员 (1890 年起）；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委员 (1904 年起）；多次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一一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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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库斯(Moschos [Moschus] 公元前 2 世纪） ，古希腊诗人。一－581 。

穆迪，德怀特·莱曼(Moody,Dwight Lyman 1837 — 1899)一一美国传教士，新

教教会活动家。一一380 。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 1838— 1911) 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

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 50 年代为曼彻

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68 、 657 。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 埃及执政者(1805 - 1849), 

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 32 。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I [Napol的n Bonaparte] 1769 -

1821) 法国皇帝(1804 — 1814 和 1815) 。—-20-25 、 30 、 99 、 232 、 236 、

339 、 367 、 499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III [Louis-Napoleon Bonaparte] 

1808— 1873)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

1870)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36 、 38 — 40 、 226 、 229 、 230 、 321 、 352 、 379 、

401 、 421 、 427 、 430 、 465 、 528 、 591 、 622 、 627— 630 、 682 。

纳杰日杰，若安(Nadejde, Ion 1854— 1928)－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

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 90 年代转到机会主义立场， 1899 年

加入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反对工人运动。 259 。

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公元前 625 前后— 562) 巴比伦王（公元前

604-562)。一558 。

尼古拉一世（比仅O.rrrut: I 1796 — 1855)－－－俄国皇帝 (1825 — 1855) 。一－ 31 、

34 、 36 、 67 、 343 、 524 、 668 。

尼古拉二世（压环叨aii: II 1868— 1918)——俄国皇帝(1894-1917) 。——637 。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 — 68)一—罗马皇帝(54-

68) 。－－— 569—571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 (HecceJibpo丑e, Kap.rr BacHJToeBHq, rpa巾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 1856) ，总

理大臣(1845 年起）。——7 、 30 、 33 。

纽比，托马斯·考特利 (Newby, Thomas Cautley)一伦敦出版商。一— 176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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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一—

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1888 年起为议会议员；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90 年代转到无政府

主义立场。一一298 。

。

欧门一恩格斯公司(Ermen&Engels) 曼彻斯特的一家股份公司，恩格斯是

该公司股东之一。 652 。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 — 1858)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72 、

256 、 366 、 518 。

欧文斯，约翰(Owens,John 1790— 1846)——英国商人，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创

建人。 388 、 390 。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

count 1784— 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 (1809— 1828) ，外交大臣 (1830-1834 、

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 1865)。一32 、 36 、 422 、 427 。

帕涅尔，威廉(Parnell, William)——英国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 1888 年国

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891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11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

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 — 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治活动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

363—366 。

皮－马尔加尔，弗朗西斯科(Pi y Margall,Francisco 1824-1901)-—西班牙政

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职业是作家；资

产阶级革命(1854— 1856 和 1868— 1874) 的参加者；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内务

部长(1873 年 2 月 13 日— 6 月 11 日）和临时总统(1873 年 6 月 11 日— 7 月

18 日）。一509 。

皮斯，爱德华·雷诺(Pease, Edward Reynolds 1857— 1955)一—英国社会主义

者，费边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参与工党的建立。一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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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 522— 442) 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

诗。一166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 — 1865)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

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 (1848) 。 71 、 72 、 235 、 236 、 242 、 420 、 423 、

427 、 430 、 530 、 561 、 629 。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 Joseph 1733 — 1804) 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

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 1774 年发现氧气； 1794 年因拥护

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 365 。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II.rre亚HOB, I'eopr戒 BaJ1妞THROB四

1856-1918) 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 70 年代是民粹派；俄国第一个马克

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1883),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领袖；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299 、
503 、 515 、 520 。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IlyIIIKHH，儿妃Kea睬p CepreeBH'l 1799 -

1837) 俄国诗人。 24 。

Q 

契普里安尼，阿米尔卡雷(Cipriani, Amilcare 1845-1918)——意大利政论家；

19 世纪 60 年代为加里波第派；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组织者之一；巴黎公社参

加者；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 1890 年后为无政府主

义者。一一666 。

乔利蒂，乔万尼 (Giolitti,Giovanni 1842— 1928)－－－意大利国务活动家；议会议

员 (1882 年起）；国库大臣 (1889— 1890);1892— 1893 年任内阁首相，罗马银

行舞弊案揭发后被迫辞职； 1903 年起又数次任内阁首相。－－－ 445 、 446 、

450 。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 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后代表。 -207 。

R 

热尔韦，阿尔弗勒德·阿尔伯 (Gervais, Alfred-Albert 1837— 1921)——法国海

军上将， 1891 年 8 月率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一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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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罗－特隆，亚历克西斯(Giraud-Teulon,Alexis 1839— 1916)——瑞士民族学家

和原始社会史学家，日内瓦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

——268 、 270 、 276 。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米邪OBC皿H,IO皿H fa.naKTHOHOB四

1833— 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

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一一521 。

s 
萨尔梅龙－阿隆索，尼古拉斯(Salmer6n y Alonso, Nicol拯 1838— 1908) 西

班牙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马德里大学历史学和哲学教授；

议会议员 (1871 年起）；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司法部长(1873 年 2 月）和临时总

统(1873 年 7— 9 月）。 509 。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Junior 公元前 4 前后—公元 65) 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斯多

亚派的代表人物。一555 。

桑基，艾拉·戴维(Sankey, Ira David 1840— 1908)一一美国新教传教士。－—－

380 。

莎士比亚，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 — 1616) 英国戏剧家和诗人。

—35 。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

er, Earl of 1671-1713) 英国政治活动家、著作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自然

神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辉格党人。一－376 。

圣保罗，威廉(Saint-Paul, Wilhelm 1815 左右一 1852) 普鲁士内务部官员，

1843 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查官。 419 。

圣西门，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 — 1825)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106 、 256 、 671 。

施杜姆，卡尔·冯 (Stumm,Karl von 1836-1901) 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

人。 612 。

施特恩堡，列夫·雅柯夫列维奇 (III呵邮epr,J1eB 珈oBJ1部Hll 1861 — 1927)一

俄国民族学家，因参加民粹派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库页岛 (1889— 1897)。一

435 、 438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B,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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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 和《基督教教义》(1840) 的作

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础； 1866 年后成为
民族自由党人。－—－554 。

施廷茨莱(Stinzleih)- 110 。

斯蒂凡，亨利希(Stephan, Heinrich 1831 — 1897)——德国国务活动家，德意志

帝国邮政总局局长。一88 。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 — 1790)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4 、 181 。

斯密斯，罗伯特·安格斯(Smith, Robert Angus 1817 — 1884) 英国化学家、

卫生学家；卡尔·肖莱马的老师。 388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06 。

斯旺·桑南夏恩公司 (Swan Sonnenschein & Co.）——伦敦的一家出版社，曾出
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 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

著作。一392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 470—399)—一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

的思想家。一550 。

梭恩，威廉·詹姆斯(Thorne,William James 人称威尔 Will 1857—1946)——英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煤气工人；社会民主联盟成员 (1884 年起）；八十年

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煤气工人和杂工工

联书记(1889—1934) ；工联议会委员会委员 (1893—1921) ；议会议员 (1906-

1945);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411 、 662 。

梭伦(Solon 约公元前 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

“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一—

521 。

索菲娅—奥古斯塔－——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T 

塔西伦（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伦）（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 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

一267 、 557 、 570 、 575 。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Tylor,Edward Burnett 1832-1917)一一英国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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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进化论的创始人。——-260 。

泰勒，塞德利(Taylor,Sedley 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初）一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分

红的制度； 80 年代企图继续布伦坦诺在 70 年代开始的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指

责马克思蓄意伪造所引用的资料。 113 、 114 、 133-137 、 144 、 152 、 155 、

194— 197 、 199— 204 、 209— 212 、 214 。

泰斯特勒，海尔曼·奥古斯特(Teistler, Hermann August 生于 1867 年） 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青年派“领袖之一；《萨克森工人报》编辑 (1890) 。——

103 。

汤隆古，贝尔纳多(Tanlongo,Bernardo 1820-1896) 意大利企业家；罗马银

行经理(1882 年起）。一—446-448 、 450-452 。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

主义者，欧文的信徒。一-357 。

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 公元前 3 世纪上半叶）——古希腊诗人；田园诗歌的

创始人。 581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

前 190 前后—159) 罗马喜剧作家。一119 。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季奇(T皿q如， II叨p 压环盯H'I 1844-1885)—一－俄国政论

家和文学批评家，民粹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69 年被捕， 1871 年 6 月被判处 16 个月的监禁， 1873 年逃往伦敦，追随彼．

拉甫罗夫，《前进！》的撰稿人； 1874 年是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成员。

511 、 512 。

特朗布尔，乔纳森(Trumbull,Jonathan 1710—1785) 美国传教士、神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商人；康涅狄格州州长(1769— 1784) 。——380 。

特里尔，格尔松·格奥尔格(Trier,Gerson Georg 1851-1918)——丹麦语文学

家，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

的改良主义政策；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 259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 — 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 (1832— 1836入首

相(1836 和 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 ；第三

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入总统(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剑

子手。——231 、 233 、 240 、 339 、 580 、 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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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里乌斯（提比里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公元前 42一公元 37）－~罗马皇帝(14— 37) 。 569 。

托洛尼亚公爵，朱利奥·博尔盖塞 (Torlonia, Giulio Borghese, principe 1847 — 

1914)——意大利贵族；曾任罗马银行监事长。一—446-448 。

w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 — 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

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1853 年

在伦敦创办“国民人身保险公司“,1857 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

159 。

瓦尔特和阿波兰特(Walter & Apolant)——柏林的一家出版社。 222 。

瓦特，詹姆斯(Watt,James 1736 — 1819) 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

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 378 。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douard-Marie 1840 — 1915) 法国社会党人，

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师，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

代表，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 1871 年在巴黎被判处死

刑，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 的参加者；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

退出国际； 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布朗基派革命中央委员会创建人之一

(1881), 1884 年起是巴黎市参议院议员， 1889 年和 1891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901)创建人之一，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232 、 235 、 529 。

万德比尔特(Vanderbilt) 美国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一315 、 395 。

王德威尔得，埃米尔(Vandervelde,Emile 1866— 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律

师； 1885 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后成为该党右翼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历次代

表大会代表，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议会议员 (1894 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4 年后屡任内阁大臣。——706 。

威尔逊，约瑟夫·哈弗洛克(Wilson,Josoph Havelock 1858 — 1929) 英国工

联运动活动家，海员和司炉工全国工会的组织者和主席(1887 年起）； 1892 年

起多次当选为议会议员，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
沙文主义者。一407 、 496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 1888)一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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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亲王，摄政王 (1858 — 1861) ，普鲁士国王 (1861 — 1888) ，德国皇帝

(1871— 1888)。一53 、 54 、 57 、 623 、 628 、 637 、 639 。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 1941)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 1919) 。

52 、 54 、 57 、 58 、 667 、 680— 683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 1837)——英国国王(1830— 1837) 。一一33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

1852) 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 1808-1814 年和 1815 年在反

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 ，英军总

司令(1827-1828 和 1842— 1852) ，首相 (1828 — 1830) ，外交大臣 (1834 —

1835) 。 25 。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见马克思，燕妮。

韦伯，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 1859 — 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

费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妻子比·韦伯合写许多关千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

理论方面的著作，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

-—693 。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一英国

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一—173 、 185 、 192 。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 —

19) 罗马诗人。 573 。

维勒，布鲁诺(Wille,Bruno 1860— 1928) 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八十年代

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之一。一一103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 1810— 1878)－普鲁士军官， 1847 年起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 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 1853 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 648 、

652 。

维特利乌斯（奥鲁斯·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 15-69)——罗马国务活动

家； 60 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执政者）， 69 年 1 月被推为皇帝，同年年底在

内战中被杀。一557 、 570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

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 1849 年流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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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 72 、 330 、 347— 349 、 549 、 551 、 561 。

翁伯托一世 (Umberto I 1844 — 1900) 意大利国王 (1878 — 1900) 。—一

448 。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 (Vauban，义bastien Le Pretre [Prestre], 

marquis de 1633 — 1707) 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

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 345 、 669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 (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 — 

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

子； 1834—1839 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 年

3 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

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千极左派； 1849 年流亡瑞士，

1851 年迁居英国， 1853 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一一－657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

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 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

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外交政策，议会议员 (1847 — 1852) ；《自由新闻》

(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 1877) 的创办人和编辑。 6 、 33 。

X 

西格勒，古斯塔夫(Siegle,Gustav 1840-1905)－一－德国政治活动家，化工厂厂

主；民族自由党人；国会议员 (1887— 1898) 。 689 。

西吉达（马拉克西安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CmH江a[Ma.rraKC沺HO],

Ha瓟巫 KoHc画T血OB沺 1862—1889) 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党员，因

不能忍受监狱里的体刑而自杀。一45 。

希普顿，乔治(Shipton,George 1839— 1911)——英国工联领导成员，改良主义

者；彩画匠工联书记；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 (1872 —

1896) ，《劳动旗帜报》编辑(1881-1885) 。 64 、 78 、 659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 (Schiller, Friedrich van 1759 — 1805)——德国诗人、作

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174 。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cois-Rene, vicomte de 

1768-1848)一一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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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一29 。

肖伯纳，乔治 (Shaw, George Bernard 1856— 1950)——英国剧作家和政论家，

1884 年起为费边社社员。—-662 。

肖莱马，菲力浦娜 (Schorlemmer, Philippine，父姓罗特 Roth 1811 — 1892)—一

卡尔·肖莱马和路德维希·肖莱马的母亲。 390 。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 1834-1892) 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

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859 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

员，国际会员， 60 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一—388— 391 。

肖莱马，路德维希(Schorlemmer, Ludwig 184 7— 1926)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旋工师傅；卡尔·肖莱马的弟弟。一—390 。

肖特，安德烈亚斯(Schott,Andreas 1552— 1629)——德国学者，耶稣会会士，古

典作品的翻译家和出版者。一一550 。

辛格尔，保尔 (Singer, Paul 1844— 191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商人， 1869

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和恩格

斯之间的联络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84-1911), 1885 年起为社会民主

党国会党团主席， 1887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90 年起和倍倍

尔一起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1891 、 1893 、 1896 和 1907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一—62 、 81 。

y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 古代著名的统帅，马

其顿王（公元前 336-323)。一565 。

亚历山大一世（儿妃k匀江p I 1777 — 1825) 俄国皇帝(1801 —1825) 。——

21 、 23 、 25 、 27 、 29 、 30 。

亚历山大二世（如IeKcaH且p II 1818-1881)一—俄国皇帝(1855-1881) 。——

36 、 39 、 512 、 668 。

亚历山大三世（沁芘Kea职p III 1845 — 1894) 俄国皇帝(1881— 1894) 。一—

299 、 441 、 443 、 486 、 671 。

亚马多一世(Amadeo I 1845-1890)－西班牙国王(1870—1873) 。一一509 。

杨楚克，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兄臼yK,压郖泗i 知玑peeBHq 1859-1921)一一

俄国民族学家。－－435 。

杨格，阿瑟(Young，心thur 1741— 1820) 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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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18 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游记》一书的作者。一158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a.Tep皿a II 1729 — 1796)一一俄国女皇

(1762-1796) 。 7 、 13 、 14 、 16-21 、 25 、 38 。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2— 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 418 。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Iglesias,Pablo 1850-1925)-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活动家、政论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 (1871-1872) ；《解放报》编委(1871-1873) ；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1872-

1873)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79) ，后来成为该党改良派领袖

之一； 1889 、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578 。

伊里奈乌斯(Irenaeus 约 130-202)——基督教神学家，小亚细亚希腊人， 177

年起为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和阐明基督教教义。一570—571 。

易卜生，亨利克(Ibsen, Henrik 1828-1906)——挪威剧作家。一100 。

尤尔，安德鲁(Ure,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206 。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 uvenalis 60 

前后— 127 以后）——罗马讽刺诗人。－－639 。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考邕地利女大公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

者(1765-1780) ，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1765-1790) 。——14 、 17 、 19 。

z 
扎莫伊斯基伯爵，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Wladyslaw,Graf 1803-1868)一一

波兰大地主和将军，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

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一—33 。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德国

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德国 1848—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 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

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

(1872— 1874)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一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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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波罗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 261 、 262 。

阿基里斯 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

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

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

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

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

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

的一环。一一324 、 405 。

埃卡尔特 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

在关千游吟诗人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

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103 。

奥列斯特 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

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

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261 、 262 。

B 

巴兰一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

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巳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

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一—560—562 。

巴勒一一据圣经传说，是摩押王。——560 。

巴录——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巴录书的作者。一557 。

保罗一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一一 549 、

554 、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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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 4 世纪）的宠臣。

他常说帝王多福，千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

根马崇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用“达摩克

利斯剑“比喻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灾难。一—227 。

但以理 据圣经传说是先知，但以理书的作者。——-556— 558 、 566 、 568 。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204 。

E 

厄默尼德 见依理逆司。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K 

克丽达妮斯特拉 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的妻子，杀害了从特洛伊战争回来

的丈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人物。——261 。

L 

路加一一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一一554 。

M 

米迦勒 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一一568 。

摩西 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

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 259 、 559 。

马太一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554 、 564 、 567 。

马可一一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一－554 。

N 

尼哥拉 据圣经传说，是耶路撒冷的祭司，一个异教教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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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562 。

p 

佩雷格林一－－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中的人物，奸徒和罪犯，披着传

教士的外衣进行活动。－－550—553 。

普罗特斯一—古希腊神话中为波赛东服务的海神，能预言，能变形。一550 。

Q 

乔纳森大哥 美国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是美国人或美国资

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代名词，这个称谓后来逐步被“山姆大叔”所取代。一一

380 。

丘必特（迪斯必特） 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千古希腊神话中的宙

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头公牛。 549 、 573 。

s 
塞米拉米斯 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著称。一14。

瑟息替斯一—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

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

背搁子，因坻毁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一213 。

T 

唐达鲁士 古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

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拘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

子就消失不见。 549 。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

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

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 557 。

y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 古希腊神话中的主要神祗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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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一—-261 、 262 。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 572 。

亚格斯都士一一古希腊神话中克丽达妮斯特拉的情夫，他同她一起杀害了亚加

米农；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和《祭酒的报信人》（《奥列斯特》三部曲

第一和第二部）中的人物。－－261 。

亚加米农 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被自己的妻子克丽

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库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

一部）中的人物。—-261 。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一一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 549 、 555 、 558— 559 、 566—

568 、 571— 574 。

耶洗别 据圣经传说，是暴虐残忍的以色列王后，废古犹太教，改奉阿斯塔尔

塔女神（胖尼基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耶洗别这个名字在《新约全书·启示

录》中是淫乱和渎神的化身。——561 。

叶甫盖尼·奥涅金 普希金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24 。

依理逆司一—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涅墨西斯或厄默尼德；埃

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

部）中的人物。 261 、 262 。

以诺一一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的作者。 557 、 566 。

以赛亚－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一-558 、 568 、

573 。

以斯拉一据传说是圣经中以斯拉记的作者。一557 。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 566 。

犹大——据传说是圣经中犹大书的作者。—-557 。

约翰—~按习

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

许多人写成的。——562 、 564 、 566 、 567 、 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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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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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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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0. Mai 1842. Beibl.; Nr. 132, 12. Mai 1842. Beibl.; Nr. 135, 15. Mai 1842. 

Beibl. ;Nr.139, 19.Mai 1842.Beibl.) 。 418 、 424 。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千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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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号附刊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Dritter Artikel: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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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Beibl.; Nr. 303, 30.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5, 1. November 1842. 

Beibl. ;Nr.307,3.November 1842.Beibl.)。—418—419 、 424 。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

partei.)。—224 。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汃载于 1880 年 6 月 19 日《先驱者》（日内瓦）第 25

期 (Considerants du Programme socialiste(Projet). In: Le P设curseur. Geneve. 

Nr.25, 19.Juni 1880) 。 631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1871 年莱比锡版 (Der Bil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l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 ereinigten Staa ten. Leipzig 18 71)。—226 、 227 、 234 、 236 、 238 、 423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 年［伦敦］版(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London] 1871) 。一一428 。

《法兰西内战 C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载

于 1871 年 7 月 3 、 10 、 17 、 31 日， 8 月 7 、 21 日， 9 月 4 日《解放报》（马德里）第

3 、 4,5 、 7 、 8 、 10 、 12 号(La guerra civil en Francia.Manifesto del Consejo general 

de la Asociacion Internat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A todos los miembros de 

esta Asociacion en Europa y en los Estados-Unidos. In: La Emancipacion. Ma

drid.1871.Nr.3, 3.J uli; Nr. 4, 10.Juli; Nr. 5, 17.Juli; Nr. 7, 31. Juli; Nr. 8, 7.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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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载

千 1871 年 11 月 12 日， 12 月 3 、 10 、 27 日《平等》（阿格里真托）第 18 、 21 、 22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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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Nr. 21, 3. Dezember; Nr. 22, 10. Dezember; Nr. 24, 27. Dezember) 。——

428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2 年］布鲁塞尔第 3 版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Adresse du Conseil gen釭al de !'Association Interna

tionale des Travailleurs.3. ed. revue.Bruxelles [1872])。—428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增订第 3 版， 1891 年柏林版

(Der Bti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3. deutsche Aufl. Verm. Berlin 1891) 。 ---428 。

《福格特先生》1860 年伦敦版(Herr Vogt.London 1860) 。一一422 、 428 、 528 。

《哥达纲领批判》，载千《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18 期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In: Die Neue Zeit.StuttgartNr.18, 9.Jg. 

B.1.1890— 1891) 。-—224 。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Brief an Wilhelm Bracke.) 。——224 。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 年 10 — 11 月）（A la redaction de l' 

《 OreqecTBeHHbIX妇COK》.Oktober/November 1877)。一 516 — 517 、 521 、

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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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 269 号 (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ol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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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Nr.269,ll.April 1849)。—246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84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 Hottin

gen-Zlirich 1884)。—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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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Engels.Berlin 1891) 。 247 、 427 、 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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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una introduzione di F. Engels. Prima traduzione italiana di P. Martignetti. 

Milano 1893) 。 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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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lissel.In: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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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 1 月 9 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89 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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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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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科隆）第 15 、 17 — 20 号 (Recht£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 In: Rheinische Zeitung fi.i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oln. Nr. 15, 

17 - 20; 15., 17—20.Januar 1843)。—418—419 、 424 。

《帕麦斯顿》，载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2 号 (Palmer

ston.In:New-York Daily Tribune.Nr.3902, 19.0ktober 1853) 。——422 、 427 。

《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汃载于《政治评论集》[1854 年J伦敦版第 2 期

(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 In: Political Fly-Sheets. No. 2.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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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In: Free Press Serials. No. V. Sheffield 

[1856])-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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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第 1 、 2 、 5 、趴 8 、 13 、 16 、 17 、 19 、 26 、 28 、 29 、 34 期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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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 April) 。 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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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版 (Przyczynek do krytyki ekonomii polityscnej. In: Marx, K. Pisma porn

niejsze.Ser.3.Pa中 1889 [auf dem Umschlag: 1890]）。——428 。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 1872 年 6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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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一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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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5/6) 。

-－— 655 。

《德国农民战争汃载于 1870 年 4 月 2 日－ 5 月 29 日， 6 月 4—25 日， 8 月 13 、 24

日， 9 月 7 H,10 月 12 、 15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 27-43 、 45-51 、 65 、

68 、 72 、 82 、 83 号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1870. 

Nr.27,2.April bis Nr.43, 28.Mai; Nr.45, 4.Juni bis Nr.51, 25.Juni; Nr.65, 13. 

August;Nr.68,24.August;Nr. 72, 7.September;Nr.82, 12.0ktober; Nr.83, 15. 

Oktober) 。—-－ 655 。

《德国农民战争》1870 年莱比锡第 2 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2., mit e. Einl. 

vers.Abdr.Leipzig 1870)。—655 。

《德国农民战争》1875 年莱比锡第 3 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3. Abdr. Leip-

zig 1875) 。一一－ 655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 年莱比锡版(PreuB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Separatabdr.aus dem,,Volksstaat".Leipzig 1876) 。——

659 。

《第三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资本的生

产过程》1883 年汉堡增订第 3 版(Zur dritten Auflage.In:KMarx:Das Kapi

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1.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3. verm.Aufl.Hamburg 1883)。一656 。

《第四版序言》，载千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资本的生

产过程》，弗·恩格斯编， 1890 年汉堡修订第 4 版(Zur vierten Auflage. In: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Bd. 1. 4., durchges. Aufl.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0) 。一－— 113 、 114 、 137 、 206 、 215 、 216 、 221 、

656 。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 1—3［章］，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0 年第 8

年卷(Die auswa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hums. [Abschn.] 1-3. In: 

Die Neue Zeit.Stuttgart.Jg.8.1890) 。－—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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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1883 年德文版序言》，载千《共产党宣言》，经作者审定的德文第

3 版， 1883 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版(Vorwort. ln: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3. Au tor. Dtsch. Ausg. Hottingen-Zilrich 1883) 。 -66 。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附

弗·恩格斯新版引言， 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In: Enthtillungen Uber den Kommunisten-ProzeB 

zu Koln van K.Marx.Neuer Abdruck.mit Einleitung van F.Engels, und Daku

menten. Hattingen-Zilrich 1885) 。一一－ 657 。

《关千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

载千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Zur Geschich

te der preuBischen Bauern. [Einleitung zu W. Walff: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J 
In: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Van Wilhelm Walff. Hattingen-Zilrich 1886) 。

657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 1844 年《德法年鉴》（巴黎）第 1-2 期合刊(Um-

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analaekanamie. In: Deutsch-Franzosische 

J ahrbticher. Lfg.1/ 2. Paris 1844) 。 652 、 694 、 696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analokanamie.In:Die Neue Zeit.Stuttgart. 

Jg.9.1890/1891.Bd. D。—652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定， 1885 年贝内

文托版(L'a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a privata e della stata. In rela

ziane alle ricerche di Luigi H.Margan. Versiane riveduta dall'autare,di P.Mar

tignetti.Beneventa 1885) 。－－－－ 259 、 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千 1885 年《现代人》（雅西）第 17-21 期和

1886 年第 22—24 期 (Origina familiei, praprietatei private si a statului. In le

gatura cu cercetarile lui Lewis H.Margan.In:Contemparanual,lasi.A已． 1885.

Nr.17-21 ;an.5.1886.Nr.22-24) 。一一－ 259 、 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 年哥本哈根版 (Familjens, Privatejendam

mens ag Statens Oprindelse. Tilslutning til Lewis Margans Unders0gelser. 

Dansk, af Fa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bes0rget af G. Trier. K0benhavn 

1888) 。 259 、 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昂·腊韦译， 1893 年巴黎版(L'arigine de la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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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 de la propriete privee et de l'Etat (Pour faire suite aux travaux de L. H. 

Morgan.)Trad.francaise par H.Rave. Paris 1893) 。 259 、 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 年

霍廷根—苏黎世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Hottingen-Ziirich 

1884) 。 258 、 272 、 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6 年

斯图加特第 2 版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2. Aufl. Stuttgart 

1886) 。 258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9 年

斯图加特第 3 版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3. Aufl. Stuttgart 

1889) 。 258 、 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2

[1891]年斯图加特第 4 版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Im AnschluB an Lewis H.Morgan's Forschungen.4.,durchges. 

u. verm.Aufl.Stuttgart 1892) 。一—258 、 434 、 648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2 年

斯图加特第 5 版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en's Forschungen. 5. Aufl. Stuttgart 

1892)。一521 。

《卡尔·马克思》，载于《人民历书》1878 年不伦瑞克版(Karl Marx. In: Volks-

Kalender.Braunschweig 1878)。一424 。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千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汃载于卡·马克思

《关千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 1 月 9 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附卡

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摘要》，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

1888 年波士顿版(Preface[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Free Trade.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by Karl 

Marx]. In: Karl Marx: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Brussels.Belgium.Jan.9,1848.With extract from La Mi的re de la Philoso

phie. Transl. into English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Boston 1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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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千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汃载千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 年 1 月 9 日千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附卡

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摘要》，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

1889 年波士顿—伦敦版(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Free Trade.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Brussels,Belgium,Jan.9, 1848" 

by Karl Marx].In:Karl Marx:Free trade.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

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Jan. 9, 1848. With extract from La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Transl. into English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Boston, 

London 1889) 。 657 。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载千《卡尔·马克思在科隆

陪审法庭面前》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Vorwort[zu,,Karl Marx vor den 

Kolner Geschwornen"]. In: Karl Marx vor den Kolner Geschwornen. ProzeB 

gegen den AusschuB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wegen Aufrufs zum be

waffneten Widerstand. Hottingen-Ztirich 1885. (9. [ d. i. 8.] Februar 1849.) Aus 

der,,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656 。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哲学的

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汃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

文， 1885 年斯图加特版 (Vorwort [zur ersten deutschen Ausgabe von Karl 

Marx',,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ln:Karl Marx: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 Proudhons,,Philosophie des Elends".Deutsch von E.Bernstein und 

K.Kautsky.Stuttgart 1885) 。 656 。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自 1883 年德文第 2 版， 1884 年日内瓦版(Pa3BHTie

阻ytrnaro co旦ia皿过IIepeBO邸 CO 2-ro H扭e邸aro H3,n.aHiH 1883．米eH亟 1884) 。

——256 、 361 。

《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 年日内瓦版(Socy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Przeklad z tlomaczenia francuzkiego Lafargue'a. Gen的e 1882) 。 361 、 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 1880 年巴黎版(So-

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Trad. francaise par P. Lafargue. Pa

ris 1880) 。－-— 361 、 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 年贝内文托版(11 socialismo utopico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Benevento 1883) 。——— 256 、 361 、 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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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 年马德里版(Socialismo ut6pico y socialis

mo cientifico.Con la biografia y retrato del autor. Trad. de A Atienza. Madrid 

1886)。—256 、 361 、 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1 年布加勒斯特版(Socialism utopic si so

cialism stiintific.Bucuresti 1891) 。 361 、 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2 年伦敦—纽约版(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Transl. by E, A veling. London, New York 189 2) 。——358 、 363 、 656 。

《［流亡者文献。一、］波兰人的声明》，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 — 1875) 》 1894 年柏林版 ([Flilchtlings-Literatur. I.] Eine Polnische 

Prokiamation. In: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 0871-1875). Berlin 

1894) 。—--528 。

《［流亡者文献。二、J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

问题论文集 (1871-1875) 》 1894 年柏林版 C[Flilchtlings-Literatur. II.] Pro

gramm der blanquistischen Kommune-Flilchtlinge. In: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0871-75).Berlin 1894)。—529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斯图加特版(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 Son

der-Abdr.aus der,,Neuen Zeit".Mit Anhang:Karl Marx U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Stuttgart 1888) 。—-－－ 413 、 648 、 656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 年莱比锡版 (Soziales aus Ru~land. Leipzig 1875) 。

—530 、 655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 1875) 》1894

年柏林版(Soziales aus RuBland.Leipzig 1875.In:F.Engels: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 — 75).Berlin 1894) 。 530 。

《论法兰西内战》，载千《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0— 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

(Ueber den Bilrgerkrieg in Frankreich.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9. 

1890/1891.Bd.2) 。——-656 。

《论历史唯物主义汃载千《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2— 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

(Ue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11. 1892/ 

1893.Bd.D 。 363 。

《论住宅问题》 1887 年霍廷根—苏黎世第 2 版 (Zur Wohnungsfrage. (1.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ost.)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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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2.durchgesehene Auflage.Hottingen-Zilrich 1887) 。一—655 。

《论住宅问题。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1872 年莱比锡版 (Zur

Wohnungsfrage. (1.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ost.) Separatabdr. aus 

dem,,Volksstaat".Leipzig 1872) 。一—655 。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 年［可能是 1873 年］

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2: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ost.Separatabdr. aus dem,,Volksstaat". Leipzig 1872 [ vielm. 1873]) 。

655 。

《论住宅问题。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1873 年莱比锡版 (Zur

Wohnungsfrage. H. 3: Nachtrag U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 Sepa

ratabdr.aus dem,,Volksstaat".Leipzig 1873) 。－—655 。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载千《论住宅问题》1887 年霍廷根—苏黎世第

2 版(Vorwort [zur zweiten, durchgelesenen Auflage Zur,, Wohnungsfrage"J. 

In: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abdruck aus dem,,Volksstaat" von 1872. 2. 

durchges. Aufl. Hottingen-Zilrich 1887) 。－— 97 。

《马尔克汃载千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爱·艾威林译，

1892 年伦敦—纽约版(The Mark. In: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 en ti

fie.Transl.by Edward Aveling.London,New York 1892) 。—-362 。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载

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85 年第 3 年卷第 1 期 (Marx und Rodbertus. In: Die 

Neue Zeit.Stuttgart.3.Jg.H.1.1885) 。 656 。

《美国工人运动汃载于 1887 年 6 月 10 日和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

24 和 25 号(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In:Der SozialdemokratZilrich. 

Nr.24,10.Juni 1887 und Nr.25,17.Juni 1887)。一658 。

《美国工人运动。乔治运动。劳动骑士团—社会主义者》1887 年伦敦一纽约版

(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The George movement. The Knights of La

bor.The Socialists.London,New York 1887) 。 658 。

《美国工人运动。乔治运动。劳动骑士团一社会主义者》1887 年纽约版(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The George movement. The. Knights of Labor. The 

Socialists.New York 1887) 。一－658 。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1887 年纽约版(Die Arbeiter

bewegung in Amerika. 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der,,Lage der ar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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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Hrsg. von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u. L. 

Wischnewetzky.New York 1887) 。—-312 、 658 。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第 2 版(Herm

Eugen Di.ihring's Umwii.lzung der Wissenschaft. 2. Aufl. Hottingen-Zi.irich 

1886) 。 361 、 648 、 655 。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

年莱比锡版(Herm Eugen Di.ihring's Umwii.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

phie.Politische Oekonomie.Sozialismus.Leipzig 1878) 。 358 、 361 、 655 。

《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载千 1878 年 5 月 5 、 26 日， 6 月 2 、

28 日， 7 月 7 日《前进报》第 52 、 61 、 64 、 75 、 79 （莱比锡）附刊 (Herm Eugen 

Di.ihring's Umwii.lzung des Sozialismus. In: Vorwii.rts. Leipzig.1878. Nr. 52, 5. 

Mai.Beil.; Nr.61, 26.Mai.Beil.; Nr.64, 2.Juni.Beil.; Nr. 75, 28.Juni.Beil.; Nr. 79, 

7.J uli Beil.) 。 361 。

《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 1877 年 1 月 3 、 5 、 7 、 10 、 12 、 14 、

17 、 24 、 26 日， 2 月 9 、 25 、 28 日， 3 月 25 、 28 日， 4 月 15 、 18 、 27 、 29 日， 5 月 11 、 13

H 《前进报》（莱比锡）第 1 、 2 、 3 、 4 、 5 、 6 、 7 、 10 、 11 、 17 、 24 、 25 、 36 、 37 、 44 、 45 、 49 、

50 、 55 、 56 号 (Herrn Eugen Di.ihring's Umwii.lzung der Philosophie. In: 

Vorwii.rts.Leipzig.1877.Nr. l, 3.Januar; Nr. 2, 5.Januar; Nr. 3, 7.Januar; Nr. 4, 

10.Januar;Nr.5, 12.Januar; Nr.6, 14.Januar;Nr. 7, 17.Januar;Nr.10,24.Januar; 

Nr.11,26.Januar; Nr.17, 9.Februrar; Nr. 24, 25.Februrar; Nr. 25, 28.Februrar; 

Nr.36,25.Mii.rz; Nr. 37, 28. Marz; Nr.44, 15. April; Nr.45, 18. April; Nr.49, 27. 

April; Nr.50,29.April;Nr.55, 11.Mai;Nr.56, 13.Mai)。一361 。

《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汃载千 1877 年 7 月 27 日， 8 月

10 、 17 13,9 月 7 、 14 日， 10 月 28 13, 11 月 4 、 28 日， 12 月 30 日《前进报》（莱比

锡）第 1 — 2 、 3 、从 5 、 6 、 127 、 130 、 139 、 152 号附刊 (Herrn Eugen Di.ihring's 

Umwii.lzung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In: Vorwii.rts.Leipzig.1877.Nr.l/2,27. 

Juli.Beil.; Nr. 3, 10. August. Beil.; Nr. 4, 17. August. Beil.; Nr. 5, 7. September. 

Beil. ; Nr. 6, 14. September. Beil. ; Nr. 127, 28. Oktober. Beil. ; Nr. 130, 4. Novem

her.Beil. ;Nr.139,28.November.Beil. ;Nr.152,30.Dezember.Beil.）。—361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 年汉堡版(Die preuBische Milita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一655 。

《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 年柏林版(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Vom V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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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Pound Rhein".Berlin 1860) 。 655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 年［应为 1883 年J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a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

Zurich 1882 [ vielm.1883])。—256 、 361 、 362 、 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 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第 2 版(Die Entwick

lung des Sozialismus va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2., unveriind. Aufl. Hot

tingen-Zlirich 1883) 。——— 256 、 361 、 362 、 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 年霍廷根—苏黎世第 3 版(Die Entwick

lung des Sozialismus van der U to pie zur Wissenschaf t. 3., unveriind. Aufl. Hot

tingen-Zlirich 1883) 。一一－ 256 、 361 、 362 、 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千《社会主义丛书》第 1 卷， 1885 年哥本哈

根版(Socialismens Udvikling fra Utopi til Videnskab. In: Socialistisk Bibliotek. 

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Bd.1: Socialistiske 

Pjecer.K0benhavn 1885) 。一一256 、 361 、 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 年海牙版(De ontwikkeling van het so-

cialisme van utopie tot wetenschap.'s-Gravenhage 1886) 。一一 256 、 361 、 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 年柏林第 4 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

alismus va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4., vervollst. Aufl. Berlin 1891) 。

——— 362 、 648 、 656 。

《威廉·沃尔弗》，载千 1876 年 7 月 1 、 8 、 22 和 29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7 、 14 、 21

和 28 日， 11 月 4 和 25 日《新世界》杂志（莱比锡）第 27 、 28 、 30 、 31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和 47 期。－-657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千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载于 1873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2 、 5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 105 、 106 、 107 号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ii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105, 31. Oktober 1873; Nr. 106, 2. November 

1873; Nr.107, 5.November 1873) 。 528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3 年］莱比

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ii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Separatabdr.aus dem,, Volksstaat". > (Leipzig [1873]) ）。－一— 528 、

655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一关千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载于弗·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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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队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 — 1875) 》 1894 年柏林版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il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In: F. Engels: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 —75). Berlin 1894) 。

一—-509 、 528 。

《序言》，载千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

程》，弗·恩格斯编， 1885 年汉堡版(Vorwort In: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2. Buch 2: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rsg. van F. Engels. Hamburg 1885) 。 614-615 、 656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载于弗·恩格斯《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1887 年J纽约版(Preface[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In: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 658 。

《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 1886 年附录和 1887 年序言，弗洛伦斯·凯

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7 年J纽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appendix written 1886, and preface 1887.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New York [1887]）。—-312 、 392 、 397 、 658 。

《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 1892 年版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

茨基译， 1892 年伦敦版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preface written in 1892 by F. Engels.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London 1892)。—312 、 316-318 、 392 、 397 。

《 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载于 1885 年 3 月《公益》（伦敦）第 1 卷第 2 期

(England in 1845 and 1885. In: The Commonweal. London. Vol.1. Nr. 2. March 

1885) 。 -113 、 318 、 398—399 。

《 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载千《新时代》（斯图加特） 1885 年第 3 年卷(Eng-

land 1845 und 1885.In:Die Neue Zeit.Stuttgart.Jg.3.1885)。—398—399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 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一—-113 、 312 、 316 、 392 、 648 、 655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92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

tischen Quellen.2.,durchges.Aufl.Stuttgart 1892)。—392 、 397 、 413 、 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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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载于弗·恩格斯《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 [1887 年J纽约版(Appendix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In: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一312 、 392 、 655 、 658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英国版序言汃载于《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1892 年伦敦版(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1892 der "Lage der arbe

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

land in 1844.London 1892) 。 405—407 。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843 年伦敦版》，载千 1844 年

《德法年鉴》（巴黎）第 1— 2 期合刊(Die Lage Englands.[I.] Past and Present 

by Thomas Carlyle. London 1843. In: 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ticher. Lfg. 

1/2.Paris 1844) 。 694 。

《再论（福格特先生几载千《（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1894

年柏林版 (Abermals,,Herr Vogt". In: F. Engels: International 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Berlin 1894)。一528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发表，［1848 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

chen Partei. Vero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一一－ 67 、 71 、

330 、 331 、 347 、 348 、 351 、 361 、 420 、 422 、 427 、 456 、 459 、 536 、 585 、 618 、 623 、 630 、

655 。

《共产党宣言》 [1869 年日内瓦版］ （M狙H扣CTb KO郘W皿CTHqecKoii rrap-riH. 

[)KeH亟 1869] ）。 66 、 655 。

《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 1872 年莱比锡新版 (Das Kommunistische Mani

fest.Neue Ausg.mit einem Vorw.der Verf.Leipzig 1872) 。 647 。

《共产党宣言》，译自 1872 年德文版，附作者序言， 1882 年日内瓦版(Ma皿忙CTb

KO沁m皿CTH啤KOH rra陌iH. IlepeBO胚 Cb H扭e邓aro H3胆H臼 1872. Cb 

rrpe职CJIOBieMb 邸TOpoBb.)KeH亟 1882)。一66 、 520 。

《共产党宣言》，维·皮耶卡尔斯基译， 1883 年日内瓦版(Manifest Komunistyc

zny 1847.Przelozyl Witold Piekarski,Genewa 1883) 。——68 、 351 、 352 、 655 。

《共产党宣言》 1885 年哥本哈根版(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Med For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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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es Forord. (Efter den tredje avtoriserede tyske Udgave.) In: Socialistisk 

Bibliotek. 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B.1.So

cialistiske Pjecer, K0benhavn 1885)。一68 、 655 。

《共产党宣言》，载于 1885 年 8 月 29 日， 9 月 5 、 12 、 19 、 26 日， 10 月 3 、 10 、 17 、 24 、

31 日和 11 月 7 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1 — 11 期 (Mani£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In: Le Socialiste. Organe du Parti ouvrier.Paris.1885.Nr.1, 29.Au

gust; Nr.2, 5.Septermber; Nr.3, 12.Septermber;Nr.4, 19.Septermber; Nr. 5, 26. 

Septermber;Nr.6, 3. Oktober; Nr. 7, 10. Oktober; Nr.8, 17. Oktober; Nr. 9, 14. 

Oktober; Nr.10,31.0ktober;Nr.11, 7.November.)。一68 、 655 。

《共产党宣言》，载于 1886 年 6 月 11 、 18 、 25 日， 7 月 2 、 16 、 23 、 30 日和 8 月 4 日

《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 14—17 和 19—22 期 (Manifesto del Partido Co

munista. ln: El Socialista. Madrid. Nr. 14 —17,19 — 22;11,18,25 Juni,2,16, 

23,30 Juli,4 August 1886) 。 68 、 655 。

《共产党宣言》 1886 年马德里版 (Man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Madrid 

1886.) 。 68 、 655 。

《共产党宣言》，弗·恩格斯编辑并作注， 1888 年伦敦版(Manifesto of the Com

munist Party.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Ed.and annot.by F.Engels.Lon

don 1888) 。－ 68 、 655 。

《共产党宣言》，附弗·恩格斯新序言， 1890 年伦敦增订第 4 版(Das Kommunis

tische Manifest.4.autor.deutsche Ausg.Mit e.neuen Vorw.von F.Engels.Lon

don 1890) 。－一— 427 。

《共产党宣言》1892 年伦敦版(Manifest Komunistyczny. Wydanie drugie.Londyn 

1892)。—351 。

《共产党宣言》1893 年米兰版(11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di F.Engels.Milano 1893)。一459 、 536 、 655 。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 (1882 年 1 月 21 日。手稿）（ Vorrede zur 

zweiten russischen Ausgabe des,,Manifeste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21. 

Januar 1882) 。-－－— 66 、 520 、 527 。

《（共产党宣言〉 1872 年德文版序言》，载于《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 1872 年

莱比锡新版 (Vorwort. In: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 mit e. 

Vorwort der Verfasser.Leipzig 1872) 。＿＿-71 、 522 。

《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 年科隆版(Zwei polit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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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oln.I.Der erste PreBprozeB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I. ProzeB des Kreis-Ausschusses der rheinis

chen Demokraten.Koln 1849) 。一一—427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

和文件》 1873 年伦敦一汉堡版 (L'Alliance de la Democratie Socialiste e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论spar

ordre du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Hambourg 1873) 。一一－

432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 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Consorten.Frankfurt a.Ml845) 。 363—365 、 419 、

427 、 655 。

《时评。 1850 年 5—10 月汃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一汉

堡—纽约）第 5—6 期(Revue.Mai bis Oktober(1850).In:Neue Rheinische Zei

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V'! York. 1850. H. 

5/6) 。——622 。

《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1874 年不伦瑞克版(Ein Complot gegen die In

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Im Auftrag des Haager Congresses 

verfaBter Bericht Uber das Treiben Bakunin's und der Allianz der socialistischen 

Demokratie. Deutsche Ausg. von,,L'alliance de la Democratie Socialiste e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Uebers. von S.Kokosky.Braun

schweig 1874) 。—-432 。

《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1872 年 9 月 2— 7 H 》1872 年

伦敦版(R毡olutions du Congres General tenu a La Haye du 2 au 7 septembre 

1872.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Landres 1872)。一 432 、

697 。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伦特］，奥·《简讯》，载千 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周报》（柏林）第 49 期 (A

[rendt], 0.: Mittheilung. In: Deutsches Wochenblatt.Berlin.Nr.49, 4. Dez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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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222 。

埃里蒂埃，路．《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汃载千 1892 年 8 月 6 、 13 、 20

日， 9 月 3 、 17 日， 10 月 1 、 8 、 22 日， 11 月 5 、 12 、 19 日， 12 月 10 、 24 日《柏林人民

论坛》第 32 、 33 、 34 、 36 、 38 、 40 、 41 、 43 、 45 、 46 、 47 、 50 、 52 号 (H氐tier, L.: Die 

Jurafoderation und Michael Bakunin.In:Berliner Volks-Tribline.1892.Nr.32,6. 

August;Nr.33, 13.August; Nr.34, 20.August; Nr.36, 3.September; Nr.38, 17. 

September;Nr.40, 1.0ktober; Nr.41, 8. Oktober; Nr.43, 22. Oktober; Nr.45, 5. 

November;Nr.46, 12. November; Nr. 47, 19. November; Nr. 50, 10. Dezember; 

Nr. 52, 24. Dezember) 。 429— 431 。

B 

巴尔，海．《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载千 1890 年 5 月 28 日《现代生活自由论

坛》（柏林）第 17 期 (Bahr, H.: Die Epigonen des Marxismus. In: Freie Blihne 

flir modernes Leben.Berlin H.17,28.Mai.1890) 。—— 98 。

巴霍芬，约·雅．《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

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 年斯图加特版(Bachofen, J.J.: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li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o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Stuttgart 1861) 。-－-260 、 262 。

《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 1751 ~ 1780 年巴黎版
(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 

par une soci包e de gens de lettres; mis en ordre et pub lie par Denis Diderot et 

Jean le Rond d'Alembert.Paris 1751— 1780)。一376 。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第 3

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 年不伦瑞克版(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Rl—2.Leipzig 1841.Bd.3 

[u.d. T]: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

nes.Braunschweig 1842) 。-—554-555 。

鲍威尔，布·《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 年柏林版

(Bauer, B.: Christus und die Caesaren.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hums aus 

dem romischen Griechenthum.Berlin 1877) 。－—554—555 。

贝纳里，斐．《对（启示录〉第 13 章第 18 节中数字 666(X迁）及其变体 616(X心

的解释》，载千《思辨神学杂志》［柏林］1836 年第 1 年卷(Benary, F. : Erkla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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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Zahl 666（戏妫n der Apocalypse(13,18.)und ihrer Viariante 616(Xt~).In: 

Zeitschrift filr spekulative Theologie. Hrsg. von Bruno Bauer.Jg. 1.1836) 。

570 、 572 。

倍倍尔，［奥·]［《 1892 年 12月 13 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演说》飞载于《德意志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 1892— 1893 年第八届第二次例会》1893 年柏林版

第 1 卷(Bebel,[A]: [Rede im Deutschen Reichstag, 13.Dezember 1892.]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U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8. 

Legislaturperiode.2.Session 1892/93.Bd.1.Berlin 1893) 。 469 。

比斯利，爱·斯．《国际工人协会》，载千 1870 年 11 月 1H 《双周评论》（伦敦）

新辑第 47 期 (Beesly, E.S.: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The Fortnightly Review.London.Nr.47.New series. I.November 1870) 。

116— 118 、 140 、 171 、 176 、 183— 184 、 190— 191 。

《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载于 1870 年 11 月 12 日《政治、文学、科学和技艺星

期六评论》（伦敦）第 30 卷第 785 期 (Mr.Beesly and the Intenational Associa

tion. In: 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London. 

Vol.30.Nr. 785, 12.November 1870) 。 183 。

《比亚吉尼关千罗马银行的报告》，载于 1893 年 1 月 19 — 2O H 《那不勒斯信使

报》第 19 号(La Banca Romana secondo la relazione Biagini.In: Corriere di Na

poli.Nr.19, 19./20.]anuar 1893)。—449 。

《编辑部的声明……汃载千 1894 年 4 月 23 H 《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 14

号(Eine Erklarung der Rekadtion …In: Der Sozialdemokrat. Zurich. Nr.17, 23. 

April 1885) 。 89 。

宾宁，w．《工联代表大会》，载千 1887 年 9 月 17 日《公益》（伦敦）第 3 卷第 88 期

(Binning, W.: The Trades'Unions Congress. In: The Commonweal. London. 

Vol.3.Nr.88, 17.September 1887)。一72 。

［波措－迪—博尔哥，沙·安·]《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 1825 年 10 月 4 日

(16 日）千巴黎》，载千《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

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 年巴黎版 ([Pozzo di Bargo, 

Ch. A : J Depeche reservee du gen缸al Pozzo di Bargo, en date de Paris du 4/16 

Octobre 1825. In: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a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

crets et inedits utiles a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ublie en 3 livraisons, 

de juillet 1853 a septembre 1854.Paris 1854)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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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克罕，西《纪念 1806— 1807 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 年霍廷根—苏黎

世版(Borkheim, S.: Zur Erinnerung fil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1806-

1807. Hottingen-Zilrich 1888) 。一—657 。

伯麦，雅·《黎明》（又名《曙光》），载千《雅科布·伯麦全集》1832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 (l36hme, J.: Aurora oder Morgenrothe im Aufgang. In: Jakob 氐h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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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在我就职时……汃载千 1890 年 2 月 5 日《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

士王国国家通报》（柏林）第 34 号([Whilelm II. : J Bei Meinem Regierungsant

ritt … In: Deutscher Reichs-A立eiger und Koniglich PreuBischer Staats

Anzeiger.Berlin.Nr.34,5.Februar 1890) 。 52 、 57 。

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 年

伦敦版第 1 卷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J 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

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Vol.1. London 1833) 。

—173 、 185 、 192 。

沃邦，［塞·]《王国什一税草案》，载于《 18 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

1843 年巴黎版(Vauban,[S.]:Projet d'une dime royale.In:Economistes finan

ciers du XVIIIe 啦cle. Pre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

comp.de comm.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Daire.Paris 1843)。一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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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

沃尔弗，威．《西里西亚的十亿》 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Wolf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Hottingen-Ziirich 1886) 。 657 。

［西利，罗·本·]《国家的危险。向立法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

吁》1843 年伦敦修订第 2 版([Seeley,RB.:]The perils of the nation.An ap

peal to the legislature, the clergy, and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2.ed., rev. 

London 1843) 。 142 、 165 。

y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论》Cirenaeus: Ad versus reses) 。 570-572 。

z 
《再谈党代表大会汃载千 1894 年 11 月 1O H 《前进。柏林人民报》第 263 号。

Nochmals der Parteitag. In: Vorw虹ts. Berlin. Nr. 263, 10. November 1894) 。

587 。

《致本报读者》，载于 1890 年 8 月 31 H 《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 105 号

(An unsere Leser. In: Sachsische Arbeiter--Zeitung. Dresden. Nr. 105, 31. August 

1890) 。-－-81 、 84 、 102 。

《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载于 1892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新闻》（莫

斯科）第 284 号（胚 3a呻血HiH aIITJ)OilOJIOr昭ecKfil'O OT且耘aO血虹邸 JllOOHTeJI呻

ec冗CTB03阻H阮 In: PyccKi只 B坛OMOCT儿 MocKBa. Nr. 284, 14. Oktober 1892) 。

434—438 。

法律、法令、文件

B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 1883 年 9 月千绍斯波特》1884 年

伦敦版 (Report of the fifty-thi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London 1884) 。

—324 、 404 。

《步兵操典》1888 年柏林版(Exerzier-Reglement fur die Infanterie.Berlin 1888) 。

—469—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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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

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 of all mines in Great Britain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 23 & 24 Viet. cap.151 do not app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rsons employed in such mines. London 

1864) 。 158 。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草案》，载于 1890 年 8 月 8 日《柏林人民报》第 182 号

(Organisations-Entwurf fur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In: 

Berliner Volksblatt.Nr.182,8.August 1890) 。 82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 1875 年 5 月 22— 27 日在哥达召开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 年莱比锡版(Programm der Sozialis

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In: Protokoll des Vereinigungs-Congres

ses der Soz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zu Gotha vom 22. bis 27. 

Mai 1875.Leipzig 1875) 。 224 、 279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

录。 1891 年 10 月 14-20 a 》 1890 年柏林版(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beschlossen auf dem Parteitag zu Erfurt 1891.In: 

Protokoll U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Abgehalten zu Erfurt vom 14.bis 20.0ktober 1890.Berlin 

1891) 。-－－332 、 604 。

《德意志帝国宪法》，载于 1871 年《德意志联邦法令通报》（柏林）第 16 号（《帝国

法令通报》） (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Bundes-Gesetzblatt des 

Deutschen Bundes.Berlin.Nr.16. (Reichs-Gesetzblatt.1871. Berlin)) 。--－ 88 、

287 。

《德意志帝国刑法典》，载于 1871 年《帝国法令通报》（柏林）第 24 号 (Strafge

setzbuch fur das Deutsche Reich. In: Reichs-Gesetzblatt. 1871. Berlin. Nr. 

24) 。—-－ 88 。

F 

《法国衣业纲领》，载千 1894 年 10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柏林）第 38 号(Das

franzosische Agrarprogramm. In: Der Sozialdemokrat. Berlin. Nr. 38, 18. Ok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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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587 。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载于 1878 年 10 月 22 13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柏林）第 249 号晚报 (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a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utscher Reichs

Anzeiger und Koniglich PreuB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249, 22. Okto

her 1878.Abends)。一50 、 51 、 55 、 59 、 89 、 103 、 227 、 256 、 279 、 287 、 300 、 332 、

390 、 580 、 585 、 630 、 631 、 692 、 697 、 704 。

G 

《根据 1863 年 11 月 1 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省议会两院的辩论速记记录。第二议

院》1864 年柏林版第 2 卷和第 3 卷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Uber die Ver

handlungen der <lurch die Allerhochste Verordnung vom 1. November 1863 

einberuf enen beiden Hauser des Land tag es. Haus der Abgeordneten. Bd. 2. u. 3. 

Berlin 1864) 。-—452 。

《工人党的农业纲领》，载千 1894 年 11 月《新纪元》（巴黎）第 11 号 (Le pro-

gramme agricole du Parti ouvrier. In: L'Ere nouvelle. Paris. Nr. 11, November 

1894) 。 587 、 597— 604 、 609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 6 号报告。 1863 年。附附录》1864 年伦敦

版(Public health.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1863.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London 1864)。—162—

164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 7 号报告。 1864 年。附附录》1865 年伦敦

版(Public Health.Seven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endix.1864. London 1865) 。 -157 。

《关千俄国的文件汇编。鉴千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

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 年巴黎版(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a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edits; utiles a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 

1854)。—30 。

《关千在法定期限内流通银行券的法令。 1874 年 4 月 30 日汃载于《意大利王国

法律法令官方汇编》1874 年罗马版第 41 卷 (Legge sulla circolazione cartacea 

durante il corso forzoso. 30 aprile 187 4. In: Raccolta officiale delle leggi e decre

ti del Regno d'ltalia. Vol.41.Roma 1874) 。－—444 。



9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H 

《皇家调查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第 1 号报告》1885 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of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London 1885) 。－—315 、 396 。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70 卷(Hansard's parliamenta

ry debates. 3. ser. Vol.170. London 1863) 。 116 — 119 、 122 、 125 、 127 、 128 、

130 、 134 、 136 、 140 、 142 、 147—-154 、 156 、 168 、 170 、 172— 174 、 177— 179 、 187—

192 、 194 、 197 、 198 、 202 、 205 、 207— 212 、 214 、 219 。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74 卷(Hansard's parliamenta

ry debates.3.ser.Vol.174.London 1864) 。 156 。

K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千

1866 年 7 月 23 H 刊印， 1866 年［伦敦］版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

dence,and appendix.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3 Ju

ly 1866. (Report from Committees.Session 1 February— 10 August 1866. Vol 

14.[London] 1866) ）。 158 。

L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分》1866 年伦敦版(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Part.VL)Presented to both.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London 1866)。—166 。

M 

《民法典》 见《拿破仑法典》。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 1808 年巴黎版(Code Napol的n. Ed. 

orig.et seule officielle.Paris 1808)。一377 、 596 、 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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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四卷集） 1794 年柏林第 2 版 (Allgemeines Landrecht 

fur die PreuBischen Staaten. Th. l —4.2.Ausg.Berlin 1794) 。——-88 。

s 
《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千 1888 年 12 月 28 日《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

147 号 (Programa del Partido Sicialista Obrero. In: El Socialista. Madrid. Nr. 

147,28.Dezember 1888) 。 293 。

T 

《童工调查委员会。 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第 1— 6 号》(Children's em-

ployment commission 1862.Report 1-6 of the commissioners) 。—一 159—

161 。

X 

《选举委员会的报告。 [1871 年 3 月 30 日千巴黎］汃载于 1871 年 3 月 31 日《法

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 90 号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s Elections. 

[Paris,30 mars 1871.] In:Journal official de la Republique francaise.Paris.Nr. 

90,31.M且rz 1871) 。 232 。

y 

《 1893 年 8 月 6 日—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记录》1894 年苏黎世版 (Protokoll des International en Sozialistischen Arbei

terkongresses in der Tonhalle Zurich vom 6. bis 12. August 1893. Zurich 

1894)。—696—698 。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 1861 年》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通报》(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Vol. III. General Report. London 1863) 。

157 、 165 。

z 
《在贝尔法斯特的阿尔斯特大厅举行的工联第二十六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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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年 9 月 4-9 日》[1894 年J曼彻斯特版(Report of the twenty-sixth annu

al Trades Union Congress.Held in the Ulster Hall,Belfast,on September 4,5, 

6,7,8 and 9,1893.Manchester [1894])。一577 。

《在格拉斯哥市政厅举行的工联第二十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1892 年 9 月

5-10 日》 1892 年曼彻斯特版 (Report of the twenty-fif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held in the City Hall, Candleriggs, Glasgow, on September 5, 

6, 7, 8, 9 and 10, 1892.Manchester 1892) 。——411—412 。

文学著作

A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一-261 、 262 。

《艾达》。一575 。

, B 

博马舍，皮·奥·卡·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35 。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讽刺诗集》。一167 、 182 、 191 、 216 、 219 。

D 

狄更斯，查·《小杜丽》。一一188 。

F 

法勒斯莱本，霍夫曼·冯·《德国人之歌》。 493 。

G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 1 部。——368 。

海涅《（还乡曲〉补遗》。一450 。
海涅《安心》。—-495 、 563 。

H 

K 

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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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一550—551 。

M 

《马赛曲》。 341 、 443 、 698 。

莫斯库斯《牧歌》。－—－581 。

p 

普希金，亚·谢·《叶甫盖尼·奥涅金》。－—－24 。

s 

莎士比亚《错中错》。—-35 。

T 

《塔木德》。 571 。

忒俄克里托斯《牧歌》。——581 。

忒伦底乌斯《兄弟》。一119 。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一573 。

x 

《西维拉占语集》。 557 。

席勒《信仰的话》0 ——-174 。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639 。

圣经－-203 。

-《旧约全书·以斯拉记》。—一557 。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259 、 366 。



9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旧约全书·摩西二经（出埃及记）》。一259 。

-《旧约全书·摩西三经（利未记）》。 259 。

—《旧约全书·摩西四经（民数记）》0 -259 。

—《旧约全书·摩西五经（申命记）》。一—259 。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一—556 、 557 、 566 、 568— 569 。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0 -566 。

—《旧约全书·以赛亚书》。一一558 、 568 、 573 。

－《新约全书》。 555— 556 。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一—562 、 575 。

-《新约全书·约翰一书》。 558 。

—《新约全书·约翰二书》。 558 。

一－《新约全书·约翰三书》。——558 。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 549 、 575 。

—《新约全书·彼得前书》。－-575 。

—《新约全书·彼得后书》。 575 。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一—409 、 554 、 555 、 558 、 573 、 575 。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0 -409 、 554 、 555 、 573 、 575 。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 409 、 554 、 555 、 573 、 575 。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409 、 554 、 555 、 564 、 567 、573 、 575 。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 548 、 556— 559 、 562 、 566 、 567 、 570 、 572 。

《巴录书》（次经）。—一-557 。

《以诺书》（伪经）。一— 557 、 566 。

《曾德—阿维斯陀》（波斯古经）。 573 。



报刊索引

A 

《奥地利工人历书》(Osterreichischer Arbeiter Kalender)一一奥地利的一家社会

主义年鉴， 1874 — 1930 年在维也纳新城、维也纳和布吕恩出版。—— 648 、

658 。

B 

《柏林人民报》 (Berliner Volksblatt. Organ ftir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r)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 1884 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

1891 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

(Vorw虹ts.Berliner Volksblatt) 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

105 。

《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 (Berliner Volks-Tribtine. Social-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 1887-1892 年在柏林出版；接近

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 102 、 429 。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一英国的一家 H 报， 1794— 1936 年在伦敦

出版； 19 世纪 50 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 121 、 123 、 125 、 126 、 134 、

148 、 151 、 152 、 189 、 193 、 196 、 209 。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 H 报， 1856-1869 年在伦敦出

版；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一 121 、 123 、 125 、 126 、 134 、 144— 147 、 148 、 151 、

152 、 154 、 188 、 193 、 196 、 209 、 215 、 217— 219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党的日报， 1772-1937 年在伦敦出

版； 19 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124— 126 、 148 、 151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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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德法年鉴》 (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ticher)－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

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过第 1-2 期合刊；其中刊载有

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

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

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

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

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419 、 424 、 647 、 652 、 694 、 696 。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 ahrbticher fii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一

青年黑格尔派信徒的政治和哲学杂志， 1841 年 7 月 2 日至 1843 年 1 月初在

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负责编辑。——419 。

《德国年鉴》(Deutsche J ahrbti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保守派刊物， 1888 年 4 月— 1900 年 9

月在柏林出版。一221 、 222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Brti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

创办的报纸， 1847 年 1 月 3 日— 1848 年 2 月 27 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

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

响下，成为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威·沃尔弗从

1847 年 2 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7 年 9 月起经常为该报撰稿，并实际

领导编辑部的工作。——411 、 427 。

E 

《俄罗斯新闻》 (PyccKi只 B扛OMOCTH)-1863— 1918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

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

些自由派教授。从 1905 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 1917 年二月

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一434—438 。

F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epublique fran函se)一法国政府

的官方报纸，主要刊登法律和法令；其前身是 1869 年 1 月 1 日起在巴黎出版

的《法兰西帝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Empire francaise) 。 1870 年 9 月帝



报刊索引 957 

国灭亡后，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的名称出版； 1871 年 3 月 20 日一 5 月 24

日先后作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出版，但仅在 3

月 30 日的报纸上写有“巴黎公社正式机关报”字样，报纸主编是皮·韦济尼

埃、沙·龙格，其成员有古·库尔贝、爱·瓦扬。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

的报纸也用这个名称在凡尔赛出版。—-232 。

《费加罗报》 (Le Figaro)—一法国的一家文学政治周报， 1854 年在巴黎创刊，

1866 年改为 H报。一一679— 685 。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 1861 —

1876 年在伦敦出版；曾三度易名：《蜂房》(The Bee-Hive) 、《蜂房报》(The Bee

Hive Newspaper) 、《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 ；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

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 1864 年 11 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从此主

要刊登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但是该报刊登

国际文件时常作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 1869 年起该

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 1870 年 4 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

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一163 。

G 

《改革报》(La Reforme)一一法国的一家日报， 1843 年 7 月一 1850 年 1 月在巴

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洛兰和多·弗·阿拉戈。一—538 。

《改良报》 (La Riforma)一意大利的一家日报， 1867 年起在佛罗伦萨出版。

—584 。

《工人报》 (Arbeiter-Zeitung Zentralorgan der o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

tie)－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1889 — 1893 年在维也纳出版，每周出

版一次， 1894 年每周出版两次，从 1895 年 1 月 1 日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

阿德勒；在 19 世纪 50 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

奥·倍倍尔、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583 、 617 。

《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一—法国的社会主义年鉴， 1892—

1894 年和 1896 年在里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329 、

342 、 672 。

《工人纪事周报》 (Arbeiter-Wochen-Chronik. Sozial-okonomisches Volksb

latt)一—一家社会主义周报； 1873 年至 1890 年用这个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

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 1891 年 1 月至 1894 年用《工人新闻》(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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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terpresse) 的名称出版。一—107 。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一英国的一家

丛刊，简称《公文集》 (Portfolio) ，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

1835—1837 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 1843—1845 年以《公文集。外

交评论》(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 的名称出版； 1859— 1860 年在柏

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 (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ticke zur 

Zeitgeschichte) ，德文版主编是爱·费舍。一33 。

《公益。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The Commonweal.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alist League)——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 年和 1893—1894 年在伦

敦出版。一—-318 、 399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 1830 年由路·阿·梯也尔、弗·

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 1834— 1848 年用《 1834 年国民报》

(Le National de 1834) 的名称出版； 19 世纪 40 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

报；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

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51 年停刊。一一

330 、 538 。

J 

《今日》(To--Day)一—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 1883 年 4 月一 1889 年 6 月在

伦敦出版； 1884 年 7 月— 1886 年的编辑是亨·迈·海德门。——195 、 197 、

198 、 200 、 202 、 210 、 211 、 214 。

K 

《科隆人民报》(Kolni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天主教报纸， 1868 年至

1941 年出版。——587 。

L 

《莱茵报》一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or Politik, Handel und Ge

werbe)一—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 1842 年 1 月 1 日一 1843

年 3 月 31 H 在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 1842 年 4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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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 10 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

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

之一； 1843 年 4 月 1 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418 、 424 。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

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 1853—1903 年在莱比锡出版， 1903—1943 年在

柏林出版。一62 。

《论坛报》(La Tribuna）－~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 1883 年起在罗马出

版。－-347 。

《论坛报》——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一—英国的一家日报， 1855— 1937 年在伦敦

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

1937 年同《晨邮报》（ Morning Post) 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

(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 。 -123 、 125— 126 、 148 、 151 、 220 。

《每日纪事报》(The Daily Chronicle)——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1855 年至 1930 年

（从 1877 年起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英

国工人运动的资料。一一306 、 307 、 662 、 687— 693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

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1846 年 1 月 21 日由 W.K．黑尔斯在伦敦创刊， 1909 年

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 1930 年停刊。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

1862 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报纸。 70— 80 年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一124— 126 、 148 、 151 、 195 、 220 。

《美国评论：辉格党关于政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期刊》 (The American Re

view:A Whig journal of politics,literature,art and science)一－美国辉格党的

月刊， 1845— 1852 年在纽约出版，副标题曾作多次改动。 264 。

《民意导报》 (J3ecT沺K'bHapo职oii BoJIH. PeBOJIIO~IOHHoe co旦iaJibHO-IIOJlliTH'lecKoe

如拉皿e) 俄国民意党在国外的机关报， 1883 — 1886 年在日内瓦出版，

由彼·拉·拉甫罗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主编，共出五期。——521 。

《民族志学评论》（3-rHorpa中职ecKoe o6oopbHie)一一俄国的一家季刊， 1889— 1916

年由莫斯科大学的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的民族学部在莫斯

科出版。—-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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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那不勒斯信使报》(11 Corriere di Napoli)—~意大利的一家报纸， 1888 年由《罗

马信使报》和《晨邮报》合并而来。 448 、 449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

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 1841

年 4 月 10 13 — 1924 年在纽约出版；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

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 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

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

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 40 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

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

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美国

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离开进步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
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 年 9 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

坛报》(Semi-Weekly Tribune) （不迟于 1845 年）， 1853 年 5 月起《半周论坛报》

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 (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 。－— 421 —

422 、 428 。

。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 (BeCT皿k'bEBpollbI. 米yp郘Jl'b HCTOpiH, 

IlOJIBT邓H,JIBTepa巧pol)－俄国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 1866— 1908 年由

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在圣彼得堡创办和出版， 1909 — 1918 年夏由马·

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该杂志经常刊登反对马克思主

义的文章。 521 。

p 

《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一英国的一家季刊， 1809-1967 年在伦

敦出版。一－318 、 399 。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 H 报， 1827 年一约 1917 年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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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1857-1905 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 1905 

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e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

zette) 。－-－－ 124-126 、 148 、 151 、 220 。

《前进。柏林人民报》 (Vorwiirts. Berliner Volksblatt. Zentralorgan der sozialde

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前身是 1884

年创办的《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 ；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该报从 1891 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

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

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从 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起，

即在恩格斯逝世后，该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414 、 463 、 489 、

532 、 587 、 614 。

《前进报》——见《前进。柏林人民报》。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iirts ! Pariser Deutsche Zei tschrift) 在巴黎

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 1844 年 1 月创刊，每周出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创办

人和编辑之一为亨·伯恩施太因，副标题为《巴黎艺术、科学、戏剧、音乐和社

交生活信号》 (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 Wissenschaft, Theater, Musik und 

geselligem Leben), 1844 年 7 月 1 日卡·路·贝尔奈斯参加编辑部，同时副
标题改为《巴黎德文杂志》；报纸最初为一家温和的自由派刊物，从 1844 年夏

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当时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批判普鲁士的反

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 1844 年 12 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

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 420 、 427 。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iirts.Central-Organ der Socialde-

mokratie Deutschlands) 德国的一家报纸， 1876 年 10 月 1 日－1878 年 10

月 26 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三次，同时出版学术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

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

1877— 1878 年报纸以及它的学术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

论》；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它的续刊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在

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 。 361 。

R 

《人民报》(Das Volk) 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

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 1859 年 5 月 7 13 由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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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 6 月初起马

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千 7 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

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428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其前身

是《民主周报》； 1869 年 10 月 2 日— 1876 年 9 月 29 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

周出两次， 1873 年 7 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

会联合会机关报》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 1870 年 7 月 2 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

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 1875 年 6 月 11 日起又改为《德国

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

lands) ；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

察的迫害；由千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

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

该报中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给编

辑部提供帮助和指导，使这家报纸成了 19 世纪 70 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

一。一116 、 118— 119 、 121 、 137 、 168 、 170 、 175 、 176 、 178— 181 、 184— 186 、

190 、 192 、 193 、 204 、 207 、 209 、 213 、 528 。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 1890— 1933 年在马

格德堡出版。一—97 、 101 。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1875 年至 1878 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

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一424 。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一一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

关报； 1850 年 12 月 7 日— 1851 年 7 月 26 日在伦敦出版， 1852 年 2 月 7 日一

4 月 24 日再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 304 。

s 
《萨克森工人报》(Sii.chsische Arbeiter-Zeitung.Organ zur Wahrnehi:nung der In

teressen der Arbeiter)——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 1890— 1908 年在德累斯

顿出版； 19 世纪 90 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一

81 、 84 、 102 。

《闪电报》 (L'Eclair. Journal de Paris, politique, quotidian, absol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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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ant) 法国的一家 H 报， 1889 — 1939 在巴黎出版。 666 — 

672 。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 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 1895 — 1898 年

在巴黎出版。一一575 。

《社会民主党人》 (Der Sozialdemokrat. Zentral-Wochenblatt der Sozialdemokra

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

报； 1894 年 1 月 25 日一 1895 年 12 月 16 H 在柏林出版；主编是马·席佩尔。

-—609 。

《社会民主党人》 (Cou;ia'b讥纽OKpa吓． Tp皿坎e如H'bo6II.I,ecT聪HHO-JIB冗pa.TypeH'b

c6op皿k'b）——保加利亚的文学政治季刊， 1892— 1893 年间在塞夫利耶沃不

定期出版，总共出版四期。 503 、 691 。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伯lny Demokrat) 捷克的一家报纸，于布拉格出版。

—--505 。

《社会民主党人报。德语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Der Sozialdemokrat.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er Zunge) 一家德文周报， 1879 年 9 月—

1888 年 9 月在苏黎世出版， 1888 年 10 月一 1890 年 9 月 27 日在伦敦出版；

1879—1880 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 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

克思恩格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在他们的影响下报纸

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革命报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反社会党人法

作出了重大贡献。—-51 、 62 、 82 、 87-90 、 92 、 390 、 658 。

《社会评论》 (Critica Sociale)——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

物； 1891-1924 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 19

世纪 90 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

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347 、 349 。

《社会主义党。革命中央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 socialiste. Organe du Comite 

Revolutionnaire Central) 法国的一家周刊，布朗基派的机关报， 1891 年—

1895 在巴黎出版。—-529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Organe central du Parti ouvrier)一~法国的一家

周报， 1885 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 1902 年以前是工人党的机关报，后来

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 19 世纪 80— 90 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一

68 。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 Organo del Partido Obrero) 西班牙的一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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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 1886 年 3 月 12 日起在马德里出版。一一

68 。

《时代。时事、文学与艺术月刊》(Time.A Monthly Magazine of Current Topics, 

Literature and Art)一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 1879-1891 年在伦敦出版。

——- 5 。

《世纪报》(Il Secolo. Gazzeta di Milano)一—意大利的一家日报， 1866 年 5 月至

1927 年 4 月在米兰出版。 448 、 452 。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 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杂志，

由资产阶级激进派于 1865 年创办；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

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 1934 年。 116 、 171 、 176 、 183 、 190 。

T 

《泰晤士报》(The Times)一一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 1785

年 1 月 1 H 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 H 报》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 

1788 年 1 月 1 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

约·沃尔特， 1812 年起主要所有人先后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

19 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入约·塔·德莱恩

(1841— 1877入托·切纳里(1877-1884入乔·厄·巴克尔 (1884-1912),

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 等；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撰稿人有

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19 世纪 40 年代

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 年前）；报纸与政府、教会

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 1866-1873 年间曾报道国

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一113 、 116— 123 、 125-128 、 130 、 133 、 134 、

136 、 140 、 141 、 144— 145 、 147-148 、 151 、 152 、 172 、 173 、 178 、 179 、 184-188 、

191-196 、 198 、 199 、 201— 203 、 208-211 、 214 、 217 、 219 、 381 。

w 

《晚邮报》(Il Corriere della sera) 意大利的一家日报， 1876 年起在米兰出版。

—451 。

X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 年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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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出版。一—124-126 、 148 、 151 、 219 。

《现代人》(Contemporanul)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的一家文学、科学和政治

杂志，由康·多布罗贾努—盖雷亚和若·纳杰日杰创办； 1881 年 7 月— 1890

年 12 月用这个名称在雅西出版，先是每月出两次，后改为月刊；该杂志刊登

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的一些片断。——259 、 691 。

《现代生活自由论坛》(Freie Btihne filr modernes Leben) 德国的一家文学杂

志， 1890— 1893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开始是周刊， 1892 年起为月刊。

98 、 101 。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Zeitschrift filr die Arbeiterfrage)一—德国大

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 1871 年创刊，在柏林出版至 1876 年。

113 、 115— 117 、 122 、 131 、 133 、 137 、 138 、 140 、 142 、 144 、 168 、 170 、 172 、 175 、 176 、

179 、 180 、 183-186 、 189— 192 、 196 、 200-202 、 207—210 、 213 、 214 。

《新纪元》(《L'Ere nouvelle>) 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 1893 — 1894 年在巴黎

出版；茹·盖得、让·饶勒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为

该杂志撰稿。一597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

tie) 德国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 1848 年 6 月 1 日一1849 年 5 月 19

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

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约·亨·毕尔格尔斯等。报纸编辑

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的职责； 1848 年 9 月 26 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

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

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 1849 年 5 月马克思和其

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88 、 246 、 420 、 427 、 618 、 648 、

652 、 655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千 1849 年 12 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

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1848—1849) 的续刊；该杂志从 1850 年 3-11 月总

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 5-6 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

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

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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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

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 1850 年 11 月，由千反动势力的迫害，加上资金缺

乏，杂志被迫停刊。一421 、 427 、 622 、 648 、 655 。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off entlichen Lebens)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 1883— 1890 年 10 月

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 1923 年秋每周一期； 1883-1917 年 10 月

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 1917 年 10 月— 1923 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 1885 — 1894 年恩格斯在杂志

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批评、告诫，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办刊方向。

221 、 258 、 266 、 280 、 299 、 363 、 399 、 414-416 、 485 、 588 、 633 、 635 、 636 、 638 、

640 、 648 、 649 、 652— 658 。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由米·埃

蒂耶纳和麦·弗里德兰德创办， 1864-1939 年在维也纳出版。一一700-

702 。

y 

《 1892 年工人党年鉴》 见《工人党年鉴》。

《议会报》(I1 Parlamento)一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 1853 年起在都灵出

版。 451 。

z 

《自由思想报》 (Freisinnige Zeitung) 德国的一家 H 报，在柏林一直出版到

1918 年；自 1885 年起是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机关报，自 1893 年起是自由人民

党的机关报，自 1910 年起是进步人民党的机关报；由欧根·李希特尔创办并

发行。一479 。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一一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

阶级报纸（周刊）。 1855— 1865 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曾发表过马克

思的一些文章。一-428。

《政治、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

ture, Science, and Art)－—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 1855— 1938 年在伦敦出

版。 183 。

《钟声》 (KoJIOKOJib)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 1857-1865 年由亚·伊·



报刊索引 967 

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 1865 — 1867 年在日

内瓦出版， 1868-1869 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 66 。

《祖国纪事》(Or钰m扭邯沉玉旺皿Y如灯职时叩怍卤们劝血沺立诮凇怀arr)-—什俄

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 1820— 1830 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

方面的文章； 1839 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 1839 — 1846 年，由

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

60 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 1868 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

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

知识分子的中心； 1877 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

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该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

查机关的迫害， 1884 年 4 月被查封。——521—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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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 31 。

阿尔卑斯山脉（区） 230 、 245 、 584 。

阿尔及利亚 490 。

阿尔科伊 509 。

阿尔萨斯 56 、 227 。

阿尔萨斯—洛林 41 、 42 、 46 、 55 、 336 、

338 、 465 、 492 、 629 、 671 、 691 。

阿非利加（洲） 见非洲。

阿富汗 43 。

阿根廷 410 。

阿卡迪亚 573 。

阿穆尔边区 437 。

埃尔伯费尔德 246 、 647 、 648 。

埃尔南·科尔特斯街 68 、 578 。

埃及 29-32 、 556 、 557 。

埃劳（埃格尔） 23 。

埃奇河（阿迪杰河） 493 。

爱尔福特 23 、 665 。

爱尔兰 319 、 323 、 399 、 401 、 404 、 511 、

591 、 596 、 673 、 692 。

爱琴海 48 、 503 、 571 。

安达卢西亚 510 、 591 。

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 14 。

奥布（图尔库） 23 。

奥地利 13 、 14 、 16 、 18 — 22 、 25 、 27 、

31 、 33 -- 36 、 38 、 39 、 41 、 42 、 44 、 46 、

47 、 60 、 74 、 80 、 230 、 296 、 297 、 304 、

336 、 387 、 439 、 454 、 459 、 466 、 469 、

477 、 491 、 492 、 498 、 501 、 541 、 604 、

617 、 626 、 628 、 637 、 648 、 658 、 680 、

686 、 690 、 707 。

奥尔绍瓦 35 。

奥克苏斯河（阿姆河） 8 、43 。

奥斯特利茨 22 、 23 。

奥滕森 689 。

奥匈帝国 奥地利和匈牙利 106 。

澳大利亚澳洲 215 、 266 、 275 、 290 、

313 、 393 、 700 。

B 

巴比伦 568 、 569 。

巴登 82 、 246 、 648 。

巴登一普法尔茨 648 。

巴尔千半岛 10 、 11 、 34 、 44 、 343 、 486 。

巴尔干山脉 31 、 41 。

巴尔米拉（泰德穆尔） 571 。

巴伐利亚（拜恩） 14 、 18 、 57 、 289 、

593 、 680 、 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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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 550 、 555 。

巴黎 19 、 25 、 30 、 38 、 42 、 60 、 68 、 71 、

73 、 74 、 76 、 206 、 227 、 228 、 230-237 、

239-242 、 270 、 299 、 307 、 329 、 330 、

339 、 342 、 355 、 356 、 367 、 378 、 379 、

411 、 419 — 421 、 423 、 424 、 427 、 430 、

441 、 442 、 451 、 456 、 477 、 486 、 490 、

494 、 529 、 540 、 549 、 557 、 561 、 572 、

579 、 591 、 597 、 623 - 625 、 627 ——

629 、 633-635 、 638 、 647 、 652 、 666 、

667 、 673 、 675 、 677 、 678 、 694 、 697 、

703 。

巴伦西亚 509 、 510 。

巴门 647 、 652 。

巴拿马（运河） 441 、 444 、 445 、 447 、

449 、 450—452 。

巴纳特 44 。

巴涅尔－德吕雄 307 。

巴塞尔 427 。

巴塞罗那 94 。

巴斯克地区 509 。

巴特西 661 。

白俄罗斯 11 、 19 。

保加利亚 35 、 41 、 503 、 591 、 637 、 691 。

北角 390 。

北美洲北美 61 、 66 、 435 、 592 、 598 。

北石勒苏益格 337 、 492 。

贝尔法斯特 577 。

贝尔特海峡 11 。

贝尔维尔 227 、 234 。

贝内文托 256 、 259 。

比利牛斯山脉 307 。

比利时 14 、 71 、 92 、 93 、 323 、 403 、 420 、

501 、 561 、 585 、 592 、 593 、 637 、 681 、

706 。

比萨拉比亚 25 、 26 、 41 、 44 。

彼得堡一见圣彼得堡。

宾夕法尼亚 316 、 397 。

滨河路 578 。

波恩 418 。

波尔多 300 。

波尔特巷 163 。

波河 655 。

波兰 11— 13 、 16-21 、 23-26 、32-

35 、 39 、 45 、 48 、 56 、 94 、 99 、 313 、 339 、

340 、 351 、 382 、 393 、 441 、 442 、 459 、

483 、 626 、 628 、 707 。

波罗的海（东海） 7 、 20 、 23 、 493 、 524 。

波士顿 414 、 421 、 427 、 657 。

波斯 13 、 43 、 548 、 558 、 573 。

波斯尼亚 41 。

波希米亚 498 、 548 。

伯罗奔尼撒半岛（摩里亚半岛） 573 。

伯明翰 158 、 323 、 404 。

柏林 32 、 34 、 42 、 49- 51 、 98 、 101 、

102 、 105 、 113 — 115 、 137 、 140 、 170 、

189 、 207 、 212-215 、 222 、 238 、 241 、

299 、 313 、 334 、 358 、 393 、 418 、 419 、

422 、427-429 、 456 、 463 、 479 、 495 、

505 、 511 、 563 、 570 、 587 、 609 、 614 、

624 、 633 — 635 、 647 、 648 、 655 --

657 、 666 、 675 、 683 、 687 、 688 、 703 。

博斯普鲁斯海峡 11 、 24 、 32 、 41 、 43 、

47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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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梅 214 、 647 、 652 、 688 。

不伦瑞克 424 、 432 。

布达佩斯 107 。

布格河 18 。

布哈拉汗国 43 。

布加勒斯特 25 。

布拉德福德 381 。

布拉格 492 、 498 、 505 。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194 、 210 。

布列塔尼地区 421 。

布卢姆斯伯里 63 。

布鲁塞尔 95 、 246 、 298 、 411 、 420 、

421 、 427 、 647 、 652 、 657 、 673 、 675 、

697 。'

布吕恩（布尔诺） 304 、 648 、 658 。

C 

查尔朱 43 。

D 

达达尼尔海峡 41 、 49 。

达姆施塔特 388 、 390 、 391 。

大不列颠（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

6 、 14 、 16 、 19 、 20 、 23 、 24 、 31 、 33-36 、

38 、 39 、 41— 44 、 60— 62 、 68 、 71 、 72 、

74 、 76 、 77 、 79 、 80 、 90 、 92 、 94 、 95 、 99 、

100 、 106 、 113 、 115 、 116 、 129 — 131 、

136 、 142 、 147 、 154-158 、 160 、 162 、

164— 169 、 172 、 173 、 175 、 176 、 178 、

179 、 184-186 、 192-194 、 199 、 203 、

204 、 206 、 208 、 210 、 213-216 、 258 、

259 、 265 、 267 、 269 、 270 、 288 — 290 、

298 、 301 、 302 、 306 、 312 、 313 、 315-

321 、 323 — 325 、 338 、 345 、 362 、 363 、

365 - 367 、 370 、 373 - 385 、 388 、

390— 401 、 403 — 409 、 411 — 417 、

422 、 423 、 428 、 430 、 466 、 486 、 489 、

493— 496 、 501 、 507 、 515 、 518 、 524 、

577 、 591 、 602 、 618 、 623 、 625 、 627 、

648 、 655 、 658 — 660 、 662 、 671 、 673 、

675 、 677 、 682 、 687 — 689 、 692 、 697 、

701 、 702 。

大俄罗斯 11 、 12 、 19 、 518 。

大格尔申街 505 。

大西洋 312 、 682 。

丹麦 34 、 39 、 43 、 89 、 94 、 96 、 339 、 492 、

607 、 637 。

德国德意志 12-14 、 18 、 20— 22 、

28 、 34 、 39-42 、 44 、 46 、 47 、 50— 58 、

60 、 71 、 72 、 80 、 81 、 84 、 85 、 87 — 90 、

97-101 、 103 、 105 、 106 、 110 、 116 、

133 、 140 、 157 、 170 、 171 、 174 、 177 、

180 、 181 、 184-186 、 189 、 194 、 196 、

207 、 210 、 214 、 221— 222 、 225-227 、

230 、 235 、 238 、 256 、 258 、 283 、 287 —

291 、 293 、 295 、 297 、 299 、 300 、 302 、

312 、 316 、 317 、 320 、 321 、 323 、 329 —

334 、 336— 342 、 347— 349 、 352 、 355 、

358-362 、 364 、 366 、 367 、 372—

374 、 378 、 379 、 381 、 383—386 、 388—

393 、 396 、 397 、 401 、 403 、 412 、 413 、

415-417 、 419 、 420 、 423 、 424 、 427 、

444 、 446 、 454 、 456 、 459 、 465-470 、

473 、 477—480 、 482 、 485-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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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496 、 498 、 499 、 501 、 506 、 511 、

525 、 528 、 530 、 548 、 549 、 554 、 556 、

561 、 563 、 569 、 579 、 580 、 584 — 587 、

656 、 667— 672 、 681 、 682 、 690 、 691 。

F 

589-593 、 600 、 601 、 604 、 612 、 613 、 I 法国法兰西 6 、 8 、 12 、 14 、 16 、 18-

629 、 630 、 636 、 638 、 647 、 648 、 652 、

655-657 、 665 — 667 、 670- 672 、

675 、 679 — 684 、 690 — 692 、 694-

697 、 701 、 704 、 707 。

德累斯顿 81 、 84 、 246 、 633 、 688 。

德涅斯特河 18 。

德维纳河（道加瓦河） 8 、 24 、 482 。

地中海 456 。

第聂伯河 8 、 24 、 482 。

蒂宾根 573 、 575 。

蒂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23 、 24 、 339 、

466 。

东鲁米利亚 41 。

东欧 62 、 528 、 543 、 627 。

东普鲁士 16 。

东中央区 68 。

顿河 8 。

多瑙河 8 、 32 、 35 、 41 。

多瑙河两公国 30—35 。

E 

俄国俄罗斯 3-27 、 29 — 50 、 55 、

60 、 66 、 67 、 94 、 99 、 106 、 227 、 299 、

323 、 336 — 340 、 342 — 346 、 351 、

353 、 404 、 424 、 428 、 436-438 、 441 、

442 、 456 、 459 、 465 、 466 、 477 、 480 、

487 、 493 、 494 、 503 、 511—527 、 529—

531 、 591 、 613 、 624 、 626 、 637 、 655 、

22 、 25 、 27— 36 、 38-44 、 46— 50 、

55 、 60 、 71 、 72 、 74 、 76 、 94 、 95 、 99 、

100 、 106 、 226 - 236 、 240 — 242 、

288-290 、 293 、 297 、 300 、 307 、 308 、

316 、 317 、 319 、 323 、 329 、 330 、 336-

342 、 345 、 355 、 361 、 365 、 366 、 373 、

374 、 376 — 381 、 384 、 386 、 396 、 398 、

399 、 401 、 403 、 412 、 419 — 421 、 423 、

424 、 428 、 430 、 441 — 444 、 449 、 450 、

454 、 456 、 465 、 466 、 468 、 472 、 477 —

479 、 482 、 486 、 489-494 、 499 、 501 、

512 、 515 、 524 、 529 、 538 、 540 、 549 、

561 、 579 、 580 、 585 、 587-601 、 604—

606 、 610 、 618 、 621—624 、 626 、 628—

631 、 635 、 636 、 647 、 660 、 666 、 667 、

669-673 、 679 、 681 、 682 、 684 、 690 、

691 、 694-696 。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365 、 419 、 427 、

466 、 587 、 655 。

凡尔赛 231-235 、 240 、 355 。

梵蒂冈 450 、 452 。

非拉铁非（阿拉谢希尔） 559 、 561 、

566 。

非洲（阿非利加洲） 266 、 548 、 564 。

排特烈港（哈米纳） 20 。

费城 393 。

芬兰 20 、 23 、 25 。

芬兰湾 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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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省 351 、524。

弗里德兰（普拉夫金斯克） 23 。

弗利特街 68 、 163 。

佛兰德 493 。

伏尔加河 8 。

符腾堡 289 。

G 

刚果河 323 、 404 。

高加索山脉（地区） 8 、 10 、 33 、 671 。

高卢 571 、 640 。

哥本哈根 68 、 256 、 259 、 607 。

哥达 224 。

格伯斯多夫（索科武夫斯科） 98 。

格奥克泰佩 43 。

格拉纳达 509 。

格拉斯哥 390 、 408 、 411 、 412 、 673 。

格吕克斯堡 34 。

格罗夫纳广场 661 。

H 

哈雷 141 、 214 、 224 。

哈利斯河（克孜勒河） 58 。

海德堡 388 。

海德公园 63 、 76 、 77 、 662 、 663 。

海德公园角 661 。

海恩费尔德 296 。

海牙 93 、 225 、 256 、 298 、 423 、 432 、

677 。

汉堡 33 、 82 、 110 、 313 、 393 、 421 、 422 、

427 、 428 、 432 、 622 、 623 、 655 、 656 、

692 。

汉诺威 56 、 511 、 639 。

浩罕 43 。

荷尔斯泰因 551 。

荷兰 89 、 302 、 373 、 416 、 486 、 493 、

704 。

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 550 。

赫希斯特 390 。

黑海 8 、 11 、 20 、 43 、 48 、 351 、 503 。

黑森 639 。

黑山 41 。

华盛顿 266 、 271 。

华沙 33-35 。

滑铁卢 636 。

霍德梅泽瓦沙海伊 544 。

霍廷根 246 。

J 
基斯诺斯（塞尔米亚）岛 574 。

吉森 388 。

加的斯 509 、 510 。

加利福尼亚 72 、 313 、 393 、 700 。

加利利 555 。

加拿大 290 。

加特契纳 67 。

剑桥 113 、 155 、 195 、 200 、 201 、 209 、

211 、 214 。

捷克 305 、 498 、 505 、 699 、 707 。

君士坦丁堡 6 、 10 、 20 、 23 、 24 、 27 、 31 、

32 、 35 、 41 、 42 、 44 、 47 、 49 、 68 、 343 、

377 。

K 

卡缅涅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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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

卡诺萨 57 。

卡斯蒂利亚（地区） 100 。

卡塔赫纳 509 、 510 。

凯比尔堡 662 。

康奈尔斯维尔 316 、 397 。

喀尔巴肝山脉 48 。

喀琅施塔得 342 、 667 。

喀土穆 548 。

科尔多瓦 509 。

科夫诺（考纳斯）省 482 。

科隆 71 、 418 — 421 、 424 、 427 、 489 、

506 、 648 、 652 、 655 、 657 、 683 。

科西嘉岛 22 。

克拉科夫 35 。

克拉肯韦尔－格林 661 。

克莱尔沃 233 。

克里木 18 、 32 、 35 、 36 、 42 、 43 、 343 、

422 、 520 、 524 、 667 。

克里特岛 44 、 45 。

克罗伊茨纳赫 419 。

库普弗格拉本 472 。

库页岛 434 、 435 、 437 、 438 。

L 

莱巴赫（卢布尔雅那） 29 。

莱比锡 25 、 164 、 196 、 361 、 431 、 647 、

648 、 655 。

莱顿 557 。

莱茵河莱茵省莱茵地区 21 、 22 、

29 、 31 、 56 、 58 、 61 、 230 、 338 、 339 、

418 、 419 、 424 、 474 、 570 、 594 、 596 、

655 、 704 。

兰开夏郡 313 、 367 、 393 、 415 。

朗－爱克街 163 、 212 。

里尔 307 、 342 、 361 。

里海 43 。

立陶宛（公国） 11 、 12 。

利物浦 92 。

联合王国——见大不列颠。

吕贝克 688 、 689 。

吕内维尔 21 。

伦敦 29 、 30 、 33、 50 、 62 、 63 、 67 、 68 、

73— 76 、 78 、 82 、 86 、 104— 107 、 109 、

110 、 116 、 121 、 123 — 125 、 130 、 148 、

152 、 156 — 159 、 163 、 165 — 167 、

170 -178 、 181 — 185 、 187 、 189 －一

191 、 197 、 212 、 213 、 215 、 216 、 219 、

225 、 239 、 240 、 242 、 245 、 255 、 257 、

260 、 266 、 270 、 271 、 296 、 298 、 304 、

307 、 309 、 311 、 315 、 318 、 322 、 324 —

326 、 352 、 355 、 357 、 366 、 377 、 381 、

383 、 386 、 387 、 389 — 392 、 396 、 399 、

403 、 404 、 406—408 、 421 、 422 、 427-

429 、 431-433 、 439 、 460 、 464 、 498 、

502 、 503 、 507 、 508 、 531 、 540 、 541 、

543 、 579 、 586 、 588 、 598 、 602 、 616 、

617 、 621 、 641 、 642 、 647 、 648 、 652 、

655 、 651 — 659 、 662 、 664 、 665 、 673 、

686 、 701 、 706 。

罗马 12 、 268 、 371 、 372 、 444- 449 、

451 、 452 、 547 、 555 - 558 、 562 —

571 、 575 、 576 、 581 、 584 、 585 、 591 、

640 、 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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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41 、 637 、 691 。

罗切斯特 271 。

洛林 227 。

洛桑 552 。

M 

马德里 68 、 256 、 427 、 499 、 577 、 578 。

马恩河 342 。

马格德堡 97 、 101 。

马拉加 509 。

马其顿 558 。

马赛 412 、 595 、 673 。

迈尔—恩德 661 。

迈纳（马尼） 573 。

曼彻斯特 79 、 313 、 323 、 388 、 390 、

393 、 404 、 647 、 648 、 652 。

梅尔夫（马雷） 43 。

梅克伦堡 593 、 637 。

梅梅尔河 493 。

梅斯 233 。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合众国 19 、

31 、 60 、 62 、 66 — 68 、 80 、 159 、 173 、

185 、 237 、 264 、 266 、 269 、 270 、 288-

290 、 312 、 313 、 316 、 318 、 323 、 380-

382 、 392 、 394 、 396 — 398 、 404 、 410 、

414-416 、 422 、 424 、 487 、 564 、 572 、

658 、 697 。

美尼尔芒坦 234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见法兰克福

（美因河畔）。

美洲 16 、 71 、 73 、 77 、 244 、 266 、 268 、

275 、 337 、 373 、 377 、 390 、 423 、 435 、

493 、 528 、 638 、 696 。

蒙马特尔高地 356 。

米德尔斯伯勒 407 。

米哈伊洛夫斯科耶 43 。

米兰 244 、 347 、 349 、 448 、 451 、 456 、

624 。

摩尔多瓦 23 、 34 。

摩里亚半岛——见伯罗奔尼撒半岛。

摩洛哥 662 。

摩泽尔河 418 、 419 、 424 、 516 。

莫斯科莫斯科省 10 、 25 、 350 、 434 、

435 、 440 、 524 。

穆尔西亚 509 、 510 。

穆兰－萨凯多面堡 233 。

N 

拿骚 639 。

那不勒斯 444 、 448 、 449 。

纳瓦里诺 31 。

南俄草原 36 。

南美洲南美 275 、 381 、 592 。

南特 591 、 597 、 598 、 606 、 609 。

讷伊（塞纳河畔） 233 。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437 。

尼科美底亚 641 。

尼斯 655 。

尼西亚（伊兹尼克） 558 、 560 。

牛津 158 。

纽约 270 、 271 、 312 、 392 、 421 、 423 、

427 、 655 、 658 。

挪威 20 、 23 、 25 、 98—101 、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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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5 、 6 、 8 — 11 、 13 、 14 、 16-20 、

22 、 25 、 27 、 29-35 、 37 、 40-50 、 53 、

55 、 66 、 67 、 71 、 73 、 77 、 99 、 106 、 183 、

227 、 244 、 271 、 290 、 298 、 299 、 302 、

313 、 330 、 336 — 342 、 345 、 346 、 351 、

352 、 355 、 371 、 372 、 380 、 386 、 393 、

409 、 411 、 412 、 420-423 、 427 、 432 、

456 、 459 、 461 、 463 、 465 、 474 、 484 、

486 、 493 、 494 、 501 、 517 、 521 — 523 、

525 、 528 、 537 、 552 、 592 、 613 、 618 、

622-624 、 626—629 、 638 、 667 、

668 、 671 、 680 、 682 、 690 、 691 、 694 —

696 、 703 。

p 

帕加马 561 、 562 。

帕里 550 、 551 。

帕特莫斯岛 571 。

葡萄牙 94 、413 、 648 。

普法尔茨 246 、 648 。

普列夫纳（普列文） 44 、 682 。

普鲁士 8 、 13 、 14 、 16 — 19 、 21-23 、

25 、 27 、 31 — 35 、 39 、 40 、 42 、 56 、 57 、

60 、 88 、 189 、 226 、 227 、 230 、 231 、 233 、

234 、 287 、 289 、 290 、 334 、 337 、 339 、

344 、 356 、 418 、 420 、 421 、 442 、 465 、

466 、 469 、 470 、 472 、 474 、 475 、 478 、

483 、 488 、 490 、 522 、 591 、 593 、 612 、

613 、 628 、 629 、 640 、 655 、 657 、 680 、

681 。

普鲁特河 8 、 31 、 35 。

Q 

齐斯莱塔尼亚 44 。

桥街 661 。

R 

日耳曼尼亚 267 、 444 。

日内瓦 66 、 68 、 73 、 256 、 270 、 429 —

432 、 515 、 521 、 551 。

瑞典 10 、 12 、 13 、 20 、 23 、 25 、 589 。

瑞琴特公园路 109 、 308 、 309 、 311 、

433 、 439 、 503 、 507 、 577 、 616 、 642 、

687 。

瑞士 89 、 93 、 246 、 290 、 302 、 390 、 429 、

449 、 464 、 493 、 551 、 585 、 630 、 637 、

691 、 704 。

汝拉（侁罗）省 429—431 。

s 
撒马尔罕 43 。

萨克森 81 、 84 、 102 、 234 、 345 、 641 。

萨克森林地 623 。

萨莫萨塔（萨姆萨特） 549 。

萨瓦 655 。

塞尔维亚 41 。

塞纳河 233 、 342 。

塞瓦斯托波尔 36 。

塞维利亚 35 、 509 。

桑威奇群岛 见夏威夷群岛。

色当 230 、 233 、 336 、 468 、 691 。

沙皇格勒——见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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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斯波特 323 、 324 、 404 。

设菲尔德 428 。

圣彼得堡 10 、 16 、 20 、 43 、 299 、 441 、

442 、 515 、 521 。

圣斯特凡诺 41 。

圣文德尔 650 。

施皮歇恩 468 。

石勒苏益格 338 、 339 。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34、39 、593 。

士麦那（伊兹密尔） 559 、 561 。

斯巴达 585 。

斯德哥尔摩 23 、 362 。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98 。

斯塔福德郡 323 、 404 。
斯特拉斯堡 194 、 210 。

斯图加特 15 、 260 、 269 、 413 、 414 、

427 、 521 、 573 、 648 、 656 、 689 。

斯旺西 72 。

松德海峡 11 、 43 、 44 。

苏格兰 157 、 267 、 302 、 373 、 511 、 518 。

苏莱曼山脉 43 。

苏黎世 246 、 361 、 390 、 411 、 412 、 421 、

427 、 475 、 648 、 655 — 658 、 673 、 675 、

676 、 694 、 696-698 、 703 。

索尔福德 408 。

T 

塔甘罗格 30 。

塔什干 43 。

太平洋 435 。

泰申 18 。

泰晤士河 661 。

特拉法加广场 75 。

特兰西瓦尼亚 44 。

特里尔 418 、 650 。

特罗保（奥帕瓦） 29 。

特洛伊 261 。

突厥斯坦 43 。

图林根 289 。

土耳其 6 、 10 、 13 、 18 、 20 、 23 、 25 、 27 、

28 、 30— 32 、 35 、 41 、 48 、 62 、 682 。

推雅推喇（阿克希萨尔） 561 。

托登楠法院路 430 。

托登楠街 309 。

托斯卡纳 444 、 448 。

w 

瓦格拉姆 636 。

瓦拉几亚 23 、 34 。

旺多姆广场 231 。

旺沃堡 233 。

威尔柏克街 171 、 176 、 213 。

威尔士 159 。

威廉堡 230 。

威斯特伐利亚 12 、 18 、 56 。

维登 88 。

维多利亚街 661 。

维罗纳 29 。

维斯图拉河－—－见维斯瓦河。

维斯瓦河（魏克瑟尔河，维斯图拉河）

8 、 338 、 482 。

维也纳 12 、 25 、 33 、 49 、 60 、 62 、 74 、

439 、 498 、 505 、 624 、 633 、 700—703 。

魏克瑟尔河一一见维斯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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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 468 。

沃州 552 。

乌拉尔 515 。

伍利奇 661 。

X 

西班牙 28 、 29 、 62 、 71 、 94 、 242 、 293 、

307 、411-413 、 432 、 499 、 509 、 510 、

528 、 548 、 561 、 571 、 577 、 578 、 585 、

630 、 633 、 648 、 655 。

西带区 171 、 176 。

西北区（伦敦） 109 、 308 、 309 、 503 、

507 、 577 、 616 、 642 。

西伯利亚 72 、 512 、 700 。

西里西亚 657 。

西欧 5 、 17 、 20 、 27 、 33 、 42 、 49 、 50 、 67 、

73 、 242 、 343 、 371 、 486 、 503 、 512-

519 、 522 、 523 、 527 、 534 、 591 、 594 、

596 、 598 。

西区 661 。

西西里岛西西里 444 、 564 、 581 、

591 。

西藏 259 。

希腊 10-12 、 28-31 、 262 、 268 、

371 、 550 、 555 、 557 、 558 、 565 、 575 、

576 。

希腊半岛 568 。

希瓦汗国 43 。

下萨克森 593 。

夏威夷群岛 266 、 436 。

香棕 466 、 489 。

小俄罗斯 11 、 19 。

小亚细亚 11 、 550 、 557 、 558 、 564 、

571 、 572 。

新拉纳克 518 。

兴都库什山脉 43 。

匈牙利 34 、 35 、 39 、 107 、 108 、 246 、

321 、 352 、 379 、 401 、 440 、 459 、 543 、

544 、 626 。

叙利亚 550 、 557 。

雅典 521 、 585 。

雅西 259 。

亚琛 29 。

亚德里亚海 11 。

亚该亚 571 。

y 

亚历山大里亚 555 。

亚美尼亚 41 、 44 、 45 、 550 。

亚速海 18 、 351 。

亚细亚 551 、 558 、 571 、 640 。

亚洲 11 、 32 、 266 、 343 、 503 。

药杀水（锡尔河） 8 、43 。

耶路撒冷 555 、 559 。

耶拿 13 、 23 、 393 、 490 。

伊瑟隆 246 。

伊斯特本 582 。

伊西堡 233 。

以弗所 561 、 562 。

以色列 560 、 568 。

议会广场 661 。

易北河 56 、 488 、 489 、 591 、 593 、 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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